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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法语在法兰西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关法语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以及法语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热衷于法语和对法国文化感兴趣的学者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法语被认为是第一个在公元9世纪从拉丁语独立出来的罗曼语种
(1)

 。这是因为法语的发展道路比只有局部变化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来说更为偏离拉丁语。像其他罗曼语族的语言一样，法语也是起源于拉丁口语，但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高卢语和法兰克语
(2)

 对它长期以来的影响。

《斯特拉斯堡盟约》是公认的法兰西语言史上的第一件珍贵史料，而且也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也有人说它是法语作为独立语言存在的标志。当时，法语被称为罗曼语（romana lingua），到12世纪，罗曼语族中的另一个语言分支奥依语开始流行。该语言在中世纪与多种方言并存。从12世纪开始，奥依语便成为通用语言，并有取代拉丁语和其他方言的趋势。

在大发现
(3)

 时期之后，伴随着从17世纪至19世纪波及各个大洲的大规模殖民现象，法语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并在殖民地国家里呈现出良好的普及态势。在当地方言和其他语言的影响下，催生了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法语：克里奥尔语和萨比尔语。另外不同时代和地区也赋予法语不同的政治境遇和地位。因此，虽然法语有称霸欧洲的雄心壮志，但是面对日渐强大的英语，它还是在英法殖民战争时期失去了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在非洲大陆形成新一轮的殖民化高潮后，法语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成为众多国家的官方语言。

随着20世纪下半叶这些国家的纷纷独立，它们开始制定自己的语言政策并重新审视法语在本国的地位。这些国家虽然将法语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但同时也积极鼓励当地民众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就出现了多种语言并重的语言政策，也给法语在这些国家的生存带来了挑战。上个世纪，在法国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法语国家组织成立，进一步夯实了法语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不难看出，21世纪法语将同其他国际性语言一样，在人际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前法兰西语言的基本状况：

法国人口：约6500万。

官方语言：法语，属罗曼语族。

其他方言：

—罗曼语族：

·奥依语

在法国北方：有皮卡第方言、瓦隆方言、上诺曼底方言。

在东部地区：有洛林方言、勃艮第方言、波旁内方言、弗朗什孔泰方言。

在中部地区：有法兰西岛方言、奥尔良方言、贝里方言、香槟方言。

在西部地区：有下诺曼底方言、盎格鲁-诺曼底方言、布列塔尼方言、马延方言、勒芒方言。

在昂热地区：有普瓦图方言、都兰方言、圣东日方言。

·法普罗旺斯语方言

从福雷地区到萨瓦地区。

·奥克语方言

北奥克语方言：利穆赞方言、奥弗涅方言、普罗旺斯-阿尔卑斯方言。

南奥克语方言：朗格多克地区讲的奥克语方言、普罗旺斯沿海地域讲的奥克语方言、尼斯地区的奥克语方言以及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尼方言和贝亚恩语方言。

·罗曼语族的其他方言

鲁西永地区的卡塔卢尼亚方言、科西嘉岛的科西嘉方言。

—日耳曼语族：

弗拉芒语分布于北部省份的北方地区。

阿尔萨斯方言是阿勒曼尼语的一种方言，分布于上莱茵河和下莱茵河地域。洛林方言分布于法国摩泽尔省的北部地区。

—凯尔特语族：

布列塔尼方言，从传统意义上说该方言有四种类型：科尔努阿伊方言、莱昂方言、特雷吉埃方言和瓦恩方言。这些方言分布在菲尼斯泰尔省，阿尔莫尔海滨省和莫尔比昂省的西部地区。

—其他语族：

巴斯克语，这是一个属于非印欧语系的语言，主要分布于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茨冈语，属于印欧语系新印度语族。据考证这是吉普赛人使用的一种语言，由于吉普赛人的各地流动，该语言也就随之传播于世界各地，包括法国。

本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法语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以揭示如下问题：

第一，语言与社会变化的同步性，语言的变化是永恒的。这是因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人类赖以生存和依托的这个社会瞬息万变，因此反映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语言必然也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中。在语言中，词汇和语义最能生动地反映出生活的各个侧面。法语语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与法国社会的变化休戚相关。语言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这就使得语言活动具有了社会性。

第二，语言是社会文化的记录，是文化和社会的双重代码。社会和文化为语言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演变环境和资本，这样就形成了社会—文化—语言这三者之间互相反应、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研究法语语言史迹，无论是语音、词汇、句法还是其他语言现象，都要考虑到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整体。语言是人之所思和人之所想的表现，是历史最直接的反映。文字是对历史的记录，语言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紧密相连。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客观实证。

第三，语言是解释社会、认知文化的典型范例。语言本身的特点代表着社会的独特性和文化异质性。法语语言的内容与形式，能指和所指，话语和表达，语言与言语，语境和语义都是不可分割的关联体。语言不仅反映文化，同时也塑造文化。语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文化载体，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人们日常交际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这些语言要素都必然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法国社会和法语文化的特征。对法语语言现象的思考，可以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解读法国社会和法语文化。

第四，语言的代表意义。讲法语的人为他们的语言塑造一个什么形象？这个形象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他们对这门语言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语言并不抽象地存在，它必须依赖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群体。从这一点上说，语言又是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代表。

一门语言的演变记载了一个民族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作为一部研究语言史的学术专著，由于学科和作者本人知识以及文献资料的局限性，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期待同行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王明利　盖莲香

2013年春于北京寓所

【注释】




(1)
 拉丁语系亦包括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奥克语、撒丁语等。


(2)
 一种法兰克人使用的来自日耳曼语系的语言。


(3)
 15和16世纪，西方世界在地理方面的重大发现及同时期促成这些地理发现之旅而成形的新发明。


第一章

法语形成前的社会现状

高卢，法语中写作la Gaule，拉丁语为Gallia。高卢是古代西欧的一个地名。这是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地，在历史上，通常指现今的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地域。公元前6世纪，高卢的西南部住有伊比利亚人（les Ibériques），东南部住有利古里亚人（les Liguriens）。高卢的主要居民为凯尔特人（les Celtes）。特别是在后来被罗马人称为“长发高卢”（la Gaule chevelue）的地区，凯尔特人较为集中，他们在这里生活的原始居民是凯尔特人（les Celtes），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为凯尔特语（le celte）。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入侵高卢后，这一地区被一分为三：阿基坦（l’Aquitaine），凯尔特（la Celtique），比利时（la Belgique）。

现今的法国东南部地区很早就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如在约公元前6世纪就修建了马赛这座港口城市。由于希腊人寻求罗马人的帮助来共同监管凯尔特人，所以马赛成为该地区最早被罗马化的城市，后来也被称为外高卢
(1)

 （la Gaule transalpine）。在此基础上，罗马皇帝正式建立了纳尔榜南西斯（Narbonnaise）行省（现今法国的西南部）。从语言上说，这也是最早用拉丁语代替凯尔特语的地区。

由于高卢人绝大多数为文盲，要想了解高卢人的历史，我们只能借助于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如凯撒（Jules César,前104—前44）所写的《高卢战记》（La Guerre des Gaules）。但该作品的主观性很大，且所记载的史况不完整，所以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对了解历史的全貌就显得非常重要。

高卢民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他们手持长剑、短刀以及投枪，头戴精致的头盔，凭借极具防御能力的圆盾与外族部落展开厮杀与搏斗，为保护自己的疆土书写了壮丽的史篇。

据法国出版的史书描述，高卢人身材魁梧，留有金黄色的长发，男士对自己的胡子极为重视。在他们看来，这是刚毅的象征。为了保护长发的色泽，他们学会了制作肥皂，坚持用热水打理头发。他们身着束带长裤和紧身长袖上衣，肩披扣钩大衣，脚穿木底鞋。他们喜欢珠宝和五颜六色的织物，也喜欢用金线或银线来为贵妇装饰服装。

如同其他民族一样，高卢人也是以部落为社会结构的群体。他们从事多种生产劳动，为了防御外族部落的侵袭，在生活居住的村落也修建了很多防御工事。高卢人的主食为面包，但也吃肉类食品，主要是猪肉和其他动物，包括狗肉。为了能够将这些肉类保存得略久一些，他们也掌握了腌制鲜肉的方法。啤酒是他们较为流行的酒类饮料，因为红酒当时较为稀少，属于奢侈品。

有很多高卢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有相当一批人以生产艺术佳作为生。当高卢人学会了加工制作平底木桶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则只能加工简单的坛坛罐罐。商人的出现加速了货币的诞生，商人们在西班牙采购铜料，在英国主要购买那里的锡矿石，在意大利和希腊更多的是购置一些红酒和陶瓷制品。他们卖给上述这些国家的是木材、铁、盐和粮食。这种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依靠陆路（一种用圆木夯实的土路）运输和水路运输。

高卢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话题。高卢人的语言主要是用于日常的口语交际，书写的形式不多见（偶在钱币上见到）。这是因为高卢人还不会写字，因此通常使用口语的形式来传播凯尔特人的历史，咏唱神灵。那些凯尔特族的行吟诗人以诗歌的形式来颂扬本民族的英雄豪杰。

和其他民族一样，高卢人也有多种不同的教派。他们崇拜自然界的力量，如太阳、地球、天空和水。高卢人主要信奉的神灵有：爱萨尔（Esus），大地和大地上所有动植物的先父；高卢雷神（Taranis），天空和雷鸣的制造者；德塔泰斯（Teutatès），又被称为民众之神，是战神和死亡的守护者。

公元前125年，罗马人开始入侵高卢。他们占领了高卢的南部地区，并给那里带去了罗马文明。公元前58年，古罗马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凯撒率兵开始征服高卢的其他地域，即“长发高卢”地区。尽管高卢人在阿维尔尼人（Arvernes）首领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étorix,前72—前46）的率领下奋起抗击，取得了热尔高微（Gergovie）的胜利，但是公元前52年在阿莱西亚（Alésia）被罗马军队击溃。第二年整个高卢沦落在凯撒的统治之下。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Auguste,前63—前14）建立了帝国。高卢被分割成四个帝国所属的行省：南部的纳尔榜南西斯由行省总督掌管，西部的阿基坦和以里昂为中心的凯尔特地区以及北部的比利时都由一个居住在里昂的总督监管。现今里昂这座城市在当时的拉丁语里称为Lugdunum。由于总督居住在里昂，因此里昂也就自然地成为了这三个高卢区域的首府。

在高卢完全被罗马人征服后，高卢人被改称为高卢－罗马人，他们均被划入罗马的社会体系中。一直到公元3世纪，这些生活在罗马人统治下的高卢－罗马人仍没有被视为罗马的公民。除了在外省居住的罗马人外，只有数量极少的高卢－罗马人（均为各行省的部分精英）获得了罗马人的身份，但是应该指出，这些精英们在各行省所获得的罗马公民权利也只有在所住省份有效，而大批的普通高卢－罗马人被视为奴隶，不享有公民权利。那些在本省内享有公民权的高卢－罗马人也只有在罗马军营中服役25年后才能真正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同时拥有属于自己的奴隶。直到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才赋予罗马人统治下的所有自由的高卢－罗马人以公民权利。

在不断推行罗马化政策的作用下，在整个罗马高卢境内兴建起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市。高卢－罗马人也成为各自城市里的居民。按照罗马首都的模式，每个城市都用城墙围起来。各个城市同时还修建了广场，以方便高卢－罗马人聚会讨论市政问题或经营买卖。

这些城市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具有历史魅力的建筑物：尼姆（Nimes）和阿尔勒（Arles）两座城市中的古代圆形露天剧场，里昂的奥德翁（Odéon）音乐堂和可容纳三千多名观众的露天剧场、公共浴池，以及凯旋门和各类陵墓等。

还有一些用于生产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土木工程，如为城市饮水所修建的引水工程，连接各市的路桥建设工程。这些道路都是用石块铺成的，宽约6米，许多路段笔直望不到尽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欣赏到这些古代杰作。如今亚眠通往博韦的公路就是在古人修建的道路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高卢－罗马人也十分注重乡村的建设，修建了规模大小各异的庄园（villae）。每一个庄园均设计有宅房（人居）和附属用房（秸仓、粮仓、马厩、畜圈、作坊等）。庄园的宅房很考究，有取暖设施、供水系统和浴池。很多庄园主将房屋修建得很有特色，如墙壁上镶嵌壁画、拼花等。

在罗马人占领了高卢以后，那里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讲习所被拉丁语学校所替代。在学校里，对拉丁语的写作不做强制性的规定，它是军队和行政管理的语言。高卢的贵族阶层也接受了这种语言，而平民百姓所讲的则是凯尔特语和拉丁语混杂在一起的语言。由于罗马化的不断推进与普及，高卢人几乎全部被罗马化了，拉丁语成为他们共同的语言，也是高卢行政管理和商务活动的语言。

在罗马帝国确立以后，罗马人在高卢灌输崇拜国王的思想，这也导致了高卢原有的德鲁伊特教祭司的彻底消失。罗马人试图将他们信奉的神灵（罗神、马尔斯、巴斯克等）强加给高卢－罗马人，但同时也允许他们信奉自己的教义。随着罗马化进程的深入，高卢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改信罗马人的教义。

公元2世纪，在罗马人统治下的高卢出现了基督教。由于高卢－罗马人深受罗马人的虐待，基督教的信徒们便开始偷偷地开展传教活动。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一世大帝（Constantin le Grand,270—337）赋予基督教徒行教的自由。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和其他罗马属地一样，普遍兴建起了基督教堂。

在罗马时代末期到中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大批人口迁移的现象，即外民族的大批入侵。特别是日耳曼人的到来，很快就消灭了罗马帝国，建立了中世纪的王国。罗马人之所以将欧洲人口的大流动称之为野蛮的侵略，就是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迁移使罗马帝国蒙受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实际上日耳曼人大量地向西迁移主要为的是躲避亚洲匈奴人对他们的入侵。

由于日耳曼人与罗马人既不讲相同的语言，也不分享同一种文化，所以罗马人将日耳曼人称为“野蛮的民族”。从公元1世纪起，罗马帝国被迫面对日耳曼人的野蛮入侵，特别是在莱茵河流域和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为了阻止日耳曼人的侵略，罗马人开始在边境线上修建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包括类似于我国长城的城墙和设防区。大约两个世纪以后，一部分日耳曼人成为罗马人的盟友，在同意参加罗马人军事防御行动的条件后，获得了在罗马帝国居住的权利。

然而，日耳曼人的迁居数量不断攀升，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涌入罗马帝国。而此时的罗马帝国，由于内部的争斗，已经变得“遍体鳞伤”，无法抵御日耳曼人入侵。最终日耳曼人消灭了这个已是“半身不遂”的罗马帝国，成为了高卢境内罗马人的统治者。

公元406年12月31日，15万阿兰人、苏维汇人（Suèves）和汪达尔人在今德国的美因茨附近穿过结冰的莱茵河开始了对高卢的入侵。他们长驱直入，直达西班牙，还有一些入侵者甚至到达了非洲。在此期间，西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开始推进，直插意大利，于公元410年攻占了罗马城，大肆劫掠三日后离去，随后在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定居下来。而盎格鲁人、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强占了大不列颠，即现在的英国。

日耳曼武士奥多亚赛（Odoacer,435—493）加盟了罗马军队。公元475年，他率众反叛，打下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并被军队拥为首领，成为意大利第一个蛮族国王。这也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彻底垮台。

公元5世纪初，即罗马帝国衰落之前，罗马高卢在蛮族人的攻打下分解成了几个弱小王国。那时只有巴黎附近的盆地仍掌控在罗马人手中，巴黎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均由法兰克人和阿拉芒人（Alamans）统治。西哥特人占领着西南部地区，而勃艮第人则盘踞着东南部地区。此时的匈奴人于公元451年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395—453）的指挥下开始入侵高卢，但是他们很快在卡塔罗尼战场上被击败，溃退到中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匈牙利。

不久法兰克人开始改信天主教。公元498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465—511）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在罗马高卢基督教徒们的支持下，墨洛温王朝的首任国王赶走了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重新组建了他领导下的高卢，至此诞生了法兰克王国。

大量的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但却远远没有彻底摧毁罗马人给高卢留下的遗产。恰恰相反，蛮族人非常热衷于保留这些罗马遗产，并将这部分遗产与本地文化相融合。他们接受了罗马人留下来的拉丁语言，并将一部分法律、文化以及罗马人的组织机构世代承袭下来。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入侵高卢的各个不同民族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与语言有很大一部分被本地的文化与语言所替代，还有一部分得以留存下来，便形成了今天欧洲各国不同的文化发源。

关于高卢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提到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者说维京人对高卢的入侵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是指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鉴于他们在商业、捕鱼，特别是在木屋建造方面的出色表现，于公元6世纪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很多颂扬伟绩的歌曲和诗歌中我们都能够分享到他们用古代北欧语言所描述的文明与进步，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多种神灵：奥丁神（战神）、托尔神（雷神）。

在公元8世纪末，商业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及加洛林王朝的垮台促使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掠夺邻国的财富。他们凭借大型、轻便、快速的各类船只，依靠桨把在内河航道对过往的商船进行大肆掠夺，后来索性发展到远海进行抢劫。他们在下列地区进行过多次的侵犯：他们对爱尔兰的抢劫诞生了都柏林；他们入侵了英格兰和法国，并占领了北部地区；他们也到达西班牙冒险，而后穿过了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长驱直入意大利。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大，完成了多次重大的史无前例的海上和陆地冒险。

对东欧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进行过多次的偷袭。他们曾占领了艾克斯拉沙佩勒，也就是加洛林王朝的首府，即今日德国的亚琛。然后他们直奔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那里他们以蹂躏俄罗斯人而臭名昭著，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封地：诺夫哥罗德公国和基辅公国。

在法国，斯堪的那维亚人沿塞纳河而上，一路追杀至巴黎。为了让他们早日离开巴黎，巴黎人无奈只好向侵略者大笔进贡。但是侵略者留给法国的仍旧是残酷掠夺的回忆。这些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捣毁教堂，焚烧修道院，他们认为这些地方藏有大量的宝藏。今天我们可以从当时唯一具有书写能力的教士和修道士们的文字记载中读到对侵略者控诉的记录。

斯堪的纳维亚人多次进攻法兰克王国。约公元911年，已在塞纳河下游居住数年的挪威首领罗洛（Rollon,—928或933）
(2)

 开始威胁攻打法国的北部地区。罗洛手下的人大多是丹麦人。由于新的法国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III,879—929）无能聚结足够的兵力与之抵抗，并且更希望以割让疆域来求得和平，于是与罗洛签订了《埃普特河畔圣克莱尔协定》（le traité de Saint-Clair-sur-Epte）。依照约定，罗洛获得了纽斯特里亚地区大片的土地（现诺曼底一带）。查理三世用这种办法来稳固他非常脆弱的王国，以对付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

自公元10世纪以来，由于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加之在基督教国家里禁用奴隶，因此北方人的侵袭变得越来越少。在历史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将欧洲北部的文明与欧洲其他大陆块的文明融合在了一起，是他们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形成的基石，也是他们在爱尔兰，以及英国和法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注释】




(1)
 这是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广大地区的称呼。


(2)
 关于罗洛的出生日期不详，对其过世日期说法不一。


第二章

1世纪—5世纪各种语言对高卢语的影响与融合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法国成立之前法语的特点，那就是法语是罗曼语中最具日耳曼风格的语言。“法语”（français）这个名词本身就承袭了当时的入侵者法兰克人（Francs）的称谓，这一客观事实足以证明上面提到的观点。如果法国人把自己的母语发源仅仅归属到高卢语中，这显然是大错特错。实际上，法语的历史就是在高卢土地上，拉丁语演变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拉丁语和其他语言接触、融合、丰富、完善的历史。


2.1　罗曼语对法语的影响

在新石器末期，欧亚大陆出现了时间持续较长的大批部落群体迁徙的现象，导致各地居民的相互接触和融合，形成了新的部落群体。约在公元前8世纪，源自德国西南部的凯尔特人跨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先后分批定居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畔。公元前5世纪，他们抵达大西洋和法国南部，征服了从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法国西南部的古伊比利亚人，中部高原的阿基坦人和东南部的利古里亚人，并与他们杂居融合。公元前5世纪，几乎整个法国都居住着人数众多的凯尔特人，而古罗马人则将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这就是古代法国高卢称谓的来源。

在高卢这块土地上，高卢人显然不是第一批居民，但是除了阿基坦人、古伊比利亚人和利古里亚人这几个民族之外，我们对这片土地上日后孕育的法国人的早期历史知之甚少，只能在河流和地名以及有关描写古凯尔特人的寥寥文字中，发现这些民族曾经生存过的痕迹。

在罗马人进入高卢之前，高卢由大约60余个小部族组成，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为了躲避战争，各部族在险峻的山地修建城堡，构筑围墙以抵御外部落的入侵。法国现在有一些城市就源于高卢时期，并以高卢当时的一些部族的名字命名，“例如巴黎（Paris），亚眠（Amiens），南特（Nantes），普瓦捷（Poitiers），图尔（Tours）的名字就分别来自Parisii（巴黎西人），Ambiani（安姆皮阿尼人），Namnètes（南姆内特斯人），Pictavi（皮克泰维人），Turones（图龙内斯人）”。
(1)



像马诺斯克（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塔拉斯孔（罗讷河口省和阿列日省）和沃纳斯克（沃克吕兹省）这些地名极有可能来源于利古里亚语，而吕颂（上加龙省）和克里路尔（东比利牛斯省）则起源于古伊比利亚语。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出身寒门”的语言了解甚少，所以只能做些猜测。最具考证的例子就是很多单词均以-asque和-osque为后缀，现已证明它们属于利古里亚语的构词后缀，我们可以在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地名中找到它们的身影。

下面是源于利古里亚语的法国和意大利地域的名称



除了地名所涉及的一些词语外，法语中有些词如avalanche（雪崩），chalet（欧洲山区木屋），joue（脸颊），jabot（嗉囊），motte（土块）和pot（坛子）等，它们虽然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但都保留着同样的缺憾：无法考证它们的词源。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猜测：avalanche和chalet这两个单词是通过萨瓦语引入法语的，marron（栗子）一词，是由里昂地区的一种方言演化而来。我们同样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推测：jabot来自奥弗涅地区的一种方言，motte则属于普罗旺斯地区的古语方言。
(2)



为了进一步考证法语的词源，我们在山川河流的名字中寻找在高卢人到来之前，这块土地上所使用语言的痕迹。我们发现，在法国当代水域网地图上所标注的大部分河流的名字均属于古凯尔特语。

法国境内的所有大型河流（塞纳河、卢瓦河、加龙河、罗讷河）以及这些河流的大部分支流的名字在高卢人到来前均已存在。有趣的是la Loire（卢瓦尔河，古称Liger，来源不明）一词是古凯尔特语，而le Loir一词则来自于凯尔特语ledo
(3)

 ，该词具有河流的意思。

梁启炎先生在《法语与法国文化》一书中写道：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当伊比利亚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时，一批希腊人从海上来到了这里的地中海沿岸，他们在一个海岬上定居下来，并把这个殖民地称为Massalia，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Marseille（马赛）。其实，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到地中海沿岸的希腊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希腊人在这一带活动，在他们之后又陆续有一些希腊人纷至沓来。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沿岸东起摩纳哥（Monaco），西至安达卢西亚（Andalousie），都是希腊人的地盘。在地中海北岸的各个港口，人们都使用希腊语，而且长达七八个世纪之久。有些海滨城市的名字就来自希腊文，如Nice（尼斯）就是从希腊文（Nikaia胜利的）演变来的。”
(4)



这段文字向我们表明，第一，希腊人早于伊比利亚人进入法国。第二，希腊文化的发展要比拉丁文化早得多。第三，希腊人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第四，尽管希腊文化比拉丁文化先抵达地中海北岸，但是希腊语并没有成为这里非常普及的语言，所以罗马人在公元前52年对这里的入侵，将高卢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拉丁语从而逐渐取代高卢语和希腊语。第五，我们从上面的马赛和尼斯两个城市名字的实例可以看出，希腊语对法语的形成与演变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只不过希腊语先被拉丁语吸收，然后进入法语。如法语动词blâmer（责备）就来自拉丁语blasphemare，而后者又源于希腊语blasphémer。还有的法语词语直接引自希腊语，如普罗旺斯语中的brounter就是直接引自希腊语brounter（打雷）。但是，在法语形成的过程中，希腊语的影响远不及拉丁语的影响。


2.2　法国巴斯克语的分布

如果说古伊比利亚人和利古里亚人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那么我们对拥有悠久历史的阿基坦廷人的了解则稍多一些，这要归功于他们久远的，具有极强生存能力的后裔-巴斯克人。

在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巴斯克人以奋勇抗敌和排除万难的事迹闻名于世。也正是如此，他们古老的语言才得以保存。首先巴斯克语抵制了凯尔特语：在此之前，高卢人在阿基坦地区只修建了几座桥头堡。尽管巴斯克语经受了古罗马帝国和日耳曼入侵者语言的洗礼，以及阿拉伯人的征服，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巴斯克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在卡斯蒂利亚语和法语的双面夹击下蓬勃发展。正是因为这样，作为语言的典范，今天的巴斯克语在欧洲被视为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由于该语言尚未成为官方语言，所以巴斯克语在法国不那么备受推崇。但是在与邻国西班牙接壤的地区，情况就截然不同，巴斯克语却很招人喜欢，有很多农村家庭选择了巴斯克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在那里，巴斯克语取得了区域官方语言的地位。在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地区，约有25%的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巴斯克语。

按照巴斯克语言科学院主席让·阿黑兹晒拉尔（Jean Haritschelhar,1923—）的说法，巴斯克语是一种有耐力的语言。尽管巴斯克语在过去几个世纪有所退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辉煌，但是，市井之间、朋友谈天、休闲度假之时，我们仍然可以在法国的部分地区听到充满魅力的巴斯克语。

“巴斯克语既不属于罗曼语族，也不属于日耳曼语族，还不属于凯尔特语族，它是西欧唯一的非印欧语言。语言学家至今未能确定它所属的语系和来源。”
(5)

 但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比利牛斯省的西部，却有一半人讲巴斯克语言，这相当于西班牙巴斯克语区约三分之一的地域。

1991年，在法国巴斯克语的主要分布地区进行的一项针对1200名年龄超过15岁的民众调查显示：该地区人口为237000人，其中55%的人讲巴斯克语。根据地区不同，人数略有差异：在下纳瓦拉地区、拉布尔内陆地区和苏乐地区，能够熟练使用巴斯克语的居民最多，而这一比例在海滨地区相对较低。



下面的柱形图可以展示法国各地居民掌握巴斯克语言的现实状况。



图1. 法国各地居民掌握巴斯克语状况的柱形图
(6)




2.3　拉丁语对高卢语的影响

高卢人经过长期的开发和辛勤的劳动，建立了一个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家园。对于当时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和相对发达的罗马人来说，这块肥沃的土地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居所。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开始入侵高卢，占领了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并在那里确定了罗马对高卢南方的统治地位。

罗马军队在统帅凯撒的带领下，深入到高卢内地。由于当时高卢各部落的不统一，最后在公元前52年，罗马人占领了高卢大部分疆域，从而揭开了高卢历史新的一页，即罗马时代的开始。这对法国文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高卢内部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罗马人对高卢人采取打压与扶持的两手策略。对反对罗马统治的高卢人采取打压、苦役或杀戮的手段。对支持罗马统治的高卢人则采取扶持的政策，赐予他们土地和奴隶，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听命于罗马人的、新兴的奴隶主阶层。

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近500年的罗马人对高卢的统治，使高卢在生产技术、生活习惯方面完全罗马化。同时，罗马人不仅在政治上对高卢实施统治，还通过输入大批的移民，在文化上对高卢进行渗透，推行罗马化。由于高卢人当时还尚未创造出文字，这就为罗马人推广拉丁文化和拉丁语言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罗马人通过商人和大量输入罗马移民在高卢推广拉丁语，逐渐代替了高卢的凯尔特语。高卢土地上由罗马人输入的拉丁语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中世纪的罗马语，也就是现代法语的语源。

面对络绎不绝的侵略者，巴斯克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是高卢人却渐渐地抛弃了母语，而接受了社会流行的交流工具-拉丁语。高卢语之所以被拉丁语所取代，这主要是因为高卢文化远不及拉丁文化先进，高卢人自己没有很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高卢的生产能力低下，各部落间频发战争殴斗，民生问题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罗马人的到来，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手段，加之罗马的统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使高卢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社会变得比较安定，民众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高卢本地的百姓感受到了罗马文明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乐于接受罗马语言和罗马文化。在罗马的统治下，学校教育、政府公文、布说传道、商贸交换都必须使用拉丁语，就连要成为一名罗马公民也必须会讲拉丁语，这就加速了拉丁语的普及和高卢语的灭亡。

语言的变化过程是缓慢的，正如瑞士语言史学家瓦特布尔（Waither von Warburg,1888—1971）所指出的那样：“……高卢的民族不会在放弃自己语言的时候不去挽救某些语言成分。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是好几个世纪的过程”
(7)

 。高卢出现了一个时间较为漫长的双语时期。尽管高卢语当时没有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且有衰退消亡的倾向，但是作为高卢社会的现实，它依旧在法语中保留了自己的痕迹。据不完全统计，在法语中“幸存”保留下来的高卢词语约有180多个，主要是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和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名词。如高卢语的carrus变为法语中的char（两轮车），camisia变为chemise（衬衣），benna变为benne（吊斗），bucco变为bouc（公山羊）等。在近500年的双语制时期里，面对拉丁语的普及，高卢人的语言词汇也对拉丁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双语时期，高卢人讲的凯尔特语产生的影响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语音方面：

人们在1—3世纪期间已开始搞不清所有的重读元音，不过，5世纪起悦耳动听的重音逐渐转化为高强度的重音，而到了8世纪，开始出现弱化词末元音重读的现象。

1.强化了通俗拉丁语的重音，使之更加清脆响亮。

2.使非重读的元音逐渐弱化并消失，减少了词的音节。如：Auturicum →Autricum（奥地利人）；dormitorium →dortoir（宿舍）等。

3.使拉丁语出现了二合元音，这就使后来的法语变得更加悦耳。如：bene →bien（好）；manus →main（手）等。

4.使拉丁语中的元音[u]在高卢地区读成[y]。

5.使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弱化。如：apa,éta,icum等。

·在语法方面：

1.淘汰了拉丁语的词形曲折变化，使其变成一种分析性语言。如用各种介词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2.以20为倍数的计算方式就体现了高卢凯尔特语的影响力所在。中世纪的古法语还留有类似的痕迹，如vingt et dix（三十），deux-vingts（四十），trois-vingts et dix（七十）等。3.法语动词变位中第一人称复数的词尾形式-ons也源自高卢语
(8)

 。如果我们对拉丁语的句法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它的性、数、格的变化在1—5世纪期间已出现了被全面颠覆的现象，而动词变位要到公元6世纪之后才发生变化。

·在词汇方面：

“拉丁语的词汇从5世纪起由于吸收了日耳曼语的词汇而变得丰富起来。”
(9)

 我们只知道拉丁语带给凯尔特语的影响与变化，这是因为除了一些保存完整的带有高卢语印迹地名外，我们对那个时期的高卢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知之甚少。

经过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地名是守护古语的忠实卫士。对地名的分布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晰地了解不同时期人口分布的情况。在法国最常用来构成地名名词后缀的是带有拉丁语特点的后缀-acum，该构词后缀是参照高卢语后缀-acos演变而来的。通常人们把该构词后缀加到一个人名的后面，用以指称带有高卢罗马风格的，修建在农田中间的一整套建筑物。

这个构词后缀在法国的不同地区同样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比如在南方方言中，它是以-ac或-at的形式出现（如多尔多涅语中的Vitrac）。但是，在其他地区，不仅后缀结尾的辅音字母被删除，就连元音字母也有所变化。巴黎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区，该词词尾-ac则演变成-y和-ay或-ai。如在瓦勒德马恩省是Vitry，而在阿利埃省是Vitray，在奥恩省变成Vitrai。在东部地区是-ey，如上索恩省的Vitrey。在罗讷-阿尔卑斯省，我们找到了以eu,-ieu和-y为结尾的构词形式。在西部地区则是-é 结尾，如伊勒-维莱讷省的Vitré。

我们并没有期待在卢瓦尔河的北部地区发现以-ac结尾的词汇，但事实上在布列塔尼省存在着大量以-ac结尾的地名词。这些词都频繁地出现在从蒙圣米歇尔到盖朗德半岛沿线的西部地区。这种令人难以捉摸的怪现象可以用凯尔特语的长期影响来解释。因为这一区域长期以来一直保留着布列塔尼语言和该民族的传统习惯。虽然构词后缀从-acum变成-é对一个周围讲罗曼语的地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上述语言的演变却受到了布列塔尼语的抵制，所以在布列塔尼语中仍然保存着以-ac结尾的地名词。

罗马人于公元前2世纪征服高卢，建立了纳尔榜南西斯省，也就是现在的普罗旺斯。拉丁语在该地区的影响非常久远，相衬之下，高卢语的影响是很肤浅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公元前58—50年，当整个高卢领土被纳入到罗马人控制的势力范围时，这些高卢－罗马人终于丢弃了自己的语言，开始普遍使用拉丁语。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拉丁语，是一门面临挑战的语言。因为新的战争和入侵导致该拉丁语与其他语言发生碰撞，这些后来的语言对民众当时所讲的拉丁语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总之，这种语言发生变化的一切现象至少经历了8个世纪。因此，若是按照纯语言学的标准，则很难断定究竟是在哪一个时代人们在高卢停止了讲拉丁语，况且语文学家们总是会从自己是拉丁语专家或是罗曼语专家的立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10)




2.4　来自岛上的凯尔特人与布列塔尼语

从高卢人和古罗马人开始交往的6个世纪以后，除了在几个乡村被保护得当，高卢语在高卢人的土地上，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凯尔特人的后代被从对面的大岛-大不列颠驱逐出境，无奈他们来到高卢的西北部安家落户。幸运的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和古罗马人到来之前在此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很相似，而且这种语言在这块土地的西端还没有完全消逝，这就是今天的布列塔尼语。该语言是经历了抵御拉丁语和法语的全面影响和渗透后所保留下来的凯尔特语的遗迹。

普通法国人对像bièvre（河狸）和bouge（皮包）这类来自古高卢语的词非常熟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宅邸就坐落在巴黎Bièvre大街上。那么bouge呢？首先该词经历了一个欧化的过程，演变成bougette（小包），之后该词被英语吸纳，最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该词又以英语词budget（预算）的形式“重归故里”。

在以前的外来词中像braies（古时高卢人、日耳曼人和北欧人穿的长靴子），braguette（1.古时男短裤上的口袋；2.长裤前面的门襟）和débraillé（衣冠不整）这一系列词都是经由拉丁语演变而来，属于凯尔特语。

向布列塔尼语借用词汇是后来的事情，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是baragouiner（讲别人听不懂的话）这个词。该词是模仿布列塔尼语bara（面包）和gwin（酒）的发音构成的。当布列塔尼人离开本土时，他们用布列塔尼语向当地人索要面包和酒时，没有人能够听懂他们的要求。由此在法语中，动词baragouiner就有了“用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式说话”的新意。当然还有像bijou（首饰），darne（鱼片）和plouc（乡下人）等词，其中plouc是嘲笑农民的一种俗语。这个词源于布列塔尼语，它并不是指乡村，而是指乡村的行政单位。我们可以在很多地名中找到由plouc构成的地域名词，如：Plougastel（菲尼斯泰尔省），Plouharnel（莫尔比昂省），Ploubalay（阿摩尔海滨省），Plouha（阿尔莫尔滨海省），等等。


2.5　日耳曼语对法语的影响

法兰克人生活在德国北部，他们首先入侵的是今天的比利时王国，然后，在国王克洛维一世的率领下南下转战到吕苔斯（Lutèce，巴黎的旧称），接着又占领了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整个高卢的统治。如同其他所有的侵略者一样，他们很快就置身于高卢-罗曼语的环境之中，甚至一直到10世纪法兰克的历任国王都能讲两种语言：德语和高卢-罗曼语。

公元3世纪，讲日耳曼语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开始大批地涌入高卢。首先，作为罗马军队的雇佣军，一些法兰克人安扎在高卢的北端地区，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法兰克人的影响在不断地加大。公元5世纪，其他的日耳曼人、阿拉曼人占领了东部地区，他们的语言在这个地区一直保存到现在，也就是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方言的源头。在勃艮第、萨瓦以及相邻地区，那里的居民也开始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用拉丁语。在5世纪初进入高卢南部的西哥特人的影响就显得非常的无力。

对于后来演变成法语的语言来说，5世纪末，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是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一世改信天主教，接下来所有的法兰克人也都信奉天主教，所以占领者开始学习被占领者的语言。由于拉丁语是宗教仪式的语言，一种新的双语，日耳曼-拉丁语开始在民众中间普及开来。显然，这种新的语言对正在孕育中的法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克洛维一世建立了一个维系3个世纪的王朝，那么法兰克人对高卢的政治影响则持续了近千年。在法国出版的政治神话集中，克洛维一世被视为法兰西的首位国王，他后来的继任者都采用了他名字的现代翻版-路易（Louis）。法兰克人在高卢创造的最显赫的标志性的名词，就是“法兰西”（La France）。而在此之前这一王国还一直被叫作法兰克王国，德国人把它称为Frankreich（法国）。几个世纪以后，法兰克人的日耳曼语，即法兰克语演绎出多种不同的罗曼语，其中有一种语言是françoys。1360年，让二世（Jean II le Bon，1319—1364）发行了一种新的钱币，命名为法郎（le franc）。

在现代法语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很多法兰克语的痕迹，这是因为约有10%的法语词汇来自于法兰克语，特别是一些涉及家庭生活、服装、战争和情感方面的词汇，如：fauteuil（扶手椅），gant（手套），robe（长裙），champion（优胜者），guerre（战争），muraille（护城墙），falaise（峭壁），émoi（不安），honte（羞耻），orgueil（傲慢）。法兰克语对法语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它改变了高卢-罗曼语的语法结构和语音形式。

法兰克民族深受日耳曼人的影响，开始对多彩世界的各种称谓进行重新定义。我们知道，尽管拉丁语还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表达大千世界各类物种之间的细微差别，但是这种语言却能够让我们表达出白色之间的一些差异。在拉丁语中有多个词可以表示不同程度的白色，如albus（灰白色），candidus（亮白色）。在日耳曼语的影响下，人们放弃了拉丁语中表示“灰白色”和“亮白色”的词，而在日耳曼语blank一词的基础上，创造出blanc，成为现代法语中表示“白色”的单词。

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对色彩的表达也越来越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当时用拉丁语表示蓝色有很多种说法：

-caeruleus，蔚蓝色，用以形容万里无云的天空。

-cyaneus，深蓝色，用以修饰浩瀚的大海。

-caesius，碧蓝色，也有“蓝绿”和“灰绿”的意思。该词常用来形容人们眼睛的颜色。

-glaucus，表示介于“绿”和“浅蓝”之间的颜色，或者亮灰色。

-violaceus，一种偏紫的蓝色。

拉丁语这种繁琐的色彩词汇给日耳曼语的流行带来了机会，这些繁多的表示蓝颜色的词最终被简化成为现代法语中的bleu（蓝色）。同样，现代法语中gris（灰色）这个词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词义变化过程，该词最初意为“老人”，与日耳曼语的词义相似；在现代德语中，greis仍保留“老人”的意思。在丹麦语中，gris却偏离了“老人”的意思，而是表示“猪”，大概猪毛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老人头发的灰白色。又如，古拉丁语flavus意为“金黄色”，用来形容女人的头发，但是这个词很快就被来自日耳曼语的blond一词所取代。

在其他所有罗曼语言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表示颜色的名词，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像法语一样如此受到日耳曼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法语中有上百个名词，数十个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都来自日耳曼语。

下面列举一些涵盖不同领域的名词：


战争和建筑


arquebuse（火枪）　　　espion（间谍）

lucarne（天窗）　　　　bourg（乡镇）

estafette（传令兵）　　maçon（泥瓦工）

brèche（缺口）　　　　 flèche（箭）

salle（大厅）　　　　　burin（凿子）

guerre（战争）　　　　 taudis（陋室）

butin（战利品）　　　　hache（斧子）

trêve（休战）　　　　　escarmouche（武装冲突）

hangar（棚子）　　　 　troupe（军队）


海洋


bouée（救生圈）　　　　écume（泡沫）

grappin（多爪锚）　　　chaloupe（小艇）

esquif（轻舟）　　　 　hareng（鲱鱼）

écoutille（舱口）　　　esturgeon（鲟鱼）

houle（涌浪）　　　　　écrevisse（螯虾）

gaffe（撑篙）　　　　　mât（桅杆）


穿着和日常生活


bonnet（帽子）　　　 　canif（小折刀）

fauteuil（扶手椅） 　　gant（手套）

robe（裙子）　　　 　　botte（靴子）

écharpe（腰带）　　　　feutre（毡子）

guêtre（护腿套）　　 　toque（直筒无边高帽）

bretelle（背带）　　 　étoffe（织物）

froc（道袍）　　　　 　poche（兜）


烹饪


escalope（肉片）　　 　flan（布丁）

gâteau（蛋糕）　　　 　gaufre（蜂糕）

gigot（羊腿）　　　　　louche（长柄大汤勺）

soupe（汤）


乡村生活


aulne（桤木）　　　　　bocage（博卡日风光）

blé（小麦）　　　　　　bosquet（树丛）

bûche（劈柴）　　　　　cresson（芥菜）

fourrage（草料）　　 　framboise（覆盆子）

gazon（草坪）　　　　　grappe（串）

groseille（醋栗）　　　guêpe（胡蜂）

gui（槲寄生）　　　　　haie（树篱）

hanneton（鳃角金龟） 　hêtre（山毛榉）

houx（冬青）　　　　 　jardin（花园）

mare（水塘）　　　　 　marécage（沼泽）

parc（公园）　　　　　 roseau（芦苇）

saule（柳树）　　　　　troène（女贞树）


动物


baudet（驴）　　　 　　chouette（猫头鹰）

esturgeon（鲟鱼）　　　laie（母野猪）

bison（野牛）　　　　　crapaud（蟾蜍）

étalon（种公马）　 　　mésange（山雀）

blaireau（獾）　　 　　épervier（鹰）

héron（鹭）　　　　　　mouette（海鸥）

renard（狐狸）

许多现今常用的动词词源都可以追溯到那久远的时代，例如：

attacher（绑）　　 　　bâtir（建造）

blesser（打伤）　　 　（se）blottir（蜷缩）

braconner（偷猎）　　　brandir（挥舞）

broder（刺绣）　　 　　broyer（捣碎）

choisir（选择）　　　　danser（跳舞）

déchirer（撕裂）　 　　déraper（侧滑）

dérober（偷窃）　　　　épargner（储蓄）

équiper（装备）　　　　esquiver（躲闪）

flatter（奉承）　　　　flétrir（使凋谢）

fournir（提供）　　　　gagner（赢得）

garder（照顾）　　 　　garnir（装满）

gâter（弄坏）　　　　　glisser（滑动）

gratter（刮去）　　　　gravir（爬）

griffer（划破）　　　　guérir（治愈）

haïr（仇恨）　　　　 　heurter（撞）

jongler（杂耍）　　　　lécher（舔）

marcher（行走）　　　　ramper（爬行）

ricaner（冷笑）　　　　rôtir（烤）

souhaiter（祝愿）　　　tanguer（上下颠簸）

trébucher（踉跄）　　　trépigner（顿足）

tricoter（编织）　　 　trotter（快走）

voguer（航行）

在众多的词汇中，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具体指称事物的名词。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数量不可低估的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如besoin（需要），besogne（活计），harangue（演讲），hâte（匆忙），honte（耻辱）等。

我们再从形容词、动词和副词来具体地看一下日耳曼语对法语的影响。除了上面指出的一些表示颜色的形容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耳曼语的影响外，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形容词也都源自于日耳曼语，如brun（褐色），fauve（浅黄褐色），garance（茜红色），saure（棕黄色）。还有其他一些源自于日耳曼语的形容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成为今天法语中的单词，如blafard（灰白的），fourbe（虚伪的），frais（凉爽的），gai（快活的），hagard（惊慌的），hardi（大胆的），laid（丑陋的），leste（敏捷的），morne（忧郁的），rêche（粗糙的），riche（富有的），sale（肮脏的），当然也包括franc（法兰克人的）。

法语中有40多个副词是由外来语演变过来的，其中有两个来自于日耳曼语，即副词guère和trop。它们是唯一从外来语直接引入法语的副词。这两个副词都表示数量的语义，guère只能和另一个副词ne一起用于否定句，意思是“不很多”。而trop开始的时候是名词，后来在中世纪时期，在拉丁语中演变为troppus（羊群）。而后，在法语中演绎为名词troupe（群，队）和troupeau（羊群），最后演变成今天的法语副词。trop在法语中有时也可以当形容词使用，这充分显示了来自于日耳曼语的词汇至今仍然充满着语言的活力。

如果说伴随着战争和入侵而涌入法国的大部分普通词汇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活力的话，那么来自于日耳曼语的地域名词情况又如何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弄明白日耳曼语的另一个特征，即用作定语的形容词在修饰名词时的位置问题。在现代法语中，我们习惯将形容词置于名词的后面，如la cuisine française（法餐），les yeux bleus（碧蓝色的眼睛）。然而，在日耳曼语中，形容词则放在名词的前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形容词置于名词的前面的法语地名应该是受到了日耳曼语的影响，例如Rougemont（鲁日蒙）或Clairvaux（克莱尔沃）等。

如果要验证这个结论，我们就应该研究一下法国那些“成双成对”的行政乡镇的地名，如Montrouge和Rougemont，Châteauneuf和Neufchâteau，Villefranche和Francheville。观察这些地名，我们注意到同样的形容词和同样的名词在构词的时候位置是完全相反的。应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需要很多时间的。由于语音的演变，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并不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那么清晰，比如Châteauneuf还有另外的拼写形式Castelnau或Castelneu，而Neufchâteau在法国也可拼写为Neufchâtel，在瑞士却拼写为Neuchâtel。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并且整理了一些形容词和名词顺序颠倒的地名，举例如下：



实际上这些地属名词代表了400多个地方，如列表所示，每一个地名可以重新排列组合成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名。

以日耳曼语构词方式组成地域名词在各地区的比率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北重南轻。在法国的北部地区，由于公元440年法兰克人的入侵，以及在507年法兰克人战胜西哥特人后，扩张的疆域主要集中在法国的北部地区，所以那里的日耳曼语对法语的影响最大。但是在法国的南方，如普罗旺斯纳尔榜南西斯的地域则是日耳曼语对法语影响最弱的地方。

在法兰克人首次定居的北方地区，形容词位于名词前的地名所占比率为100%，然而，在最早被罗马化的地区，即日耳曼语影响力最弱的普罗旺斯纳尔榜南西斯区域，其比率仅为16%。我们还注意到，在百分比相差悬殊的这两个地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百分比不可小视的疆域，即公元507年，克洛维一世战胜西哥特人之前的法兰克王国的北部地区，其百分比为82%。这个非常高的百分比数值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部分带有日耳曼语构词特点的地域名词来自于诺曼底人的影响，而这些诺曼底人则是在9世纪的时候，由斯堪的纳维亚迁居而来的。同时还应指出，布列塔尼地区却没有遭到法兰克人的入侵。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区域外，还有一片地区，日耳曼风格的地名所占比率为56%，它将法兰克人控制的地区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法兰克普罗旺斯（francoprovenciale）地区具有日耳曼风格的地名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这说明了自5世纪以来，该地区毫无疑问受到了勃艮第民族的影响。


2.6　一个辅音的消失

在西塞隆（Cicéron,前106—43）统治时期，古罗马士兵讲的拉丁语辅音字母h是不发音的，如在拉丁语中homo,honor,hora等词中的辅音字母h就不发音，只承担拼写的功能。后来由于受到日耳曼语的影响，辅音字母h开始发音，如hache（斧头），haie（篱），halle（市场），hameau（小村庄），hanche（胯），harde（兽群），honte（耻辱），housse（布罩），hutte（草房）等，这些词中的辅音字母h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发音的，其发音与英语house一词中的辅音字母h的发音是一样的。可是在现代法语中，这些词中的辅音字母h是不发音的，而字母h的作用只是限制连音和拼写时元音字母的省略，如les hommes[lezɔm]是可以连音的，而les hanches[leãʃ]就不能够和前面的冠词连音。这是因为，由拉丁语引入的单词中的字母h本来就不发音，相反从日耳曼语引入的h在历史上曾经是发音的。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带有字母h的法语词汇的来源。

在法语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法语也从其他很多语言借用了以辅音字母h开头的词汇，如harem（后宫）源自阿拉伯语，hussard（匈牙利骑兵）来自匈牙利语，harakiri（剖腹自杀）出于日语，hamac（吊床）借于阿拉瓦克语。尽管这类词汇来源复杂，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在121个这种常用的法语词汇中，有105个源自于日耳曼语族。
(11)




2.7　斯堪的纳维亚语对法语的影响

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指挪威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他们在历史上有多种称谓，如北欧人、诺曼人、维京人或维琴人。某些学者从地质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还应包括芬兰人、冰岛人和法罗人。最近人们用“诺尔登”一词指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这些族源关系密切，与欧洲大陆其余部分截然不同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人之所以区别于欧洲大陆其他民族，是因为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相互间有着盘根错节的民族起源，有过共同的历史时期，有相近的语言文字和人种类型。

公元8世纪末至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人和日德兰半岛的丹麦人开始扬帆北海，在西欧沿岸和不列颠群岛一带进行劫掠活动，并在一些地区定居殖民。西方史学家通称这一时期为海盗时期。

丹麦人于793年侵扰英格兰东北海岸，自此揭开了北欧海盗时期的序幕。挪威贵族在800年—1050年间势力强大，其亲兵侵扰并劫掠欧洲沿海各国。9世纪建立统一王国后，国势日盛并向外扩张。他们首先侵占了苏格兰北端的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和西侧的赫布里底群岛。随后继续南下，占领了马恩岛，并进入英格兰西海岸的一些地区。在公元9世纪的整整一百年中，挪威人曾不断侵袭爱尔兰东部和北部的沿海地区。到10世纪70年代，挪威殖民者的势力达到了极盛时期。这时，挪威人不仅在都柏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而且统治了爱尔兰东南部的未恩和芒斯特王国。10世纪末，挪威人的势力开始衰落。在挪威殖民者统治爱尔兰的一两百年里，挪威人同当地居民盖耳人在长期交往、通婚的过程中，逐渐混合并被爱尔兰人同化。

此时斯堪的纳维亚人被欧洲人称为诺曼人。瑞典人作为诺曼人的东支向俄罗斯扩张。在公元9世纪—10世纪期间侵扰波罗的海东岸并进入东欧，经罗斯河道远征，到达里海、黑海沿岸，他们被古代罗斯人和拜占庭人称为“瓦良格人”。

8世纪—9世纪时，诺曼人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但氏族内部已经分化出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诺曼人从事渔猎，善于航海，农业不甚发达。军事首领经常率领部落乘张帆快船向外侵略。诺曼人的侵袭在初期具有海盗掠夺性质，有时进行商业交易，有时登陆后大掠而去，并不长久居留。后来逐渐侵占土地，整族入迁。9世纪后期，他们在英国东北部建立“丹麦区”。10世纪初，在法国北部建立诺曼底公国。诺曼人还远达冰岛、格陵兰和当时称为“文兰”的北美洲东岸。

在9世纪和10世纪之间，由于战争，后来又由于大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现在的诺曼底地区的定居，日耳曼语与其他语言产生了新的接触与融合。但是，斯堪的纳维亚语对法语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应该说法语中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词汇不多，大约只有几十个，如après（在……之后），carlingue（内龙骨），cingler（航海），duvet（羽绒），guichet（窗口），joli（漂亮的），homard（龙虾），turbot（大菱鲆），vague（波浪）。除了诺曼底地区的一些地名，如Honfleur（翁弗勒尔），Caudebec（科德贝克），Elbeuf（埃尔伯夫），Yvetot（伊沃托）等城市的名字能让我们回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此生活过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在下诺曼底地区的方言中，发现一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词语。由此看来，斯堪的纳维亚语对法语形成的影响不是很大，恰恰相反，在法国北部生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了法国当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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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6世纪—15世纪古法语的形成与演变

古罗马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开始侵占高卢，建立了今天的普罗旺斯地区。由于高卢语不够普及，所以拉丁语的传播就显得既广泛又深入。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即公元前58年—50年，整个高卢地区都被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最终高卢－罗马人不再使用凯尔特语，各地优先接纳了拉丁语。那时的拉丁语是一种较为古老的拉丁文，还需要不断的改革，因为新的入侵使它与其他语言产生联姻，这些语言将对人们说话的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来跟踪自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法语的演变过程，证明法语诞生的具体时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公元813年，在图尔举行的主教会议主张在布道时不能使用像罗曼语和日耳曼语这样粗俗的语言。这说明9世纪初，在教堂里人们还听不大懂拉丁语。如果以书面法语为准的话，我们可以把公元842年签署的《斯特拉斯堡盟约》作为法语诞生的标志。该宣言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的两个孙子日耳曼路易（Louis le Germanique,806—876）和秃头查理（Charles le Chauve,823—877）签署，但文本是由他们的堂兄尼塔尔（Nithard,800—858）
(1)

 执笔撰写的。由于盟誓全文要由在场的法兰西将士齐声朗读，所以没有用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而是用民间语言罗曼语写下来。于是这一文献不但成为法兰西语言史上的第一件珍贵史料，而且也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因此我们说，大约公元9世纪，也就是罗马人征服整个高卢的900年以后，法国人的先辈们才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拉丁语，几经演变成为了自己的母语：法语。

公元8世纪末，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虽然讲日耳曼语，但是非常迷恋拉丁语，他意识到在法国领土上讲的不再是书面的拉丁语，于是便从英国请来了拉丁语诗人、教育家阿尔昆（Alcuin,732—804），企图赋予拉丁语新的生命力。当时法国的修道士对由圣-热罗姆
(2)

 （Saint-Jérôme,347—420）在5世纪初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根本就一窍不通。于是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阿尔昆对他们进行非常严格的拉丁语培训。由此一场拉丁语复兴运动拉开序幕，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

伴随着新一轮教授拉丁语浪潮的到来，正处于孕育中的法语不得不接纳数百个源自拉丁语的词语。也就是从那时起，法语就已经受到了拉丁语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法语的历史是一个饱受动荡，充满外来语骚扰的历史。如果我们不考虑拉丁语的复兴，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法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拉丁语中的单词aqua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最后变成法语中的eau（水）。法语中还有一些源自于aqua的单词，如：aquatique（水生的），aqueux（含水的），等等。同样，还有oculaire（眼睛的），frère（兄弟），fraternel（兄弟般的）等都源于拉丁语。有些词语虽然受到拉丁语的影响，但是源自民间，如eau和œil；还有的词语则来自学者或教会，如monastère（修道院），甚至有些词语兼受学者和教会二者的影响，如linge（衬衣），该词是从拉丁语lineus一词演变而来的。

法语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曾有人说过，如果将罗曼语族的各种语言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进行一番比较，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拉丁语是法语的前身。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当时高卢境内人们口头上所讲的，源自于罗马语的拉丁语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拉丁语，即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在公元前1世纪很多名家，如西塞隆，凯撒，李维（Tite-live，前—17），维吉尔（Virgile前70—19）等用于吟诗撰书所使用的拉丁语，而是一种罗马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通俗拉丁语。因此可以说，古法语是罗马征服者们在高卢所使用的通俗拉丁语的一种方言。

要想更为准确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还不能忽视后来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古法语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据很多历史书籍的记载，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率领罗马人征服了高卢，同时还带来了拉丁语。很多有关语言史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高卢人在与罗马士兵、奴隶主以及商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地学会了拉丁语，但他们所学会的语言在后来深受新的入侵者日耳曼人所讲的语言，特别是法兰克语的影响。因此可以明确地指出，在罗马人统治高卢的几个世纪中，高卢人被迫与他们相邻的罗马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诺曼人等几个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尽管交往的初期大家都讲各自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同民族的美味佳肴的互享以及不同血缘间的通婚带来的各种语言的冲突，也加速了它们之间的吸纳与融合，向语言的同化迈进。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居住在巴黎地区的日耳曼人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也开始学习当地的拉丁语，致使法兰克人所讲的拉丁语带有浓厚的日耳曼腔调，这就导致拉丁语发生“变异”，形成了一种具有法兰西岛特征的民众方言。方言并非法语的“变异”，恰恰相反，法语则是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上，借助于教育、政治、经济和行政等因素而形成的。

学者们在研究法语形成与发展的问题时，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法国哪儿的法语更为纯正？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学术问题。根据我们收集到的素材和了解到的情况而论，大概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源自德国、英国及荷兰导游们的观点。在导游词中，他们建议游客到法国的卢瓦尔河流域地区去学习纯正的法语。传说在历史上王宫贵族经常来到这里的城堡居住，他们的语言对该地区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法国历史上很多名家，特别是七星诗社的大部分诗人如龙萨（Pierre Ronsard,1524—1585），贝莱（Joachim Bellay,1522—1560）等都出生于该地区。

第二种说法认为图赖讷地区的法语是法国最纯正的法语。最近的研究表明，世界上首部法语语法书是16世纪初由一位英国语法学家帕尔斯格拉夫（John Palsgrave,1480—1554）用英语写成的。那些只从书本上学习法语的人无法听懂城市和乡村民众的口头语言，而在图赖讷地区则属例外，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靠近法兰西岛。王宫贵族也经常光顾此地，该地的方言与巴黎地区的方言颇为接近，也最贴近书本上的语言，所以外来人在语言交流上没有太大的障碍。故此得出结论：图赖讷地区的语言是最为纯正的法语。

总之，拉丁语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语言。它伴随着罗马人的入侵来到了高卢，致使凯尔特语言逐渐消亡。在5世纪—6世纪，拉丁语仍是一种普通民众能说，社会精英能写的语言。尽管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蛮族人诸王国的建立，各种日耳曼语言显现出了新型的占主导地位的语言态势，但是由于高卢－罗马人的数量远比日耳曼入侵者多得多，因此拉丁语仍享有行政语言和文化用语的信誉。特别需要重提的文化现象是，日耳曼人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克洛维一世于496年举行皈依基督教的洗礼，这也就保障了拉丁语在传教布道中的语言地位。从而形成了后来拉丁语复兴的社会基础，也为法语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3.1　同源非同义的语言现象

我们将源自同一个词源，但拼写形式有所差异的词称为同源词。如拉丁语中的fabrica借入法语后，稍作改动就变成了fabrique（制作）。还是这个词源，但在法语口语中，有些词有时会变化得难以识别，如法语单词forge（铁匠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词汇类似的演变过程：

liberare（给予自由）演变成libérer（源自学者），livrer（源自民间）；

cadencia（跌落）变成cadence（韵律）和chance（运气）；

calculum（石子，运算台上的石子）变为calcul（运算）和caillou（石子）；

clavicula（小板手）在法语中的同源对似词是clavicule（锁骨）和cheville（销钉）。

以上几个例子表明这些同源对似词的关系并不都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因为，在今天看来，不仅同源对似词发音和拼写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它们词义的变化也是非常随意的，以至于我们无法辨认出这些词之间的语源关系。

为了能够辨认出拉丁语和法语中的同源对似词，我们应该知道，一般说来，民间百姓的词汇其发音在法语中都变得比较短促，这是因为在从拉丁语演变到法语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原语失去了辅音，导致单词的音节缩短。如，拉丁语中的单词musculum在法语的同源对似词为moule（海虹）；hospitalem对应的法语为hôtel（旅店）；castrare对应的法语为châtrer（阉割）；blasphemare对应的法语为blâmer（指责）。我们还注意到，在上述词例中，拉丁语词语中的辅音字母s在法语中已经消失了，导致法语单词音节的缩短。

拉丁语中的computare在法语中演变成两个同源对似词，分别为compter（计算）和conter（叙述），其中辅音字母p在法语compter一词中虽然拼写，但不发音。

有的同源对似词之间的拼写形式的变化很大，如拉丁语单词solidus在法语中不仅失去了辅音字母l，同时还去掉了辅音字母d，其法语的同源对似词为sou。

再如，拉丁语单词redemptionem在法语中的同源对似词不仅失去了辅音字母，还改变了元音字母，使法语中的对似词的音节大幅缩短，演变为rançon（赎金）。后来该拉丁语单词在法语中以另一种拼写形式出现：rédemption（赎罪）。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拉丁语在高卢演变后刻留在法语中的历史痕迹。现代法语中的单词muer（蜕变[mue]）就是从拉丁语单词mutare衍生过来的。8世纪时人们用字母组合dh来代替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字母t，故mutare可以拼写为mudhare，以表示该字母组合为弱辅音。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个辅音字母组合逐渐弱化，最终于11世纪完全消失。这个拉丁词的演变过程可以这样来表示：mutare-mudhare-mudher-muer。但是我们还要指出，直到公元14世纪，动词muer词末的辅音字母r仍然发音，如同fer（铁[f εr]）的发音一样。在14世纪—15世纪期间，该动词的词末辅音[r]也开始弱化，最终完全消失，形成了今天该词的发音[mue]。

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不仅拼写、发音上发生变化，词义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罗马拉丁语中有两个表示tête（头）的名词：一个是贵族阶层使用的caput，其意为现代法语中的tête（头部）和chef（领头）。另一个是民间通俗的testa，等同于法语中的pot de terre（头），也相当于现代法语的fiole（脑袋，例句：Vous vous payez ma fiole.你在嘲笑我。）或cafétière（脑袋，例句：Il a reçu un coup sur la cafétière.他脑袋上挨了一下。）。在语言的演变中，pot de terre已经完全失去了源于通俗拉丁语testa的tête的意思，而tête一词则同时具有“头部”和“头领”两层含义。

与罗曼语族的其他语言一样，法语中有两类源自于拉丁语的词语：一类是民间的语言，另一类是直接从传统的拉丁语中借用过来的，或者是文人使用的，是一种与拉丁语非常相似的语言。

下面是几组同源对似词，从这些同源对似词中我们发现，一些源自文人的同源对似词与拉丁语很相像。而源自于民间词汇的特点是，词短、音节少，在向法语演变的过程中失去了辅音音素或一个完整的音节。



在14世纪—15世纪，法兰西语言有着令人惊奇的地方：至少存在着5种比较普遍使用的通俗语言。这些语言是，奥依语、奥克语（有两种类型，在一些地区还有很大的差别）、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和弗拉芒语。在一个地区内有多种语言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如中部地区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语言区域：奥依语式的法语在北部地区占主导地位；在东部和中部以及福雷平原和博若莱的大部分地区主要讲普罗旺斯式的法语；在南部，福雷山区和奥弗涅，则流行奥弗涅式的奥克语。

面对这些地域分布广阔的通俗语言，拉丁语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在中世纪末期，法兰西境内的语言状况是，一方面法语同拉丁语相比较而言在不断地向前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与奥克语以及所有地方性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相对而言，法语正在逐渐树立自己的地位及权威。例如，1398年，在对信徒诈骗罪进行表决的法国神职人员的代表大会上，主教格拉莫（Simom Gramaud,1345—1423）为使公爵们明白无误，使用法语作了开幕词，且2/3投票者的选票都是用法语书写的。又如，在1406年，大学界的人士被要求在法院里一律使用法语进行辩护，而禁止使用拉丁语。同时，那些在各地非常活跃的地方语言，如法普罗旺斯语，香槟、皮卡第、洛林方言也都日益消失，让位于法兰西岛方言，即巴黎的书面语言。


3.2　法语：国家的事务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法语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拉丁语复兴的现象。应该说，这一语言现象在当时是文人、教士、公证员和大学追逐时髦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若能在法语中加入一些拉丁语的字母能够不同程度地提升他们的身价。于是他们开始对语言进行干预，使法语从按照语音进行拼写的形式转变为依照词源进行书写的形式。在古法语中，连词si和数词si的发音本来是一样的，由于拉丁语中的数词sex（六）有一个辅音字母x，所以人们为了追求拉丁化，也给法语的数词加上了一个相同的词末辅音字母，结果变成了现代法语中的six。出于效仿的原因，尽管拉丁语中数词decem（十）没有字母x，这些文人教士干脆也给法语的数词di（十）在词末附加上了辅音字母x。为了使拼写与读音相符，书写上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发音上的变化。由此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拉丁语对法语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法语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语言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缀字法。所以，我们可以说，拉丁语对法语的影响在法语全部的演变进程中是最深刻的，以至于在今天法语都无法摆脱拉丁语的影响。在查理曼大帝之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1494—1547）在1539年通过颁发《维莱科特雷法令》（l’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来推广法语的使用，该法令要求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一律由法语代替拉丁语。法语因此而成为官方的语言，这也意味着法语在众多语言中的崛起。1549年利雷人发表了《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宣言》。1555年，勒芒人塔于罗（Jacques Tahureau,1527—1555）这样写道：“从没有任何语言像我们的语言这样准确地表达了思想观念；从没有任何语言如法语这样柔美悦耳，这般流畅动听；从没有任何语言具有法语词汇的干净洗练。”

实际上，在推广法语作为法国官方语言的问题上，应该说尼姆地区走在了维莱科特雷地区的前面，也就是说，尼姆地区要比维莱科特雷地区更早就开始推广法语的使用。1531年，在尼姆地区，为了回复地方官员呈交给国王的谏诤，弗朗索瓦一世在第一时间就承认了路易十二（Louis XII,1462—1515）颁发的法令，在那里使用地方语言：

«Les trois Estats
(3)

 de nos pays de Languedoc...nous ayant hublement fait dire et remontrer que...lesdits notaires escripvoient en latin et autre langage que de ceux qui font lesdits contractez et dispositions...Ordonnons et enjoignons auxdits notaires passer et escripvre tous et chacun en langue vulgaire des contractants...»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这段法令的内容翻译成现代法语：

«La population du Languedoc.nous a fait savoir que...les notaires écrivent en latin et donc dans une langue différente de celle du peuple...Nous ordonnons/demandons aux notaires d’écrire tous les documents en langue vulgaire/langue commune que le peuple parle et comprend...»
(4)



“朗格多克地区的居民……使我们懂得司法人员用拉丁语起草公文，这是百姓大众不懂的语言……我们命令并要求他们要用通俗的语言，即民众们使用和懂得的语言起草文件……”

八年以后，即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了《维莱科特雷法令》，同时取消了以前的其他法令，规定在所有的行政文件中一律使用法语。该法令的第111条款指出：«...Nous voulons doresnavant que tous les arrests ensemble toutes autres procédures soient de nos Cours souveraines et autres subalternes et inférieures soient de registres;enquestes,contrats,commisions,actes et délivrés aux parties en langage maternel françois et non autrement.»

该段法令现代法语的表述为：

Nous voulons dorénavant que tous les arrêts et procédures de justice des cours de justice royale soient inscrits aux registres royaux;enquête,contrats,commissions et actes soient délivrés en langue française et pas autrement.
(5)



“我们希望今后所有的王室判决书和司法诉讼程序均依照王室的语言风格撰写文献。调查报告、协议文书、委任状、证书文件等一律使用法语，禁止使用其他语言。”

“法语的成功是法语和拉丁语结合的成功，而它本可以是法语、拉丁语和方言结合的成功，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地方的法语对王国各地方言的胜利，是1592年若弗鲁瓦·托里所说的‘宫廷和巴黎语言’的胜利，是巴黎大区和卢瓦尔河流域法语的胜利。”
(6)



其实，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签署的《维莱科特雷法令》并不是针对语言问题的，在“王室司法条令”（Ordonnances royaulx sur le faict de instice ）
(7)

 中共有192个条款，其中只有两个条款涉及到了语言使用的问题。从名称上我们就不难看出该法令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事实上，该法令主要目的是一方面要强化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是限制教士们在宗教事务中的权限。换言之，就是加强国王的权力，打压教会的势力。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他登基后的一个星期就开始考虑实施这个计划了。在法兰西的历史上，弗朗索瓦国王是第一位主张扩大国家权力，并用国家权力来干预宗教事务的国王。为了与教会的邮政体制相抗争，他建立了自己的邮政体制。为了组建国王的金库，他汇集了各地上缴的税款收入，同时在整个法兰西建立了一个征收税款的机制以保证王室消费、对金库的资金供应，以及对意大利战场提供所需的经费。

法令关于语言的问题只有第110和第111两个条款明确地指出，自法令颁布之日起，所有诉讼文件、判决书和行政文献一律用母语行文，而不能使用其他语言。这样一种说法使我们看到国王首先开始向拉丁语发起了进攻，表明了国王期望在法兰西推行自己的母语：法语（françoys）。在16世纪，国王所说的母语，就是老百姓在自己家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

在推广法语的过程中，拉丁语也给国王提出了一个问题：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摩擦。拉丁语是天主教使用的语言，而新教更乐于使用本地语言。确切地说，法令中的第110和第111条款也限制了法兰西当时各地流行的众多方言。法令要求，公文中只能使用法语而不可以使用其他任何语言。同时，国王还赋予他的公职人员以更大的权力，取消和限制了伯爵、公爵及地方法院的权限。语法学家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在他的书中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轶事：关于限制地方方言使用的问题，普罗旺斯地区曾派出一个专门团组到巴黎试图劝说国王允许他们讲普罗旺斯方言。由于国王只允许他们用法语向国王陈述他们的理由，而绝对不能用其他语言，该团组不得不在巴黎学习了三个月的法语。当他们再次见到国王时，受到了王室的极大嘲讽，因为他们用法语来辩解他们抵制法语的缘由，结果被国王轰回了原籍。

事实上，该法令对推广法语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首先法令中对违反规定的人没有做出任何处罚规定。其次，王室充其量拥有6000名公职人员，他们根本无法在法兰西的整个国土上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管。应该说法令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难以执行。比如，一直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当选的议员们仍在使用各自的方言进行交流。所以说，这部法令颁布后取得的效果不很明显，但是有一条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那就是它引起了人们对语言使用问题的关注。其实，在布列塔尼地区，自1260年世颁布《维莱科特雷法令》早约3个世纪。在图卢兹地区，地方政府也在1400年初就广泛地使用法语。在波尔多，自1444年就开始在司法公证的文书中用法语代替了加斯科涅语。这些也许就构成了弗朗索瓦一世推行整个法兰西一律以法语为唯一语言的基础。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研究法语发展与演变的教授吕济尼昂（Serge Lusignan,1943—）在对1285年—1380年间法国官方所记载的各类契约和公证文书的研究中发现，直到1330年底，法兰西民族在语言的使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328年，80%的契约和公证书是用拉丁语撰写的，但是两年后，也就是在1330年，80%是用法语行文的。与卡斯蒂利亚
(8)

 和英国相比，《维莱科特雷法令》中关于法语的两个条款显得有些落伍，在那里官方语言的问题早已尘埃落定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法语化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淘汰拉丁语，倡导使用地方语言；其次是限制地方语言，推广法语作为唯一的语言。

一个世纪以后，法国的红衣主教、政治家，黎世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642）对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过重大影响。1635年，他创建了法兰西学院，该学院的使命之一就是编写法语词典，制定法语的语法规则。1694年法兰西学院出版了首部法语词典《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目的是提倡正确地使用法语，该词典所收录的词条均为宫廷和有素养人所使用的语言，它还对法语的拼写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又一个世纪以后的1794年，法国政治家、高级教士格列高利（Henri Grégoire,1750—1831）提出取缔所有的方言土语。目的是，第一，让每个臣民都能够懂得共和国的法律；第二，满足民众对法语教育的需求；第三，保证孩子们未来的发展。

1964年，戴高乐将军也组建了一个法语高级委员会，后来更名为高级公署，也就是现在的法语语言委员会。

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以来，在法语语言演变的进程中国家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如同大千世界的万物一样，它的变化不会带走所有的历史痕迹。语言的历史记载了促进语言语音、语义、拼写等变化的历史事件。

【注释】




(1)
 关于尼塔尔的死亡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在884年与意大利国王丕平（Pépin 781—810）的战斗中死去；也有的史料说，他是在845年5月15日在抵制维金人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疆场；还有的说是在858或859年反抗斯堪的纳维亚人掠夺的战斗中牺牲


(2)
 圣－热罗姆，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学识最渊博的教父


(3)
 这里的 Les trois Estats 对应现代法语的les trois Etats，指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等级，分别是：平民百姓、神职人员、贵族阶层


(4)
 Tradui par Monsieur Vincent Mermet, lecteur de fran.ais de BISU


(5)
 同上


(6)
 傅绍梅，钱林森译. 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I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p.120


(7)
 古法语中的royaulx等同于现代法语中的royaux，le faict和instice分别等同于现代法语的le fait和 justice


(8)
 卡斯蒂利亚 （Castille），现指伊比利亚半岛西部


第四章

中世纪法语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中古法语被人们称为“开放的法语”。通过对15世纪和16世纪文献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时期语言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语言的使用者自发地创造语言的词汇。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法语仍不能算是一个很规范的语言，而是一个用法很随意的语言。在这个时期，语言的使用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借用拉丁语的俗语，甚至包括西班牙语，特别是意大利的土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法语向意大利语借用了两千多个词语，如arcade（拱廊），balcon（阳台），concert（音乐会），infanterie（步兵），bizarre（古怪的）等。这样就使法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当发现了美洲大陆以后，大量的美洲印第安语词语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潮水般涌入法国。所以说16世纪的法语是一个非常不严谨、毫无约束的语言。大家也许都曾认为，法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表达清晰、结构严谨的语言，其实不然。只有到了18世纪，法语才真正开始享有良好的声誉。

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文人将法语视为一个开放的酒吧，特意去收集一些古怪的方言和外来词汇，并以此为乐趣。他们对语言的使用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例如把动词当名词使用。这一时期语言滥用的现象与18世纪所提倡的正确使用语言的呼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

随着讲法语的人口越来越多，语言一方面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破坏。就在很多文人试图努力使法语的用法稳定下来的时候，法语却有了较快的演变。在14世纪和15世纪末，重音开始移向词末或句尾。我们注意到，为什么16世纪的文献资料很难朗读，这是因为它们是用哥特语字符撰写的。但是撰写这些文献资料的句法结构是完全符合法语的句法结构的，而不是罗曼语的句法结构。词末的拉丁语现象已经消失，并且句子结构与现在的主-谓-宾的次序排列是一致的。人们不再将“王宫”写成cort li roy，而是写成la cour du roy。在拼写上，用词尾的字母e表示阴性。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法语开始拥有一套冠词le,la,un,une，主有代词le mien,le tien，主有形容词mon,ton,son，以及指示代词ceci,cela,ce,cette。如果说指示形容词和指示代词cette,celle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话，那么指示代词celui还没有代替cestui。“你”和“您”在法语中已经能够得以区分。以前单独发音的二合元音和三合元音，如[au]，[eau]已经融合为一个元音[o]。

15世纪30年代，斯特拉斯堡出现了法国第一台印刷机。印刷机时代的到来在城市里催生了大量的识文断字的人。加之文艺复兴的影响，人们的阅读欲望不断高涨，对书籍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这些社会现象很自然地给人们提出了一个语言使用的规范问题。1501年，10本书当中只有一本书是用法语撰写的，而到了1575年，约有一多半的图书是法语版的。

印刷机的增加也满足了新教布道的需求。这种初期被视为邪道的新教的传播导致了乡土语言的发展，新教徒们不仅反对天主教的学说，同时还反对用拉丁语行文。与天主教不同，新教鼓励信徒们阅读1530年—1541年间翻译的法语版《圣经》。同时，神学家加尔文（Jean Calvin—1564）用法语撰写教规。这些工业和宗教的现实极大地促进了法语语言标准化的形成。

法语语言的标准化的功劳应该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印刷行业从事捡字的工人，是他们掌控着印刷的作品和图书。在没有词典和语法的情况下，校对工人作为社会一个新兴的职业始终是在摸索中完成自己的工作。很多作家在撰文时很少使用省文撇，冠词和名词常常不分开。如l’esclaircissement写成lesclaircissement，又如许多文人将字母v误写为字母u，致使 œuvre变成 œuure，trouve变成trouue……这些都需要校对工人修改纠正。

为了降低成本和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出版商在捡字排版上采用了简洁严谨的方式。法国出版商托里（Geoffroy Tory,1480—1533）由于始终采用统一的语言系统进行印刷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主张法语使用音符标号和省音撇。由于考虑出版成本问题，他将哥特字符改成罗马字符以节省字符所占的空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法语书写开始使用音符标号。这要归功于托里的提倡。他首先使用了尖音符“ˊ”（1530年），分音符“¨”和变音符“¸”。

鉴于中古时期语言比较混乱的状况，16世纪起，人们开始关注研究法语的语法问题。语法学家，尤其是出版商不仅仅关注法语的正确表达形式，还关注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的区别。实际上，第一部法语语法是由一位英国人用英语撰写的，名为Les clarc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oyse。1530年帕尔斯格拉夫向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和他的女儿玛丽（Mary,1516—1558）推荐了这本法语语法书。这是一部供英国人学习法语的语法书，书中专门介绍了法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的多种拼写形式。20年以后，梅格雷（Louis Meigret,1510—1558）出版了法国第一部法语语法书，书名为Tretté de la grammaire françoeze，书中提出了许多语法改进的建议。在此之后，法国相继出版了约10余本语法书。直到16世纪末，法语在拼写及语法上的混乱现象仍然是很严重的，但是在文人中间，文字的拼写基本达到了比较统一的程度。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中世纪时期，法语的使用是十分混乱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拉丁语在法国的各个地区的使用程度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人们主张将法语视为“开放的酒吧”也是当时的语言现实，人们毫无掩饰地借用方言土话和外来词语。同时，法兰西岛辖管法国8个省，在这些省份法兰西岛的方言远还没有达到强制性的普及，也就是说法语还没有成为法兰西的统一语言。从语言的使用情况来看，法兰西被分为三个语区：奥依语区、奥克语区、法普罗旺斯语区。这些语言区域的特点是：

在奥克语区，人们讲的是一种与拉丁语非常相似的奥克语。

在奥依语区，人们讲的是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受日耳曼语影响比较深刻的奥依语。

在法普罗旺斯语区，人们说的是一种受奥依语影响的奥克语。

尽管在10世纪末，法语已经成为国王的语言，这表明了法语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是，各地区语言的存在仍然构成了法国在语言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地区性语言在各地区表现出了不同的生命力，这导致法国各种区域性语言分布不够均衡。但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在有些地方，地方性语言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在另一些地方，地区性语言还保持着强有力的生命活力。
(1)



在下面这些周边地区，我们还能够听到非罗曼语族的语言：

巴斯克语（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

凯尔特语（菲尼斯泰尔省、莫尔比昂省、阿尔莫尔滨海省）

日耳曼语（弗朗德勒北部地区）

阿尔萨斯语（上莱茵省和下莱茵省）

洛林法兰克语（摩泽尔河流域）

虽然我们很难界定罗曼语族诸语言的影响在法国的辐射力，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罗曼语对奥依语、法普罗旺斯语、奥克语、加泰罗尼亚语（东比利牛斯省）和科西嘉语（科西嘉岛）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罗曼语族诸语言的生命力是很强盛的，至今还对当代法国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


4.1　科西嘉语

科西嘉岛很早以前就成为了罗马人的殖民地（约公元前240年），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之后，科西嘉岛先后归属比萨和热那亚，前后约有5个世纪。1769年科西嘉岛归属法国，但是从那时起一直到19世纪，岛上的居民都讲科西嘉语，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讲意大利语。现在科西嘉岛上能讲法语，又能说科西嘉语的双语现象非常普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科西嘉岛上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科西嘉语都是一个很有活力的语言。这是因为，首先该语言的使用比较广泛；其次，该语言有以意大利语的拼写为基础而形成的自己唯一的拼写方式；再次，该语言可以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

鉴于该语言与意大利语有着非常直接的语源关系，科西嘉语至今还保留着在意大利语中已经消失了的拉丁语的特征，如元音字母u（发音为[ou]）位于词末：

pastu（餐），意大利语拼写为pasto

topu（老鼠），意大利语拼写为topo

ditu（手指），意大利语拼写为dito

sallu（生丁），意大利语拼写为soldo

……

作为罗曼语族的一个分支，科西嘉语与意大利语中的托斯卡纳方言较为相似。科西嘉语是传播科西嘉文化的主要媒介。


4.2　加泰罗尼亚语

加泰罗尼亚语分布于法国（鲁西永和萨尔达尼亚地区）和西班牙接壤的区域。在萨尔达尼亚地区，即在阿尔盖洛（Alghero）附近还生活着一个讲加泰罗尼亚语的族群。第一份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的文件可以追溯到12世纪，但是加泰罗尼亚语作为一门语言得到社会的认可，则是在两个世纪以后，即14世纪，人们用该语言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文学作品，如诗歌、颂词等。15世纪末期，加泰罗尼亚并入卡斯蒂利亚，这有利于卡斯蒂利亚方言在加泰罗尼亚南部地区的普及。相反，在北部地区，也就是在东比利牛斯省，自19世纪开始，法语在该地区的影响更加凸显。就在一个世纪之前，在该地区也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能够讲法语。但是，伴随着两次大的移民浪潮，在20世纪下半叶法语化的进程明显加快。这两次移民浪潮分别是北非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来自卢瓦尔河北岸的退职人员。

目前，加泰罗尼亚语在乡村仍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老年人中间，他们依然使用该语言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人们还主张，应该从小学开始就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开展教学活动。1976年，第一所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幼儿园博索拉（Bressola）在佩皮尼昂创立。此外，自1982年起，佩皮尼昂大学开设了完全用加泰罗尼亚语授课的大学课程。可是，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端，法语占了主导地位，加泰罗尼亚语就显得十分脆弱。

尽管加泰罗尼亚语和奥克语非常相似，加泰罗尼亚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语言中保留拉丁语字母u，读音为[ou]，如：

　maduru（成熟）演变为madur；

　luna（月亮）演变为lluna；

·鼻辅音的消失，如：

　manus（手）变为mà；

　bene（好）变为bé；

　capitaneus（上尉的）变为capità。

加泰罗尼亚语9世纪在比利牛斯东部经与通俗拉丁语的融合，拥有了高卢-罗曼各语所共有的语言特征。虽然使用范围很局限，但加泰罗尼亚语却有着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和自己的语言特色，对法语的形成与演变也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4.3　奥克语

直到11世纪中期，在很多地方，我们还看不到用法语发表的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在讲奥克语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很多用奥克语撰写的诗歌作品。到了12世纪，奥克语已经被视为西部地域创作大型抒情诗篇的唯一语言。

在12世纪—13世纪，法国南方行吟诗人用奥克语创作的诗歌以及他们对语言运用的精炼与考究对后来法语的发展，包括对其他罗曼语言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gallaïco-portugais语，即葡萄牙语的雏形。奥克语对加泰罗尼亚语和意大利语的影响也不可轻视。尽管13世纪，面对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东征给该语言带来的冲击，奥克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抵御住了法兰西国王语言的挑战，仍然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充满活力的语言。19世纪，在以诗人米斯特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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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édéric Mistral,1830—1914）为代表的费利布里热派（1854年法国南方普罗旺斯成立的文学流派，主张用奥克语写作）的倡导下，奥克语在普罗旺斯地区经历了一次文学复兴的热潮。到了20世纪，奥克语研究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主张用奥克语表达的复兴计划。直到今天，在该地区50岁以上的人群中，人们仍然使用奥克语进行日常交流，周边地区的类似人群也保留此习惯。对奥克语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为之努力，捍卫语言特征的奋斗目标。

奥克语主要流行于法国南部地区，特别是普罗旺斯及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该语言名称的由来与语言自身的发音有关。由于在中世纪时期他们将表达同意的oui（是）发成[ɔk]，所以后来人们就将这种语言称为奥克语。它在法国虽然不是独立的语言，但是相对于法语，它还保留了不少中世纪语言的基本特征。


4.4　加斯科涅语

在讲奥克语的地区，加斯科涅语的存在不应被忽略，即生活在加龙地区西部的阿基坦人过去讲的语言。

这种方言的特点非常明显：拉丁语中的字母f在加斯科涅语中变成字母h，将h发成吐气的[h]音。如拉丁语farina（面粉），flor（鲜花）和filia（女儿）在加斯科涅语中分别为haria，hlor和为hilha。在法国南部的邻国西班牙，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语言不同的表现形式。


4.5　法普罗旺斯语

曾经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都通用的法普罗旺斯语言，现在却很难找到它曾经存在的踪迹，这是因为该语言在历史上没有形成重要的影响。尽管在当时，这种语言在地区首府（如里昂和日内瓦）广泛流行，但是到了14世纪，像里昂和日内瓦这样的人口集中，经济、文化比较繁华的地方在后来非常有利于法语的传播。由于法普罗旺斯语言的方言繁多，又分布零散，所以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处于衰落的境遇。

与奥克语和奥依语的土话不同，法普罗旺斯语吸纳了拉丁语ca的拼写形式。在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萨瓦地区，ca的拼写形式演变成了th。如，carbonem（煤炭）变成tharbon，cantare（唱歌）变成thanto，capram（山羊）变成thévra。


4.6　奥依语土话

在奥依语区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方言土语能够存活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问题。原因就是在该地区，来自拉丁语的词形与法语中保存下来的词形非常相似，所以地方土话的消失首先是不易被察觉的，随着法语慢慢地融入，有的方言土语与法语融为一体，有的方言仍旧保留自己的语言特征。

比如我们发现法国布列塔尼方言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该方言源自拉丁语，在上布列塔尼地区较为流行，直到现在，那里的居民在家中有时还讲这种方言。但是应该指出，在布列塔尼地区的这种方言与法语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但是在诺曼底地区，情况虽然类似，却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在农村，尤其是在法国诺曼底半岛的边缘地区，那里的居民仍然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能够完全区别开来的语言：诺曼底方言和法语。


4.7　意大利语对中世纪法语的影响

1533年，年轻美貌的意大利女人梅迪契（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嫁给亨利二世（Henri II,1519—1559），成为法国王后，并于1560年—1580年间摄政。1600年，意大利同一家族的女人梅迪契（Marie de Médicis,1573—1642）嫁给亨利四世（Henri IV,1553—1610）后，也于1610年—1630年在法国摄政。伴随着两位意大利女人先后入主法国王宫，法兰西王宫到处都飘荡着意大利语的口音，法语也自然吸收了大量有关战争、艺术、日常生活和烹饪方面的意大利语。餐桌礼仪更加考究，人们不再用手抓饭吃，而改用叉子，并把咸味和甜味的菜肴加以区分，就连每餐最后的菜肴也变成了做工精细的珍馐美味。自那以后，饮食变成了盛宴。

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其影响范围对于法国来说是非常广泛的。意大利不仅是诗歌的故乡，也是文学的发祥地。在丝织和玻璃的制作方面，意大利当时的技术和工艺应该是世界最顶尖的。今天我们在法国里昂老城能够见到的非常别致的塔楼都是效仿意大利的建筑风格。应该说，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最具影响力，从对文学的热爱到对奢华的追求，无所不包。因此效仿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在法国很长一个时期成为一种时尚，如宫廷盛行意大利语的外来词汇，甚至大讲意大利语等。意大利式的发音更在法语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如，français（法语）和faisais（动词faire的未完成过去时变位）分别仿照意大利语的发音，变成了françoué 和faisoué。这就犹如让早餐已经习惯吃羊角面包的法国人享用比萨饼一样。

下列词语是在这一时期融入法语的：

战争方面：



艺术方面：



服饰方面：



饮食方面：



法语中，还有一些词可以追溯到意大利语更为久远的词源：

adagio（慢板）　　　　　　allegro（快板）

forte（强奏的乐段）　 　　fortissimo（用最强音乐演奏的乐段）

osso-buco（由米饭、牛肉和西红柿做的意大利菜）

pizza（比萨饼）　　　　　 spaghetti（意式细面条）

gorgonzola（戈尔贡索拉干酪）

16世纪和17世纪法国的艺术和知识领域受益于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仅十几年的时间，意大利在法国的影响从天主教控制的南方移到了新教控制的北方。这种影响不仅涉及艺术和生活方式，也涉及书面语言。这种影响的扩展与蔓延对法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总之，4个世纪以来，意大利语向法语输送了大量的词汇。我们可以说，过去法国对意大利语的狂热和现在意大利对法语的狂热是不分彼此的。


4.8　西班牙语对中世纪法语的影响

在法国的历史上，比利牛斯山脉南端的语言和文化对法国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路易十三（Louis XIII,1601—1643）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女儿安娜（Anne d’Autriche,1601—1666）的联姻，以及后来的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和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女儿泰蕾兹（Maria Thérèse,1638—1683）的结合，更强化了这种影响。这个时期，大量的外来词语通过西班牙语，伴随着海上贸易流入法兰西，融入法语，如：

来自墨西哥纳瓦特尔语的词汇：

cacao（可可粉）　　　chocolat（巧克力）

cacahuète（花生）　　tomate（西红柿）

ocelot（豹猫）

来自秘鲁克丘亚语的词汇：

alpaga（羊驼毛）　 　caoutchouc（橡胶）

pampa（蒲苇）　　　　vigogne（幼羊驼毛）

来自安的列斯群岛阿拉瓦克语的词汇：

iguane（鬣蜥）　　 　maïs（玉米）

ouragan（飓风）　　　savane（沼泽地）

1494年，为解决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边界问题，双方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上签署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从地域上看，一些比较遥远的词汇，也通过葡萄牙语这个媒介走进了法语。下列的这些词汇就均属这种情况：

源自巴西印第安的图皮语的词汇：

acajou（桃花心木）　　ananas（菠萝）

tapioca（木薯粉）

源自印度泰米尔语的词汇：

cachou（儿茶）　　　　cari（咖喱粉）

mangue（芒果）

来自中国汉语的词汇：

cangue（枷锁）　　　　typhon（台风）

来自马来语的词汇：

bambou（竹子）　　　　jonque（帆船）


4.9　英国海峡群岛语言对中世纪法语的影响

在泽西岛（英国海峡群岛中南端最大的岛屿）和盎格鲁-诺曼底其他岛屿上流行的当地语言，一直到公元8世纪仍在使用。自8世纪以后，英语才开始在上述地区传播开来。法语尽管为官方语言，但是和英语相比，也只有在泽西岛上才能听到。但是泽西岛上的土话仍有数千人在使用（依据1991年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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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5720人在讲当地的土话，占岛上人口的6.9%），其中90%的受调查者年龄在40岁以上。这种土话的元音音素很多，不仅含有长元音和短元音，还有半元音和5个鼻化元音，这与16世纪的法语完全不同。

相反，在曼恩－卢瓦尔地区，我们可以说，那里居民讲话的方式非常独特。不能说他们讲的是中性法语，因为他们只懂得一种语言：那是一种受已不复存在的当地土语严重影响的，有很大变化的法语。

在北部地区和东部的中央区域，语言使用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与法语相比很有地方特征的皮卡第方言具有一定的使用独立性。但是，香槟方言、勃艮第方言，包括贝里方言，现在看来实际上都已经完全融入带有地方色彩的法语当中。


4.10　有利于地方语言发展的相关规定

下面的这些历史时刻也许能够说明，人们在鼓励使用地方语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公元813年，图尔主教会议：

《...et ut easdem omelias quisque aperte transferre studeat in rusticam Romanam linguam aut Thiotiscam,quo facilius cuncti possint intellegere quae dicuntur.》

“……所以，每位主教都要专心地将其布道教义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罗曼俗语或古德语，以便信徒们能够非常轻易地懂得布道的内容。”

1510年6月，路易十二的法令：

«Ordonnons[...]que doresnavant tous les proces criminels et lesdites enquestes,en quelque maniere que ce soit,seront faites en vulgaire et langage du pais[...]autrement ne seront d’aucun effet ni valeur.»

“兹颁布法令……自今日起，所有的刑事诉讼文件和调查文件不论何种缘由，一律使用通俗语言[……]否则文件无任何作用和价值。”

1531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批准路易十二对朗格多克地区颁布法令。8年以后，该决定，被《维莱科特雷法令》解除，宣布无效。

当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通过颁发《维莱科特雷法令》迫使人们用法语起草所有行政文件的时候，格列高利修道院院长指出，在法国取消土话的倡议已经得到积极响应，这对法语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交流的需求，在某些地区也发布了有利于地方语言生存的决定。

从17世纪中期开始，法语代替了拉丁语作为国际交流的语言。1678年《尼迈格条约》谈判就使用法语为磋商交流的工具；1714年签署的《拉斯塔特条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用法语起草的条约，并成为范例，自那以后，用法语来签署各类国际条约便成为一种惯例。因此我们说，法语已经成为欧洲人交汇的结合点。

可以看出，从17世纪中叶开始，法语在欧洲乃至国际的作用日趋扩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其他交流语言的退出，如托斯卡纳方言由于无人用它来写作而遭淘汰；拉丁语的撰写仅限于哲学和学术研究而受到限制等。与此同时，语法类图书的出版和法兰西学院编写的词典规范了法语的用法，方便了不会讲法语的人对法语的学习。因此法语的发展不仅受益于政府的干预和王权外交的胜利，还得益于古典文学的辉煌。

伴随着法语为最优秀语言的理念，人们试图开始规范法语的词汇、发音、语法，以及法语的拼写。对此语法学家梅格雷在1550年就对法语提出了改革的建议。1579年，埃蒂安纳（Henri Estinne,1532—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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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法兰西语言的优越性》的问世，标志着法语已成为欧洲的语言。

【注释】




(1)
 Walter Henriette. L’attachement au parler vernaculaire dans une commune limousine. La Linguistique 29, 1993-1.p. 141–156


(2)
 米斯特拉尔，法国普罗旺斯诗人、语言学家，190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
 Spence Nicol C.W. Phonologie descriptive des parlers jersiais. Revue de linguistique romane. 1985(49) p. 193–194, p. 151–165


(4)
 法国文学家，以研究希腊古文和法语著称


第五章

中世纪的法语词典之战与马氏的法语纯洁性

从14世纪到16世纪，法语走过了中古法语的历史时期。到15世纪末，随着法国疆域的统一，法语也开始成为全法国通用的语言。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法令宣布法语为国家语言，要求一切行政司法文件一律使用法语，禁止使用拉丁语，这使法语在众多方言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成为法国全民族的语言。但是面对法语杂乱无章与不规范的流行与使用，法国于17世纪成立了法兰西学院，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规范法语的使用，受命负责编纂具有权威性的法语词典，使法语能够排除各种外来语言和方言土语对其的影响，因此便出现了法语历史上词典编纂之战和以马莱伯（François Malherbe—1628）为代表的对纯洁法语的呐喊。


5.1　中世纪法语词典编纂之战

文字的拼写纠正离不开词典，词典是我们学习语言不可缺少的工具。特别是在外语学习中，词典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词汇正确的拼写和使用方法，还能为我们提供很多与之相关的信息，如词源、词形变化的形式等。那么在中世纪法国的词典编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我们学法语的人，对下面提到的四本词典一定都很熟悉：《罗贝尔词典》（Le Robert），《拉鲁斯词典》（Le Larousse），《阿歇特词典》（Le Hachette），《利特雷词典》（Le Littré）。这些词典都经历了漫长的编纂过程，是在与其他词典竞争后而生存下来的。在法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300年间，发生了至少两次“词典大战”：第一次是在17世纪，主要是《尼古特词典》（Le Nicot）与《里什莱词典》（Le Richelet）的博弈。第二次是《菲尔蒂埃尔词典》（Le Furetière）和《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之间的竞争。这两场竞争在法语的发展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加速了马莱伯所推行的纯洁语言政策的出台。

《尼古特词典》应该算是法语历史上的第一部词典，该词典以作者的名字命名。让·尼古特（Jean Nicot,1530—1600）是一名外交官，也是一名学者。1561年，是他将烟草从葡萄牙引入法国，为此瑞典的医生、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将烟草中的黄色物质命名为尼古丁。尼古特编纂了法语历史上第一部词典《法语词库》，该词典在作者死后得以出版，后来更名为《尼古特词典》。这是法语史上值得称赞的事情，他开辟了法兰西词典编纂的先河，为后人研究法语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语言财富。但是该部词典的不足是编纂的时间和出版的时间相距很大。事实上，尼古特是在他的朋友朗索内（Aimar de Rançonnet,1498—1559）数年研究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这部词典。在朗索内临终前，尼古特在朋友的病榻前保证一定接续他的编纂工作，完成并出版这部词典。非常遗憾的是，尼古特也没有看到他们的作品问世，在他过世的6年以后，这本辞书才终于得以出版。另一个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是，因为不符合马莱伯的语言观点，这部辞书很快就过时了。

在《尼古特词典》出版30年以后，法兰西学院成立，并在成立之日就宣称要编纂出一部词典、一本语法书，以及一本关于法语语言修辞方面的工具书。然而就在着手开始编写工作之前，首批院士们就意识到了他们最初的设想有些太狂妄了，他们的工作计划在任期内根本无法完成。因此，他们重新定位工作目标：集中力量编写出一部极具权威性的法语词典。这是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因为第一，编纂词典所需要的素材不很完整；第二，社会急需一部普通的语言工具书。

为语言的词汇提出一个科学的定义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却准备不足。首先，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标准既不高又不专业；其次，院士们的思想比较僵化；最后，在这些院士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承担他们给自己规定的清洁法语，去掉语言污秽的任务。这就给法兰西学院在任期内完成词典的编纂任务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也给一个谋求科学发展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对于院士孔拉尔（Valentin Conrart,1603—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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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朋友们来说，编纂一部词典的确是一项难以完成的、可怕的“苦役”。结果也确实如此，他和他的院士朋友们都没能够在有生之年目睹辞书的出版。此外，这些院士们在词典编纂方法的选择上也限制了他们的编写工作，他们希望通过引用作家的语言来规范语言的使用。可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求院士们必须认真研读那个时代所有非常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很快院士们就意识到，这种方法工作量太大，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所以他们选择了最为简单的办法，直接制定语言规则，编写例句。结果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完全忽略了词汇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词源。另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他们曾经承诺编写一部带有艺术和技术方面词汇的词典，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实际上他们的编写完全效仿语法家沃热拉（Claude Favre Vaugelas,1585—1650）的语言规则。换言之，即按照上流社会的语言制定语言标准。因此，法兰西学院的词典变成了一部理想化的词典，并非是一部反映人们对语言实际运用需求的词典。

鉴于能力和时间的问题，法兰西学院在1642年决定给某位院士支付一定的酬金，让其全日投身于词典的编写工作以保证出版的时间。这一人选非沃热拉莫属，因为，在当时的院士中，他是享有盛名的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位受到大家推举的院士在他去世之前，即1650年才编写到了字母I。在接下来的20年间，法兰西学院只能是复审了沃热拉所做的编辑工作，根本没有超出第9个字母I。

实事求是地说，科学地描述一门语言，确定语言使用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艰巨的工程。确定哪些词为日常生活中的标语用语；一个词，什么样的拼写形式是标准的……这些的确是一项非同凡响的工作。特别是在语言使用较为混乱的时代，一个词可能具有多种不同的拼写形式及不同的发音。如“芦笋”这个词，在当时就有两种不同的拼写形式：asperge和asparge。“治愈”也是如此：guérir和guarir。面对这种一词多形的问题，法兰西学院主要是依据编写人员对词形的喜好进行选择。比如“奶酪”这个名词，当时的法国社会有两种拼写方法formage和fromage，从词源上看，formage应该是正确的拼写方法，因为奶酪的制作是利用模具将液态牛奶固化定型的加工过程，但是法兰西学院却错误地选择了fromage。就这样后者代替了前者，一直流行至今。

总体上说，法兰西学院在对词汇的选择上显得比较保守，在词汇的拼写方面，更趋于体现词源因素，而对发音要素考虑得不多。以bête（畜生）和tête（头）这两个词为例，院士们更倾向于在词中加入辅音字母s，分别拼写为beste和teste。由于词中的字母s不发音，故演变为现代法语的拼写形式bête和tête。那么，为什么法语的演变过程是这样的？语言史学专家布律诺（Ferdinand Brunot,1860—1938）研究指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由于担心丧失词汇的词源要素，而有意放弃依据发音拼写词汇的方式。当然这样的语言发展趋势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文人阶层更青睐于复杂的拼写方法，他们希望通过使法语的学习变得更难、更复杂来保护他们掌握权力的仕途。由此可见，语言是构成社会政治生活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在词典的编纂中，困扰法兰西学院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对词汇选择和拼写形式的问题，而是编写工作的进度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人们急需一本具有权威性的辞书以满足业余生活、艺术创作和日常劳作中对使用法语的需求。但这样的一本辞书迟迟不能问世。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法兰西学院的投资方对辞书的编辑工作给予了格外的重视。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对这项磨磨蹭蹭的编写工作表现出极度不满。由于法兰西学院20年来编纂工作无任何进展，所以，他给负责编写工作的总管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下了命令，在查清楚王室投入辞书的账目之前，不允许佩罗从事神话故事的创作。

柯尔贝尔指示佩罗给每位院士发放薪金，希望以此办法促进词典编写的进度，只有准时到会参加编写工作的院士才能领取这份薪水，结果是一部分院士只参加前半段的工作会议，并且用相当多的时间来讨论时钟走得是否准。对此佩罗试图给法兰西学院采购一台最新式的时钟以解决大家对时钟精准度的怀疑问题。围绕着词典编纂问题，院士们总是坚持己见，结果是无休止的争论成为法兰西学院编纂词典工作的明显特征。所以，首批法兰西院士，词典编纂者之一，菲尔蒂埃尔（Antoine Furetière—1688）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两位院士由于不满意组成这样的编写委员会，竟然大打出手……

由于法兰西学院主持编写的词典迟迟不能问世，法兰西学院非常担心有其他雄心勃勃的人凭借自身高效的工作，在法兰西学院编写的词典问世前抛出一本法语词典。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法兰西学院于1674年向国王申请并获得了出版法语词典的垄断权。法兰西学院的这种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1680年，语言学家里什莱（César Pierre Richelet,1631—1698）出版了《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该词典包括词汇发音、词性、词形变化、词义表达、语言注释等内容，还收录了艺术和科技术语以及引自优秀作家的例句。里什莱编写的《法语词典》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没有拉丁语注释的法法词典。该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法语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成为使用法语唯一可以参照的标准和规范，截至1735年，该词典共再版6次。这部拥有25000个词条，用大写字体排版的《法语词典》后来成为编纂普通词典的样板，它收录了宫廷语言、作家语言、民众语言、科技语言和专业词汇。这部词典在编写上体现了当时提出的纯洁法语的思想：词典没有收录方言和古词。

我们只要随意地翻到该词典的任何一页，就会被它所承载的时代气息和语言的诙谐所吸引。这里举一个例子，单词bouquin（书）源自德语buch，且含有“古旧图书”的意思，而词条bouquiner是指“收集旧书，选购旧书”的意思，同时还有“雄野兔（山羊）发情并占有雌野兔（山羊）进行交配”的意思，因此动词短语sentir le bouquin指“一个人的腋窝散发出像公山羊身上的那股让人难忍的异味”。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拥有国王授予的垄断普通词典出版权的法兰西学院并没有对里什莱编写的《法语词典》的出版提出任何指责或者抗议。实际上，在1667年，里什莱已经完成了一本法语诗歌韵律词典的编纂工作。里什莱十分狡猾，为了摆脱国王和法兰西学院的垄断，他在日内瓦印刷出版了这部词典。尽管法兰西学院对里什莱的做法表示不满，但是这本词典给里什莱带来了极高的评价，所以法兰西学院也就没有深究。

让法兰西学院更为尴尬的是菲尔蒂埃尔院士。人们很难准确地判断他是何时开始私下编纂词典的。有人说，他是从1650年初开始的，也有人说是1662年他被选为院士后才开始的。总之，他一方面是基于个人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确实难以忍受其他院士们在词典编写过程中拖拖拉拉的作风，而开始了独自编纂词典的工作，但他从没有向其他任何院士透露过此事。菲尔蒂埃尔不同意法兰西学院编写词典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编出的词典语言过于考究，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交际用处不大。在他看来，法兰西确实需要一本指导法语正确使用的词典，而不是一本使法语理想化的词典。当菲尔蒂埃尔对法兰西学院的编纂方法提出反对的时候，他与其他院士的分歧就更为明显。他认为，建筑师们在工作上需要讲专业词汇：房屋基座、房梁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同样也可以讲一口优美的法语。那些乐于献媚，讨好达官贵人的奉承者也是一样，他们不仅要讲一些华丽的辞藻，也要使用常规的正确的法语。菲尔蒂埃尔认为，语言科学给语言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解决维护语言纯洁的教条主义和使用语言不规范的矛盾，是解决拉丁语和法语的对立问题。因为17世纪，在科技领域中拉丁语对法语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由于无法说服其他院士，菲尔蒂埃尔加快了自己私下编纂词典的工作。1684年，当他向国王申请编写一本科技词典，并承诺不涉及法兰西学院已经控制十多年的普通词典的内容的时候，法兰西学院对他私下编纂词典的事情已早有耳闻。这就必然导致了菲尔蒂埃尔与法兰西学院合作的分裂，尤其是当法兰西学院发现菲尔蒂埃尔确实有意编纂一本法语正确用法的普通词典后，他们之间的分歧达到了顶点。院士们指责他剽窃法兰西学院的编写成果，并将其告上法庭。菲尔蒂埃尔非常理性地反驳道，当他给航海术语或者化学术语下定义时，他根本无法回避像mer（海洋）和feu（火）等普通词汇。结果是他被法兰西学院除名，失去了院士所享有的特权。由于受到法兰西学院的排挤，他大病一场后，将自己的作品卖给了荷兰的一位出版商，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690年得以出版。应该说，这部三卷本的含有古、现代法语词汇和艺术、科技术语的词典是法国17世纪词典编纂上的伟大成就之一。菲尔蒂埃尔独自一人耗费了三十多年的心血编纂了首部具有45000个词条和具有百科性质的辞书。这本辞书完全可以和1755年出版的英语词典相媲美，后者由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与7位辞书作家通力合作，用7年的时间完成。

在当时看来，这部词典是一部非常现代的作品。它用français（法语）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françoys。它对词汇的定义清晰、客观，很少附加个人的批注。这本词典关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体解剖学、医学、农业、航海以及其他科学技术，如他对sucrerie（制糖业）的定义颇具科学性，他将安的列斯群岛的定义与欧洲的定义区分开来。这部词典还引用了新的编纂方法：主题索引，便于将各行各业的专业词汇组合在一起，使读者轻而易举地熟悉专业词汇，如肉铺常用的术语，鞋匠常用的语言，或者建筑师使用的专业词汇等。

《菲尔蒂埃尔词典》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作品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以致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的百科全书的编纂中，该辞书曾不断地被盗用、抄录、效仿，为辞书的编纂者提供灵感。

在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伴随着铺天盖地的嘲笑，法兰西学院经过55年的努力，终于在1694年出版了《法兰西学院词典》。当院士们向国王呈上这本词典时，国王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失望，对他们说：“先生们，这是一本期待甚久的作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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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国王陛下对该词典出版的全部评介。

在《法兰西学院词典》出版后，不可避免的人们要将这部权威词典和里什莱的《法语词典》、《菲尔蒂埃尔词典》进行比较。《法兰西学院词典》在法国并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该词典收录了13000个词条，词汇的拼写形式与《菲尔蒂埃尔词典》标注的拼写形式差异不大，词汇的定义非常简单，如homme（人）：理性的动物；femme（女人）：人类的雌性。该词典还呈现出其他不足的地方，在第一版，词汇的排序很不规范，也不统一，大部分词汇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但是也有一些词是按照词源排列的，如matrice（子宫）就排在了mère（母亲）的后面。《法兰西学院词典》在对词的诠释上，包括用法的介绍上都显得比较生硬。在对古词的标注上，竟然只在定义后面标上了“古”字。同时人们还发现，该词典遗漏了很多常用的词条，就连“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一词都险些漏掉。在该词典的第三版，即1740年版，人们才终于见到了名词françoys。而anglois（英语：古拼写形式）直到第7版都没能在词典中出现。这样一本耗财费时的词典很令法国人失望：百姓们说词汇量不丰富；语言纯洁的捍卫者们认为，词典里收录了大量的马路法语，令人倒胃口。但是我们也不该全盘否定法兰西学院在词典编纂上所表现出来的谨慎态度，强调语言纯洁确实使语言词汇的丰富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却提高了语言词汇表达上的精准性。这为法语的纯洁、兴旺，以及后来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外交语言起到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


5.2　马莱伯对法语纯洁的呐喊

法语的纯洁在法语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很早就涉及的问题。法语的纯洁并不完全仅仅局限于面对英语的威胁。其实，在中古法语时期，由于语言滥用，弗朗索瓦一世曾颁布法令试图抵制拉丁语、方言及其他外来语，维护法语在法兰西的地位。

人们常常借用莎士比亚来形容英语，说英语是莎士比亚的语言。我们很赞成这样的说法，因为不仅莎翁的剧作是宏伟的、不朽的，其语言的运用也是非常精湛的。就在他逝世4个世纪以后，莎士比亚的影响仍在：他的作品仍然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珍视；很多文化剧社仍在上演他的戏剧；不少的戏曲院校仍在使用他的作品的片段作为教学的典范。可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和语言是英式语言的代表。同样，在法语世界，我们可以将莫里哀的语言作为法语文化的代表，其作品同样至今仍作为学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片段，尽管他的影响远不及莎士比亚那样深远。

也许我们可以将法语视为“马莱伯的语言”（langue de Malherbe），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现代法语语言的特征：准确、严谨、活泼。很多人拜读过他的诗歌，但是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在法国历史上首位提出纯洁法语的倡导者。历史上有很多文学巨匠为文化的繁荣做出过非凡的贡献，如莎士比亚、雨果、歌德、塞万提斯、但丁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能引起本民族关注的语言纯洁问题。只有马莱伯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人，如作家、读者、教师、学生、演说家、说法语的人和热爱法国文化的人，去努力，去奋斗，去争取维护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

大多数人认为是法兰西学院提出了语言纯洁问题。事实恰恰相反，是语言的纯洁问题催生了法兰西学院，在法语的历史上是马莱伯第一个提出了语言纯洁的问题。在他之前，没有人涉及到这个问题。法语单词puriste（语言纯洁主义）出现于1586年，该词与puritain（清教徒）近义。16世纪，由于很多文人和作家在用法语写作时语言使用得不是很严谨，他们在作品中随意造字，使当时的法语非常混乱。1625年，当purisme具有“矫正语言”意思的时候，语言滥用的现象才有所收敛。几年之后法兰西学院便诞生了，成立该机构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约束语言的使用。

当马莱伯在1600年初踏入法国文坛的时候，他已经45岁，是一位律师。对亚历山大十二音节诗体的完美运用以及文学浪漫主义的精湛笔锋，使他名声显赫。即使从未读过他的诗作的人，也能够背诵一两句他的诗歌。1605年，当他50岁的时候，他已成为国王亨利四世的宫廷诗人，这一职位一直保留到路易十三时期。在宫廷里，马莱伯的存在价值不再是作词吟诗，而是他对语言的批评，这也使他获得了“首位语言大师”的称谓。

马莱伯的语言观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因为他的理念迎合了时代的需求。由于人们不断地颂扬路易十四，所以法国人常将法语的明晰、纯洁和匀称与太阳王联系在一起。马莱伯认为要体现语言的价值，就要放弃语言修辞、重复、古语、方言、混杂。他不提倡使用同义词，在他看来，每一个词都应该有自己的定义，而每个定义只能用于一个词。因此马莱伯很不喜欢龙萨和贝莱，也不喜欢七星诗社的作品，更讨厌巴洛克的美学风格。在他看来，他们的文字修饰是非常荒谬的，脱离现实的。他严厉抨击那些为了迎合他人的趣味而故意创造出的一些人们读不懂的怪词。后来他的继任者，语法学家沃热拉写道：“他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国王拼造新词。”
(3)



当马莱伯闲暇的时候，他就审读龙萨的诗歌集，删除了大约有一半的无用词汇。有一天，他后来的传记作者拉康（Honorat de Racan,1589—1670）问他，是否有不需要删减的地方，马莱伯没有用语言来回答，只是将他删掉的一半内容递给了他。由此可见他对那些无用的，起着修辞作用词汇的厌恶。在1606年以后，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法语语言的使用问题。他在评论德波尔特（Philippe Desportes,1546—1606）诗歌的文章中所使用的犀利笔锋令人惊愕，他指出这些作者在书中的语言错误远比他们的作品带给人们的影响大数倍。

谈起马莱伯，很多文人都说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说马氏的一生就是专门挑剔别人语言毛病的一生。他曾经主张取消法语中vent（风）这个词，因为该词的一个意思与latulence（腹胀）的意思相近。他还曾想淘汰pouls（脉搏）一词，原因是该词与pou（虱子）读音一样。在语言文字的问题上，他几乎不惧怕任何人，包括国王亨利四世的儿子路易十三。他指责路易十三将自己的名字写成Loys，而没有正确地写成Louys。王室中很多阿谀奉承的人看到路易十三拼错名字都不敢纠正，只有他会丝毫不留情面地指责未来的国王。他极度厌恶地方语言，当有人问他动词dépenser（花费）的过去分词是选用dépensé 的拼写形式，还是选用dépendu的时候，他的回答十分干脆-必须选用前者。这是因为前者更具法语的特点，而后者与加斯科涅方言相似。他甚至曾经拒绝某位叫盖纳博（Guénebeau）的医生给自己看病，原因就是这位医生的名字与他圈养的狗同名。就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病榻上，他还在纠正照顾他的人语言中的语病。

加拿大魁北克人对马莱伯如此评价：马莱伯在语言使用问题上的做法有些太过分。他是一个厚颜无耻、专横跋扈的人。他对词汇过于挑剔。在语法上他显得还比较温和，他主张在语法原则和语言的实际运用之间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用法。正是马莱伯迫使人们在否定副词ne后面必须附以pas或者point。他主张语言在表述上的清晰、准确，他竭力抵制龙萨学派在诗歌创作中使用不规范的语言，他要求作家应该使用简洁的语言以便让更多的读者轻松地理解作品的内容。

自1616年以后，马莱伯不仅被看成是诗歌的大师，也被视为语言的大师。他在当时的法兰西知识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很多文人、艺术家不得不另辟蹊径，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协会和文化沙龙以避免与他正面冲突。在他不知疲倦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他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机构的负责语言纯洁的官方部门，其任务就是评价人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质量，收效令人刮目相看。该机构中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语法学家沃热拉，有人将其视为马莱伯的“徒儿”。为了完成“师傅”马氏纯洁语言的使命，他对四个世纪以来语言的使用状况作了调查。在他看来，标准的法语应该是王宫里和城市里所讲的语言。正是他在法语中第一次提出了bon usage（正确用法）的说法。这一说法后以至于在1661年在法语中又出现了一个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表达法une langue châtiée（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

根据不很准确的统计，当时很少一部分法国人讲法语，约占人口总数的15%，他们主要都是城里人或者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为什么马氏的纯洁语言的观点影响如此之大？难道就没有受到大多数百姓的抵抗吗？

也许下面的一段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法国的诗人，剧作家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在写给他的朋友拉封丹（Jean de La Fondaine,1621—1695）的一则轶事中讲述了他在法国南方因语言不通而遭遇的困难：当他来到瓦朗斯（Valence）时，没有一个人懂得法语。他下榻在一家小客栈里，向店里要一个夜里方便时所用的尿壶，结果老板给他送来了一个装满炭火的暖手盆。拉辛给拉封丹写道：“你能想象得到吗，当一个已经进入梦乡的人在夜里小便时，手里拿到的不是尿壶，而是炙热的火盆会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场景！”

如果说马莱伯的观点得以比较好地传播，那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纯洁语言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可。在我们今天看来，人们常常将语言的纯洁和保守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但是在400年前则完全相反，它与保守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关联。马氏主张的语言表达准确、纯正获得了双赢：将法语变成欧洲最具活力的语言；抵制了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希腊语对法语的持续影响。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法国众多的学者和语法学家始终都在追寻这样一个目标：语言表达的准确，使法语成为更多人使用的语言。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才使得拉封丹的寓言和佩罗的故事成为17世纪历史性的杰作，正是由于他们优秀的语言才使得其作品成为全人类的佳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爱不释手的“良友”。

对于马莱伯纯洁法语的观点有一部分人认为有些过分，过于苛求，不利于语言的丰富和语言表达方法上的多样性。比如，在拉封丹的寓言集中就有很多古词存在。方言是法国语言大师莫里哀作品中非常重要的“调味品”。佩罗的童话故事《灰姑娘》、《小红帽》、《蓝胡子》、《睡美人》等文学作品更是如此。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在运用语言时都首先极力保证表达的准确和清晰。

当然，马莱伯的纯洁语言的观点也给法语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即语言的极度枯竭。在1600年以前，法国的诗歌创作由于其文雅而丰富的表达和深刻的内涵深得人们的赞许。马莱伯的语言政策悲剧性地限制了法国文学的创造与生存，严重影响了语言的发展。如双关语的合理运用受到了限制，新生的词语遭到扼杀。加拿大的法语作家马耶（Antonine Maillet,1929—）用一个统计数字指出了马莱伯语言观带给法语的负面影响：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4万个不同的词汇，但是就在一个世纪以后，在拉辛的作品中我们只能读到2000个词汇。法兰西学院院士费奈隆（Henri Fénelon）在1716年指出，净化语言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十分贫瘠。费奈隆指出了马氏纯洁语言的观点给法语带来的问题，但没有公开地向马氏宣战。只有雨果才公开正面地，毫无任何掩饰地抨击了马莱伯的语言观。

综观中古时期的法语状况，法兰西在语言纯洁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要归功于马莱伯的个人努力，同时也不可否认很多文人（从文学巨匠到蹩脚的作家）在语言使用上的精雕细琢。直到20世纪初，法国大多数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始终遵循着这样一个信条：维护法语的纯洁和表达上的准确。以马莱伯为首的一批主张纯洁法语的人的努力给当时的法语带来的结果是：方言、古语、同义词和同源对似词不仅失去了语言交际的价值，并且很快地在众多文人的作品中消失。正像法国的历史学家布律诺所指出的那样，在马氏之前，法语向其他语言借用词语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经过这场维护法语纯洁的运动，倘若有人在法语的使用中带有外来词语，他则被视为愚昧无知。所以，从历史到现在，应该说，在对待法语纯洁的问题上，法国人始终持有马氏纯洁语言的观点，并且这一观点有助于今天抵制法语英式化的斗争。

【注释】




(1)
 孔拉尔，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任终身秘书长


(2)
 Jean-Benoit Nadeau, Julie.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 Telemaque. 2007. p.90


(3)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 Telemaque. 2007. p. 69


第六章

18世纪现代法语的形成与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带来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奥秘有了理性的认识，令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教会压迫的愿望日益强烈。思想领域首先展开了反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在法国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由启蒙时代文化锻炼出来的表现世界的描述是在知识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产生和传播的。有三种重大振荡引起我们的关注：各种印刷品前所未有地迅速激增，学者团队层出不穷（学院、思想学会或者哲学沙龙），尤其是文人作用的扩大化和合法化，真正体现了批评群体的作用。”
(1)

 对此，我们不可否认法语在启蒙运动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它是俱乐部、沙龙、学院、报刊、书籍、论著交流思想和意见的唯一工具。


6.1　法语沙龙与启蒙运动

毫无疑问，在欧洲，18世纪是法语的世纪，它的荣誉和它在欧洲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很多国王都成为法语迷，很多国家的达官贵人都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而感到自豪。如普鲁士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Frédéric II le Gran,1712—1786）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亲法国王。他对法语如此痴迷，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说，他只学习一种语言，那就是法语。他模仿凡尔赛宫的建筑风格，让人在德国东部的波茨坦修建了一个新宫邸，取名为“逍遥宫”（Sans-Souci）。他在宫廷、军队、行政机构中都聘请了很多法国人。他只看用法语演出的剧目，并自己学习用法语吟诗作词，他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保持长期的通信联系。例如，在1752年的一天早上，伏尔泰还收到了与腓特烈大帝共进晚餐的邀请。腓特烈大帝学习法国哲学思想以获得舆论的支持，重振国家威望。最后，他在对外侵略的政策上（他和沙俄、奥地利瓜分了波兰）与伏尔泰产生分歧，中断了两人的友情。即使是这样的一个结局，腓特烈大帝仍然没有放弃对法语的热爱。

由于法语在启蒙运动中所发挥的传播思想与沟通共识的作用，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第一次终止了内部之间的争斗，成为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那时的巴黎已经拥有60万人口，是欧洲大陆最大的都市。贵族和普通臣民的收入也极为可观，有钱的人过着十分惬意的生活。法国社会的繁荣与发达又对语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加深了外民族对法语的渴望。

如果说英语在20世纪借助于两个强大的媒体-电影和唱片提升了国际地位，那么法语在18世纪则受益于另外两个文化形式-文学和沙龙，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语言。

实际上，沙龙在18世纪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交形式，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沙龙在法国就已经存在了。“沙龙流行最先是在1610年至1660年，它活跃了巴黎的文化生活。知识界‘元老院化’以前，贵夫人们的社交沙龙就流行起来了。”
(2)

 沙龙是巴黎上流社会华丽精致的享乐场所，社会精英们在美味佳肴、莺歌燕舞、诗词歌赋中品味着缪斯宫廷般的浪漫气息。这里要求的是彬彬有礼的言行、温文尔雅的风度、滔滔不绝的辩才、幽默风趣的智慧和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朗布依埃（Catherine Rambouillet,1588—1665）侯爵夫人在17世纪就已经创建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法语沙龙。这位贵妇在12岁的时候就结婚了，给亨利四世宫廷招惹了很多绯闻，不到20岁就对国王迎来送往的活动很不满意，便开始组织自己喜欢的社交活动：邀请当时法国最有名的思想家在朗布依埃宫邸作客。她甚至还将宫廷里的一些房子间隔成很小的房间以方便私下的会谈与讨论。有人说在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沙龙里人们谈话的内容已经从一般性的交流上升到艺术层面。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贵妇们也纷纷效仿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如斯居代里（Scudéry,1607—1701）小姐，拉法耶特（La Fayette,1634—1693）夫人和斯塔尔（Staël,1766—1817）夫人等。总的来说，沙龙的女主人们都以朗布依埃侯爵夫人为榜样，身着时髦的服装，将自己的房间装饰得非常豪华，将卧室粉刷成红色或淡褐色，而不是蓝色，更能让人产生心醉的感觉，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在18世纪初，就连外省的小城市也纷纷兴起了各种大小不同的沙龙社交活动，那些显贵的夫人和小资们邀请作家、艺术家和较有名望的思想家来到她们的沙龙，交流思想，品味艺术，畅所欲言。每个沙龙都各具特色，有的是每周组织一次活动，有的是每个月举行一次，还有的是不定期开展活动。从活动的内容上看，有歌曲、戏剧、舞蹈、辩论和语言游戏。活动的参与者有艺术界人士、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哲学大师，有的人是为了追求学术争辩，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娱乐消遣，当然也有个别贪淫好色的社会渣滓。这些沙龙不论是什么样的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追求新思想。这些活动集诙谐、智慧、优雅、活泼于一体，成为其他任何形式都无法替代的启迪人们思想的活动。

1680年初，法国作家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在荷兰创建的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了名为《文字共和国新闻》（Les Nouvelles de République des Lettres）的杂志。与此同时，该出版社还宣布将出版培尔私下购买的菲尔蒂埃尔编纂的法语《普通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这本杂志的名字充分地反映了诸多沙龙的性质：这是文人相聚的场所，在这里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展示使用语言的能力。在法兰西这种沙龙得以生存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先进的文学思想，甚至那些平庸的思想，都可以和最优雅的思想相碰撞。不论是军人、富人还是妇女，只要他们能够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都会受到沙龙的热烈欢迎。在这里，妇女可以获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大的自由。她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选择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妇女有思想，有自己的见解，她们也和男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地位。

随着沙龙社交方式在法国境内不断向外省蔓延开来，法语沙龙也开始向整个欧洲发展。沙龙被看成是法国贵族的一种生活艺术，是生活最高境界的体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法语中的“时髦”（mode）一词出现了。整个欧洲几乎都被这种精神上的解放所吸引，包括法国的贵族阶层。沙龙的魅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


6.2　法语沙龙与科技进步

至于法语，它受到了人们，特别是外民族的格外重视，它已经成为人们踏入沙龙必须掌握的唯一语言。法语是沙龙交流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社会生活，甚至是工业进步的重要工具。科学技术、语言文化的重要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水晶器皿、精美菜肴、香水、红酒等法国独有的民族特产。就像1665年创建的《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ts）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实现了很多重要的科技发明。17世纪，布莱兹（Pascal Blaise,1623—1662）发明了世界上首台计算器。另一位技术天才帕潘（Denis Papin,1647—1712）在1679年发明了压力锅，在1687年证明了蒸汽的巨大能量，使首台潜艇于1691年下水。1707年莱茵河上出现了第一艘四轮蒸汽船。

1737年，发明家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1709—1782）发明了一套自动化设备，令当时的人们非常震惊：这是一台能够演奏长笛的机器。不久他又发明了一只能喝水，会游泳的机械鸭。1746年，沃康松研制出了一台自动织布机，这是以水为动力的，用穿孔卡片控制程序的自动织布机。18世纪，法国人在技术领域的发明的主要标志应该是蒙戈尔费埃热气球，由蒙戈尔费埃兄弟（Joseph Michel Montgolfier,1740—1810，Jacques Etiennes Montgolfier,1745—1799）发明，并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经过一系列的实验，他们于1783年将一只鸭子、一只公鸡和一只绵羊装到了纸质的热气球里，完成了一次承载生命的飞行，这次飞行实验令王室也大为赞叹。两个月以后，罗齐埃（Pilâtre de Rozier,1756—1785）乘坐蒙戈尔费埃热气球，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大约飞行了20多分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飞行。两年后，在一次飞行中，由于热气球爆炸，罗齐埃不幸遇难，成为首位空难的罹难者。

还是在18世纪，法国学者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从先进的造牙工艺到温度计的发明以及钢铁的生产与制造等，这些发明涉及的领域广泛，科学成就大小不等，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充分反映了法国在18世纪已经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贝托莱伯爵（Claude Berthollet,1748—1822）由于对氯元素和氯化物的研究很有建树，成为著名的化学家。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de Buffon,1707—1788）建立了科学实验的理论，提出了物种分类的模式，撰写了一部长达36卷的《自然历史》。拉格朗日（Josephe Louis Lagrange,1736—1813）由于对数学理论的贡献而闻名于欧洲大陆。拉瓦锡（Antoine de Lavoisier,1743—1794）成功地分解出水的物质成分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元素周期表，被后人称为现代化学之父。侬莱特（Jean Antoine Nollet,1700—1770）发明了首部验电器并且发现了液态下声波的传导方式。瑞士法语区有一个热衷于数学和物理研究的家族-伯努利（les Bernoulli），这个家族里的雅克（Jacques,1654—1705），让（Jean,1744—1807）和丹尼尔（Daniel,1700—1782）分别在计算、统计、振动等领域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他们的一项研究成果对后来解决飞机机翼和螺旋桨的技术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所有这些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对哲学思想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这种史无前例的思潮在巴黎极大地影响了一批思想家，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一伟大的启蒙思想表明，通过对经验的研究，人们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以前宗教所做出的解释，从科学到文学，从思想到社会批评，启蒙思想体现了改良、反专制、反独裁的精神。


6.3　法语沙龙与启蒙思想的传播

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伏尔泰的真名为阿鲁埃（François Marie Arouet），他是法国在欧洲大陆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伏尔泰不是阿鲁埃个人的名字，而是这一时代年轻人的总称，因为Voltaire（伏尔泰）由AROVET Le Ieune这个词组里的几个大写字母拼凑组合而成。在18世纪初，法语中的字母u和v，j和i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伏尔泰出生于巴黎一个较为富足的家庭，这就为他的教育提供了很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他得以享受很优越的教育条件。鉴于他对很多东西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以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他善于对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热爱历史，钻研小说、诗歌和戏剧，也擅长撰写哲理性很强的短篇故事。在沙龙中他有极多的“粉丝”。由于他是一位很敏锐的论战高手，他和许多国王和王后都有书信往来，并成为他们的知己，如普鲁士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Catherine II,1729—1796）二世。他一生书写了18000多封书信。他对新法兰西，即17世纪的法国在北美大陆殖民地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他并非总是正确的。

作为思想家，他远不如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更具创新意识。他们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理论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比如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现已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精髓。

如果说哲学家们在推广法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首先他们都用法语发表文章，其次他们用法语在欧洲各国四处游说，传播启蒙思想，这些都对法语在海外的推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卢梭的文章在英国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他在1762年撰写的一部关于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爱弥尔》（Emile）非常受欢迎，并在英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孟德斯鸠和狄德罗曾北上荷兰。伏尔泰不仅先后5次在荷兰游说，还曾专程赶往德国柏林传播启蒙思想。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他在英国流亡两年。尔后，在18世纪20年代末又不得付出不在日内瓦避难的代价。

在法语的发展史上，应该说伏尔泰享有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使人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传播思想和理念上，法语具有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他曾经不止一次的指出，法语的优势在于语句的精炼、清晰，语音的优美、悦耳。总之，法国的哲学家们构成了传播法语的中坚力量，在推广法语，传播启蒙思想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本身对法语的使用非常考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法语在表达上的清晰、易懂、简洁、明快。他们视法语为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换言之，在捍卫法语清晰、准确上，他们尊重马莱伯的观点和主张。

面对一大批活跃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作家，法兰西学院也深受刺激，开始希望摆脱麻木迟钝的工作节奏。但在整个18世纪，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兰西学院总计出版作品不足4部。在改革的呼声下，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才着手考虑词典的修改问题。1718年版的词典采用了按字母排序的方法检索词条，而1760年版的词典仅对18000词中的8000多个词条做了拼写上的修改。

启蒙运动也促进了法语句法结构的基本稳定，采用了“主语-谓语动词-宾语”的逻辑顺序。1760年经法兰西学院确认，法语字母i和j，u和v不再具有可换性，分别成为独立的组词字母。从事法语研究的学者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法语词汇演变问题的研究，他们曾经对法语动词的过去分词是否需要配合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去分词应该配合，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过去分词的配合应该是有条件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一争论在今天有了统一的认识。

这一时期，法语的发音变化不大，仅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有些词的发音有细微的差异。如对于贵族阶层，他们将喂猎犬的混合食料mouée发成[mwe]，普通百姓则发成[mwa]；前者将英语angloué读成[ãglue]，而后者发音为[ãglɛ]。

从事法语理论研究的学者和主张纯洁法语的专家们试图制定一些法语使用上的规则，以保证语言的变化能适应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新词，如usine（工厂），bureaucratie（官僚作风），économiste（经济学家），gravitation（万有引力），azote（氮）等。为了满足对心理研究和哲学界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描述，法语中也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容词和名词，如alarmant（令人惊恐不安的），moralisme（思想道德）；还有很多旧词被赋予了新意，如ingénieur（原意为“防御工事专家”，现为“工程师”），facteur（原意为“乡村邮递员”，现为“代理人”）。在18世纪，还有一些曾被英语借用的词汇，又载新意重归法语，如challenge（流动锦标赛），toast（干杯），ticket（车票）。受英国议会制的影响，法语中创造了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词汇，如officiel（官方的），législature（立法机构），inconstitutionnel（违宪的），还有像club（政治团体），vote（选票），pétition（请愿书），majorité（大多数）等与政治活动相关的词汇。同时，法语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其他外来语的影响，在卢梭所著的《新爱洛绮丝》（La Nouvelle Héloïse）中有一个词chalet（山村木屋），该词源自于普罗旺斯方言，原本仅在瑞士日内瓦地区使用，却因卢梭的使用变得通俗化。


6.4　现代法语的形成

也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之间，法语打破了拉丁语垄断的领域：外交语言。在1678以前，几乎所有的和约均用被视为中立的拉丁语行文。当时人们之所以选用拉丁语，就是因为拉丁语有自己的词典和较为成熟的语法规则，可以保证在一百年后其意思不会改变。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le traité Westphalie）就是用拉丁语签署的。而1678年，奈梅亨条约（le traité Nimègue）是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行文的。到了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la Guerre de la Succession d’Espagne）宣告结束，尽管法国人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是《拉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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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约》（le traité Rastatt）完全是用法语撰文的。法国的全权代表维拉尔公爵（Claude Louis Hector Villars,1653—1734）只讲法语，他的谈判对手萨瓦（Eugène de Savoie,1663—1736）应其要求同意使用法语谈判并签署和约。尽管法国人失去了这场战争，但是和约完全用法语签署，这一点对法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阿尔图瓦（Artois）大学华尔茨（Agnès Walch,1964—）教授的研究，我们注意到两位谈判者都同意在《拉施塔特和约》上附加一项条款，以说明本和约是使用法语谈判成文的。类似于这样的条款内容在1736年和1748年签署的其他条约中均有出现，而在1763年的《巴黎条约》（le traité de Paris）中这样的硬性规定已经被取消了。由此可见，法语已经非常自然地成为签署外交文件的必用语言。

自此以后，所有的外交条约均使用法语成文。除英国外，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法语成为处理外交事务必须掌握的语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现状非常有利于法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随着各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为了满足国家间相互沟通与交往的需要，出现了外交官的职业。初期，这些外交官中的很多人都像维尔拉公爵那样，是军人出身，有的是经历了战场上的厮杀格斗，有的是非常年轻就开始了戎马生涯，所以他们对拉丁语知之甚少。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携自己的夫人参加外交活动，那是因为上层社会的夫人经过沙龙社交熏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样沙龙文化便在外交活动中逐渐蔓延开来。

在当时的欧洲，我们几乎看不到用其他语种成文的条约或规章。法语的这种地位不仅源于语言使用的习惯，更应该归功于法语本身的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直到1919年，法语一直是欧洲高层外交活动中使用的唯一语言。

在欧洲以不同王朝之间的联姻而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王子与王妃之间，上层社会达官贵人之间，作家之间甚至情人之间的交流语言都是法语。弗马洛利（Marc Fumaroli,1932—）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世纪政治外交的机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在贵族家里面，主人们在谈到保密和隐私的时候，都喜欢使用法语，因为家中的佣人们根本不懂得法语，这样就增加了保密的程度，以防止私密外泄。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到英国、德国、荷兰、俄国以及瑞典的国王们都在学习法语，并用法语写信，将法兰西视为楷模和典范。

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Gustave III,1746—1792）是一个亲法的王子。他是在法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是伏尔泰和拉辛的崇拜者。他只读法文书籍，除法语外，他不讲其他任何语言。在他执政期间，他把法国的戏剧团体请到瑞典来演出，座无虚席。他还专门邀请法国的艺术家为他的皇宫城堡修缮装潢。1786年古斯塔夫三世私访凡尔赛宫，拜见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就在这次访问后不久，古斯塔夫三世重新恢复了瑞典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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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古斯塔夫三世对法国的痴迷是一种特例，那么在当时的欧洲像古斯塔夫三世这样认为法语代表高贵，向往法兰西的国王不是少数。普鲁士第三代国王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俄国女沙皇统治俄国长达15年，在此期间她与伏尔泰就欧洲问题和国际局势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伏尔泰毫不介意她的信函中出现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因为除俄语外，她还会讲德语，法语是她的第三语言。她效仿古斯塔夫，也按照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在俄国成立了旨在促进文学发展的，以作家为主体的科学院。她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在19世纪中叶俄国大多数贵族和文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就连托尔斯泰（Tolstoï，1883—1945）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Guerre et Paix）中都提到了贵族阶层是如何酷爱法语，几乎每一页都描述了这些达官贵人是如何用法语来评论他们周围世界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法国和沙俄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交往。

应该说18世纪英国人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看法是出于一种相当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非常羡慕法国的文化、开放的思想、浪漫的情怀和高雅绅士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4个世纪之前受到法国人的入侵，对法国又带有一种仇恨的心理。但是，在英国的上层社会，我们不能否认那些贵族阶层对法语是异常迷恋的。如英国有一位年轻的军官叫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他就在率兵前往加拿大魁北克与法国人作战之前，还专程前往巴黎居住5个多月学习法语文化。除了花很多时间学习法语外，他还学习了法国的舞蹈、剑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使用法语的能力，他经常光顾马场，同时提高骑术。晚上泡在歌剧院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后来他在魁北克与法军统帅蒙卡尔姆（Montcalm de Saint Véran,1712—1759）将军之间的争辩都是用法语。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战役夺去了两位军人的生命。事实上，在魁北克参战的英军军官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在文化阶层，甚至英国人之间都使用法语交流，如作家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之间的书信往来就使用法语。就像英国人所讲的那样，巴黎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人们向往和梦寐以求的地方。法国的巴黎是整个欧洲文化朝圣地。英国幽默小说家劳伦斯（Sterne Laurance,1713—1768）曾多次前往法国小住，在他写的一本名叫《一缕芳魂》（A sentimental Journey）的小说中，他将法兰西描绘成一个文雅的民族。在他的影响下，英语词汇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也挤进了法语词汇表中。由于当时法语中还没有这样的形容词，因此，小说的译者和出版商欣然地接纳了这个英语词汇。

18世纪，英国人向法国人借用了数百个法语单词来填补英语在表达上的不足，如 élite（杰出人物），avalanche（雪崩），réservoir（水库），bouquet（束），engagement（诺言），salon（沙龙），buffet（自助餐），liaison（连接），caprice（心血来潮），façade（外表），fanfare（军乐），pirouette（单足尖旋转），maladroit（笨拙），bourgeois（有产者），éclat（产生轰动），manœuvre（操纵），début（开端）等。当然还有一些法语的表达方式同样也成了英语中不可缺少的词组，如bon vivant（乐天而随和的），coup de grâce（慈悲的一击），beau monde（上层社会），tête-à-tête（两人之间的单独谈话）。

然而，法国文化在英国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法国语言史专家布律诺在其论著《法语史》中指出，法语被视为18世纪欧洲的语言，但是英国人却没有承认法语的优势地位。布律诺进一步指出，在大不列颠，法语只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和其他语言一样的普通语言。英国人期望学习的语言是任何一门欧洲国家的语言，并不仅仅是法语。

法兰西的生机与活力、沙龙文化以及哲学思想在知识界、外交领域、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形成的难以想象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瑞典人、德国人以及俄国人疯狂地酷爱法语，并将法语中的一些词汇、表达方式纷纷纳入本民族的语言。俄国人特别喜欢coquetterie（献媚）和galant（风流）等词语，讲荷兰语的人借用起法语的表达方式更是无所顾忌，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


6.5　法语，欧洲的语言

应该说法语作为欧洲语言的代表得到了下至社会底层百姓上至贵族阶层的追崇。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欧洲的贵族阶层、小资家庭都倾注了全部精力来学习法语，所以许多词典和类似于语法指南的书籍不仅成为了法国本土、外省贵族和小资们炫耀的珍宝，同样也是欧洲其他国家上层社会搜觅的对象。在德国，一些较有身份、地位的人非常自卑地认为，德语只能用来训导牲畜，所以很多富贵的家庭将他们的孩子纷纷送往法语学校就读，而那些由胡格诺派
(5)

 （Huguenot）领导的法语学校是非常受欢迎的。甚至有的家庭干脆直接从法国和瑞士聘请奶妈，以便从襁褓中就开始对孩子进行法语教育。

在欧洲很多大城市，法语的传播与推广都达到了非常深入的程度。法语甚至还蔓延到了一些几乎与法兰西和法国人没有任何接触的地方，那是因为法语书刊、译文、戏剧在欧洲每个国家的首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那些法兰西文化和语言的追捧者为了获得有关法国的消息，到处搜寻法语报纸。在当时有一份有名的小报，叫《荷兰小报》（Gaztte de Hollande），在荷兰的许多城市里都发行两种语言的版本，一种是法语，另一种是荷兰语。

“法语如何成为通用的语言？”这是1782年在腓特烈大帝二世赞助下，柏林科学院举行法语征文竞赛时的题目。实际上，这个命题真实地反映了德国人对法语的心态。在这次征文活动中，柏林科学院总共收到了22篇文章，评选出两名一等奖，一个授予了伏尔泰推举的法国作家里瓦罗尔（Antoine Rivarol,1753—1801），另一个授予了斯图加特科学院的德语教师施万博（Jean Christ Schwab）。

两位获奖者在各自的文章中分别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里瓦罗尔在概述了法语历史后指出，法语之所以今天赢得了大家公认的地位，这是因为法语在表达上是非常简洁、清晰的。在他看来，法语本身的这种优势是其他任何语言都不具备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英语都不具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还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法语还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工作语言，任何表达不清晰的话语都不是法语。里瓦罗尔的观点极其朴实，如果今天你将他征文中的法语替换成英语，在英国和美国的任何一份报刊上发表，一定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

里瓦罗尔的文章被广泛转载，相比之下，施万博的文章就略显逊色。他指出，法语的魅力和民众对法国文化的向往促使法语成为喜剧的语言、文学的语言、驳论的语言、历史和科学的语言。在施万博的笔下，法语今天的辉煌应该归功于外界的政治因素，而不是语言自身的优点。法国的政策优势和对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助于法语成为其他民族渴望学习的语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在坚持不懈地推广法语，他们是源自于法兰西的殖民统治者、外交官、商人以及上个世纪逃离法国的加尔文教徒的后裔。

施万博认为，法语的霸主地位还借助于语言本身的一些特点。欧洲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确实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在18世纪，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了施万博所倡导的“交际思想”，而法语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因为，法语词典和法语语法书的大量出版使法语成为人们眼中的非常完美的语言。这些出版物使法语的学习变得更为方便、可行。这也是法语比欧洲其他语言优越的原因所在。比如，意大利语尽管有辉煌灿烂的意大利文明为依托，但是却没有成为欧洲的语言，其主要原因就是意大利语当时在语言的系统化方面还不够完善和科学。

【注释】




(1)
 朱静，许光华译. 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II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p.28


(2)
 朱静，许光华译. 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II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p.47


(3)
 德国城市，1714年奥法在此就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签署和约


(4)
 瑞典科学院创建于1753年


(5)
 法国16世纪—17世纪纪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教徒的贬称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与法语在法国的推广与传播

法国大革命是给法国乃至欧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重大影响的一次社会运动。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这一时期法国在历史上又一次经历了史诗式的转变：封建统治、贵族阶层和宗教特权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和百姓民众的冲击，传统的理念受到了人权思想、三权分立等一系列民主思想的挑战。法国大革命以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和1792年9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为重要标志，拉开了现代社会在法国的序幕。共和国的成长、自由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现代思想的发展，在不间断的战争、君主制的复辟和两次现代法国的革命中逐渐地深入人心。但是大革命胜利后面临的严峻问题，就是革命思想的传播遇到了语言上的障碍，这就为推广法语带来了新的契机。

18世纪中末期，不仅是法国政局出现动乱的时期，也是法语词汇大量涌现的语言发展阶段。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交际中，法语词汇的不足，使人们表现出对词汇的强烈需求。


7.1　法国大革命与法语新词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对当时法国社会的发展和一些国家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罗
(1)

 曾说过，1789年—1799年的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的传奇时代；它比路易十四时代更伟大；比圣路易（Saint Louis,1214—1270）时代更清晰”。
(2)

 这场运动的深远影响不仅仅波及政治、经济领域，更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语言。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精英语言被贴上了“自由语言”的标签，它逐渐失去了贵族语言的高雅，开始具备资产阶级的民主姿态。正是由于革命的催化作用，法语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大革命带给法国人的礼物是极其丰富的，社会上的新鲜事物、政治体制上的新结构、意识形态上的新概念等都必须用新的名词来描述。总体而言，法国大革命对法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这一时期，书报杂志的语言风格发生了变化。革命开始后，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被各国君主政府支持的贵族，不得不开始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贵族。而贵族此时也意识到了争取平民的重要性，于是贵族阶级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恪守几个世纪的宫廷语言，日报、小册子等宣传资料开始使用菜场风格的语言。一时间，看似是政治武器的宣传资料反而成了报社的生财之道。为了吸引读者，人们故意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夸张的、世俗的标题，如：

1.Lettres b...patriotique de la mère Duchêne.《杜歇老娘爱国的……字信札》

2.Je m’en f..., épigraphe:«Liberté, libertas, f...»《管他娘……》，报头标语是：“自由，自由，去你的……”

3.A deux liards mon journal!Le journal de l’autre monde,ou Conversation vraiment fraternelle du diable avec saint Pierre.《本报卖两文钱！阴间报，又名魔鬼和圣·彼得之间的真正友好的谈话》。（这份报纸的封面画是断头机的刀口，周围挂着一串斩断的头颅，注释是Tableau d’histoire naturelle du diable.Avis aux intrigants.“魔鬼自然史的图表。警告阴谋家。”）

4.Bon Dieu!qu’ils sont donc bêtes,ces Français!《善良的上帝，这些法国人多么愚蠢！》

5.La Mouche cantharide nationale contre le clergé.《本国斑蝥虫反对教会》

6.Lettre de Rabelais,vol-au-vent aux décrets de l’assemblée,boudin à la Barnave,dindon à la Robespierre.《拉伯雷的信札，国民议会式的馅饼，巴那夫式的猪血灌肠，罗伯斯庇尔式的火鸡》

这些报纸、杂志中激烈的语言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随着时事的不断发展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使用夸张的语句，而干脆开始创造新的词语和用法来表达政治愿望。

在政治方面，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为了描述新的政治形势，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或者给原先存在的词赋予了新的，但是具有历史特点的特殊含义。在1791年的制宪议会上，保王党和反动派站在国王的右侧（droite），革命党和自由党站在了国王的左侧（gauche）。于是由此产生了日后许多国家使用的新的政党划分，即代表激进的左派和代表温和的右派。Revolution这个词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就被运用到了天文学方面，意为“公转”、“周期”、“循环”之意。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借用了revolution的意思，赋予révolution这个词以“颠覆政府”的含义。这一新词义的诞生衍生出许多同源词：如动词révolutionner，名词/形容词révolutionnaire，antirévolutionnaire，contre-révolutionnaire，副词révolutionnairement。在革命期间原来意思为“语言集团”、“地域上的团体”的nation的意思变为了“国民”，从而衍生出nationalisation（国有化）和nationalité（民族）。在大革命中推翻波旁王朝继而掌握实权的共和派，吉伦特派（Girondins）则具有了拥护联邦主义（fédéralistes）的含义，而雅各宾派（Jacobins）则被称为集中者（centralisateur）。我们熟悉的单词bourgeois（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意思是带有贬义的“城市中的庶民”。大革命期间法国的城市平民被称为“无套裤汉”（sans-culotte）。因为当时法国的贵族男子都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平民没有套裤，只穿长裤，因此得了这个称呼。这种称呼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讽刺，但是渐渐成为了革命者的同义词。由这个词还衍生出用来表示革命者行为举止的la sans-culotterie（激进共和壮举），指代他们原则方针的le sans-culottisme（激进共和主义），形容词sans-culottique（激进共和的），以及法兰西共和历年终补充节日“无套裤日”（les sans-culttides）。lanterner这个动词在革命之前的意思是“犹豫不决”，例：Le cardinal lanterna tant les six derniers jours.（最后六天，红衣主教极为犹豫不决）；但是在大革命后，这个词的意思变为“像挂灯一样被吊起来，比喻浪费时间让人等待”。Moralité 在大革命前的意思是“道德的思索”，即在某些寓言式的演说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在大革命后，这个词的意思演变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品行”。Niveler在大革命前的意思是“用一种尺度去衡量”，niveleur是“从事测量职业的人”；大革命后niveler的意思是“使平均、使平等”，niveleur的意思是“要求平均分配财产和土地的人”。Egalité 在革命前的意思是指“均等性，对称性”；在大革命后，意思为“权利的平等”。Patente在革命前是财务机构中的一个词，只在某些句子中使用，如lettres patentes（执照文书）；大革命后的意思是“为了经营一个工厂、做一种生意而向政府购买的证件”。Juré 在大革命前是指“宣誓保证技术成熟的人”，如chirurgien juré（宣誓的外科医生，指已经掌握外科医术的医生）；在大革命后，指“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证明某种罪行的委员会”，现在的意义是“陪审团”。Spéculer在革命前是指“在哲学或数学上境界最高的一种思考”，可译为“思辨”；革命中该词逐渐成为了金融术语，可译为“投机”。

另外，在革命过程中，由于贵族的语言缺少动词，革命者不考虑语法规范将一些名词改为动词。如juillettiser（七月化），例句：Quand donc les peuples,à l’exemple de Paris,renverseront les bastilles et juillettiseront “到什么时候各国人民才以巴黎人民为榜样，推翻他们的巴士底狱，并且实行7月化？”又如démarquiser（放弃男爵称号），mobiliser（动员），athétiser（反神化、使之成为无神论者），hérotiser（英雄化），girouetter（随风倒）。在当时人们经常变换意见，所以girouetter的出现就显得很有必要。其他的还有machiaveliser
(3)

 （马基雅弗利化，即政治上的不择手段），donquichotter（唐吉诃德化）。形容词capitaliste这个词几乎只在巴黎能见到，指“一种拥有大量资产的怪物，这种人铁石心肠、没有情感”。

还有一些词是革命者们根据需要创造出来的，如vendémioriste（葡月分子），fuctidorien（果月分子），thermidorien（热月分子），septembrisade（九月惨案），vandalisme（亡达主义，即摧毁艺术品的行为）。人们还创造了许多词，极大地丰富了语言，如enleveur（夺取者），ossature（瘦骨嶙峋），inabordé（不会接触的），infranchissable（不可超越的），élogieux（夸奖的），inconsistant（不坚固、不能持久的），inéluctable（不可避免的），imprévoyable（不可预见的）。

在这个时期被创造出来的词汇有的生命力比较弱，随着大革命的结束也就消失了。但是有些词生命力很顽强，不仅仅在法语中得到了留存，而且也被其他语言复制，如vandalisme（破坏文物、艺术），anarchisme（无政府主义），terrorisme（恐怖主义）。还有一些词只是短暂的消失，日后又以其他含义重新出现。如parlement一词，这个词在革命前意思是“旧政体中的最高法院”。在大革命开始后，1790年，由于它具有保王含义而被废除了。但是到了19世纪，它保留了英语中的“国会、议会”之意，故又出现在法语中。

伴随着大革命这股热潮，不但出现了许多新词，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发明。大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的医生吉约坦（Josephe Ignace Guillotin,1738—1814）积极致力于将死刑人性化。因为在当时，只有社会地位高的犯人或者贵族犯人才有特权在被判死刑后被执行砍头的刑罚，与上吊、剥皮、绞刑、五马分尸相比，砍头并不是那么残忍。于是，吉约坦设计了一种砍头的机器。路易十六是一位擅长干零活的皇帝，他亲自建议将斧头设计为斜面。自此断头台即以这位医生的姓氏命名：guillotine。

拿破仑对法语词汇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是他在执政期间发明了一系列的政府术语来描述他新建的国家机器，比如conseil d’Etat（行政法院），préfet（省长，巴黎行政长官），lycée（中学），时至今日这些词仍然在沿用。拿破仑的民法典和中央集权的政体也产生了许多的新词，如上面提到过的parlement（大革命期间的最高法院，现在的国会、议会），以及arrondissement（行政区），commune（公社），chambre de commerce（商会）等。

这一时期，军事上也出现了许多词汇，如levée en masse（总动员、集体征召），tirailleurs（狙击兵）。从语言学上讲，有些专门为新发明而创造的词一直在被使用。法国工程师沙佩（Claude Chappe,1763—1805）建议使用可见的信号旗这一古老的军事信号系统，他给这个系统起名为sémaphore（信号台），他将电报机命名为télégraphe，这些通讯形式在法国部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借助电报机，人们将信息从巴黎传送到南部的土伦只需20分钟。这种机器为拿破仑统治几百公里以外的乡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除了政治、军事，革命者们坚定地要将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度量衡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1795年，人们将livre（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改为franc（法郎），其下是centime（生丁）。度量衡的改革可以说是最具雄心的，英国在1496年就已经对本国的度量衡进行了改革。法国由于国土比较广阔，所以迟迟未改，因此各地的度量衡也就无法统一。路易十六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却由于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的建议，国民议会将它废除了。1791年，法兰西科学院规定将mètre（米，来源于希腊语metron）作为丈量的基本单位，这为丈量体系改革打响了头炮。mètre是其他度量体系的关键，如，一吨相当于一立方米水的重量，也就是一千升，这一系统采用十进制。kilo来源于希腊语，表示“千”。虽然在此之后法国还要经历45年才最终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和日常应用，但是所有度量设备和词汇其实在当时，即1800年就已经出现了。

革命派想废除一切旧的东西，因此决定废除罗马教皇的格列高利历法，改为十进制历法。故革命政府雇用诗人德格朗丁（Fabre d’Eglantine,1750—1794）为月和日重新命名。这位诗人是法国流传很广的歌曲“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他从四季和自然界的循环获得灵感，根据每个季节的特点给月份起了一些很有诗意，同时又富有联想的名字。他选择的词汇很有韵律感：-aire结尾的为秋天；-ôse结尾的为冬天；-al结尾的为春天；-or指夏天。下面的图表就是秋、冬、春、夏四季的月份名称。



德格朗丁还想给每一天分别用一种动植物、蔬菜或者农耕工具的名字命名，但是国民议会觉得似乎改革进行得太远了，就给每日起了拉丁数字的名字。

这一时期，围绕词汇阴性形式的问题，人们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amatrice（女业余爱好者），autrice（女作者），librairesse（女书商），assassine（女凶手），directrice（女领导）。此外还有很多随意造词的现象，如在agricole（农业）的基础上创造了républicole；参照célérité（敏捷）创造出célère；从patriote（爱国者），fragile（易碎的），citoyen（公民）分别创造出impatriote，infragile，incitoyen；由royaume（王国）演绎出由法律治理的国家loyaume。还有一些新词，如sanguinocratie指“残暴制度”，calotinocratie指“宗教人士的控制”，culocratie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的敌人，即通过站立和坐着的方式进行表决的首届国民议会政府”
(4)

 。

这种编造词汇的现象只是昙花一现，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一些词的生命力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还有一些在那个时期造出来的词汇至今仍然保持着很强盛的生命力，如bureaucrate（官僚），cataloguer（编为目录），discutable（争论的），droit d’auteur（作者权利），enfant naturel（私生子），incohérent（缺乏条理的），inculture（缺少文化的），révolutionner（发生巨大变化），suppléant（侯补的）。

与此同时，法语还向英语借用了很多词，如，humoriste（幽默家），inchangé（未变的），parlementaire（议会的），sentimental（情感的），sélection（选择）等。我们很难辨认出这些源自英语的词汇与法语本土词汇在词形上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些借入词都是在拉丁语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其中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些词原本是从法国输出的，经过一段时间又流回法语中。

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法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革命只持续了十年，但这并没有限制其影响的辐射范围和持续时间，这场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语言习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语言习惯的改变也恰恰能够说明人们对待生活、政治态度的转变。如果说革命浪潮是一部驱动装置，那么语言文字就是一部存储装置，当浩浩荡荡的大革命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时候，语言默默地记录下了这所有的一切。


7.2　科技发明与法语新词

在科学技术方面，伴随着化学这门学科的诞生，由于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工业之父拉瓦锡，化学家德莫沃（Guyton de Morveau,1737—1816），研究燃素的化学专家贝托莱伯爵，雅丹迪罗大学化学专业教授富克鲁瓦（Antoine François Fourcroy,1755—1809）等人在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法国人颁布了一个化学技术术语目录，用来表达构成新物质的各种成分。他们丢弃了老旧过时的技术词汇，选用了新的词语。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法国人经历了一个适应的周期。如：



同时，法语中还保留了构词后缀-ate，该后缀比较系统地用于构成新元素带来的新词，表明氧化后酸含量较高的物质。同样-ique也作为形容词的后缀，以满足构词的需求，如acide sulfurique（硫酸）。


7.3　法国大革命与语言障碍

就在加拿大法语和美洲法语面临英语挑战的同时，在法兰西，地区语言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交际的主要工具。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实际上在十个法国人中也只有一个人能够讲法语，比率仅为10%。有的人还认为，每四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对法语一无所知，占比约25%。法国修道院长格列高利在1790年所做的调查表明，当时大多数人都讲两种语言，除了巴黎地区以外，讲一种语言的人也只是讲他们的土话。格列高利在1794年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有必要制定一个“必须取缔土话”的实施规划。可是，他的这个目标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效果。

“多数法国人是理解并热情支持大革命的，他们认为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他们把讲民族语言看作是对民族应尽的义务。在很多人看来，‘讲法语’是‘爱国’的一种表现方式，是人们向平等和博爱中新生的法兰西政府的真诚保证。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强盛，有些地方乐意推广民族语言，在一些边远的乡村，农民们主动请求政府帮助他们兴办教育，推广民族语言。”
(5)

 从这段关于民众对法国大革命在语言问题上的态度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对语言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换句话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语言不仅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它本身就是历史变迁的有力证据。语言的变化离不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以及大量的法律和法令都是用法语向国民宣讲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乡下人都听不懂民族语言，大革命的一大障碍就是语言沟通形成的障碍。因此大力推广法语，尽快地禁止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语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任务之一。

法国的政治家，前任外交部长阿兰·朱佩（Alain Marie Juppé，1945—）曾在制宪会议上强调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些书里也阐释了类似的观点，一门语言就是一个社团。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在各地选派讲法语的教师和开办法语学校，不仅满足了各地民众对学习法语的一种渴望，同时在法语推广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促进作用。

“法国大革命对法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量新的词汇不断地涌现，对原有词汇赋予更多的内涵。语言的改造和资产阶级的演变是齐头并进的，要寻找语言现象的理由，有必要认识和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语言现象无非是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结果。”
(6)

 在大革命期间，法国专门颁发了有关使用法语的法律。为了让法国的儿童掌握法语，修道院长格列高利不得不作出决定，在每所小学校里增派一名法语教师，专门向孩子们教授法语。但是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当时的法国找不到如此多的法语教师，法语教师严重短缺。因此在当时就创建了很多教师学校，目的就是教授这些教师学习法语，然后再派他们回学校去教孩子们法语。


7.4　法国大革命加速了法语在法国的推广

当我们谈及法语在法国推广的问题时，就不能不提到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学校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法国的教育一直是在宗教的统治之下。那个时候法国的学校教育是非常混乱的，更谈不上规范了。法国有位画家罗西尼奥尔（André Rossignol—），他曾用画笔展现了当时法国学校教育的场景：一间教室里容纳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教室是由一个简陋的窝棚改造而成的，里面的卫生条件极差，教学秩序混乱不堪，家禽和猫狗在学生中间跑来蹿去。画面上还有一位教员用教鞭指着一个站在黑板前做加法练习的学生，学生的表情非常恐惧。显然老师在惩罚这位没能给出正确答案的学生，旁边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生则手捧大小不均的石板，挤挤擦擦地端坐在前面没有课桌的长凳子上，还有个别的学生索性席地而坐。另一个衣着不整的学生背着一捆劈柴走进教室，欲将劈柴放入位于教员办公桌旁的炉子里。在这幅图画的右边，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正在接受体罚的学生，头戴驴耳纸帽。
(7)

 应该说这幅画是1880年之前，法国学校教育的真实写照。直到费里
(8)

 （Jules Ferry,1832—1893）推翻了教会的教育政策，出任法国第三共和国主管教育的部长以后，法国的教育才开始逐渐地走入正轨，构建了法兰西学校教育体制的雏形。

由于缺少教学资源，如教员、场地、教材、资金等，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划难以实施，所以国民教育构成了法国非常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在接下来的10年中，教会统控下的国民教育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此外，当时的法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孩子从小就要参加农田的耕作劳动，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保障学校的学习。直到1881年，费里在法国推行了普及教育制度，形成了推广法语最有效的渠道。

法国大革命对法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加快了学校的发展，促进了法语在法国全境的推广，确定了法语为法兰西的国家语言。推广法语是新生共和国在教育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791年颁布的首部宪法在其序言中就保障了公民接受免费教育的权利。不久，国民议会选举通过一项决定，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并明确规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法国的儿童能用法语读书写字。国民教育的不断发展确定了法语的国家地位。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教育机制在接下来的40年里运行得不大顺畅。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帝国期间，人们制定了很多推进和改革教育制度的计划，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动荡，这些计划收效甚微。在许多城市，很多老教师根本就不懂法语，只有很少几座城市拥有法语教师。因此，国民议会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培养法语教师和发行法语教材的计划。也是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和不间断的社会动乱，教师培训计划没能即刻实施，待出版的法语教材也付之东流。在1794年，针对国民教育委员会毫无起色的工作业绩，革命政府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教师培训中心，也就是现在师范学校的前身。同时还要求每个省必须选派4名教师到巴黎教师培训中心接受系统的法语学习，以便回去承担法语教学工作。为了推进这项法语教师的培训工作，政府规定，接受培训的教师在巴黎期间由政府负责提供住房和工资。即使这样也难以满足普及推广法语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

实际上，法国政府当时非常缺少懂得教育管理的人才。只有教会拥有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教育机制。政府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将小学教育工作暂时委托给那些对大革命持有敌意的神职人员。这样一来，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在布列塔尼地区，神职人员不仅自己坚持使用方言，并且还鼓励学生使用地方语言，以这种方式来抵制大革命。直到1830年，法国的学校教育才初见起色。全法国拥有约10000所小学，这些也只能满足全法12%的适龄儿童的求学需求，但至少这也比40年前的情况要好得多。

在法兰西的历史上，基佐（François Guizot,1787—1874）首次建立了较为适合社会发展的教育体制。基佐在1832年—1837年期间曾两次出任国民教育部长的职务。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是他首先提出“阶级斗争”的概念，后来被马克思所引用。面对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他当时意识到，要想将法兰西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就必须解决民众断文识字的问题。他还指出，要想建设一个好的国家，法国人需要有一个具有能力的行政机构。因此。作为国家的公务员，就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国家考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学校的教育作为前提条件。

1833年，基佐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每个拥有500以上居民的市镇都必须建立一所小学，并且每个省都要开设一所师范学校以培养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他还要求社会各阶层的适龄儿童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学校的教育。为了落实这些教育规章，他还专门建立了一支督导员队伍。就在短短的15年期间，法国的小学数量从10000所剧增到23000所。

由于基佐的继任者们都较好地执行了基佐的国民教育计划，在全法境内普及小学教育得以在1880年实现，全国拥有75000多所小学和11万余名小学教师，约有650万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以法语为他们的生活语言。

在第三共和国，费里三次出任国民教育部长的职务。这期间，法国实行了世俗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形成了以三个阶段（小学、中学、高中）为特征的普及教育体系，彻底清除了国民教育中残存的神职人员。法国作家佩吉（Charles Peguy,1873—1914）给学校的教师起了个很有意思的绰号“着黑色服装的共和国骑兵”，意指这些教师是国家的“传教士”，担任着传播共和制价值理念的重任，同时还要与蒙昧主义思想展开斗争。费里主张学校教育与教会分离，所以，费里成为共和国制度下国家教育的象征。

正是有像基佐和费里等一批主管教育的部长长达40多年的不懈努力，法国人中讲法语人口的比例得以快速攀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通晓法语。尽管还有相当数量的法国人讲方言，但是绝大多数的法国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法语的普及强化了国家的权力，也推进了民主的进程，扩大了报刊的受众群体，形成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也结束了大众百姓与达官贵人语言上对立的历史。由于法语的普及以及读者群体的快速扩大，人们对阅读的渴望促使阿歇特（Louis Hachette,1800—1864）第一个在巴黎火车站摆设了简易书摊。

普及推广法语的社会运动也促进了法国教育出版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00年到1860年，出版社发行了约千余种风格、用途各异的语法书：从简单纠错的单行本到外省贵族学习法语用的教科书，林林总总，各有千秋。

语法学家查萨尔（Charles Pierre Chapsal,1787—1858）的两本语法书算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曾是1811年出版的《语法之语法》（Grammaire des grammaires）一书的作者迪维维耶（Charles Pierre Girault Duvivier）的秘书。《语法之语法》是一本依照法兰西学院的意见，强调文雅语言的语法书。1823年，在诺埃尔（François Noël,1756—1841）的帮助下，查萨尔出版了一本《新法语语法》（Nouvelle Grammaire française）。该语法书不仅文字条理清晰，还配有大量的拼写、句法和标点符号等练习。该语法书在学校教学和社会民众的语言学习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后来出版的缩略版本外，该书总计出版发行了80余次，其中在美洲就发行了两种译文版本：缩略版和完整版。

在19世纪初，法国出现了一股为法语教学编写教材的热潮。1834年贝舍雷勒兄弟（Louis Nicolas Bescherelle,1802—1884，Henri Bescherelle,1804—1852）二人联手编写了一本《权威语法》（Grammaire nationale）。尽管后来以贝舍雷勒名义出版的语言书籍都是以查询法语动词变位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书籍仍然是人们学习法语不可缺少的参考工具书。拉鲁斯（Pierre Larousse,1817—1875）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小学校长，在1849年，他出版了《小学词汇》（Lexigologie des écoles primaires）一书。这是首部供小学使用的教科书。它含有语法和文字拼写等内容。作为很有影响的教师，拉鲁斯坚决抵制使用当时普遍流行的《正字法教材》（cacographique）。他认为，这本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一本练习册，因为它让学生在众多拼写错误的词汇中选择正确的拼写形式。也就是在7年以后，拉鲁斯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它首先出版了《法语新词典》（Nouveau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这本词典被教会指责为是一本“很有危险的读物”。尽管这样，在接下来的50年中，该书共销售了400多万册。拉鲁斯的成功在于其词典编纂的创新：首先，词汇配有注音；其次，推动法语的普及；再次，对一些类似于“火车”、“热气球”等民众不为熟悉的新词配有说明和注释；最后，还就一些词条添加了百科知识的内容。拉鲁斯做到了用简洁的词语阐述词汇定义。他用生命最后的15年，完成并出版了一部巨型辞书《19世纪博学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 e siècle）。该辞书共有16卷本，22700页。

该出版社的继任者奥热（Claude Augé，1854—1924）继承了拉鲁斯的事业，在1898年—1905年间先后编纂了两本至今仍还非常有影响的词典：《新拉鲁斯插图词典》（Nouveau larousse illustré）和缩略版《小拉鲁斯插图词典》（Petit Larousse illustré）。前一本词典以精确的词汇定义和精致的图片著称，后一本享有“小型词典中的大辞典”的美誉：它保留了完整版的基本特点，词汇附有注音、例句和丰富的图片，深受读者的喜欢，其销售量高达百万余册。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法国还出版了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为学生使用的词典。在激烈的词典竞争中，拉鲁斯在学校教育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令格罗利耶（Grolier）、阿歇特和罗贝尔等词典望尘莫及。

【注释】




(1)
 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著名作家，曾任戴高乐时期法国文化部长，也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33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2)
 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 杜比主编. 《法国史》.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p.805


(3)
 Machiaveliser 是从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与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Ni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名字演变成法语动词的，意指他在 《君主论》一书中主张不择手段建立统一和强大的君主国


(4)
 Frey max. Les transformations du vocabulaire francais a l’epoque de la Revolution (1789—1800). Paris: PUF,1925. p. 218


(5)
 梁启炎.《法语与法国文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p.137


(6)
 罗大冈译. 保尔·拉法格著. 《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商务印书馆. 1978年. p.31


(7)
 驴耳纸帽-bonnet d’ane：法国学校过去惩罚笨学生所使用的一种帽子


(8)
 费里，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曾多次出任法国教育部长职务，曾在法国第三共和国任巴黎市长（1871），后来任法国总理（1880—1881，1883—1885）。是他在1880年后创立了现代模式的共和国学校。他要求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不论男女都必须入学接受国民教育。他还确立了法国公立教育免费和世俗原则。1887年被一个疯子刺成重伤，1893年因伤口并发症去世


第八章

文学、艺术思想与科技进步赋予法语的魅力

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最奇特的象征符号，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符号系统。而文学作为艺术创作活动又是人类利用语言系统展现内心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文学、艺术不仅充分地描绘了社会生活，反映时代风貌，也是语言发展变化的载体。法国作为全世界文学、艺术之都，其创作思想与艺术风格凝结着对法语的锤炼，使法语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语言之一。

在17世纪—19世纪，法国曾经是欧洲的霸主和世界霸主之一。它不仅是世界文学、文化艺术的中心，它在科学技术上对人类的贡献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全球的核心地位，致使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上层名流，包括较为富足的平民百姓纷至沓来，以满足对法国的仰慕之愿，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各国年轻人全都慕名而来。他们将法语作为踏入上层社会和开创个人事业必须掌握的交流工具，将法语视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他们看来，法语不仅是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达艺术思想的语言，也是科学研究的语言，更是外交的语言。


8.1　文学思想赋予法语的魅力

19世纪，法国的一些作家对法兰西学院派的语言观提出了挑战。针对保持法语纯洁的问题，文学作家促进了法语向另一种新模式的转变。这是因为，两个多世纪以来，在主张语言纯洁思想的影响下，法国的文学和诗歌创作受到了语言规范的制约。法兰西学院甚至把语言的使用规则和标准几乎上升到了一种不可违犯的法律条文。诗人们只能严格遵守诗歌创作的清规戒律来吟诗作词。诗中描写的人物都是一些达官贵人，诗歌的语言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为严重的是，法兰西学院拒绝承认任何新的文学形式，包括小说。因此，法国现今很多有名的小说家，如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左拉（Emile Zola,1840—1902）都不被法兰西学院所承认。原因十分简单，就是他们不创作诗歌，而是专写小说。法兰西学院曾多次拒绝左拉申请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左拉的两个挚友龚古尔兄弟（Edmond Goncourt,1822—1896；Jules Goncourt,1830—1870）只好成立了另一个文学院，与法兰西学院形成竞争局面，用以奖励在小说创作方面做出贡献的文学巨匠。

从文学史上看，浪漫主义文学在18世纪末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法国只是后来才接受了这种文学流派。但是，浪漫主义文学对法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德国和英国。这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些在大革命期间被流放和逃亡的文人墨客首先在异国他乡受到了浪漫主义思想的熏陶，是他们将这种文学思想和流派带入了法国。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他们的小说作品充分体现了全新的自我意志及情感。法国的浪漫派作家抛弃了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接受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想，注重对人们情感世界的描写，使文学艺术的创作变成了自我情感的表露。

法国大革命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也给整个欧洲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潮。浪漫主义思潮就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催生的产物。浪漫主义力图表现个性与感情，它不像古典主义文学那样强调理想以及社会、国家整体的服从。浪漫主义在题材与主题的表现上富有传奇性。雨果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文学才能在他孩提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他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儿时的雨果随父亲在西班牙驻军，10岁返回法国，在巴黎上学。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律。但是，他的兴趣不在于法律，而是文学创作。15岁时，他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诗歌竞赛中获得大奖。17岁在“百花诗赛”中摘冠。20岁时出版了诗集《颂诗集》。21岁时得到了法国王室的经济资助。1827年，他创作的第一部剧本《克伦威尔》使他一举成名。只是由于剧本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该剧未能公演。而他为剧本写的序言则成为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是浪漫主义的重要宣言，成为浪漫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雨果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指出“剧情、地点、时间的统一戒律只能限制文学创作的外壳”。
(1)

 他所创作的剧本冲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剧中的人物有数百人之多，涉及几十个地点。由此可以看出，雨果主张浪漫主义美学，宣扬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的对照原则，力图扩大艺术描写的范围。

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雨果以非完美人物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方法。一位贫穷的波希米亚人、一位丑容的教堂世俗执事和一位贪淫好色的主教代理构成了《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这部文学巨著的核心人物。虽然该故事在全球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雨果是分阶段创作完成这部小说的。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想拯救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使其免遭拆毁者手中十字镐的破坏。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圣母院曾被当作生产钾硝材料的工厂。在19世纪该教堂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多建筑工头曾想拆用该教堂的建筑石料去修建桥梁。当时在法国人的眼里，哥特式的建筑艺术是不美观的、令人反感的。所以雨果在他的小说中以该建筑物为背景，将滑稽可笑的人物同所谓的“丑陋”艺术结合起来，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鉴于他在诗歌、戏剧创作上的贡献，雨果在38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845年，作为议会的议员，他既要参政，又要从事文学创作，游弋在政坛与文坛之间。1852年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奋起反对而被迫流亡于英吉利海峡的英属根西岛。流亡期间，他写下了一部政治讽刺诗《惩罚集》和另一部代表作《悲惨世界》。后者一经发表，就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畅销于世界各地。

雨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语言丰富多彩，独具一格。作为诗人，他能用精练的语言描绘富有诗意的场景；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在行文中常常插入生动的对话，写出一篇篇绘声绘色的故事。雨果驾驭语言的能力达到了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他的语言丰富且个性独特。几乎在雨果的每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对俗语行话的巧妙运用。在雨果生活的19世纪初期，行话俚语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法语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在此之前，法语中的Argot（行话）一词的首字母常常大写，指盗匪帮、杀人凶手团伙之间所使用的，令帮外人们非常费解的语言。他们发明这些行话的目的就是不让那些非帮派、非团伙内部的人们听懂他们之间的语言交流。直到17世纪，argot一词才具有“某一社团惯用语”的意思，即“某一地区人们日常交际的俗语”。如，roupier（打盹）源于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zigouiller（杀死），普瓦捷地区；pognon（钱），里昂地区；ringard（窝囊废），东瓦隆地区；loustic（爱开玩笑的人）来自德语；gonzesse（行为不轨的女人）出自意大利语；flouze（钱）和souk（嘈杂无序的地方）取自于阿拉伯语；berge（年岁）出自茨冈人的语言。还有一些俗语是在法语原词的基础上增添后缀构成的。主要常用的后缀是-iergue,-uche,-oche,-igue等。vous（您）用俗语表示则为vousergue,moi（我）为mézigue,ici（这儿）为icicaille。

从18世纪30年代起，一些文学家们就开始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广泛地使用民间俗语。法国的各级行政机构纷纷抨击这种语言现象，特别是打击那些善用行话为交流工具的犯罪团伙。雨果在他的巨作《悲惨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生活在巴黎藏垢纳污之地的盗贼们，他们所讲的语言中充满了外人听不懂的行话。1829年，雨果由于在小说《死囚最后一天》中大量地使用俗语，曾遭到辱骂。尽管这样，1862年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还是用了4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俗语在下层社会的广泛使用。在作家当中，不仅雨果，还有巴尔扎克和苏（Eugène Sue,1804—1857）等都明确地指出，俗语不仅是一个合法的语言形式，也是法语中最生动的语言。

“俗语”的意思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悲惨世界》的年代，“俗语”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是犯罪团伙内部使用的，外人听不懂的非规则的圈内语言；另一个则是社会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言。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一个词具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和用法更进一步地表明了提倡语言纯洁的必要性。文学大师雨果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提倡语言纯洁是对语言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又离不开百姓生动、活泼的俗语现实。1877年，左拉发表了小说《小酒馆》（L’Assommoir）。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源自于民间的俗语，对主张语言纯洁的学究们来说简直是一部不可理喻的垃圾作品。

在今天看来，“俗语”是指某一地区百姓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同时也是行业员工和学校学生之间经常使用的专门用语。“俗语”作为区域性社会下层百姓语言的特征，也是“锻造”法语词汇的铁锤和砧板。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人曾用俗语piaf（moineau麻雀）来指称法国著名的女歌唱家琵雅芙
(2)

 （Edith Giovanna Gassion,1915—1963）。这样的俗语在法语中常见，如gamin（顽童），mec（男人），mac（拉皮条者），pignouf（粗俗之辈），pif（鼻子），sulfateuse（冲锋枪），grisbi（金钱），thune（面值5法郎的银币），érémiste（社会最底就业安置金领取者），radiner（来到），rab（额外部分），rabibocher（粗修），je-m’en-foutisme（我行我素），caisse（拘留所），cailler（寒冷），gaffe（愚蠢）等。这些词汇虽说上不了大雅之堂，但是在圈内人群中广为流行，颇有市场。

19世纪，在法国人的日常口语交际中，俗语的比例已经达到比较高的程度，这也对倡导法语的纯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导致法语使用极不规范的现象出现，在有的地区这种现象十分严重。某些行业在通用的法语词汇中夹入一些音节，造成很多外行人不懂他们的语言，如将肉店老板boucher说成loucherbem；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将词汇的音节颠倒以制造代码式的隐语，如将pourri（[puri]腐烂物）读成[ripu]。

在第二帝国期间，在法语中间夹杂一些古怪音节的语言现象也是很常见的，主要是在原词中插入字母组合av和ja，构成令人难懂的行话。如当时火车一词train被改读为travain；bonjour（你好）被拼写为bavonjavour。其中很少一部分这样的词汇在现代法语中仍可见到，如gravos就是gros一词夹杂音节的产物，意指“肥胖的人”。

俗语loucherbem，在19世纪源自于巴黎近郊的一个叫拉维莱特（La Villette）的小镇。这类隐语的构成方法是将原词的首字母用辅音字母l替换，并将原首字母移至原词尾，再加上具有俗语特征的后缀-em,-ogue,-oque构成。loucherbem意指“肉店老板”，代替原词boucher。后来的情况更为严重，le jargon des bouchers（肉店老板的行话）变成了le largonjides louchébems；un patron（老板）的拼读改为latronpem；un maquereau（鲭鱼）改写为lacromuche。更有甚者是将整个句子进行读音与拼写上的变化。如，je ne comprends pas（我不懂）变成了lomprenquiès dans le lap；comprenez-vous？（你明白吗？）变成lomprenéquiès vousiergue？法国作家凯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在他所著的《文法练习》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Un lourjingue vers lidimège sur la lateformeplic carrière d’un lobustotem, je gaffe un lypètinge avec un long loukem et un lapeauchard entouré d’un lalongif au lieu de lubanrogue.

按照字面文字，现代法语的译文如下：

Un jour vers midi sur la plateforme arrière d’un autobus,je rencontre un type Avec un long cou et un chapeau entouré d’un galon au lieu d’un ruban.

（有一天，在中午时分，在公共汽车车厢外的后平台上，我遇见了一位很古怪的人。他细长的脖子，头上的帽子还缠绕了一根细带而不是一条丝带。）

这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法国时也曾是抵抗运动组织的暗语。从这个角度看，这类语言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从语言的角度看，该类语言也丰富了法语的表达方式。如，loufoque（疯疯癫癫的人）是从名词fou（疯子）演变而来的；loufiah（咔吧服务员）源自filou；en loucedé（温和）来自于en douce；pas lerche（不贵）出自于pas cher。

另一种编造代码式隐语的办法就是将一个词的音节次序颠倒，这种方法起源于17世纪，如céfran是français的变形。类似于这样的行话法语中还有很多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除了词汇的变化，俗语的发音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我们在法语的诗歌中，甚至在拉鲁斯出版的词典中均可发现。如，在1856年出版的《法语新词典》和在1905年出版的《拉鲁斯插图小词典》中，hennir（马的嘶叫声）一词的发音就是从[anir]变成了[enir]；原来ours（熊）一词辅音字母s不发音，后来也发音了，读为[urs]；又如数词sept（七），原读音为[sε]，现在的读音为[sεt]；还有zinc（小酒吧）一词，辅音字母z代替了原来的辅音字母s，将sinc改写为zinc，读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世纪是法国各地方言土语发展比较快，使用范围比较宽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对于实施推广法语的宏伟规划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个世纪，辞书编纂者菲尔蒂埃尔在他编纂的《普世词典》中已将方言定义为少数人使用的粗鲁低俗的语言。在那个时期，方言土话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也没有将这种形式的语言视为一种流通的语言。直到1980年，法国人仍旧认为方言土语是法语的副产品，并非是法语的源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令人费解的是，在法国全面推广标准法语的计划使得法兰西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为了会说两种语言的民族。从1853年第二帝国到1880年第三共和国都曾经多次发令禁止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方言土语，但是直到1900年，大多数法国人在80%的时间里都在讲各自的方言。据法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出生于1920年以前的法国人中约有三分之一还多的人在用方言同他们的晚辈沟通交流。与19世纪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其中讲方言土语就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结果是许多土话混杂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如，spirou（écureuil松鼠）源于法国东北部阿登高原地区；gones（enfants孩子）来自里昂地区；cabochon（18世纪妇女戴的尖顶软帽）源自法国中部高原的若莱地区；tartifles（pommes de terre马铃薯），pichoune（娇小可爱的孩子），fada（半傻的）均来自于普罗旺斯地区；galette（饼状食品）来自布列塔尼地区；arnaquer（诈骗）源自皮卡第地区；dégoter（找到）来自昂热地区。实际上，19世纪方言土语在法语中流行很广，构成了该时期法语语言现状比较显著的特点。

在法语作为法国人母语的社会地位被确定之后，方言土语的蔓延步伐受到了限制。自1900年以来，多数地方的土语均已开始萎缩，步入低谷，有些几乎灭绝。法语的推广与普及推进了义务兵役制的实施，方便了农村人口的流动，也促进了纸版媒体的发行以及公交系统的发展。法语作为通用的语言，在逐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在赋予自身现代语言的概念。因此，只有极个别的方言后来被纳入正式的语言。

19世纪曾有一些诗人和政界人士发出了挽救方言的呼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著名诗人米斯特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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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积极主张使用方言，不仅将其本地区的方言奥克语命名为普罗旺斯方言，还期待成立一个普罗旺斯语科学院或研究院，并且试图使该方言能够重焕青春。他甚至用普罗旺斯语创作诗歌，因此在190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首位用稀有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并获奖的作家。

但是在法语保留下来的方言中，普罗旺斯语并非是最完美的方言。从1999年就方言使用情况的统计来看，全法国有66万人讲阿尔萨斯语，61万人讲普罗旺斯语，58万人讲奥依语，29万人讲布列塔尼方言。这些数量相差不很悬殊的事实表明，人们都是偶用方言，多数情况下都使用法语。如果考虑法国海外省及海外领地，那么法国将有700万人口讲65种不同的方言，仅在法国境内，就有12种方言，不包括没有统计在内的使用人数极少的方言。如，普瓦图方言、圣东日方言、莫尔方言等。

这些方言大多数以口语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既能读，又能写。由于这些方言对法语毫无疑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近二十几年来，法国的国民教育试图有限地使用这些方言，但是有相当一些人认为，方言是社会地位卑贱的标志。

总之，如果说18世纪法国是以造就了大批的哲学家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19世纪法国则造就了众多对世界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家。大仲马开创了通俗历史小说的先河。巴尔扎克在1827年—1848年的文学创作中完成了他毕生创作的重要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世界小说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福楼拜奠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厦。左拉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以其文学天赋与才华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后半叶法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社会场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凡尔纳不仅是最受法国读者喜爱的作家，其作品也被译成多种语言，广泛流传。作者在《80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jours）中成功地塑造了英国绅士福克（Ph ileas Fogg）这个人物形象；在《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中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秘船长尼摩（Nemo）；在《地心游记》（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中，通过对里登布洛克（Lidenbrock）教授三个月的旅程描写，不仅让读者学到刚强的意志，还获得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小说《从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通过描写巴比康（Impey Barbicane）等人物奇特的经历，向人们展现了星际空间变幻无穷的绚丽景象。凡尔纳凭借其在科幻小说领域的巨大贡献，成为了美国好莱坞影城的“宠儿”。


8.2　艺术思想赋予法语的魅力

如同文学一样，特别是在1850年以后，法国的视觉艺术开始充满了探索精神，强调无拘无束的个人想象。当法国的画家们摆脱了法兰西学院精神枷锁的束缚后，他们在艺术创作上，表现出了精湛的技巧、自如的画风、丰富的色彩，对艺术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们的艺术思想甚至超越了浪漫主义境界。在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1814—1875）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巴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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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izon）画派。巴比松画派从17世纪荷兰风景画和19世纪英国风景画中获得启发，提出了面对自然写生的主张。它不仅用写实的手法表现自然的外貌，还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内在生命，力求通过作品表达画家对自然的真实感受。巴比松画派以真实的风景画创作否定了学院派虚假的历史风景画程序，使法国的风景画从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巴比松画派不仅揭开了19世纪法国声势巨大的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序幕，还深深地影响了19世纪末期对印象派形成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代艺术家，如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雷诺阿（Auguste Renoir,1841—1919）、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这些艺术家们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外国艺人纷纷来到法国，包括著名的荷兰风景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西班牙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俄罗斯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等。他们来到巴黎，在不足百年期间，将法国的巴黎打造成了世界艺术之都。

在此期间，鉴于讲法语的民族在很多方面的伟大贡献以及在国际上享有的良好声誉，法语成为全世界最时髦的语言。在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法国的雕塑艺术家巴托尔迪（Auguste Frédéric Bartholdi,1834—1904）建议法国向美国赠送一件礼物。他设计了一个高达46.5米，意在表达“自由普照世界”的自由女神塑像。今天该塑像已经成为美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标志之一。

巴黎是一座非常值得参观的城市，但是鉴于当时交通工具的匮乏，要想看到巴黎在很多方面均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首府的现实，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有关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向往法国的文献记载不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游客们不惜任何代价去克服交通工具所带来的困难，也要领略巴黎现代风貌。美国人勒旺斯坦（Harvey Levenstein,1938—）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向往之旅》（Seductive Journey）的书。这是一本为数不多的专门叙述1800年—1930年间美国游客访法的趣闻轶事的书。正如勒旺斯坦所述，在18世纪，美国游客出于个人对法国文化的浓厚情趣，喜欢在法国小住一段时间。当时的水路行程不仅无法得到保证，并且费用十分昂贵。因此有时在一个地方要等上一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重新启程。后来，蒸汽机的发明缩短了人们在路上的时间，使旅游成为一种更趋休闲的活动。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有25万美国人到访过法国，而对于只需跨越英吉利海峡和莱茵河的英国人和德国人，其数量更多，不可计数。

由于人们对新生事物和社会进步的渴望，来法国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游客人数屡创新高。在1855年和1867年法国两次承办世界博览会期间，外国游客从500万猛增至1500万，增加了近三倍之多。在1889年，外国游客继续翻番，多达3200万；而到了1900年，竟然高达5000万。

人们对法国商品的追求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所以法国商人布西科（Aristide Boucicaut,1810—1877）在1852年买下了巴黎“廉价商场”（Au Bon Marché），并将其改造成第一家大型商店。他的经营理念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关注。

世界各国为了实现本国各方面的新发展，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法国。为了满足人们对新闻和绯言的需求，翻译家阿瓦（Charles Emile Havas,1783—1858）于1841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通讯社。他的下属路透（Julius Reuter,1816—1899）于1851年在伦敦设立了电文通讯社。

尽管在19世纪法国接二连三地爆发严重的政治暴乱，但这丝毫没有削减世人对法国魅力的向往。从1830年—1871年间，法国人至少经历了4次以暴力形式带来的政治体制的变革；1870年普鲁士人攻打巴黎时，几乎摧毁了大半个城市；还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等，但这些都没能够阻止外国游客对巴黎的迷恋，仍然有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品味巴黎文化带给他们的快乐。

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法国餐饮业的发展，甚至在今天，法语cuisine（烹饪）一词仍然是许多语言中美食的同义词。也正是出于对法国美食的渴望，法语成为食客们必须掌握的语言。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饮食就已经闻名遐迩。法国的菜肴花样繁多，在路易十四时期，欧洲的很多美食家不得不为法国的精美饮食而感到既羡慕又嫉妒。有一些佳肴需要数日的准备时间才能搬上餐桌，由此可以看出法国人对饮食的讲究与重视。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按人论份的分餐习惯在法国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接受。由于当时还没有大型饭店的经营模式，所以位于路边的小型旅馆推出了种类繁多、风味各异的套餐，备受游客们的青睐。

法语中restaurant（饭店）一词起源于巴黎卢浮宫的一家餐馆。1760年，这家餐馆经营一种名为bouillon restaurant的肉汤。在该词组中，形容词restaurant的原义为“使恢复体能”，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饭店”的意思，人们进而将“饭店产权的所有者”称为restaurateur。但是这个意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革命之前，大多数有名的厨师都是专门给贵族和有钱的人家持炊烧饭的。大革命爆发时，他们的雇主为了避免锒铛入狱或被押送至断头台而纷纷逃亡国外，致使这些名厨失去了工作，于是他们四处租房征地，经营起了自己的餐馆，后来人们将他们叫作restaurateur（饭店老板）。

1830年，巴黎各类不同层次的餐馆约有近三千多家，其中一些餐馆已经很负盛名。名厨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1846—1935）所制作的佳肴异常昂贵，普通百姓是无法品尝的。同时，一些便民的便餐厅（brasserie）、咖啡厅（café）、小酒馆（bistrot）也如雨后春笋，在法国各地不断涌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在1835年，restaurant一词已被法兰西学院出版的大辞典收录。

在19世纪前就已经名扬海外的法国大餐成为法国吸引海外游客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美国的富人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据说美国中产阶级的游客都非常期待有朝一日来品尝法国的美味佳肴。正是由于这个缘由，法语中的menu（食谱）一词被引入美式英语中。而英国人，由于特别迷恋法国的波尔多红酒，在英语中专门发明了一个名词claret用以特指波尔多红葡萄酒。为了满足人们对上等产品的需求，法国人推出了名牌食品，如LU牌饼干和Schweppes汽水。约在19世纪末，法国人制定了葡萄酒按产地称谓的分类标准。在20世纪初，法国人开始设计其他食品的称谓分类标准，首先涉及的食品就是奶酪，如法国朗德省罗克福尔小镇所生产的罗克福尔羊乳干酪roquefort就是一例。

法国名厨埃斯科菲耶和瑞士旅店老板里兹（César Ritz,1850—1918）通过向海外饭店和旅馆派驻约两千名厨师来推销法国的美味佳肴，进一步扩大了法国餐饮文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所以，直到今天法语仍是那些在饮食方面有所抱负的厨师们必须掌握的语言。也正是这样的历史现实，在英语的饮食词汇中，人们仍在使用源自于法语的词汇，如entrée（首道正菜），hors-d’œuvre（冷盘），casserole（平底锅），vinaigrette，（酸醋沙司），meringue（蛋白小点心）。这仅是几个例词而已，在很多语言中，应用法语词汇来表述菜肴、厨具、作料等饮食元素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们学习法语就是要理解法国文学与艺术、餐饮美食、科学技术、电影与戏剧、工业与经济、生活方式等。法国，特别是巴黎至今仍是工商界实现理想的风水宝地。法国的这一美誉起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但确立于19世纪。因为，在这一时期法国和比利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进步。在阿根廷，美国人和德国人渴望学习法语来掌握法国现代的思想、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精神。对于那些具有文化知识和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法语是追求前卫思想、实现艺术创作、掌握科学技术和完成社会进步的钥匙。正是在19世纪，法国人开始对外炫耀法语的魅力。虽然今天看来法语的魅力远不如过去，但是在那个时期法语的确魅力无限。

19世纪，巴黎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与旅游餐饮。巴黎是法国科技进步、工业发展、楼宇设计、市政建设等一系列新兴科学进步的窗口。如城市规划与建设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应该说拿破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城市建造者，而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则更胜一筹。他要求巴黎市长奥斯曼（Georges 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拆除一部分老城区，重建巴黎市区，包括在市内修建花园、拓宽道路、铺设排污管线、安装储水设施等。巴黎市的重建工作除了圣-路易岛（l’île Saint-Louis）和西岱岛（l’île de la Cité）以外，几乎涵盖了巴黎的每个市区。今天我们游览巴黎，仍然能够看到奥斯曼所修建的市政工程。


8.3　科技进步赋予法语的魅力

历史学家常常将1870年—1930年这个历史阶段视为法国走向国际化的第一个高潮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法国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与在工业、艺术和商贸方面很有影响的德国、英国、美国相比，法兰西毫不逊色。法语在这个时期也向这些国家的语言借用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词汇。如英语从法语借用的古词gentlemen和toast重归故里。还有英语词汇packet boat，riding coat经法语化后，分别演变成了paquebot（大型客轮）和redingote（外衣）。

尽管19世纪的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并多次遭受短期战争，但是它充分利用了欧洲的和平，赢得了自己发展的良机。从1815年签署的《维也纳条约》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99年相对的和平使法国人的创造才能和潜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下面的这些法语词充分反映了法国人奔放的思想洪流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贡献：l’impressionnisme（印象派），le cinématographe（电影），l’avion（飞行器），l’automobile（汽车）。有些新词直接采用了发明者的名字，如le curium（锔元素）就是居里夫妇发明的人造元素，又如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研制的巴斯德灭菌法，比利时人萨克斯（Adolphe Saxe,1814—1894）发明的乐器萨克斯管，布拉耶（Louis Braille,1809—1852）设计的供盲人书写、摸读的文字符号等。当时很多发明者和研究人员都喜欢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基础上，为他们的成果赋予新的名称，如autoclave（热压缸），bathyscaphe（深海观察潜水设备），capillarité（毛细现象），galvanoplastie（电镀），inoxydable（不氧化的）。这些不仅充分反映了法国人、比利时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能力，也体现了他们命名新词的天赋。1884年，时任巴黎市长普贝尔（Eugène Poubelle,1832—1907）颁布行文要求巴黎市民将日常生活垃圾倒入一种金属容器内，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法国人竟然会用他的姓氏来称谓垃圾箱（la poubelle）。由于戈迪约（Godillot）制作的godillot牌的军鞋销售业绩看好，致使很多法国人经营鞋子（godasses）的生意。法国的农学家和药剂师帕芒蒂埃（Antoine Parmentier,1737—1813）在法国大力推广马铃薯的耕作，因此他的追随者们曾经将马铃薯称为la parmentière，但是大多数的法国人还是更喜欢将马铃薯称为patate。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工业革命也给法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对此法国人需要创造一些新词来表述这些新生事物，如communiste（共产主义的）和socialiste（社会主义的）等词出现于18世纪，到了19世纪中叶，已广为流行。企业中的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会（syndicats）。在该词的基础上再衍生出syndicaliser（使工会化），syndiqués（会员）。工人们为了表达对企业老板的不满情绪，常常聚集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府广场（在历史上该广场曾被称为place de Grève），由此便产生了faire la grève（举行罢工）和gréviste（罢工者）这样的表达方式。

法国著名的工程师埃菲尔（Gustave Eiffel,1832—1923）就是城市建设新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在成功建造了当时最长的悬索桥后，欲为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修建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并展示金属结构稳固性的巨型铁塔。为了克服技术上的障碍，他需要完成数十项技术革新。就连美国年轻的电梯制造商奥的斯（Elisha Graves Otis, 1811—1861）也被埃菲尔征召过来，负责建造一部将游客送往塔尖的电梯。在很长一个时期，埃菲尔铁塔始终是全世界最高的塔式建筑物。其高度是美国华盛顿市用花岗岩修建的方尖塔的两倍，重量是后者的15倍。工期仅为2年（美国的方尖塔则花费了37年的修建时间）。

1889年，大约有200多万参观者购买了电梯票，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在当时花一法郎可以登上铁塔的第一层，两法郎到第二层，三法郎才能够直达铁塔的顶部。埃菲尔本人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收回了建塔所投入的780万法郎的费用。不久，他在该塔建立了一个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实验室，利用瑞士数学家们提出的数学定理，对羽翼的形状进行科学研究与实验。

法国人在19世纪的发明与创造，使得巴黎成为人们探索未来世界的一个窗口。即使有一些发明不是法国人实现的，巴黎仍然是人们向往的、充满科学气息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汽车与飞机的发明就是很好的例证。实际上，汽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几代人、多个民族的努力与攻关，其中有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奔驰（Carl Benz,1844—1929）第一个研发了轻型发动机并制造了世界首部汽车；而法国人雷诺（Louis Renault,1877—1944）设计生产出第一辆不同于敞篷四轮马车式的汽车，以及许多汽车的主要设备；还有法国人米其林（Edouard Michelin,1859—1940）于1897年组建了汽车轮胎厂。法国是世界上最先迷恋于汽车的民族，他们曾经多次组织过大型的汽车拉力赛。现今最著名的汽车拉力赛，便是巴黎—北京的拉力赛。这些赛事有时在起跑线上聚集了数百辆汽车，场面十分壮观，但也有令参赛者付出生命代价的，如1903年举行的巴黎—马德里汽车拉力赛，就有12人命丧黄泉。

同样，法国在研制飞行器方面也居世界领先地位。1890年，法国工程师阿代尔（Clément Ader,1841—1926）最先发明了飞行器。但是，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成功研制了具有控制性能的飞行器，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飞机。关于这项发明，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位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移居到美国的美籍法裔工程师夏尼特（Octave Chanute,1832—1910）。在飞机研制方面，是他向莱特兄弟提供了大量的，并且是主要的技术情报。由于莱特兄弟的发明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工商界的兴趣，于是两人来到法国以期引起法国工商界对他们发明的重视。在夏尼特的帮助下，莱特兄弟的发明很快在法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很多航空研究者集思广益改进了莱特兄弟的设计，1909年法国航空驾驶员布莱里奥（Louis Bléroit,1872—1963）驾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后来在1912年，法尔芒兄弟（HenriFarman,1874—1958
(5)

 ，Maurice Farman,1877—1964）共同兴办了“法尔芒”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与其他后来组建的飞机制造公司一起共同设计研发了双翼飞机。

在当时，很多发明遭到人们的非议，就连汽车和电影的发明也并没有引起民众百姓的极大兴致。但是，巴黎的科学气氛是非常浓厚的。19世纪80年代，巴斯德研制出了预防狂犬病的疫苗，并且成为近代微生物学科的奠基人。巴斯德灭菌法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巴斯德公开演示证明了他的方法会使牛产生免疫力。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他的方法可用于许多其他传染病的预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波兰籍女科学家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和她的法国丈夫居里共同发现了放射线。居里夫人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曾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903年获物理学奖，1911年获化学奖。也正是这对夫妇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使得法国一直到1940年以前，在原子能研究和开发利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电影的发明也是19世纪法国的一个闪光点。当美国的著名电气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一部动态影像单人观测设备时，居住在法国里昂的工业化学家吕米埃兄弟（Louis Lumière,1864—1948，Auguste Lumière,1862—1954）成功地发明了将胶片影像投射到屏幕的放映机。不久，两兄弟在他们发明的设备命名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执，他们的父亲主张将该发明称为domitor，不过最终全家达成一致意见，将该发明命名为cinématographe（电影放映机）。

吕米埃的父亲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商人，他试图将孩子们的发明带到巴黎。1895年12月28日，他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一个叫“大咖啡馆”（Grand café）的地下室里公开放映了首场电影，在场观众仅有33人。几个星期以后，观众多达3000余人。很快吕米埃兄弟的发明横扫全球，仅在首场电影放映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即到1897年就有80万名观众观看了介绍巴黎风光的纪录片。1902年一个名叫梅里埃（Georges Méliès,1861—1938）的魔术剧场老板将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搬上了银幕，从此以后他也走上了电影制作的道路，在巴黎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一直非常谦逊的吕米埃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说过“大家说是我们发明了电影”。
(6)

 在此期间，他们还研制发明彩色照相底片，制作了彩色影片，将电影生产推向了新的阶段。

作为现代化的语言，法语的发展与自身的魅力还借助于另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法语国家，那就是比利时。在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首先蔓延到了比利时。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相比，由于运送煤炭和钢铁等生产资料的需要，比利时在道路和铁路建设方面一直处世界领先的地位。鉴于国内市场的局限性，比利时人需要向外输出他们的工业技术，因此全世界很多重要的铁路工程和相关工厂都是由比利时人修建的。他们在工业原材料方面的投资不仅限于欧亚大陆，还延伸到了美洲。比利时人为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建造了火车，不久又为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同样的设备，如西班牙、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加勒比地区、俄罗斯和中国。也正是巴龙宫的主人，比利时的工业巨头约瑟夫（Edouard LuoisJosephe, 1852—1929）在巴黎修建第一条地铁的工程中负责挖掘隧道。他也是俄罗斯建设钢铁工业的奠基人。

整个19世纪，直到1914年，尽管比利时国土面积很小，但它一直是欧洲大陆最富活力的工业强国。始终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比利时，他们的科技人员和发明家对本世纪的科技发明浪潮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机械、光学、工程学等方面，比利时人充分展示了其天赋与才能。企业家纳热尔马克盖斯（Georges Nagelmackers,1845—1905）研制推广了卧铺火车，并且兴建了远东和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贝克兰（Leo Baekeland,1863—1944）以塑料为原料发明了酚醛树脂。还有著名的比利时工程师和发明家勒努瓦（Etienne Lenoir,1822—1900）成功地研制了第一台内燃机车。

更富意义的伟大工程则是法国的外交官雷赛布（Ferdinand Lesseps,1805—1894）提出并负责的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工程：从地中海起，途经红海至印度洋，挖掘一条长约163公里，宽为30米的运河，将3个荒芜的盐湖连接在一起。应该承认，让人们接受这一项目的说服工作要远比施工的工期长得多。特别是英国人，他们担心修建这样一条运河，法国人会侵占他们的利益。在1854年，会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雷赛布终于说服了他的朋友埃及总督接受了这一巨大的工程项目。像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值得庆贺的工程项目，在施工期间却也多次险些告吹。工程在1869年结束投入运行后立刻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全世界14%的水路运输。

苏伊士运河的工程项目也极大地改变了法国人在中东地区的形象。至此，法语成为该地区上层社会和达官贵人们的高雅语言，尽管在1914年以后，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法语仍然是埃及社会名流和学术精英以及社会活动家们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因此，外交官雷赛布不仅代表了19世纪法国先进的思想，还改变了人们对法语语言的偏见。他使人们认识到，法语不仅是文学的语言、科学技术与教育的语言，法语还是一门外交语言。

【注释】




(1)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 Telemaque. p. 177


(2)
 琵雅芙是法国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不仅是因为她动人的歌曲与令人难忘的歌声，她传奇的人生更令人无限感慨与唏嘘


(3)
 米斯特拉尔是普罗旺斯诗人，语言学家


(4)
 巴比松，法国巴黎南郊约50公里的一个村落，位于枫丹白露森林的入口处，以风景优美著称，属塞纳－马恩省


(5)
 享利·法尔芒，法国飞行家和飞机设计师。他是第一个驾驶可操纵和实用的飞机进行飞行的欧洲人。在早期的飞行活动中多次创造飞行速度、高度和距离纪录


(6)
 Jean-Beno.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ais, quelle histoire!. Télémarque. 2007. p. 240


第九章

二战与第五共和国以来的法语

法语中的词汇学用lexicologie表示，该词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合构成的：lexikon（词）和logia（研究，理论）。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研究词汇的学科”。一种语言的全部词语构成了该语言的词汇。词汇是语言的三个组成部分（语音、语法、词汇）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语言中，词汇和语义最能充分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社会的发展，包括阶级斗争、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旧事物的消亡，都对词汇产生影响。一方面新词产生，旧词消亡；另一方面，原有词的词义发生变化，为了满足新的需要而获得新的词义。”
(1)

 本章通过二战和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一些词语的词义变化和产生的新词，来介绍历史事件对现代法语的影响以及其发展演变的状况。


9.1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法语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于1940年6月遭受德国军队的入侵，法国军队只抵挡了不到六天的时间，就开始大规模撤退。在法语中，人们用la débâcle来表述法军的崩溃。德军入侵后，法国北方的居民开始蜂拥般地逃往南方。法语l’exode来专指1940年德军进犯时期法国人南逃的现象。同年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16日晚，时任法军元帅的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奉命组阁，随即他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次日，贝当下令法军停火，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协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要求德军停战，并于1940年6月22日，在一战后德军签署向法国投降书的同一节车厢内，与德军签署了停战协议。法国由此被分割成两部分：包括巴黎在内的，全法国约3/5的北方领土为德军占领区，南方为自由区，同时还将法国东部地区与德国接壤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拱手让给了德国。

停战协议签订后，贝当傀儡政府落户于法国中部偏西的一个小城镇维希。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维希政府的基本政策，1940年10月24日，贝当与希特勒在卢瓦尔河畔会谈，确定了法德合作政策。德国占领者在占领区凭借手中的武器对北方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各区之间的正常往来也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与非占领区的往来同样受到严密限制，就连傀儡维希政府高官们在此地的往来也必须持有德军开具的通行证。德军解散了占领区内的一切政党，禁止民众街头聚会，禁止印刷和散发传单，禁止收听外国广播。对共产党人实行死刑，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将其关押在德军集中营。德国占领者在1941年还实行了人质制度，即凡杀死一个德国士兵，要用50—300个法国居民抵偿。

那个黑暗的年代对法语来说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法国人的战败令法语的对外传播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法语语言本身也呈现出那个时期的语言特征。正因为法兰西民兵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保安队”这个词在法国开始明显地带有贬义。法国一个著名的摇滚乐团Trust有一首风靡一时的单曲名叫《警察保安队》（Police Milice），在这首歌里，他们把法国警察比作几十年前的纳粹狗腿子。人们回顾二战时，英法两国的国民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二战对于英国来说是骄傲，是荣耀。而对于法国人民来说，则是失败和耻辱。法国的耻辱是贝当带来的，更是法兰西保安队（la Milice）带来的。

Milice本来指中世纪至18世纪的自卫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词被维希政府重新使用，其意义发生了根本变化。法文版《罗贝尔词典》中的新定义是：corps paramilitaire de volontaires français formé par le gouvernement de Vichy pour soutenir les forces allemandes d’occupation contre la résistance française，de à.即“1943至1944年，维希政权为支持德国占领军镇压法国抵抗组织而建立的辅助军队”，中文通常译为“保安队”，也译作“法兰西民兵”。

保安队由理想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冒险分子和罪犯组成。加入保安队的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法国出生，非犹太籍，没参加其他秘密组织，自愿加入。这些人大多对空洞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他们能够肯定的是，加入这个组织可以获得一份收入稳定的职业，以及一点配给的食物。保安队采取了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常备军，这些人全职参与军事行动，成员的年龄在18—45岁之间；一种是后备军，他们不是全职的，但有义务在紧急情况下入伍。在其鼎盛时期，也就是1944年7月，保安队是一个由大约8000人组成的常备军，尚不含由2.2万人组成的后备军。保安队下设一个情报部，一个保护高级要员的安保中心。保安队还建了一所学校，专门负责培养政治和军事精英。保安队的职能是“对内镇压，对外阿附”，其成员既是警察，又是军人。但他们注定得不到法国人的尊敬，相反，他们是地道的“法奸”：作为警察，他们不为民众提供服务，而是监视群众，逮捕参与抵抗运动或同情抵抗分子的群众。而且比起德国人来说，他们更加令人恐惧，因为他们懂得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人情，熟知各种情报渠道。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经常对被俘者严刑拷打。正因为如此，他们被视为“法国的盖世太保”。作为军人，他们不同德国侵略者作战，而是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为了对付抵抗组织，1943年年底，保安队和党卫军达成协议：保安队鼓励其成员加入武装党卫军，作为交换，党卫军给保安队提供一些轻型武器。在与德国的合作中，其创建者达纳德（Joseph Darnand,1897—1945）学会了盖世太保对付敌人的各种办法，他也搞起了不按司法程序进行审判的袋鼠法庭，给地下抵抗组织的人安上莫须有的“暴徒”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的罪名而且随意处决。

Axe的本意是轴线，法语《拉鲁斯词典》中的法文定义是：Ligne réelle ou fictive qui divise qch en deux parties en principe symétriques.即“真实存在或想象的一条线，将某物均匀地分成两部分”。二战期间，该词被赋予了新义：Nom donné à l’alliance conclue en octobre,1936 entre l’Allemagne nazie et l’Italie fasciste qui posa les bases de ce que l’on appellera l’axe Rome-Berlin.即指“法西斯德、意、日三国结成的侵略同盟-轴心国：1936年10月，德、意签约结盟，称‘柏林-罗马轴心’”；同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大利加入。二战爆发后，德、意、日三国又于1940年2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Axe（轴心）的说法源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在1936年11月1日的演说，当时是“德意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墨索里尼在演说中评价该条约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柏林和罗马在同一经度线上，因此，后人就把法西斯同盟称为“轴心”，参加国称为“轴心国”。轴心国成员包括发起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后来加入的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

我们需要将轴心国成员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成员国加以区别。作为轴心国成立标志的三国公约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而反共产国际协定则是一个针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合作条约，在其成员遭到第三国攻击或攻击第三国时，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其他成员国不需要对其宣战，便可参战。法律意义上的轴心国成员只包括上述8国（前南斯拉夫在加入后两天退出）。但是历史学家通常将反共产国际协定成员国也算作轴心国成员，虽然事实上这些国家并未加入三国公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令人惊恐不安的词是“灭绝集中营”（Camps d’exterminati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语单词extermination的意思是action d’exterminer，即“歼灭、灭绝、消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词与另一个名词camps构成了一个名词词组，即Camps d’extermination，其定义为：camps créés par les nazis pour tuer les déportés en majorité des Juifs puisque les camps d’extermination ont été mis en place dans le cadre de la‘solution finale’，c’est-à-dire l’extermination systématique des Juifs,le plus souvent dès leur arrivée.Auschwitz-Birkenau,Treblinka,Sobibor ou encore Chelmno étaient des camps d’extermination.中文译为“灭绝集中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中欧设置的旨在灭绝犹太人、斯拉夫人及茨冈人的集中营”。

集中营是类似监狱的大型关押设施，用于隔离、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敌侨，以及属于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的成员，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场所。它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或行为往往没有经过正常公正的法律判决而遭拘留，且没有确定的拘留期限。集中营的形式有很多种，可以单纯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强迫劳动，灭绝集中营则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和德国布痕瓦尔德等地设立了多个集中营，杀害了大批政治犯、战俘、犹太人等。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德国最大的集中营，位于波兰加利西亚奥斯威辛附近，1940年建立，主要关押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纳粹在此建立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灭绝设施，包括用毒气杀人的“浴室”，储放尸体的尸窖以及焚尸炉等，用以消灭犹太人。纳粹还挑选犯人进行医学试验，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解剖等。在该集中营内约有400万人惨遭杀戮。

类似于这样的，带有明显战争痕迹的法语词汇很多。如在二战中法语将指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和任务的名词collaborateur（合作者、协作人）赋予了新的词义，特指那些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法国人，俗称“法奸”。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奸”，法国人还创造了另一个源自同一个词源的，但意义更为明确的名词collaborationniste。这两个词的区别就在于与德国人的合作态度，前者是指在合作时不需要赞同纳粹的所有想法，也就是只有行动上的合作，不需要主观上的附和。而后者意指在合作时主观很积极，不但和纳粹想法一致，甚至希望纳粹取得胜利。

不论是Collaborateur还是Collaborationniste，“法奸”们都在德国占领期间做过很多有损法国和法国人民利益的事情，尤其是对待犹太人，他们执行纳粹的灭绝政策，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上了通向死亡集中营的列车。在法国人看来，最大的法奸莫过于维希政府的官员们。1940年6月22日，法国代表团与德国希特勒在巴黎东北贡比涅的一节车厢里签订了停战协定。之所以选择此地签署停战协议，就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就是在这节车厢里签订对法投降书的。同德国占领者的合作，是维希政府的基本政策。维希政府的“合作”政策充分证明它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明显暴露出它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本质。

ghetto这个词起源于意大利语，是威尼斯一个犹太居民区的名字，犹太人被迫住在这里，一到晚上居民区就被关闭。在19世纪和20世纪，东欧的犹太人街区也以ghetto命名。二战期间，这个名字又用来指纳粹关押犹太人的居住区，从这里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或灭绝集中营。1995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承认，法国曾帮助德国运送数万名犹太人，“犯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法国2000年开始赔偿遭维希政府驱逐的犹太人受害者及家属，金额共计5亿欧元。2009年2月16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二战期间与纳粹狼狈为奸的维希政府曾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该词由于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在很多法语刊物上ghetto一词已成为二战期间希特勒暴行的代名词。

毋庸置疑，词汇变化是永恒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切客观存在都处于变化中。词汇亦然。在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中，词汇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紧密。

词汇变化反映社会变化。新词新义的出现一定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出现的。因此，随着二战的到来，诞生了许多新词，也有很多词被赋予了新词义。

社会变化促进词汇加速变化。每当有重大社会变革和科技变化的时候，词汇永远冲在最前面，作为记录这一历史变化的守护者。这些特殊的词汇会让我们在这些符号指代的外表下，领略语言的表现力和扩张力，同一个词，在不同外界诱因的促进下，竟然会形成不同的语义。正是因为这样，许多词脱离了它们之前的所有含义，以全新的意思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后，社会变化会对词汇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很多时候，社会变革已经过去了，特定事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词汇并没有随之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人们见到这些特殊指代的语言符号，还是会想起与之相关的事件。因此，时至今日，提起二战中的新词，或二战中词义发生演变的词汇，人们自然会与二战中的事件联系起来。


9.2　第五共和国以来的法语

我们继续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法语为例，从语言方式和语言地位两个方面，研究政治历史事件对法语语言演变的影响。

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即平时人们研究的语言系统或是总结语言的使用，例如语法、句法、词法等；另一个方面便是言语，是指研究语言在其所处时代的使用偏好，与当时社会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即社会语言学。研究政治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经济、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且极为活跃的三个因素，其对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上。历史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尤其如此。语言是一个既不属于上层建筑，也不属于经济基础的人类交际沟通的工具，它是思想的直接表现，也是反射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从各个角度记录和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语言并不仅仅反映社会，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介入力量，直接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并对语言的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其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字和词，而词汇是语言中最不稳固的成分。历史事件对法语语言演变的影响，最明显、最直观地体现在部分词汇的意义转变和产生以及消亡上。

1968年法国爆发了以学生运动为主导的五月风暴，这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国内矛盾最尖锐的一次爆发。五月风暴对法国当代史影响十分深远，涉及自然、社会、政治、文化，甚至民众心理等诸多方面，在语言领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语言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宣传标语上。学生们呼吁进行libéralisation des mœurs，否定抵制vieille université，并喊出十分激进的口号，如Sous les pavés,la plage,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Jouissez sans entraves,Cours camarade,le vieux monde est derrière toi,La vie est ailleurs,Marx est mort,Dieu aussi,et moi-même je ne me sens pas très bien等。这些口号十分口语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些名词跳脱出原来的意义，产生了新的变化。沙莱蒂体育场（Stade Charléty）是坐落在法国巴黎的一座多种用途体育场，但是在1968年5月，沙莱蒂体育场却不再是仅仅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场而存在。5月24日，人们在里昂火车站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暴力镇压过后，这场游行变成了面对警察的静坐，情形越发激化，法国学生的全国联合会决定5月27日在沙莱蒂体育场举行闭门会议，发起了五月风暴事件中一次最重要的抗议活动，约有4万人参加，这就是著名的沙莱蒂闭门会议。这次会议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口号：Ce n’est qu’un début,continuons le débat.这个历史事件使地名Stade Charléty跳脱出体育运动场所的意义，变成了号召广大工人学生团结起来，继续战斗的代名词。Grenelle是位于法国巴黎15区的一个街道，汉译为“格勒内尔”大街。Grenelle这个名字源自于拉丁文的Garanella。在五月风暴中，这个地名却变成了如今人们熟知的“格勒内尔协定”（Accords de Grenelle），从而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在1968年的5月风暴中，面对着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活动日益高涨，工人的要求也随势而涨，故此法国民主总工会发明了一个新词来表达工人们的内心期待：autogestion（工人自治）。可以这样讲，五月风暴的发生导致了autogestion概念的形成与普及。

左右共治是法国政坛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由法国的国家体制决定的。法国目前的国家体制是戴高乐在1958年创立的第五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共和政体。总统和总理分别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总统和总理来自两个分属左翼和右翼不同阵营，共同治理国家时，称为“左右共治”。cohabitation一词的原义是“同居”，此时它的词义也发生了转变，增加了一层政治含义。这个转变并非昙花一现式的，迄今为止，左右共治的情况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3次。分别是1986年—1988年，左翼总统密特朗和右翼总理希拉克“左右共治”；1993年—1995年，左翼总统密特朗和右翼总理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ur,1929—）“左右共治”；1997年—2002年，右翼总统希拉克和左翼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1937—）“左右共治”。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恐怖主义开始盛行，国际恐怖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接连制造了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案件，其中以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9·11事件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大。此后，terrorisme这个词经常出现在报纸、电视中，特指“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通过暴力破坏手段制造恐慌的事件”。Le terrorisme这个词产生于法国，从词源上讲，这个法语词的构成又来自拉丁词terror（恐怖）。terrorisme（恐怖主义）最初是用来指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和雅各宾派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该词的意义发生转变，用来定义包括袭击、暗杀、冲突等手段的恐怖主义活动。欧洲诸语言中的“恐怖主义”均源自于该法语单词。

经济学家称，20世纪是法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以电子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最为突出，法国研发了以电视信息传播系统为基础的minitel网络系统，fournisseur de service,autoroute de l’information等标准信息技术词汇也通过网络渗入到各种语言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巨变，英语随着美国和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强势而快速推进，逐渐代替了法语的国际地位，风靡全球。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的衰退直接导致法语的国际地位的衰退。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对现代法语的演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背景下，法国人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价值观体系也开始改变，平民主义、民主化的价值取向使得他们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的民族语言，并愿意接纳外来语言。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手机等现代科技的相继普及与应用，欧盟和经济全球化再次促使法语语言全面走向新变革。主要表现在：

1.使用“大众语言”，不仅日常用语口语化，而且书面语也出现口语化现象，以示自己的“人民性”，之前难登大雅之堂的俗语、俚语今天经常出现在正式场合、媒体报道和文学刊物上。

2.句子的简化、省略和缩写、插入现象增多，体现语言表达的方便性。

3.称呼随意性增强，如tu（你）的使用频率逐渐超过尊称vous（您）。

4.语法简单化，如特殊疑问词置于句末，复合过去时（passé composé）常常代替简单过去时（passé simple）出现在文学书面语中等。

法国人一直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自豪。面对法语的地位持续下降，法国人十分担忧。为了维护法语的纯洁性、提高法语在国际组织内部的地位以及加强法国文化的传播，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行动起来，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

1.成立各种组织，如“法语使用者总联合会”、“保卫法语协会”等。

2.建立各种机构对科学术语进行规范化，如“法语规范化协会”、“法语术语协会”等。

3.法国议会还通过制定法律维护法语在本国的使用。1992年6月25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补充了“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文字，用立法的手段确立了法语的地位。在1994年通过了旨在维护法语地位的“杜蓬法”，规定其官方出版物、公立学校教育及广告等必须使用法语。

4.法国政府在许多国家建立了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机构。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法语联盟”。目前一千多个“法语联盟”遍布于世界五大洲的130多个国家的大城市，在中国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落户，是仅次于法国零售大型超市“家乐福”在华发展最快的法国机构。

5.法国政府与合作国家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宣传和传播法国文化。比如，“中法文化年”，把法国的音乐、绘画、时尚、语言等带到了中国。

6.为了进一步扩大法语在世界的影响力，1990年3月20日，法国政府把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法语日”。法国历届政府为法语在全世界的推广不遗余力，拨付巨额专款支持这一全球性的活动。法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平台，不厌其烦地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可谓是用心良苦。2008年3月20日，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出席了在巴黎国际大学城举行的“国际法语日”活动。他表示推广法语仍将在法国的外交政策中居优先地位。推广法语不仅符合法语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他还呼吁法语国家的首脑们在以法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组织中用法语来讨论问题，并表示在2008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巩固法语在欧盟的地位。再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2006年以北京奥运会法语总监的身份续写着“法语保卫战”。在与北京奥组委官员会谈中，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北京奥运的各种仪式、播音、电子显示和文字材料都应有法语版本，以便为来自法语国家的游客提供便利；第二，北京奥运会网站公布比赛结果时，应确保法语信息与汉语和英语信息同步。

第五共和国时期是法国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语言变化上，与法国历史的关系源远流长。法国历史的各个时期的政治变革和社会文化是主导法语语言的演变进程和法语语言地位变化的根本因素。法语走过昨天的历史变迁，而今天法语仍在经历变革。法国为维护法语地位而不懈努力，希望通过保护和发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加大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和巩固法国大国地位，体现了法语语言和法兰西民族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


9.3　法语拼写的改革问题

面对法语词汇来源的多样性，总的说来法国人不仅是承认，而且还接受了这样的语言现实。但是在法语的拼写问题上却没有多大的变化，至少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法语在拼写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在法语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对法语形成产生重要作用的几件具有标志性的语言事件。最值得肯定的，应该是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并且在16世纪对欧洲思想与文化带来巨大影响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该说在法国它推动了法语的传播和对法语的研究，我们从下面相继出版的有关法语研究的学术作品就可以看得出来，文艺复兴促进了法语的规范化。

1.1550年梅格雷出版了第一部用法语撰写的《法语语法》（Le lettré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2.1557年埃蒂安纳（Robert Estienne,1503—1559）发表了另一部《法语语法》（Letraité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3.1562年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也出版了一本研究法语语法的学术作品，书名为《语法》（Grammaire）。

4.1572年拉米斯又修订再版了他的这部《语法》。

16世纪，这三部用法语写成的语法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规范了法语语法的基本结构。梅格雷提出了区分法语的正确用法和错误用法。与此同时还对法语的书写问题制定了规范与要求。如省文撇（l’apostrophe），分音符（le tréma），开音符（l’accent grave），闭音符（l’accent aigu），引号（les guillemets）和连字符（le trait d’union）等拼写符号也都是在16世纪形成的。

但是，对于欧洲的其他官方语言来说，语言在统一拼写形式方面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一些变化。欧洲语言书写形式的变化涉及7个国家，约一亿五千多万人。比如葡萄牙语就经历了统一书写形式的过程。在那里人们通过广泛的讨论促成共识，葡萄牙语在1994年1月1日开始实行统一规范的拼写形式。但是，对于法语来说，自19世纪末，有关拼写形式的任何改革，即使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热议。因此，法语在拼写上可以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下面列举的一些关于法语拼写改革的“流产”也许能让我们意识到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2)



法国在20世纪“流产”的语言改革计划清单

自16世纪以来，法语中约有50%的词汇经历过拼写的变化。在收词量超过5000的词典中，至少有两种拼写形式的词汇约占20%，如lis和lys（百合花）；tanin与tannin（丹宁）；alèse和alaise（病人或婴儿床上的垫单）；mille-feuille与millefeuille（奶油千层糕）。可惜自20世纪以来，针对法语提出的任何改革均未能实现，以下是其中几个重要的改革主张：

·1901年，政府颁发了“拼写错误允许度”法令，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此法令既没被废止也没被实施，不了了之。

·1905年，迈耶（Meyer）和布鲁诺（Charles Bruneau）的有关语言改革的提案：遭到否决。

·1939年，多扎（Albert Dauzat,1877—1955）对《现代法语》的提案：石沉大海。

·1940年，达母拉特（Jacques Damourette,1873—1943）的提案：没有下文。

·1948年，贝尔诺（Hubert Pernot）和布鲁诺的语改报告：从未发表。

·1952年，贝斯莱（Aristide Beslais）的第一份提案本来要修改大概2000个词语的拼写方法，未果。（总计35000）。

·1965年，贝斯莱又向内阁提交了一份提案，但是面对媒体的质疑，结果此项提案杳无音信。

·1973年，根据天幕尼（Thimonnier）的一项研究，法语语言国际委员会撰写了一份毫无反馈的报告。

·1977年，重新提出1901年颁发的“拼写错误允许度”法令，执行情况不尽如人意。

应该说，贝斯莱提出的改革建议形成了1990年法语语言改革的框架基础。但是，1990年的改革是一个很有限的语言改革方案，而贝斯莱的提议涉及面很宽，如他提出取消法语中的希腊字母、词尾的字母x，取消大部分不发音的字母，将大部分双写辅音字母改为单辅音字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又有人提出了微调法语拼写形式的建议。但就是这样一个调整法语拼写形式的，无关紧要的改革建议，在1988年至1991年之间就掀起了一场抗议的风暴。该风暴表明，当人们试图修改那些不规则的东西时，法国人是多么缺少冷静的心态，对于他们钟爱的拼写形式是如此容不得任何改变。

在历史上，由于法语一直没有经历过大范围的语言改革，所以，法国人为法语没有失去词源而感到庆幸。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语言拼写法的问题上，词源没有任何意义。

在很多词汇中，它们的拼写形式与词源毫无任何关系。例如，法语中的名词poids（重量）源自拉丁语pensum一词，词中的辅音字母d与该词的词源在拼写上没有任何关系。又如，法语动词dompter（驯服），也是源自于拉丁语domitare一词，但法语dompter一词在拼写上辅音字母p也与词源没有关系。再如，法语中的legs（遗赠），辅音字母g也与词源无关，因为legs来源于法语动词laisser（遗留），与拉丁语动词léguer无任何关连。至于法语中nez（鼻子）这个词，它源自拉丁语nasum。该词中的词末辅音字母z的出现更为可笑，它只不过是人们在书写字母s时，将其底部拉长而造成的误解，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拼写形式。

在法语中，词的拼写形式虽然与词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法国人眼里，如果没有类似于三角符号的长音符^，屋脊faîte就不会那样高；深渊abîme就不会那么样的深；岛屿 île就不会那么样的孤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罗卡尔（Michel Rocard,1930—）
(3)

 组阁期间，涉及法语拼写问题所发生的一系列相关事件：

1988年 在一项针对1名小学教师的调查中，9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语言改革。1989年10月2日 罗卡尔，时任法国总理（1988—1991），主管法语语言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5点调整语言的意见。

1989—1990年 罗卡尔的“语言改革”主张招致多方反对意见，法国各路媒体先后发表了大量反对语改的文章。

1990年6月19日 经法兰西学院的同意和总理的批准，法语语言高等委员会批准了一些专家提交的关于修正法语的报告。

1990年12月6日 在政府的行政文献“官方通报”上登载了上述报告。1990年12月—1991年1月 媒体连续发表了多篇尖锐批评“语言改革”的文章。1991年1月17日 法兰西学院对语言改革的建议重新投票表决。

在1990年，法语语言高等委员会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那些关于法语语言拼写形式的改进建议，只涉及成年人在法语使用方面的问题。在新的书写标准确定下来之前，那些多样的、古老的拼写形式都被视为正确的书写形式。”
(4)

 就是这样一个容许度很大的语言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也没有得到法国人的积极响应。例如，关于法语名词nénuphar（睡莲）的拼写问题，就费了很多的笔墨，法国人围绕它的拼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张新的书写形式的法国人提出，应该用字母f来代替字母组合ph，这是因为该词不是源自于希腊语，而是通过阿拉伯语，从波斯语的名词nelufar（蓝色的睡莲）演变过来的。法语该词中的字母组合ph的存在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任何词源的问题。但是像在法语的philosophe（哲学家），éléphant（大象）等词中，字母组合ph的存在的确有着一个词源的问题。同样还应该指出的是，像厚皮类动物，包括“大象”的旧名词，直到15世纪还都含有字母f。同样“睡莲”到20世纪初还是书写为nénufar。
(5)

 但是想象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众多的法国人表示在nénuphar（睡莲）这个单词中，如果去掉了字母组合ph，睡莲花就不会如此的美丽；éléphant（大象）没有了这组字母组合ph，也就不会显示它的高大。需要说明的是，大象（éléphant）一词，不在人们建议改革拼写形式的词列中。

当时人们提出了中8个需要修改的拼写问题：

1.取消某些法语词汇中的连字符，如将porte-monnaie（钱包）改写为portemonnaie；特别是对于一些外来的合成词，如week-end（周末），改写为weekend。

2.简化一些复合词汇的复数形式，如des pèse-lettres（信件秤）。

3.关于元音字母e的开音符的使用问题。对于由后缀-eler,-eter,或者类似于céder等拼写形式构成的动词，包括第一人称单数的疑问形式，建议使用一般的拼写规律，如j’allègerais,il ruissèle,puissè-je（动词appeler，jeter除外）。

4.在元音字母i,u上使用长音符的问题。可以是非强制性的，但是动词变位拼写时除外（简单过去时和虚拟语式），还有在某些单音节的词汇中，长音符带有区别词义的作用时，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如mûr（成熟的）有别于mur（墙）。

5.关于分音符的问题。分音符应该在发音的元音字母上标注，如aigüe（锐利的），argüer（推论出），gageüre（打赌）。

6.对于外借词汇，标音符号的使用以及复数的变化应该遵循法语的书写习惯。如des imprésarios（演出经纪人），des jazzmans（爵士乐演奏者），des lieds（浪漫曲），des maximums（最大限度）。

7.调整一些不规则的书写形式，如boursouffler,charriot,joailler,interpeler,dentelière等。

8.动词laisser的过去分词如果后面接有另一动词不定式时，laisser的过去分词则不变化。如：elle s’est laissé mourir.（她自杀了。）Je les ai laissé partir.（我让他们走了。）

这些语言改革的建议，实际上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一个互不相让的，类似于教派争论的反响，这充分表现出法国人对他们自己语言的钟爱。但是，这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法国人在认识方面的缺陷：我们不应该将语言的拼写形式和语言混淆起来，书写形式只是语言的外表，或者是语言的装饰。尤其是不应该相信，今天的语言书写形式就是它原始的拼写形式，法语的拼写同样经历了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演变过程。

法语语言的拼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的法语说与写是一致的。接下来的情况就是教职人员开始丰富语言的书写形式。由于在发音问题上逐渐出现了一些不统一的情况，拉丁语中本来是几个不同的词，在法语的口语中就可能变成同一个词。相反，拉丁语中一个词的发音，在法语中可以拼写出几个词。比如在当时，拉丁语中的[uin]，在法语中可以拼写成多个不同的词：vin（红酒），vingt（二十），vint（来，动词venir简单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形式）。这就必然导致阅读速度慢和对意义理解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辨认这些词，人们参照词源，在词中增加了一些辅音字母。这样从拉丁语的viginti得到了法语的数词vingt，从拉丁语的clericus得到法语的clerc，从拉丁语的tempus得到法语的temps。从这些词中我们还注意到，当时在有些词的拼写中，开始出现几个不发音的辅音字母。

是否在语言中会出现字母滥用的问题？有些不正确的语言文字让人们想到，在过去由于抄写人的劳务费用是按行数支付的，所以有些抄写人员就故意加长文字的书写形式，这也是造成语言拼写上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人们当然希望，并且非常有必要提高文字的易读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才在古词uile（城市）的首字母前增加了一个辅音字母h，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法语单词huile（油）。同样在uit前增加字母h，才有法语词huit（八）。在西班牙语中，我们同样也可以见到用增加字母h的方式来丰富词汇的语言现象，如hueso（骨头），huevo（鸡蛋）。实际上，西班牙语中的这种书写形式与词源也没有任何关系。

在词末将辅音字母s的书写延长，最后变成了辅音字母z的情况是手写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如nez（鼻子），初期该词拼写形式为nes。动词第二人称复数的变位也属这种情况，如vous chantez（唱歌）。

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决定了书面语言的命运。在15世纪末期，西班牙对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印刷机性能得到了明显的改进，同时增加了两个字母：v和j。字母v以区别于字母u。如上面提到的拉丁语uin，在法语里为vin。uile变为huile和ville。字母j有别于字母i。在过去，人们拼写单词jambe（大腿）和iambe（短长格的诗句）都使用同一个字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法语开始向西班牙语借用字母ç，并且使用闭音符和长音符。

法语中的开音符，大约是在17世纪的时候开始使用（accès，procès），但是直到18世纪，该拼写符号才得到普遍的推广。而法语中的第26个字母w一直到1878年才在法兰西学院编撰的词典中首次出现。
(6)



实际上，早在17世纪人们就对法语提出过改革的问题，这些变化也涉及法语几则细节上的改革。根据法兰西学院推出的书写范例，
(7)

 语言的拼写才变成一门书写艺术。准确地说，法兰西学院的任务之一就是规范语言的使用，通过对语言的使用可以将文人与文盲，包括普通妇女区别开来。也是在18世纪，法兰西学院承认了印刷体的书写形式，同时取消了一些单词中没有任何意义的辅音字母：beste改写成了bête（畜生），maistre改写成了maître（主人），faict和paschal分别被fait和pascal所取代。
(8)



我们以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出版的词典为例，该词典收词17条，在第3版的时候（1740年）有近6 000个词条在拼写上发生了变化。
(9)



在19世纪，法语的拼写又比较关注词源问题，法兰西学院开始提倡使用希腊的辅音字母，如形容词misantrope（愤世嫉俗的）又被插入了一个辅音字母h，拼写为misanthrope，analise（分析）也被字母y代替了字母i，成为今天的书写形式analyse。在法兰西学院的第6版词典中，人们终于采纳了一个世纪之前伏尔泰提出的改革建议：由字母组合ai（发[ε]音）代替oi，这样paroît,anglois,françois等词就变成了现代法语中的paraît,anglais和français，包括在未完成过去时态和条件式的动词变位的书写形式。
(10)



1953年，法兰西学院出版了第8版的词典，在该版本的词典中仍有500多个词条在拼写方面有所变化和改动。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注意到，在文字的拼写上法语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革与演变，真可谓是大起大落。比如，在1878年出版的法兰西学院第7版词典中，有211个词的拼写出现了改动。但是，在1740年出版的第3版的词典中，有6个词在书写方面作了调整。这些书写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骚动与不安。可是，当法国人走进20世纪以后，他们对法语中的文字拼写问题就显得如此谨慎，甚至拒绝了语言符号拼写改革的任何变化。在主张保留词源的学派和坚持口、笔语一致的学派之间，近一个世纪的争论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哪怕是临时性的结果都不曾有过。

今天看来，促使那些最理性的法国人面对法语的书写问题保持沉默无语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现代法语中，依据发音进行拼写的形式使得法语的词汇将丧失其光辉的历史痕迹。这种担心使法国人和所有其他共同出自于拉丁语的邻国居民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其他国家，很久以来，人们早就将源自拉丁语的书写符号ph和th分别简化为f和t，因此，当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者葡萄牙人在拼写filosofia或teatro时，他们根本就不会感受到自己缺少文化修养，并且已经远离了希腊-拉丁的文化根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语语言改革的问题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呼声。从近代历史上看，法兰西学院曾多次提出了改革法语文字拼写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法国人的积极响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早在1901年法兰西学院就曾经有意改革文字拼写的规则，结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人严厉地批评法兰西学院在亵渎法语。就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1980年，法国语言高级委员会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又重提改革法语拼写规则的建议。这些专家们认为有必要去掉法语大部分词汇拼写中的长音符，并且将由连字符构成的复数名词改成更为理性的复数形式，包括那些很不规范的拼写形式和语法规则。如将imbécillité（愚笨）一词中的双写字母l改成单写形式imbécilité。这些建议都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民众的愤怒导致改革的倡议搁浅。一些记者异常气愤地指出这样的文字改革将使法兰西很多历史的作品变得后人无法阅读。作为法兰西学院语言改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著名作家皮沃（Bernard Pivot,1935—）
(11)

 曾经提示语改委的同事们说：“如果取消法语的长音符，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改革触犯了法语的美感。”还有很多人担心，这样的改革将会成为很多没有文化的人滥用语言的借口。在nénuphar（睡莲）一词的拼写是由字母组合ph构成已经为数百万人所熟悉的文化背景下，有谁敢第一个在拼写该词时，用字母f来取代字母组合ph呢？这将毫无疑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再说关于nénuphar拼写的争论已经时过境迁。对这一法语单词拼写问题的纠结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讽刺性的话题。这是由于法兰西学院以为该词的词源来自于希腊语，在其第8版的词典中错误地将原来的字母f替换为现今的字母组合ph。应该承认，文字改革遇到的困难并非只有法国，在德国，也就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有关德语拼写和语法的类似改革也在一片愤怒的声讨中付诸东流了。

总体上说，法兰西学院在文字改革上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它在法语某些职位、头衔、称谓的阴性形式的改革问题上却显得有些因循守旧。比如，在1986年，法语语言政策委员会对5000余个职位称谓的阴性形式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这项改革方案与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在这方面的改革方案基本类似。但是这项改革称谓的方案遭到了法兰西学院的拒绝，后者明确地指出这一方案有损于这些岗位的形象。1997年，当社会党组建新的右派政府时，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来。原因是以社会党为主体组成的政府任命了几位女性部长。当时魁北克记者黎兹（Jean François Lisée,1958—）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终身秘书德吕翁（Maurice Druon,1918—）时给他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对部长夫人我们是该用阳性形容词还是阴性形容词呢？”其实德吕翁先生是完全赞同对2000多个词汇的拼写形式进行改革的。

事实上，在法国，主张语言拼写改革的人士没有让民众听到他们的观点，也没有让百姓知道，这种改革只是在提倡语言使用上的一种宽容，根本不是强迫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书写规则。他们也没有让人们相信，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使语言在交际中变得更方便、更有效和更实用，避免人们担心出现语言使用的错误，让语言的使用者能够发挥其创造力，运用语言达到有效的信息传递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甚至包括现代的法国年轻人也摆脱不了传统理念的束缚。1992年，围绕着法语语言的拼写问题，主张语言改革的学者们在对一组年轻人做了一次很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其中每个被调查的年轻人都犯有50多个拼写错误。该项调查尽管结果不很乐观，但是它却表明，被调查的每个年轻人都对让他们感到吃力的拼写问题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痴迷。

实际上，在法语语言改革问题上所演奏出来的这些不和谐的乐章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法国人正在面对法语的演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参与语言的变化。另一方面，主张语言纯洁的倡议也必须接受法语多种不同拼写形式共存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这一切就如同雨果和浪漫派文人在19世纪敢于向美学的准则挑战一样，在语言问题上仍旧是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诗人最先触及到语言的这些变化，并且仍是他们借助于媒体的力量来传播语言的这些变化。


9.4　当代法语的状况

1987年，一位女性语言学家瓦尔特（Henriette Walter,1929—）指出，法语是一门拥有大量丰富词汇的语言。根据她对19世纪和20世纪部分文学作品的简单统计，法语就有175000个词，还有50多万个技术术语。自1960年以来，法语创造了几十万个新词。粗略统计，不包括19世纪以前已经不用的古词和技术语言，法语约有120万词。此外，加拿大魁北克语委会还出版了一部《魁北克技术术语大辞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terminologique du Québec），该词典收录了100多万个在科学、技术、工业等许多方面广泛使用的法语单词。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语言的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手机通信技术走进百姓的生活，人们的语言交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初到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使是已经学过几年法语专业的学生也无法完全读懂法国年轻人发给他的手机短信。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法国的年轻人在发送手机短信时使用了一种就连他们的老师和家长都无法读懂的手机语言，如将à demain拼写为A2M’1，将casette拼写成K。年轻人之间交流使用这种让人难以琢磨的语言并没有让他们的家长和老师感到惊愕，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父辈们永远都在使用和孩子们不一样的语言，这一观点也许会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语言。

尽管年轻人在面对拼写法这一禁忌话题时匪夷所思地成了墨守成规派，但他们对发明新的口语表达方式却很随意。创造新词或者在旧词中加入新的意义是近十年来众多出版物关注的焦点。由于出版界属于年轻人的领域，所以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也影响到了儿童和少年。后者通过高发行量报刊所刊载的文章、小词典、普通词典和专业词典等吸收了这些新词，成年人也开始熟悉并逐渐接纳这些新词。

下面是在各式作品中出现的法语简洁表达方式。

缩略语形式



讽刺用语或简单反语形式



年轻一代在语用上对否定形式的喜爱



文学词汇



经过修改的暗喻形式



对于法国年轻人乱用法语，使用一些极不规范的语言，很多从事法语教学和研究的老师和语言学家都毫不客气地撰文抨击。还有一些家长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说法语时发音不到位，语法错误随处可见，用词不讲究等，他们甚至对法国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质疑。

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语言的变化承载着社会的变化。在几个世纪前，法国人放弃了法语中一些动词的用法，使其在现代法语中消失，有的只是尚存个别的用法。语言的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法语的推广与普及，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法语的不断变化，才使得法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纵观法语的历史，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人口在讲法语。自1945年以来，讲法语的人口翻了一番。在全世界新生的法语人口中，通过学校教育讲法语的人数已经是法兰西人口总量的三倍之多，与上一世纪50年代相比，加入法语国家联盟的国家数量增加了8倍。这样的增量提升了法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显现出法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的不可替代性。

我们说，任何语言只要是存在，其变化都是永恒的，法语也不例外。在法语国家联盟中，虽然大家都讲法语，但是各国间的法语都是有区别的。因此，在这个法语大家庭里，人们自然都以法兰西的法语为核心，视法国法语为正确的、标准的法语，以此来区别其他国家的法语。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核心法语、标准法语、巴黎法语、法国法语。即便是这样，法国法语也是一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语言。语言的这种变化，赢得了语言研究者和社会语言学家们的关注和潜心研究。一些语言研究者和社会语言学家经过对法语的观察后，非常惊奇地发现，现代法语的有些变化始于几个世纪之前。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法语的某些变化并没有体现大多数讲法语者的意愿。

前面提到了语言是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的：词汇、语法和语音。向其他语言借用词汇和对本族语言词汇的讹用现象使语言中的词汇成为变化最为明显的成分。相比之下，语法和语音的变化较慢，它们构成了语言的框架或外壳。如同海洋中的龙虾变换外壳一样，语言的结构也是变化的，但是非常迟缓。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不是一种基因的变化。21世纪的法语与15世纪的法语，或者与10世纪的罗曼语相比，不论在词汇上还是在句法结构上，包括语音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同时还保持着它们之间的语源关系。

在留声机发明之前，我们很难记录下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后来即使出现了录音技术，但是鉴于技术和设备问题，我们也很难记录下一位具有天赋的演讲者的慷慨陈词。这给研究语音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带来了许多困难。研究人员在研究语音演变时，也只能从歌词或诗歌的韵律上，或其他间接的素材资料中解读语音的变化。这种研究手段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与人们的期待自然形成了一种反差。研究表明，源自于19世纪、在现代法语中较为流行的通俗词汇mec（男人），就是截取了maquereau（鲭鱼）一词的第一组音节而形成的，只不过当时人们将这组音节中的元音[a]读成了[ε]音。同样，《拉鲁斯词典》所附的语音表在规范法语发音上是非常有权威的，但是在150年前，法语数词sept（七）只读为[s ε]，与现代法语[s εt]的发音有所不同。

安托万（Gérard Antoine,1915—）和赛尔克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1947—）所撰写的《1945年—2000年法语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945—2000）中指出了语言学家卡尔东（Fernand Carton,1921—）对法语语音演变的研究成果。后者的研究表明，截止到21世纪到来之前，法语语音的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重音上。在世界众多语言中，法语一直以重音较为稳定而受到语言使用者的青睐，即法语词汇在拼读时重音总是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词末重音。经过对法语语音变化的长期研究，卡尔东认为，法语的重音目前正在发生着变化，总体上说重音有向倒数第二个音节移动的倾向。其次，法语中元音[ə]是出现频率较高的音素，一般介于两个辅音之间。但是现在许多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的年轻人在讲法语时常常吃掉这个元音。如句子je me le demande[ʒəmələd əm ãd]（对此我扪心自问），很多年轻人都发成了[ʒ'm'ləd'm ãd]或[ʒəməl'd əm ãd]。卡尔东还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语中的辅音有元音化的倾向。二战之前，在巴黎人的法语中有很多二合元音的现象，现在这种现象只能在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和比利时法语以及法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法语中见到。再者，在现代法语中，很多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正趋于消失，如动词mettre（放置）和名词maître（主人），原来这两个词的发音是有区别的，前者元音[ε]略长，后者元音[ε]略短促，现今两个词的发音几乎没有区别了。又如法语中后元音[a]和前元音[a]已经基本同化了，如pâte[pat]（面团，本应发后元音[a]）和patte[pat]（动物的爪子，为前元音[a]）的发音已经没有区别了。

手机短信的语言也标志着法语在现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人们指出手机短信的语言将对法语的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在2005年秋天，法国《十字架报》（Le Croix）出版了一期专刊，在该专刊上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活在富人区的孩子们喜欢模仿平民区手机短信：kestufé？Tnaz Je VO6né，A2M’l。不难看出，这条短信是由音标、字母和数字混合组成的，表达的意思是：Qu’est-ce tu fais T’es naze Je vais au cinéma，à demain.（你在干什么？你疯了？我去看电影，明天见。）从这条短信上我们看到数字“1”[œ̃]音取代了demain一词中的鼻化元音[ɛ̃]，kestufé 中的[fe]音取代了动词faire的直陈式第二人称单数发音[fɛ]（fais）。法国年轻人对法语的使用令很多语言学家感到担忧，难道在新的世纪里法语的鼻化元音会出现趋同现象吗？21世纪法语在语音方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语言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语法方面，法语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简单过去时的用法。现在几乎在任何一个讲法语的国家里都不再有人说je rencontrai un enfant，人们会使用复合过去时：j’ai rencontré un enfant.（我遇到了一个孩子。）现在，简单过去时的用法只限于文学作品和特殊的语言中。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简单过去时已经完全被复合过去时和历史现在时所取代。尽管法语的简单过去时在法语教学中还作为重要的语言现象来学习，学生和老师都要为此投入很多的精力去掌握这种时态的变化形式，但它在现实的交际中几乎没有使用的空间了。这种时态之所以被淘汰，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种时态动词的变化缺少规律性。它与直陈式的未完成过去时相比，简单过去时的词尾结构与动词属于哪一组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复数形式的词尾变化又很怪异。因此我们可以说，简单过去时实际上并不简单。这种时态词尾变化的困难给语言的使用者带来了许多困惑。在以前，对简单过去时的掌握程度标志着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水平和受教育的程度。自从法语不再是法国贵族和精英人士的语言而变成了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流的工具，人们开始尽可能地放弃使用这种让人难以驾驭和使用的时态。在这方面，法兰西学院就不如西班牙皇家科学院更有远见。在西班牙，由于皇家科学院对西班牙语中的简单过去时的词形变化做了规范性的系统改造，因此这一时态在西班牙语中今天仍在继续使用。可是由于没有人对法语简单过去时的词形变化做出适度的简化，所以，语言的使用者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去探索新的，具有同等语义价值的复合过去时来取代简单过去时。法语虚拟语式中的未完成过去时也有类似的“遭遇”，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虚拟语式的未完成过去时已经被虚拟语式的现在时所取代。

应该说这些语法改革并不是法语第一次改革，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改革。语言学家卡尔韦（Louis Jean Calvet,1942—）曾经指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动词，其动词变位均为有规律的，属于以-er结尾的第一组动词，如s canner（扫描），bloguer（冻结），faxer（发传真）等。这样的动词变位简单，使用方便，不易出错，深受语言使用者的欢迎。因此，在现代法语中，有人开始用动词solutionner（解决）来替代同义动词résoudre，前者动词变位属于规则的，后者属于不规则的。从语言的这种现象我们注意到，法国人已经开始试图探索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规范动词的变位，而无需等待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和语法学家去解决语言使用上的困惑问题。正如卡尔东等语言学家们所发现的那样，法语的未来是民众的语言，而并非是语法学家和院士们规范着语言的使用。

在此我们也会提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法国民众对于语言的使用追求的是语言形式的简单化，那么为什么法国人不会将以avoir为助动词而构成的复合时态中的过去分词，以及代词式动词中代词与过去分词的性、数配合问题简化呢？我们都清楚在以avoir为助动词的复合时态中，如果句子的直接宾语置于过去分词前，那么过去分词就要与前面的直接宾语作性和数的配合。还有在以 être为助动词而构成的复合时态的句子中，过去分词需要与句子的主语作性和数的配合，如：Elle a voulu.Elle a été voulue.Elle les a voulus.这些复杂的语法现象对于学习法语和使用法语都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过去分词的配合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只涉及到书面语言，在口语上过去分词的配合在语音上一般变化不多，如Je les ai voulus和Je les ai voulu
(12)

 在发音上是完全一样的。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法现象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语法结构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系统的工程。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语法规则，法语还会具有表述精确的特点吗？法国人还会为有这样的语言而感到自豪吗？如果法国人对这些语法规则提出一些可行的改革方案，21世纪或22世纪的法语还能会像今天这样受到世人的追捧吗？

除了语音和语法上的变化外，法语中最为敏感、变化最快、最能直接反映社会现状的就是词汇，特别是在口语中词汇的变化尤为明显。在现代法语中，词汇的变化非常明显。

1976年，法国权威性的词典《拉鲁斯词典》的编纂者们经过对1949到1960年间语言演变的现状进行研究后指出，词汇和词义的变化是词典编纂工作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从1949年到1960年，该词典收录的词条中有1/7的词汇改变了词义或被另一个新词所代替。因此，鉴于词典的容量问题，词典的编纂者不得不放弃一些已经过时，人们不再使用的词汇，而收录一些新的词汇来取而代之。

在法语词汇演变过程中，有一种返古现象值得一提。如在1960年以后，法语中的词汇obsolète（过时的）已经被视为过时的语言，由于英语中同形同义的词仍在使用，所以该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到了法语的舞台。再者，一些著名人士和政治人物的语言表述对现代法语词汇的变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196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位总统戴高乐指责那些煽动社会动乱的人为chienlit（社会渣滓）。这是一个法国人已经很久就不再使用的，一个在16世纪用来辱骂厚颜无耻之辈的词语，借此之机，该词不仅“重新回到了法国人的衣袋”，又被赋予了新义，成为一个当时非常流行的词。法语中类似的语言现象很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世纪民间广泛使用的词语maille也同样在一些人的语言中广为流行，该词的使用频率不亚于现代俗语fric（钱）。

根据加拿大魁北克首部现代法语词典的主编，舍布鲁克大学教授，马泰尔（Pierre Martel,1943—）的说法，如果将全球法语国家各地区都涵盖在内，并且包括那些技术用语和俚语的话，每年全球大约创造出2—3万个法语新词。他还指出，在这些词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留时短暂的，有的是使用范围非常局限的。他还举例说明，曾在法国一度非常流行的法文版喜剧影片《小子布里斯》（Brice de Nice）讲述了在法国尼斯一位崇拜明星并要赶超明星的冲浪爱好者布里斯的故事，该部影片的上映使具有受辱意义的词cassé 在年轻人当中很快流行开来，但不久这一表达方式随着影片的过时而销声匿迹了。

在法语国家组织内诸成员国对于词汇的理解和认知也是存有差异的。如法语中的政治术语fédéralisme，这个词在表面上我们感到词义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在不同国度里对这个词的理解上是有差别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加拿大人和瑞士人的理解就存有明显的不同。对于法国人来说，该词让他们想起了法兰西过去的历史；对于比利时人来说，该词是指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间的分权自治；对于瑞士人而言，该词表示各种不同社团的整合与归并；在加拿大人看来，该词体现了社会的分权制度。总之，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极力反对加拿大推行联邦制，但是比利时人则拥护这种联邦制。这个例子让我们不难看出，法语中的词汇是一个变化最明显的，最能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语言成分。

在现代法语中词汇的变化自1970年到2000年间，最为时髦的要算是在年轻人的语言中对现有词汇音节的拆分颠倒，一直到2010年这种语言现象才有所收敛。如français（法语）在年轻人之间读成céfran,prof（教师）读为fpro,comme ça（就像这样）被读为comme aç。年轻人这样乱用语言的现象与法语中流行的行话有很大的关系。法国这些年来不断攀升的移民数量也给法语词汇的变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源自于阿尔及利亚的俚语词汇tchacher在部分群体中取代了动词bavarder（聊天）；动词niquer也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的俚语，该词在年轻人中，特别是在阿拉伯的移民后裔中代替了动词baiser（亲吻）。

法语中的俚语给标准法语的使用的确带来一定的影响，也由此造成法语词汇的词义变化趋于低俗化和非标准化。现在法语中有近40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钱”的意思，如fric,pognon,grisbi,thune,maille等。法国那些积极倡导语言纯洁的学者和语言学家纷纷发表文章抨击这种垃圾语言，以唤起人们捍卫法语的意识，他们撰文指出，这类语言在全世界任何法语联盟都是学不到的，法兰西学院的词典是不会收录这样的词的。所以捍卫现代法语的严肃性，捍卫法语的国际地位不仅是语言学家和学校教师们的任务，也是每个法国人必须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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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语言外交与国际主义思想

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成立于1883年，最初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为在殖民地和法国境外推广法语。该组织机构是在很多名人、作家和科学家以及政府官员的倡导下成立的，其中包括外交官雷赛布，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化学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生理学家和政治家贝尔（Paul Bert,1833—1886）等。法国总统是法语联盟巴黎总部的名誉主席。法语联盟的宗旨是在世界各国开展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该机构与法国政府拥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被看成是法国外交部派驻国外的官方文化机构，被法国学者首拜（François Chaubet）称为“语言外交”。截至2011年，法语联盟在136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这一千多个法语联盟分部形成一个国际网络，并且每个分部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传播策略。


10.1　法语外交

像这样庞大的跨国法语机构今天已经被很多人视为“语言外交”的组织形式。当法国外交走入最低谷的时候，人们惯用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法国很少与欧洲强国组成联盟。鉴于法国在19世纪后30年间在外交上的不利局面，它在国际舞台上开始走下坡路。法国人很快就意识到，应该培养并始终保持外国人对法语的极大兴趣以应对这种不利的国际形势。因为法语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不可否认的美誉与魅力，世界各国的精英们仍然坚持使用法语作为主要交际语言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法国的很多名人也开始着手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工作。为了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法国人采取很多主动措施，包括动用宗教界的传教士。很快法国人便意识到，传播法国文化能够给法国带来比外交政策更具影响力的效果。这是因为，外交政策面对的是国家与政府，而文化则直接贴近并影响普通民众。法国人注意到，将文化作为一种工具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利益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要融合多方力量，采取多种策略，包括成立专职机构，以扩大法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从而达到重振法国的目的。

1883年成立的法语联盟就是一个由法国政府出面组建的，旨在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但是以民间形式存在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法语联盟”的成立借鉴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但并不为人熟知的另一个文化外交机构的创办经验。这个机构就是在1860年成立的世界犹太人联盟（AIU）。该联盟最初由18个法籍犹太人创立，他们当中有医生、律师、教师、记者等，如法国律师兼政治家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1796—1880）。

自1791年以来，法籍犹太人就享有选举权、私有财产拥有权、自由居住权、自由从事职业权、从政职业权等。很多犹太人在法国社会中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如克雷米厄1870年任司法部长后，利用立法程序通过了给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完全公民权利的法案。尽管生活在法国的犹太人仍是法国人虐待的对象，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远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要好得多。“世界犹太人联盟”的创办者的初衷是帮助在东欧、北非和远东地区的贫穷犹太人摆脱困境，同时希望各国当局能够给当地的犹太人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带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该组织的创办者认为首先应该着手开展的工作，就是为犹太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克雷米厄是一个具有远见和现代思想的高级官员，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深信，犹太学校的传统教育模式无法改变他们同胞的生活条件和命运。因此，有必要创办法语学校为犹太同胞们提供优质的普及性教育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对于克雷米厄和他的朋友勒旺（Narcisse Leven,1833—1915）来说，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仅是为了传播法语，更重要的是搭建一个传播知识，争取社会进步的平台。

成立世界犹太人联盟的首选国家是俄罗斯，但是这项举动却遭到了俄国沙皇的竭力反对。无奈创始者们只好将组建世界犹太人联盟的努力移向位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摩洛哥。那里的犹太人虽说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贫穷，但是他们却远离现代社会。在18年，在摩洛哥的得土安（Tétouan）组建了法语学校。三年后的1865年，另一所学校在丹吉尔（Tanger）成立。1867年，东方犹太人师范学校在法国巴黎成立，培养到世界各地用法语从事教学工作的合格教师。

尽管很多当地的犹太名人显贵抵制在其生活的国度里成立世界犹太人联盟组织，但是严格遵循世俗教育模式的法语学校在北部非洲、亚洲西部和欧洲得到较快的发展。如在1870年法国在非法语区仅创建了14所法语学校，但是到了1900年，仅由世界犹太人联盟组办的法语学校就已经多达100多所，学生约有2.6万。20年以后，学生人数增至5万余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躲过纳粹和维希政府浩劫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在抵制了犹太复活主义思潮以后，于1945年为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建立国家发挥过重大作用。在此以后，该组织机构将其关注的问题移向以色列国家的建设和犹太移民较多的美洲大陆。在以色列，在该机构所兴办的学校教育中，尽量压缩法国文化，反而强调犹太文明，以形成以色列学校世俗教育的新体制。1949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在耶路撒冷、海法和特拉维夫等城市开办了承担高等中学教育的学校，学生约有七千余人。世界犹太人联盟组织在摩洛哥和加拿大也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该组织组建的学校招收了约5千名学生。幽默大师艾尔马莱（Gad Elmaleh,1971—）就是摩洛哥世界犹太人联盟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他去了蒙特利尔攻读政治学。

世界犹太人联盟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引起了法国外交部门的高度重视。法国外交家康邦（Paul Cambon,1843—1924）曾任驻突尼斯公使，他对法国传教士和世界犹太人联盟所兴办的学校在语言和文化传播方面所取得的惊人业绩印象深刻。康邦作为圣西门
(1)

 社团的成员，在1883年组织召开了一次社团会议，目的是要成立一个联盟机构。该联盟机构与人道主义倾向比较浓郁的“世界犹太人联盟”不同，其宗旨是以推广文化、教育和教义为目的。在康邦的倡议下，法语联盟很快成立了，并在法国和海外的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各地的“法语联盟”筹措很多资金开办语言学校，组织巡回报告，还为法国的一些名人与学者提供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经费支持。“法语联盟”很快就赢得了许多知名人士的加盟，这其中包括法国驻塞内加尔的总督费代尔布（Louis Faidherbe,1818—1889）、倡议并负责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外交官雷赛布、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以及誉满全球的著名作家凡尔纳等。

如同世界犹太人联盟一样，法语联盟很快在各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海外，法语联盟独立自治。在这样较为分散的组织结构模式下，位于巴黎的法语联盟总部负责掌控对法语联盟名称的使用，它对于那些不属于法语联盟的地方机构也提供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如对一些流动性的传播法语语言与法国文化的组织（艺术巡展、文艺演出等）提供必要的援助。

在很短的时间内，海外很多地方的法语联盟先后转变成了学习语言与文化的学校。法语联盟在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已经拥有学生1.2万名。到1900年，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成立了250所法盟学校。1902年，法盟在北美的蒙特利尔开办了第一所学校。1903年位于多伦多的学校也迎来了自己的学生。在美国，第一批法盟学校在波士顿、巴尔的摩、拉斐特、底特律、普罗维登斯和费城等地几乎同时宣告成立。不久，又一批法盟学校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世纪20年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了全球最大的法盟学校。在1924年，该校拥有学生1万多人，开设81种不同类型的法语课程。

在1900年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法语联盟推出了一个最受观众欢迎的展厅“法语年先后出版，成为文学界研究的对象。对后来的法国文学有一定影响从5月份到11月份，全世界有许多参观者蜂拥般地观摩了这堂“法语课”：一位老师向远道而来的观众们教授法语。他们有的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塞内加尔、挪威等国。在整个博览会期间，为了更生动地展示语言教学的气氛，法语联盟从巴黎的贝立兹
(2)

 语言学校调用了一些外国学生。这种参展的方法增加了世界博览会的魅力，所以世界博览会的组织者给法语联盟的展厅颁发了金质奖牌。

鉴于该联盟是一个完全民间的机构，所以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如法国本土的法语联盟几乎荡然无存，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法恢复元气。1940年，德军担任清剿负责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人员的部队关闭了位于巴黎拉斯帕伊（Raspail）大街的法语联盟总部，劫走了很多文献资料。2001年人们在俄罗斯仅找回了23箱原以为已经丢失的文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语联盟的总部迁至英国伦敦，戴高乐将军任名誉校长。在此期间，法语联盟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招收的学生人数上都受到重创。

直到1944年，法语联盟才得以复兴。在5年以后的1949年，我们可以在全球650个城市见到法语联盟的身影，包括在南太平洋地区。到1950年法语联盟的学生总量与法盟复兴后的1944年相比翻了4番，达5.5万人。1967年学生人数多达20万，是1950年的4倍。由于拉丁美洲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较小，所以那里的法语联盟并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该地区成为战后法语联盟重新获得发展的重要支点。法语联盟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均相当普及，且形成了法语联盟网络。1952年该联盟在巴黎成立了法语语言与法国文明国际学校，宗旨是培养外国学生和从事法语教学的教师队伍。1967年位于拉斯帕伊大街的法语联盟总部扩建成一个7层楼的办公大厦。

全世界1040个法语联盟的事实表明，面对英语的不断挑战，自1990年以来，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仍以年均5%的速度在发展。正如2004年在巴黎法语联盟总部主管国际事务的负责人马凯（Alain Marquer）所指出的那样，在巴西，由于在普通学校里取消了法语教学，所以到法语联盟学习法语的人数大幅度攀升。一些法语联盟所开设的课程更多的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在印度鉴于国际贸易的需要，近10年来要求学习法语的呼声不断高涨。马凯说，在新德里，由于接受能力的原因，法语联盟每天都有200—300名学员被拒之门外。

每一个法语联盟的运作模式都是不同的，这种运作差异不仅表现在国度与国度之间的表演说。他在西班牙、法国和许多国际博览会上得到荣誉奖牌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鉴于各地区的条件以及对法语文化的需求等因素，每个法语联盟的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在马达加斯加，法语联盟的主要任务就是以和各地签约的方式，为公立学校培养法语教师。在莱索托，法语联盟不仅要承担为当地居民开设法语课的教学任务，还要为在当地的外交人员开设学讲本地语言的课程。尽管1998年在这里开设了英国文化协会，但是法语联盟的发展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还有一些法语联盟，如位于旧金山的法语联盟，除教授法语外，还为法国驻那里的法籍员工开办英语班。各地的法语联盟除了以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为主要任务外，还教授当地语言，这也是法语联盟与世界其他任何语言机构所不同的地方。这种模式在非法语地区可以将很多说法语的人聚集在一起，并且还能扩大法国文化对当地的影响。

世界犹太人联盟和法语联盟的创新精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在1902年，一些教员和大学教授们共同创办了另一个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民间组织机构法语民间使团（MLF）。如果说法语联盟力图塑造一种成年人的俱乐部或者学校的形象，那么法语民间使团则更具学校教育的特征。该组织机构的宗旨就是汲取传教士的布道经验向非法语民族提供非宗教的法语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形式上，法语民间使团更加注意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以培养能够胜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从事法语教学工作的教师。1902年，法语民间使团在巴黎开办了费里师范学校。该校专门培养既能适应不同文化，又具有将教学技能与异国文化和语言并融的能力的语言教师。1902年法语民间使团用于法语教学研究的杂志《殖民地法语教学期刊》（Revue de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colonial）问世，后来更名为《海外法语教学杂志》（Revue de l’enseignement français hors de France）。

法语民间使团的创始人德尚（Pierre Deschamps,1873—1958）起初试图利用海外法语学校来弥补殖民地国家教育的不足。1906年，法语民间使团在希腊创办了第一所学校。后来在贝鲁特、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也创办了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又先后在俄罗斯、日本办起了法语学校。

随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衰落，法语民间使团的使命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企业学校”。虽然仍作为一个教学机构，但是其教学的对象是法国企业驻外员工的子女。第一所企业学校于1960年在加拿大的加尔加里成立，该校的学生为法国EIF石油公司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工作的法籍员工的子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法语民间使团在世界各地创建了很多企业学校，目前在47个国家有96所。如为医药公司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成立了“巴斯德法语学校”；为标致汽车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卡杜纳创办了“标志法语学校”。这些学校总计培养了约有36000名学生，其中仅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为法国人。

几乎就在法语民间使团成立的同时，格勒诺布尔大学和图卢兹大学与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意大利的米兰大学、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签署了共同举办法语与法国文化研究的学术会议，并签署了在对方开设相关课程的校际协议。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这些大学的法语研究机构变成了法语文化中心。这些法语文化中心并没有与法语联盟形成一种竞争，反而是通过相互提供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一些研究资料，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包括邀请一些法国艺术家做学术讲座来充实法语联盟在推广法语和传播法国文化方面的不足。

这样一种推广语言、弘扬文化的运行模式很快就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欧洲，法语文化中心在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08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910年在英国的伦敦、1928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1937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也都成立了法语文化中心。到19世纪30年代末期，大多数的法语文化中心都从所挂靠的大学里分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传播法国文化的专门机构。

1860年至1945年是文化外交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的非凡成就就是满足了人们至今仍未削减的学习法语，认识法国文化的强烈需求。

应该指出，1945年以前，在推广法语和传播法国文化方面，法国政府并未有很多的关注与投入，如从最初期的1689年在德国柏林创立的法语中学，到现在遍及世界各地的法语联盟，法国政府的投入都非常有限。尽管从1900至1940年，法国政府对此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在推广法语，传播法国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于法国民间的一些团体和个人，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和顽强的精神形成了“法国文化外交”或称“语言外交”的格局。实际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府在法语和法国文化的传播方面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1880年，时任法国总理的费里在埃及开罗成立东方法国考古研究院时，才零零散散地设立了几所法国政府外交部或者教育部所属的法语学校。

直到1906年，当法国政府意识到文化外交在政治上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时，它才给予法语民间使团第一笔经济上的援助，并与法语民间使团一起合作创建了几所法国文化中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法国在抬起了由于饱受德军占领，遭受屈辱而低下的头颅后，政府才改变了在法语推广和法国文化传播方面的态度。法国外交部力图在全世界重振法兰西民族精神，以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鉴于法语在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在国际上已经形成的网络推广体系，法国政府决定选择性地扶持一部分语言机构。为了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法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负责协调各地法语学校的组织机构：法国文化国际关系总部，并且表明，世界犹太人联盟、法语联盟和法语民间使团均为独立自治机构，而一些后来成立的文化中心与文化研究院则隶属于法国外交部。前者可以以个人借贷的形式从法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定期地得到资金上的帮助。但是对于法语联盟来说，这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不足整个预算的5%。

应该承认，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法国那样重视文化外交。在国际对话日趋重要的今天，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通过语言、文化、艺术和教育所展现出的自己的能力。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奈尔（Joseph Nye,1937—）教授在他所著的《软实力》（Soft Power）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外交中，一个国家的魅力远比其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更有影响。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特别是大国，均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外交体系，美国人将这种外交称为“大众外交”。

美国是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和富布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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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来体现美国的文化外交的。英国在全世界107个国家拥有233个英国文化协会。德国有172个歌德学院。西班牙也设有77个塞万提斯中心。意大利约有近400个但丁学堂。葡萄牙在全球设有40多个卡蒙斯学院。我国也在世界各地大量建设孔子学院和文化中心。因此，不难看出，上述这些语言学校或文化中心，或以文人名字命名的各类文化学院在外交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奈尔承认在文化外交方面，法国具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尽管法国文化中心的资金预算远不如英国文化协会的预算那样丰厚，但是法国凭借在海外已经形成网络体系的法语联盟、法语民间使团以及各类不同的学校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法国那样，在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方面已经搭建起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平台，如法国的教育协作署（Edufrance）负责接收外国学生，这还不包括法国教育部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各自负责的交流项目。法国电影联盟（Unifrance）自1949年就已经开始向海外推广法国电影；法国艺术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ction artistique）和法美文化交流协会（La French American Exchange）主要是针对美国大学推广法国文化。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125个国家拥有3万忠实听众；在180个国家，有1.25亿家庭可以收到France电视台的电视节目，每周的观众约为2千万。据统计，仅在2004年，代表法国政府的，分布于世界各地的270多个使领馆和代办处就参与组织了1万多项文化活动，其中仅在德国就举行了814次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纽约的“法国之声”（Sounds French），香港的“法兰西五月艺术节”（May in France），马尼拉的“法国春天”（Printemps français），日本的“法兰西舞蹈节”（France Dance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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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这些做法引来其他很多法语国家与地区纷纷效仿，如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但是，从效果上看，鉴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地位，特别是语言现状上的差别，瑞士和比利时在文化外交方面的动作就没有法国的效果好。原因很简单，在瑞士和比利时，法语并不是那里民众生活中使用的唯一语言，因此法语很难成为他们开展“语言外交”的支点。如在瑞士，联邦政府视法语为国内司法语言，同时在各州法语的使用状况也不均衡。然而瑞士的民间组织并没有放弃传播瑞士法语和瑞士文化，瑞士艺术理事会则承担起推动文化外交的任务。如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就掌管9个设在各地的文化中心（巴黎、纽约、罗马、米兰、威尼斯、开罗、新德里、开普敦和华沙）。

在比利时的法语区，由于比利时自1960年以来为了解决国内不断出现的失业问题，对其经济结构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利时政府也没有忽视法语文化的传播问题。如瓦隆-布鲁塞尔国际文化协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扶持17个驻外文化机构。其中有1970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设立的法语文化中心，还有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和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等地开办的文化机构。

为了呈现自己具有联邦国家的地位，加拿大魁北克省也效仿法国，高度重视文化外交。除了在国外设立的28个负责传播魁北克文化的办事处和代表机构外，魁北克还拥有一个专门研究魁北克问题的国际联合会。最近它又在加拿大最北部地区成立了一个美洲法语世界研究中心（Centre de la francophonie des Amériques），以加强该地区法语群体之间的联系，并扩大其在加拿大的影响。

另一个极具法国特色的文化外交现象，就是法国教育部门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法国教育协作署每年接收25万名外国留学生，提供大约2万份奖学金，资助27个研究中心和176个国际联合考古队。那么，法国都培养了一些什么样的外国学生呢？除了法国人都很熟悉的考夫曼（Edy Kaufman）外，还应该特别提到一位伊拉克人哈戴尔（Samir Khader），他先在法国大学接受教育，后去日内瓦深造，不久便成为阿拉伯世界的CNN-半岛电视台总编。

法国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外交的运行模式，即在全世界已经形成网络格局的中学和高中的教育体系。实际上，对于法国来说，直至1990年前，这些学校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格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严格地说这个网络是支离破碎的。在这个网络中最具元老资格的学校，应该是1689年由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在柏林兴办的学校。最初都是为海外法国人修建的这些学校，后来逐渐开始面向非法籍学生招生。1949年设在法兰克福的法语中学也是如此，该中学原为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而设立，后来也接收那些愿意接受法语教育的当地人。所有这些学校均受法国外交部或者教育部的直接领导。

法国政府在1990年对在海外的中学进行了梳理与重组，并由海外法语教学办公室（AEHE）统一领导。法国在海外125个国家设有460所学校，培养25万名学生，其中只有三分之一为法国人。在这些学校中，有四分之一的学校分别设在美国、摩洛哥、黎巴嫩和西班牙。最大的学校为马德里法语学校，拥有3余名学生。其他学校一般均有600多名学生。几乎在世界各地，法语学校均提供优质的、高层次的教学。如在摩洛哥，到法国学校接受教育的需求十分强烈，以至于进入幼儿园都要举行考试。

由法国政府海外法语教学办公室领导的大多数海外学校均实行行政管理自治的模式。

还有一小部分的学校是由当地侨民自己管理。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行政管理体制，它们在教学上必须执行法国教育部门颁布的教学大纲，并且保证大多数教师是法国人。在这些由海外学校培养的，已经功成名就的学生当中，有前联合国秘书长，现任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的加利（Boutros Boutros Ghali,1922—），拉脱维亚前任女总统弗赖贝加（Vaira Vike Freiberga,1937—），著名西班牙建筑大师波菲尔（Ricardo Bofill,1939—）和美国著名女艺术家福斯特（Jodie Foster,1962—）。

也许有人会问，在国际事务中，文化外交真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吗？其实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如果文化外交没有意义，就不会有很多国家纷纷效仿法国，在文化外交上大做文章了。最近几年，我国也沿用法国的模式，在海外成立了很多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我们在建设海外孔子学院的过程中，要汲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避免日本在上个世纪后30年所犯下的错误，认为经济的影响完全可以获得文化的效应而放弃对文化的传播。事实上文化外交是克服地域政治影响的有效措施：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身保险一样，一个身体健壮的人很容易与保险公司签订一份人身保险合同。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一样，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很发达的时候，它输出的文化也很容易被外民族所接受。毫无疑问，一个半世纪以来，法国是世界上在推广自己语言，弘扬本民族文化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也正是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是法语和法国文化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今天的强国地位。


10.2　法语与国际主义思想

杜南（Jean Henri Dunant,1828—1910），瑞士商人，人道主义者。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后人称他为“红十字会之父”。他的一生可以拍摄一部非常感人的，具有人道主义教育意义的影片。

杜南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富裕的家庭，年轻时曾为宗教工作，在欧洲四处讲述奴隶制的罪恶。与此同时，他也致力于基督教青年教友会的工作，还成立了日内瓦支会。在26岁时，杜南进入企业工作，游历了北部非洲和西西里，这给他带来了一些财富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后来他在阿尔及利亚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打算经营自己的事业。为了取得土地与水权，他前往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打算直接向正在当地率军打仗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提出申请计划。就在1859年6月24日，他途经苏法利诺时，遇上了法国、萨丁尼亚联军正在对奥地利作战，双方死伤惨重，战场上根本无人照顾那些已经负伤、失去战斗力的士兵。杜南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为伤兵乏人照料，最终死于战场而感到震惊。因此他自愿组织一支平民队伍，在近4万具尸体中寻救伤兵，为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士兵自费购买必要的救治物资，并且劝说法国人释放那些已成战俘的奥地利医生为伤兵治伤。

他在回日内瓦的途中开始撰写的《苏法利诺回忆录》（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于1862年出版。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在战争中所看到的一切，并建议设立一个民间中立的救援组织，以便在战争爆发时，能够及时救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杜南周游欧洲各国以推广他的想法。他的提议得到了法国文豪雨果的声援，也受到了拿破仑的积极评价。1863年，在瑞士将军杜富尔（Henri Dufour,1787—1875）和公共福利协会主席穆瓦尼埃（Gustave Moynier,1826—1910）以及日内瓦4位法语名人的支持下，杜南成立了“红十字会国际组织委员会”。次年，有16个国家率先签署了《日内瓦条约》。该条约要求参战国救治伤兵，保护不论任何国籍的医务人员。这个使现代战争文明的理念构成了人权思想的基本原则。

可是事情的发展对于理想主义的杜南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不久他便与实用主义思想非常强烈的穆瓦尼埃拔刀相见，结为仇敌。由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意搁浅，加之他所领导的人道主义组织代价昂贵，1867年他宣告自己的企业破产。令人厌恶的是穆瓦尼埃利用杜南生意破产的时机逼迫他辞去红十字会组织的职务。在这以后，杜南过着30年漂泊的生活，因病倒下后被一家老人接济院收容。直到1890年的一天，一位瑞士记者偶然听到了他的传闻，对他进行了采访。该记者随后发表了关于这位红十字会创始人的报道，又一次轰动了世界。于是，人们给这位为人类做出过贡献、现在却流落荒村的英雄恢复了名誉，很多红十字会都要请他出任名誉会长。1901年，他与法国的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帕西（Frédéric Passy,1822—1912）均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在欧洲国际主义思想非常活跃的氛围中，杜南远不是唯一的一位推崇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家。在红十字会组织成立之前，最初的国际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度量衡的问题上。早在1816年荷兰人就已经接受了公制单位，而法国人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837年正式采用了公制单位。1849年西班牙紧随。同时，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也都接受这样的度量单位。当法国采用了公制单位后，在讲西班牙语国家和荷兰等国家的帮助下，法国试图通过外交、科技和工业等领域劝说其他国家也接受公制单位。1875年在巴黎由17个国家签订了《公制公约》，并同时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度量衡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公制单位，现在只有两个国家例外，它们是利比里亚和缅甸。

大家可能很少知道这样的事实：美国是在1866年正式启用公制单位的，但是直到1875年才签署《公制公约》，在135年以后，公制单位才走进美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使用英制单位，如英镑。

从杜南在创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所做出的贡献到法国人在推广公制单位上所付出的努力，都充分体现了法语国家的国际主义思想，也是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精神的具体贯彻与落实。这些均使得欧洲各国认识到在处理国际争端与冲突时，粗暴的武力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建立一条新的游戏规则。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模式，最具哲理的方法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因此，欧洲人试图通过设立非官方机制来解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以避免发生战争。所以，在整个19世纪，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

由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设在了日内瓦，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处理国际事务的中心。各种不同的国际组织纷纷在此落地。日内瓦是一个国际城市，有人戏称“日内瓦不属于瑞士，而是属于全世界”。自从加尔文教改革以来，日内瓦成了反对旧体制人员的避难所。所以3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也是法国新教徒避难的最佳之地，如卢梭、伏尔泰等人均曾来到日内瓦避难。

1865年，日内瓦成为“国际电话联盟”的总部。自1873年，日内瓦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在地。随后是世界气象组织。瑞士吸引了很多的国际组织，我们可以在日内瓦见到规模大小不等的各类国际组织机构250多个。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为联合国欧洲办事处。因此，瑞士可谓是一个“风景”独特的国家。

1874年以后，又一批国际组织机构光顾瑞士。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设在了瑞士首都伯尔尼。1886年，世界知识产权总部也落户在这里。1915年，法国人顾拜旦担心他创立的国际奥林匹克组织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于是将该组织总部从巴黎迁移至瑞士洛桑。

实际上，还有很多国际组织也非常看重法语国家的文化环境和语言氛围，除了瑞士的法语区外，在比利时也有许多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国际性或者地方性的国际组织与机构。由于这些国际组织均以法语为工作语言，这极大地促进了法语向全世界的推广，也加快了法语文化的传播速度。

19世纪末，各大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展开军备竞赛。俄国由于财政拮据，在竞争中感到力不从心。为了赢得时间，1898年8月俄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建议在1899年初举行首次“和平大会”，并邀请欧、亚及北美各独立国家参加。各国对沙俄的和平倡议虽然持怀疑态度，但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外交目的，都没有拒绝。与会的各国代表相聚在海牙，为了所谓的避免军备竞赛和防止战争，国际仲裁法庭在海牙成立。事实证明，尽管这样也没有能够制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多国成员参加的常设机构国际联盟，以促进国际交流，排除国际纷争，维持世界和平。尽管该国际组织的成立同样没有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应该说，这是继《凡尔赛和约》签署后的又一进步。在国际联盟组织中，官方语言为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次年，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们主张使用世界语，却遭到了法国代表的竭力反对。尽管美国人开始承认法语为主导语言，后来又提出异议，但是不可否认，法语始终是该组织处于优越地位的语言。

《凡尔赛和约》对法语在后来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各战胜国交换战利品，瓜分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以及德国殖民地的最后机遇。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于法国，恢复法国在普法战争前的疆界。大叙利亚（含黎巴嫩）和喀麦隆的一部分地区归属法国。布隆迪和卢旺达归属比利时。就这样上述四个殖民地国家并归法语国家。

另一个让法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英语第一次作为国际联盟的工作语言登上了欧洲外交的舞台。应英国首相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和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742—1798）的强烈要求，《凡尔赛和约》的谈判与成文都是用法语和英语完成的。这是自1714年《拉斯塔特条约》签署以来，法语第一次不是欧洲高级外交事务中的唯一语言。这对法国来说，简直是一个难于启齿的丑闻。

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标志着联合国的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各成员国不论其大小与贫富，在国际事务中均处于平等的地位。应当指出，在1943年，联合国是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联手创建的。上述四国的代表在多次商议“普通安全宣言”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个国际组织宪章，即《联合国宪章》，同时提议成立联合国。这四个国家自然也就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于法国当时还处于德国人占领的时期，并没有参与组建联合国的工作。那么为什么法国后来也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法国人首先要真诚地感谢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他感到与苏联、中国和美国相比，英国显得非常渺小，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抗衡。只有将它的“孪兄”法国带到安理会的圆桌旁，才能增加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分量。这样，在英国的强烈要求下，法国才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正是由于法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法语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5种官方语言之一。

但是，在联合国成立初期，英语是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中使用的唯一语言。其他成员虽然可以在这5种语言中选择一种语言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必须懂得英语。联合国还规定，其下属机构，包括在此之前成立的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AO）等在使用缩略词时均必须使用英语的缩略词。很多成员国认为，英语成为联合国唯一的工作语言，美国和英国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很多国家的代表纷纷提出修改意见。当联合国秘书处在推选与英语具有同等地位的第二工作语言时，法语充分利用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在选举中获得一致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二工作语言。法语作为不同传统文化的标志，在语言与文化上与英语形成了一种平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确立法语在联合国的地位对推广法语和传播法语文化均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使得法语成为联合国大部分分支机构的工作语言，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劳工办公室等。法语还是许多国际独立机构的工作语言，如国际经合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卫星组织等。法语也是数百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语言，如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国际组织联盟、无国界医生组织、世界医生组织等。

实际上，将法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法语表述的准确性。热尔贝（Pierre Gerbet,1918—）在他与人合著的《世界次序的梦想，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Rêve d’un ordre mondial,de SDN à l’ONU）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了，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到处弥漫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体味”，有利于体现英语国家的意志。法语回荡在联合国会场不仅给各国的外交官们更换了新鲜的空气，并且还明晰了他们的观点，这是因为法语思维有助于精准的表述。

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来说明法语是联合国不可缺少的工作语言。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1967年11月22日通过。1967年6月5日，第3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6天的闪电战，侵占了包括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东区在内的阿拉伯土地。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会上通过了英国提出的一项决议案。决议中有一条是要求“以色列军事力量撤出在最近战争中占领的土地”。由于语法的特殊原因，法语版本的决议和英语版本的决议在这一条的表述上出现了差异。决议要求“以军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土地中撤出”，英语的表述为from territories occupied，而法语的表述为des territoires occupées。不难看出，英语的表述很模糊，容易让人形成错误的理解：是从一些土地上撤出？还是从所有的土地上撤出？相比之下，法语的表述就非常精准：des territoires occupées表达出了“所有”的含义。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整个国际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们始终没有离开或者非常依赖法语国家和法语地区。人类国际主义的思想始终浸透在法语和法语文化当中。法语是人类国际主义思想形成与传播不可缺少的语言。

【注释】




(1)
 圣西门（Louis de Rouvroy Saint-Simon, 1675—1755），法国作家，曾在军队服役，因不得志而退出行伍。曾在路易十四宫廷供职长达13年。由于没有得到重用，于是致力于著书。他的《回忆录》21卷于身后1829至1830年先后出版，成为文学界研究的对象。对后来的法国文学有一定影响


(2)
 贝立兹（Maximilian Berlitz, 1852—1921），一位出生于德国的语言学家，贝立兹语言学校的创办人。他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不久与妹妹成为孤儿。后移居法国，1872年来到美国任华纳职业技术学院的法语老师。开发了用目标语教学的贝立兹教学法，后来发展成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并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发表演说。他在西班牙、法国和许多国际博览会上得到荣誉奖牌


(3)
 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 1905—1995），美国参议员，于1946年提出富布莱特法案，确立了美国与外国学者和学生到对方国家交流进修的方案。富布莱特项目建于1946年，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目的是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参与这一项目的学者被称为富布莱特学者。


(4)
 Jean-Beno.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ais, quelle histoire! Télémarque. 2007. p.254


第十一章　法语在欧洲的“移民”

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这150年是法语在欧洲享有极高社会地位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欧洲，法语的确成为了文化交流和宣传启蒙思想的最合适的语言。无论在沙龙中，在科学院中，还是在宫廷里，人们都以说法语为荣。许多毫无特长的法国人，仅仅因为会说法语，而受雇于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圣彼得堡的显贵家庭，成为教育那些‘龙子龙孙’的家庭教师。法语的简洁明快、结构严整受到普遍的赞扬，许多欧洲作家都用法语写作。”
(1)



法语是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意大利西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塔地区以及英国所属的诺曼底群岛也以法语作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


11.1　法语在比利时

有人说，在比利时法语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移民”，我们无法评价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错。但是法语作为一门语言在比利时的存在与广泛使用的现实是无法否认的。法语单独或者在某一地区同另一种语言交替使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例如，在整个瓦隆地区法语是完全通用的语言。法语的强势地位在瓦隆地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是因为，瓦隆人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法语，媒体作为法语存在的坚强后盾，其作用也不可忽视。除了比利时法语大区的广播电视节目之外，瓦隆大部分地区都能够收到法国广播和电视节目。在报业，不论是比利时的报刊，还是法国各大报刊，都保障了法语在该地区的生存。这样的现代传播手段也给瓦隆地区的地方语言带来了问题，导致地方语言的日趋衰落。荷兰语在国际舞台上的客观地位同法语是无法相比的。德语对大多数年长者来说，是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法语能够给那里的人们带来生活的愉悦。

比利时法语的存在不能说与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失败不无关系。应该说比利时是法语诞生摇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布鲁塞尔在历史上是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那么皮卡第方言和瓦隆方言则是法语形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巴黎之前，位于瓦隆地区的图奈尔（Tournai）曾是法兰西的首都。查理曼大帝就出生于现今比利时东部地区的列日省。

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拿破仑被流放，欧洲诸国当时都在寻求一种保卫欧洲和平的有效办法：选择荷兰和瑞士两个国家作为中立的缓冲国。而比利时被规划为北部联省，主要的核心地区是现在的荷兰。但是这样的划分令信奉天主教的居住在法国边境上的瓦隆人和北部地区的弗拉芒人感到非常气愤，他们不愿意接受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等地信奉耶稣教教徒的领导。所以，到了18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暴动，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原来就有在法国北方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国家的打算，因此英国人立刻承认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并且还承担了其对荷兰的债务。为了实现维也纳会议确定的目标，比利时同样被视为中立的国家。与此同时，英国人坚决反对法国王子为比利时的国王，他们主张具有德国和英国血缘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一世的弟弟，利奥波德（Léopold,1790—1865）王子成为比利时国王。比利时国会于同年10月4日通过议案，接受该建议。次年7月21日利奥波德正式宣誓就任比利时国王。但是令英国人感到遗憾的是，利奥波德一世并没有体现英国人的意愿，他在1832年迎娶了一位法国王后。他在位期间，比利时奉行中立政策。经过了35年的稳健经营，这个新生的夹缝中的小国终于克服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在大西洋东岸的肥沃土壤上站稳了脚跟。

在新生的比利时王国法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初期，约有一半的比利时居民讲法语。鉴于法语的魅力，比利时的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社会阶层都将讲法语作为他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这也无形强化了法语在比利时的地位和作用。故此，比利时的宪法是用法语写成的。

在当时的比利时，讲法语的人们曾经希望将比利时变成一个全民都讲单一语言的法语国家，但是这种希望和计划最终宣告失败。比利时的情况不同于法国，在法国，法语要同二三十个方言土语抗争，而在比利时，法语只和与讲法语人口数量相当的另一种语言，即弗拉芒语争夺社会地位。而就在此时，弗拉芒人开始启动振兴弗拉芒语的计划。面对这样的语言局面，讲法语的比利时精英们以及一大批学者和文人也推出了一个很具针对性的语言同化计划。由于一开始双方都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势态，这便埋下了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的隐患，致使在150年以后，比利时被推向了国家险些分裂的边缘。

比利时在1932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弗拉芒
(2)

 地区的官方语言为弗拉芒语。瓦隆地区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并批准布鲁塞尔为双语区。布鲁塞尔有90%的居民讲法语。1985年，法语共同体瓦隆-布鲁塞尔分会建立了语言咨询机构，法语语言高级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la langue française）和法语语言公署（Servic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也分别成立。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比利时法语不属于瓦隆语。千万不要把比利时法语和瓦隆语混为一谈，瓦隆语是一种奥依语方言，在法国也有人使用，只不过在比利时使用的更广泛。在列日省、那幕尔省、布拉邦特省南部以及埃诺省和卢森堡的部分地区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瓦隆语文学于16世纪开始发展，是公认的奥依语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今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

比利时于1830年独立，一条行政界限从此把它同法国分开。政治独立对语言的象征意义带来了两大重要影响。一方面语言的不安全感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新的比利时国家在寻求合法地位的同时，开始渗透一种新的语言及语言研究观念，即同法国拉开距离。没有一个民族是在没有民族语言的情况下稳固建立的，比利时应该创建一门自己的语言作为国家的凝聚剂。就是在这一理念下，比利时才建立起一个有别于法国法语的语言，一个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虽然比利时法语跟法国本土法语非常相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它们在若干个发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特点。

“你是比利时人吗？”这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卢瓦尔河流域的南部地区，当法国人感到你的法语有别于他们法语的时候，向你提出的问题。法国人的这种反应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比利时法语和魁北克法语中确实存在着二合元音的现象，还伴有将个别元音拖长的语言现象。比利时法语的发音在有些方面确实与法国法语有着区别。如比利时法语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元音[e]后常常附带一个[i]音，这样比利时人将动词aller（去）读成[alei]，而法国人会读为[ale]。再如名词bière[bjε：r]（啤酒），比利时人会在长音上托带出一个元音[e]，发成[bj εer]。比利时人有一种倾向，就是要使自己的语言与法国的法语有所不同，以作为一个民族独立存在的标志之一。

比利时法语和法国法语在句法结构上应该说区别不是很大，二者间另一个较为醒目的差异，就是比利时人讲法语和法国人讲法语的腔调不一样。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便出现了语言区域的问题，如南方口音和北方口音的异同。把法语视为第二语言的弗拉芒人讲法语所带的口音常常成为法国人的笑柄。

比利时法语与法国法语最为明显的差异还是表现在词汇方面。比利时法语的词汇多受弗拉芒语、皮卡第方言和瓦隆方言的影响。如法国法语maire为市长，lycée为高中，但是在比利时法语中分别用bourgmestre和athénée。比利时法语用wassingue指称“粗布抹布”，法国法语则是serpillière，比利时法语用drache（倾盆大雨）代替法国法语的une pluie lourde。还有，比利时法语动词savoir和pouvoir可以对等替换使用，比如法国人说：Je ne peux pas faire ça.（我不能做这件事儿。）比利时人有时会说：Je ne sais pas faire ça.这两个动词混用的原因来自于荷兰语的影响，法语动词pouvoir（能够）等同于荷兰语中的kunnen，法语中的动词connaître（知道）也等同于荷兰语的kunnen。由于法语中动词connaître和savoir有时意思接近，所以比利时讲法语的人常常会将动词pouvoir和savoir换用。

比利时法语的计数用词有些也与法国法语有所不同。比利时法语沿用quarante（40），cinquante（50），soixante（60）的构词模式形成了septante（70），nonante（90）的计数词，而法语却使用soixante-dix和quatre-vingt-dix的表达方式。表面上看来比利时法语中的septante（70）和nonante（90）很时髦，其实这是法语一个比较古老的计数方法。可是关于octante（80）的表达方式，比利时法语的说法不一，大多数比利时人仍沿用法国法语的用法quatre-vingts，也有很少一部分人用octante。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几个比利时法语发音上的特点：

保留了四个鼻元音，尤其在发brin（段，节）和brun（褐色的）时，两个很近似，但却是完全不同的发音，非常清晰可辨。

在单词baie（港湾），fée（仙女），fête（节日），mie（女友），rue（大街）和boue（泥浆）发音时，元音普遍延长。

在两个相邻元音之间的发音，音节区别特别明显。如：lion（狮子），元音[i]和[ij]之间的发音音节很明晰[li-jз]。avion（飞机）和marié（新郎）中，元音[i]和后面的元音间音节也很清晰。tuer（杀人），nuée（云朵）中的[y]音与后面的元音[e]也是一样。

将huit（八）和buis（黄杨）中[ч]发成[u]的音，与cambouis（油渍）相似。

发音上的这些变化并没有造成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用法语交际时的障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一些词在意义上的差异。如下表





除了一些词汇在用法上与法国法语有所不同外，比利时人也和法国人一样积极倡导语言在使用上的正确性和语言的纯洁性。在1936年，比利时有一位教师，也是一位研究比利时法语的专家，格雷维斯先生（Maurice Grevisse,1895—1980）出版了一本有关比利时法语的工具书-《法语的正确用法》（Le Bon Usage）。

现在我们来大体了解一下比利时王国语言的基本状况。

比利时的人口：9 870 000。

比利时的官方语言：荷兰语，法语，德语。

自1898年以来，属于日耳曼语族的荷兰语（弗拉芒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约有600万人口使用，约占人口总数的58%，分布于下列地区：西弗朗德勒地区，东弗朗德勒地区，安特卫普，林堡省，布鲁塞尔所属的一部分地区，但是不包括富隆、梅嫩、科米纳等地区。因为在布鲁塞尔的这些区域，大多数居民都讲法语，有人也将这些地区视为法语专属区，所以法语在这里享有“特殊的语言地位”。这就表明，在以荷兰语为主要交流工具的弗拉芒语区，法语相对也得到了一些应用，只是根据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而有所区别。比如，城市商人的法语就讲得相当不错，但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员对法语掌握的就比较有限。年龄不同，对语言的使用偏好也有所区别，35岁以上的人法语讲得还比较好，更年轻一些的人法语水平就有限了。但是通过对比利时各层次学校学生对第二语言的选择上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绝大多数的学生（90%还多）均选择法语而不是英语。因此从数量上说，在这里能讲双语的民众阶层更加广泛。在比利时东部地区，法语享有独特的魅力。尽管该地区背靠德国，但是德语并不很受宠。从效率的角度讲，那里的人们需要具备很强的法语能力。

自1830年以来，罗曼语族的法语同样也被视为官方语言之一，大约有400万人口使用。法语区主要是比利时南部的埃诺省，中部的布拉班特省、那幕尔省，东部的列日省和东南部的卢森堡省。根据1971年颁布的宪法，在布鲁塞尔辖区可以有两种官方语言（10%的居民为双语），但是80%以上的居民使用法语。自1979年以来，法语优越的社会地位已经非常明显地凸显出来，我们从下面家长给孩子遴选学校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在23000个来自荷兰语、法语双语家庭的孩子中，只有1/8的孩子就读于用荷兰语授课的学校。在布鲁塞尔92%的孩子就读于法语学校。这表明源自社会的、行政和机构方面的压力使得法语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不过不断兴起的弗拉芒运动也引起了布鲁塞尔讲法语者的担心，形成了社会震荡的不稳定因素。

属日耳曼语族的德语是圣维特和厄班地区约7万（占人口总数的0.7%）居民的官方语言。

比利时境内的其他方言：

·属罗曼语族的方言有：

瓦隆方言，分布于埃诺省东部地区、布拉班特省南部地区、列日省、那幕尔省和卢森堡省。

皮卡第方言，流行于埃诺省西部地区。

香槟方言，在那幕尔省南部比较普及。

洛林方言（又名gaumais，是奥依语的一种分支语言），主要在卢森堡省南部和维尔登大区使用。

·属日耳曼语族的方言有：

卢森堡方言，在阿尔隆地区和卢森堡省南部使用较多。

林堡方言，在与荷兰接壤的地区，可以听到那里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方言。

布拉班特方言，只在中部的区域使用。

在比利时，我们可以见到语言多样性的存在。在中部地区，官方语言为法语，但是同时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言。如上面提到的，属罗曼语族的瓦隆方言、皮卡第方言、香槟方言和洛林方言。在东南部的卢森堡省，人们讲一种与卢森堡语非常接近的卢森堡方言。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在奥伊彭和圣维特（Saint-Vith）地区，德语是那里的官方语言。

从行政上看，比利时分为3个大区、10个省。从语言上看，根据语种的不同，比利时又分为荷兰语、法语、荷法双语和德语4个语区。拥有全国60%人口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要求扩大自治权，而另一个重要的法语瓦隆大区主张维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比利时联邦。因此长期以来，比利时荷兰语区与法语区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未间断，经常引发政府危机。例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在2010年的一篇报告中就醒目地指出，比利时的语言问题将导致社会分裂。该媒体表示，由于比利时荷兰语政党与法语政党围绕着首都布鲁塞尔大区行政划分问题的谈判破裂，荷兰开放自由党宣布退出比利时执政联盟，首相莱特姆（Yves Leterme,1960—）于2010年4月22日向国王阿尔贝二世（Albert II,1934—）递交了辞呈。纵观比利时国家的政治历史，这个国家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从语言争端到机构争端的变动过程。从中央集权国家演变为联邦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成立之时就业已存在的语言运动。如法语化进程成为弗拉芒地区围绕语言形成社会运动问题的导火索。由此可见，语言不仅是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语言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是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对于比利时国家来说，语言问题有其不容忽视的两面性：它一方面是分裂社会和国家的潜在因素，另一方面又是促进各政党和社会团体整合的积极因素。

应该说在20世纪上半叶，弗拉芒民族没有给比利时王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讲法语的人长期以来始终主导比利时王国的各个领域，因此，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弗拉芒人几乎都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1830年布鲁塞尔地区只有15%的居民会说法语，到现在该数字已经攀升到了85%。即使在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弗拉芒人开始学习法语并将法语视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语言。相反，讲法语的比利时人到没有显现出学习弗拉芒语的热情。

在法语的演变过程中，比利时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是比利时人在19世纪在欧洲开创了工业革命的先河，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快速腾飞。就法语而言，很久以来语言学家们围绕着比利时人说的是什么样的法语展开过激烈的争辩。

总之，也许是由于比利时和法国在地域上互为邻邦，在文化上彼此相近的原因，比利时的教育体制深受法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语言上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这一点与加拿大完全不同，所以比利时的很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吸纳法国文化时没有任何障碍和冲击。


11.2　法语在瑞士

大约从13世纪末，法语在瑞士开始在行政部门和商业领域逐渐替代拉丁语。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促进了法语在日内瓦、洛桑和纳沙泰尔的传播，同时把普罗旺斯的地区方言传播到了边远的瓦莱、弗里堡和汝拉地区。瑞士没有像法国设有法兰西学院和法语语言委员会那样的管理并规范法语的组织机构，但是拥有两个非官方协会负责监管法语的使用问题。这两个协会分别是罗讷河地区作家联合会和瑞士法语地区文化联盟。

在法语的问题上，瑞士所经历的历史与比利时基本相似。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为了欧洲的和平，欧洲人设想将瑞士变成一个中立的国家，因此将沃州（Vaud，位于瑞士的西南部地区），瓦莱州（Valais，位于瑞士南部地区），弗里堡（Fribourg，瑞士萨林河畔边上的一座城市），纳沙泰尔（Neuchâtel，瑞士西部一座城市），日内瓦（Genève）等具有自治权利的地区划归为自1291年就以讲德语为主的德语地区。这样一种地域的归并增加了瑞士的中立性，使其成为欧洲中部一个中立国家。

瑞士对法语的影响力远不及比利时对法语的影响力大。这是因为比利时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对法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瑞士对法语的影响却主要体现在一个城市，日内瓦。日内瓦作为瑞士的一个城市与法国有着118公里长的边境线，而瑞士的其他地方与法国仅有7公里的边境线。这样的地域环境决定了法语在日内瓦特殊的地位。

日内瓦对法语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新教的改革运动。当时日内瓦是法国神学家加尔文被贬的地方，正是法国这位被流放的神学家将日内瓦变成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城市之国，但是却隶属于萨瓦地区，讲另一种罗曼语，即普罗旺斯法语。由于日内瓦成为胡格诺教徒的避难所，这样莱蒙湖周边地区就成了那些主张宗教自由的人士躲避法国宪兵追捕的首选避难之地，致使在1549年至1587年之间日内瓦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卢梭就出生于日内瓦，在巴黎成名后于1754年重返故地。为了躲避法国当局将其投入监狱，伏尔泰也常来日内瓦避难。尽管在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签署颁布了一条敕令，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并赋予他们与公民同等的权利，但是也没有减缓日内瓦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

18世纪，日内瓦已经成为享有良好信誉的金融中心。资金与财富的积累也使得这个城市变成了文人聚集的地方。虽然在法语出版物方面日内瓦远不如荷兰那样赫赫有名，但当时荷兰的胡格诺教徒很快就被日内瓦讲法语的胡格诺教徒所同化。尽管瑞士讲法语的人口不如比利时多
(3)

 ，但是瑞士的法语地区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在19世纪中叶，日内瓦尽管在钟表行业中丧失了昔日的辉煌，但却成为处理众多国际事务的中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都在这里设有机构。在很长一个时期，日内瓦也是法国和英国的精英分子乐于光顾的地方。鉴于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中立地位，法国、英国、德国的代表常常为了各自或者共同的利益在这里会面、协商、谈判。日内瓦目前设有十多个国际组织与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等。

在瑞士，如果依照使用语言人口数量排序的话，讲法语的人口数量应该排序在第5位，并分布在瑞士的6个行政州，各自的方言也略有差异。从历史上看，这些方言属于普罗旺斯法语区的方言，这是一种源自罗曼语的，在日内瓦周边地区使用的方言，但是这种方言也蔓延到了法国的贝桑松、里昂、格勒诺布尔和奥斯塔等地区。如格勒诺布尔人讲的方言就与萨瓦地区的方言很相似。

与法国人相比，瑞士人说法语的速度较慢。法国人和瑞士人讲法语的另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法国人将重音放在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音节上，而瑞士人则将重音放在单词或者句子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这就使得瑞士法语听上去更加悦耳。

与比利时人和魁北克人讲法语一样，瑞士人说法语能够将法国人的同音异义的词汇区别开来。例如，在巴黎peau（皮肤）和pot（灌）的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在瑞士这两个词的发音是有差异的，前者发长音，后者发短音。

瑞士法语与法国法语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还表现在一些词的用法差异上。这种词汇的差异是受到了瑞士社会机构的影响。在瑞士表示公民投票的选举活动常常使用名词votation，而不用法国法语的vote；社会的救助人员，法国法语通常用secouriste，而瑞士法语中则使用samaritain；法国的高中为lycée，在瑞士为gymnase，与德语很相似（德语为gymnasium）；高中毕业会考后所得到的业士文凭的说法也不一样，在法国为baccalauriat，而在瑞士是maturité。在瑞士法语中，还可以见到一些在法国人眼里已经过时的表达方式，如dent-de-lion（蒲公英），在法国这样的复合词很久以前就被pissenlit所替代了。

还有一种现象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德语对瑞士法语的影响。瑞士人用chlaguer代替sentir（感觉）；用poutser替换nettoyer（清洗）；用德语词rôsti表示用土豆丝制成的薄饼；用德语词föhn表示热风。这种德语倾向在20世纪初受到了维护法语纯洁学者们的有力抨击，他们指出在瑞士法语中不该夹杂着德语词或者仿造德语词或表达方法。比较典型的句子是：Il a aidé à sa mère.（他帮了他妈妈一把。）这种看似德语式的句子结构，实际上是古法语的一种用法。另外，在动词时态的使用上，在瑞士法语中我们会见到超复合过去时的语言形式，如：Il a eu neigé.（下过雪了。）尽管我们在雨果的小说中曾经见到过这种时态，但是在巴黎人的眼里，这种时态显得非常古怪。

卢梭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指出过瑞士法语中的语言错误，但是作为结论，他还是非常理智地说：难道我们还能让瑞士人说的法语和我们的院士们一样好吗？

现在，瑞士国家正式语言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23个州中有4个属于法语区，它们是沃州、纳沙泰尔、日内瓦和1978年后成立的汝拉新州（由博恩州中的三个使用法语的县组成）。博恩州、弗里堡和拉瓦莱州属于双语州（法语/德语），在后两个州中，使用法语的人数占到2/3。从全国人口看，1/5的瑞士人使用法语。瑞士法语的特殊发音和比利时法语相类似，如pot（坛子）和sabot（木鞋）中的元音是开口元音，与porte（门）和botte（靴子）中的发音相同。单词patte（爪子）和pâte（面团）在发音上的区别，表现在发音长短，而不是音调。总体说来，瑞士法语各地区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比如日内瓦地区，将pot中[o]和peau（皮肤）中[o]的发音区别开来的人就非常少见。语音方面的特征不仅表现在某些发音上的区别，还体现在语调上，如重音放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还是放在其他音节上。从词汇上看，沃州地区对数词septante（70），huitante（80），nonante（90）的用法明显与法语有别；某些介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如aider à quelqu’un（帮助某人）；又如句法结构、泛指代词的位置上的区别：je n’ai personne vu（我一个人也没看见）。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瑞士法语中出现了许多以-ée结尾的派生词，如 éreintée（疲惫不堪）。有些特殊词汇与联邦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关，如confédéré（同盟者）。应该注意职务和职业的阴性化，如agente（女经纪人），ingénieure（女工程师），cheffe（女老板），auteure（女作家），professeure（女教授）。语法方面，瑞士人特别喜欢使用超复合过去时（如：Quand il a eu mangé...当他吃完饭时……）。

在瑞士法语中，我们还可以见到来自德语的词，如caquelon（有柄平底铁锅），jubilaire（天主教的大赦）。由博恩州创建的法语文案（fichier français）机构，起初是为了给联邦行政机构提供法语翻译，之后便开始关注法语词汇的变化，并提供取代德语外来语的相应词汇。

这里我们仅举几个瑞士法语词，用以说明瑞士法语和法国法语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地域、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差异，语言自然也会有所表现。



在瑞士，说法语的人非常注意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以至于很多外来人都会意识到瑞士法语区的方言已经不存在了。除了在乡村还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外，总体说来，瑞士的法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语言。


11.3　法语在卢森堡

卢森堡公国是现在欧洲大陆仅存的大公国，位于欧洲的西北部，东面与德国相邻，南面与法国接壤，西面和北面与比利时为邻。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欧洲重要的军事要工业技术。卢森堡人口为493 500，国土面积2 586平方千米。

法语能够在卢森堡得到普及与该国的历史不无密切关系。从历史上说，古卢森堡属于高卢地区，居民属比利时部族。公元5世纪，遭法兰克人入侵，成为法兰克王国一部分。15世纪，卢森堡为勃艮第公爵所控制。1556年又转归西班牙国王统治。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使卢森堡南部地区纳入法国板图。1684年—1697年法国曾占领卢森堡整个国土。1797年—1814年法国又一次全线占领卢森堡，使得法语在这块土地上得以流行。

卢森堡的教育非常普及，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为99%。但是学生在语言学习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为最多，这是因为他们要同时学习多种语言。在高等教育方面，卢森堡除了有自己数量有限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外，应该说，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弥补了卢森堡在这方面的不足，这也说明了法语是这里的居民在法国和比利时求学时必须掌握的语言。

卢森堡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德语和卢森堡语，但行政文件、司法条款和外交条约等均使用法语。德语在新闻报刊中多见，卢森堡语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应该说卢森堡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那里的居民可以说几种语言。在卢森堡法语是非常普及的语言，除了一份日发行量为13万份的法文报纸外，还有一份日发行量为2万份的法文版《洛林共和报》。卢森堡的广播电视也非常普及，每天均用法语、德语、英语和卢森堡语以及荷兰语播出各种丰富多彩的节目。由此可见，由语言多样性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卢森堡公国的一大特色。


11.4　法语在摩纳哥

摩纳哥公国是位于法国南部的欧洲典型的微型国家，除了南部濒临地中海，其余全境均与法国接壤，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中国。地理面积总计只有1.95平方千米，人口约32 700人。主要人口是摩纳哥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6%，法国人占47%，意大利人占16%，英国人、瑞士人、比利时人共占21%。这里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并通用意大利语和英语。

历史上利古里亚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曾先后在此居住。1297年格里马尔迪家族占领了摩纳哥城堡，并于14世纪建立了摩纳哥公国。此后沦为西班牙、法国的保护国。1911年摩纳哥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由法国负责保障该公国的独立和主权，2002年与法国签署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摩纳哥公国的教育体制与法国相同，教学语言为法语。学生入学率为99%。每年各种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都用法语举行。主要报刊和出版物也都以法语为主。这里是欧洲重要的新闻媒介地之一，电视台和电台每天有36种语言播出的节目。鉴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法语在该国的地位，摩纳哥已基本上法国化。


11.5　法语在安道尔

安道尔位于欧洲西南部，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小国。国土面积468平方千米，人口为13万。这是一个没有关税，也没有铁路的国家。官方语言为加泰罗尼亚语。其主要贸易伙伴是法国和西班牙。这里基础阶段实行义务教育，但有三种教育体制：安道尔教育，占21.7%，由安道尔政府负责；西班牙教育，占39.1%，由西班牙政府教育部负责提供西班牙语教材和必要的教学设备及条件；法国教育，占39.2%，由法国政府负责支付这一部分的教学经费，按照法国教育部的教育计划，用法语教学。这里的高等教育由西班牙和法国给予提供。这里的年轻人在完成中学的学习后，可直接去西班牙或法国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安道尔是主要的交流工具，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均可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特别指出的是，法语在这里是非常受欢迎的。


11.6　法语在意大利

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无可争议的艺术中心，虽然法国对意大利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意大利历届的教皇和达官贵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并以此为荣。很多意大利人不懂法语，但是对法国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法语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皮耶蒙、巴尔玛等地比较流行。米兰则是一个对法国友好的开放城市，该城市的斯莫尼蒂伯爵夫人曾提出要大胆地引入法语新词。但是法语社会地位最高的地区，应该属意大利北部的瓦莱达奥斯卡特区。

瓦莱达奥斯卡是意大利西北部一个多山的行政区域，位于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交接处。面积有3 262平方千米，人口大约12万。该行政区域的语言为法语和意大利语。鉴于法语在该地区独特的地位，法语特别行政区于1948年在此成立。旅游业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勃朗峰隧道是连接法国和意大利的陆上主要通道。

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形成了多语言并存的现实：在这里可以听到普罗旺斯语、法语、意大利语、沃尔赛方言
(4)

 和德语。普罗旺斯语曾是当地的主要语言，但是这种语言至少在19世纪以前就没有文字的形式，所以后来逐渐被法语所取代。在公元575年，高卢文化和语言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1561年，法语就像本土语言一样，在该地区已经广泛流行，在很多方面代替了拉丁语，成为这里的官方语言。

1861年，随着意大利的统一，政府开始在这里强行推行意大利语的使用。由于该地区人们的不断努力和坚持不懈的斗争，1945年，该地区才获得了特殊的行政区域的地位，并于1948年得到了意大利宪法的承认。从语言上说，意大利语和法语均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法语不是第二语言，也不是外语，而是当地两种语言之一。在日常生活中，究竟使用哪一种语言完全是个人决定。这里的教育是使用双语进行的，但是戏曲演出、书籍出版、电视台节目播放多以法语为主。

【注释】




(1)
 罗芃等. 《法国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p.148


(2)
 又译佛兰芒语。弗拉芒语即荷兰语，在比利时称作弗拉芒语。从比利时西部的科特赖克至东部的奥伊彭以北，可以划一条语言分界线，把比利时分为两半，以北为弗拉芒语区，以南为法语区，使用法语方言瓦隆语。首都布鲁塞尔地区为弗拉芒语和法语混合使用区


(3)
 据2010年的统计，瑞士约有140万人讲法语，比利时为440万


(4)
 瑞士德语中的一种口语方言。在瑞士，意大利的瓦莱奥斯塔和奥地利还有人在使用这种方言


第十二章

法语，殖民统治的工具

关于法语的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如果忽视了法语对海外的输出，那么今天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法语曾是加入法语国家组织必需的也是唯一的条件。如果说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加速了法语在欧洲的传播构成了法语海外输出的第一个阶段的话，那么法语在欧洲以外的推广则是它历史上的第二个阶段。

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有美国，都是殖民主义的受益者，法国也不例外。在殖民主义的问题上，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最大受益者。1832年，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在非洲的第一个殖民地，也是非洲大陆上首个欧洲国家的殖民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非洲遭受殖民主义瓜分达到顶峰的时期，非洲有近乎一半的土地沦为法国或者比利时的殖民地。同时，法国的国旗还在印度支那、印度一部分地区、安的列斯群岛和南美洲的一部分地区的上空飘扬。法兰西还将其触角延伸到了埃及、叙利亚、土耳其、中国、巴勒斯坦等国。在整个殖民扩张过程中，唯有在墨西哥法国遭遇了失败。


12.1　法语，殖民的工具

法国人第一次登上位于地中海的勒旺岛应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当时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信徒们加入了法兰克十字军的行列。16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签署了与奥斯曼帝国和解的协议：法国成为奥斯曼帝国基督教徒的庇护者。17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开始在叙利亚从事传教活动。1816年，法国帮助奥斯曼帝国为黎巴嫩高地的马龙派教徒建立了不同的行政体制，这也为黎巴嫩在1943年获得独立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19世纪，法国一直在寻求加强与该地区的商贸关系。19世纪中叶，由于法语和英语被视为现代语言之一，所以，罗马龙族学院开始教授法语和英语。到19世纪末，已有十几个法语社团在50多所学校向7000多名学生教授法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宣告垮台，叙利亚在1919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但是在它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之前，那里的法语已经是相当普及的，这也是叙利亚独特的语言现实。

法兰西殖民扩张的特点不仅在于强调法国文明辐射范围的大小，而且更加注重文化传播的深度与效果。在法国人看来，殖民扩张的目的是让当地民众接受法国的文化，乃至法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理念及价值观。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对被殖民者执行法语教育，这和在法兰西本土推广法语的做法是一样的。在对被殖民者的教育问题上，法国与其他殖民列强有所不同，法国人的做法更直截了当，不加任何掩饰。所以说，法语是法兰西帝国形成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工具。

在整个19世纪对非洲文化殖民过程中，法国应该是欧洲殖民列强中独领风骚的。它不仅向许多殖民国家派去了大量的宗教人士，还在那里修建医院、学校，教授法语，如在非洲、印度支那、太平洋诸岛国。19世纪，法国是欧洲各国派往国外从事文化殖民活动人数最多的国家：1900年，全世界总计有44个以传教名义开展文化殖民活动的组织，法国竟有多达28个类似的机构。全球7万名游说者，法国就有5万余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宗教组织和传教士，他们在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共和制是反宗教的，但它却积极鼓励倡导传教士到外国推广传播法语。在1880年和1901年，虽然法国曾两度大批地驱赶耶稣教徒，但是在驱逐他们的同时，法国政府给了他们大笔的银两以支持他们在异国，尤其是在黎巴嫩传教布道。法国这么做的理由非常简单：与支付在国外修建学校的费用相比，这笔钱真是微不足道。另外，在殖民地国家，教士们的身份更容易被接受。

从取得的效果来看，传教士们所取得的成果远比派出的法语教师所取得的结果好得多。这是因为传教士不仅教授法语，还试图学习当地的土语。所以当地的语言教师也会帮助他们网罗信教的臣民。相反，对于单纯的法语教学来说，当地人常常将语言推广视为文化殖民的一部分。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法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传教士的目的所在。

在所谓的欧洲“对殖民地进行文明开化”的过程中，欧洲列强已经意识到了传教士作为“文明”先驱在殖民地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殖民入侵的先头部队”。在法国，拿破仑三世就鼓励传教士到海外游说以平衡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对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对西太平洋群岛的波利尼西亚的殖民，法国传教士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传教士在18世纪30年代，即这些岛屿成为法属海外领地之前的50年前，就来到了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在汤加和新喀里多尼亚岛修建了天主教堂。从当时的传教情况看，面对英国耶稣教徒们在太平洋地区已经扩张的地域，如夏威夷、塔希提岛、新西兰等，法国的天主教们有些急于求成。1854年，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只有117名法国天主教士。不久，有相当一批法国新教教徒蜂拥到了这里。这也是直到今天，法国仍旧还控制着太平洋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原因所在。

巴泰勒米（Pascale Barthélémy）教授的研究数据
(1)

 显示，在全非洲到教会学校读书的儿童和到政府主办的学校上学的儿童比率基本相同，均为7%。在非洲，在勒旺岛和印度支那地区，教会掌控着数千所学校。

比利时在1908年殖民扩张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比利时所属的殖民地国家，文化与语言的推广传播更是离不开传教士们的努力。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不仅出资支持天主教士在刚果（金）兴建学校，还给予学校必要的教学经费予以扶持。到了1920年，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学生约有18万5千多人，而在政府主办的学校就读的学生还不到2千人。刚果（金）获得独立时，该国人口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可谓是非洲之首，至少有15%的人口均接受过小学教育。

然而，传教士的传教布道并非在各地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在印度支那地区，欧洲人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涉足这一地区，法国人也曾试图在这里经营一些香料的生意，但是收效不大。又如17世纪，法国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是首位将越南语译成拉丁语的传教士。后来，法国的殖民者便使用这种越南拉丁化的语言进行文化渗透。法国于1919年在印度支那建立起了法国的教育体制，但不论是教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都没能够顶得住当地民众的抵抗。他们根本就不接受，也不认同法国的文明，因为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文化。法国在亚洲语言与文化传播取得比较理想的国家应属叙利亚，那里的社会状况与印度支那地区完全不同。

不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都试图在殖民地国家推行本国的语言与文化，他们所执行的普及教育内容与在本国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相似的，差别是不大的。实际上在文化殖民扩张中，各殖民地国家与地区实行的情况是有差异的。在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刚果、印度支那地区和黎巴嫩等国，法国和比利时所执行的教育政策是不同的。在西部非洲，特别是在塞内加尔，法语教学活动起步较早，19世纪就开始了法语的推广与传播。而在赤道区域的非洲国家，法语教学活动要至少迟来一个世纪。在有些地区，国民教育是由政府负责的，但是在一些地区则是由教会承担。

总之上个世纪60年代，即法国殖民教育的顶峰时期，很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之前，约有15%的非洲儿童接受法国学校的教育，是1945年的3倍。阿尔及利亚的就学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略高，约达20%。巴泰勒米教授曾撰文指出：“在法属西部非洲，从1945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儿童就学率几乎翻了3倍。但是，到了1957年，只有4%学生可以升入中学。”
(2)

 法国的殖民教育政策在对殖民地国家民众的普及教育方面是失败的，但是对当地的精英教育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他们培养了一大批帮助他们推行殖民政策的管理干部，这些人在他们国家获得独立后仍是传播法国文化的主要力量。

法国在殖民地国家学校教育上所取得的复杂成就，一方面说明了法国的教学方法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据官方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在非洲，第一堂法语课始于1817年，在塞内加尔圣路易市，教师叫达尔（Jean Dard,1789—1833）。当他来到这里开办学校的时候，塞内加尔全境仅有几千个法国人。他潜心钻研当地最有影响的方言-沃洛夫语，并于1826年出版了第一本法语-沃洛夫语词典。该词典描述了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等问题。

达尔在海外发明了一种新的法语教学方法：“交互法”，也叫“翻译法”。这种方法是首先用孩子们的母语使孩子们能写会读自己的母语-沃洛夫语，然后通过翻译的方法让孩子们学会法语。这种从传教士那里借用来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看来不仅有效，并且非常先进的。利用这种方法，达尔本来可以完成一番事业，但非常不幸的是，鉴于健康的原因，1820年他返回了法国，次年他又重新踏上了塞内加尔的土地，不久便病故他乡。

如果达尔发明的法语教学法能够得到普及，法语也许会更早、更深地植入非洲这块肥沃的土地。达尔的继任者们，在完善和丰富了他的教学方法后，提出了一种叫“直接法”的教学方法。这种法语教学法专门教授那些不会读也不会写自己母语的孩子学习法语。这与在法国教授法语的方法很接近，教师无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不像达尔的“翻译法”，法国教师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当地语言。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用这种“直接法”教授法语，孩子在学校是禁止使用母语的。为了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让孩子们远离母语的语言环境，法国教师将孩子们寄宿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做法在当时给被殖民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反响。

阿尔及利亚法语教学的情况与塞内加尔不同，在那里法国人组建了许多双语学校。这类学校里孩子们上午学习阿拉伯语，下午学习法语。1863年阿尔及利亚只有数千名学生在这类学校里读书。自1879年，法国政府在首都阿尔及尔组建了中学、高中、司法和医务专科学校，并于1901年移植了法国的教育体制。尽管这样，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还是坚决抵制法国的文化殖民，他们拒绝将自己的孩子送往法国学校。据统计，在1914年，只有5%的学龄儿童接受法式教育。

教学方法构成了法国语言殖民很大的障碍。纵观法语殖民的整个历程，法国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有资历的法语教师极其匮乏。法国也曾试图建立一些教师学校，但是由于缺少教授第二语言的教学方法而未能获得成功。对此法国人心里是有准备的，他们从未找到让非洲人对他们感兴趣的方法。

从非洲的法语殖民状况看，比利时的文化殖民方式与法国不同。比利时的传教士们首先使用当地人的母语开展教学活动，其次，他们对当地人进行技术上的培训，而不仅是一般的普及性教育。1920年在比利时所属的殖民地国家仅有10%的学生学习法语。像法国人一样，比利时人也使用“直接法”授课，但收效不大。尽管比利时人付出了努力，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法语在比利时所属的殖民地国家影响不大。如在扎伊尔获得独立时，全国仅有4名本地大学毕业生。

在被殖民的国家中，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抵制法国的殖民政策。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曾经试图以生活补贴的方式鼓励当地学龄儿童就读法国学校：给每个在法国学校就读的学生每天包括餐费在内2法郎的补助。结果这一手段未能得到众人的响应，宣告失败。1850年法国人在巴黎为酋长的孩子们建立了一所专门学校，结果也令人扫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阿尔及利亚人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受古兰经文化影响的教育体制。另外在那个时代，阿尔及利亚能识文断字的人口比例与法国相差无几。因此，几乎没有很多的北非人愿意吸纳法国人带给他们的欧洲文明。

在塞内加尔也是一样，在法国人来到这里之前，塞内加尔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带有古兰经文化特征的学校教育网络。所以，塞内加尔人同样抵制法国的模式。鉴于被殖民者的态度，法国政府在1903年颁布了一条行政法令，意在非洲殖民地国家推行法式的带有世俗性质的小学教育制度。这一制度包含三个目的：第一，对殖民地国家的民众百姓进行全面的法国文化的渗透。第二，在非洲推广并弘扬法国文化。第三，在殖民地国家培养具有亲法思想的社会中坚力量。至1912年，西部非洲法属学校已经拥有约13 500名男学生，1 700名女学生。这对普及法语来说，距期待的数字相差甚远。

在西非法属殖民地国家中，1925年很多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也只能勉强地说几句法语，用法语交流还有很多语言上的困难。针对这样的语言现实，法国开始将学校搬入村庄，让法语贴近民众。这样到了1945年，法属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了。在赤道区域内的法属殖民地国家，学生人数更为可观。后来，法国殖民者希望，在法语和法国文化渗透方面，每个殖民地国家都要能够做到资金上的自给自足。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法国在殖民地国家推行的文化殖民政策也反映出了一个很矛盾的心态。在法国，学校教育是为了宣传共和制的价值观，提高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素质和能力，使公民能够日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培养企业和国家管理等诸多方面所需要的人才。可是，在殖民地国家，除了培养一些亲法的，有利于法国殖民政策实施的本地人之外，对于那些多数没有公民权的普通百姓来说，共和制教育的意义何在？

很多在非洲推行殖民政策的法国人并不主张对当地人进行普及性的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大众化教育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引爆器。即使在法国完全控制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时候，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渗透计划在那里也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


12.2　法语对非洲国家的“殖民”

同所有的殖民列强一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以及美国人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殖民手段。在经济殖民化后，便开始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历史学家曾对英国的白人高压政策与法国的文化输出政策做过比较，发现其实质和目的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都是要达到对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统治与剥削。1895年，法国政治家克列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1841—1929）严厉地指出，在殖民地国家所宣扬的文明与文化，都是虚伪和掠夺的掩饰。

像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一样，法国人也以语言为切入点来掩饰其传播文明与文化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殖民者不仅为当地民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土著身份，还强加给他们一套较完整的司法体系：土著民法。该民法使殖民者对当地人的奴役合法化。土著人讲的简单而又不正确的法语被称作蹩脚的法语（petit nègre）。另一个种族意识比较浓的，但又非常通俗的，至今我们还能听到的说法是马格里布移民工（bougnoul）。还有一个词wolof通常用来指代黑人，但是法国人用这个词来讥讽塞内加尔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直到今天，在法国仍然还有一些人用这个词侮辱北非人和阿拉伯人。

在1603年—1763年，即法国第一次扩张殖民时期，法国往新法兰西（Nouvelle-France）
(3)

 派去了约1万名殖民者。1960年阿尔及利亚约有近100万欧洲人，其数量相当于法国在其他殖民国家派出殖民者的总量。突尼斯也是一样，在1906年，那里的欧洲人数已经非常可观，约有15万人左右，大多数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法国最大的海外领地-太平洋地区的新喀里多尼亚接收了约4万名囚犯。1600年到1945年间，法国人口总数翻了一番。很显然，这些都给法国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这是否意味着法国大陆的领土在减少？面对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和不断出现的社会动荡，法国的出路在什么地方？结果是，在法国的殖民历史上，法国第一次非常谨慎地向外派出殖民者。

1850年阿尔及利亚约有2.5万欧洲殖民者，他们大多从事捕鱼和农业生产劳动。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法国人，其余的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还有一些像杜南这样的来自于日内瓦的瑞士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巴黎和阿尔萨斯地区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开始大批地涌入阿尔及利亚。到了187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口高达30万，其中一半是法国人。由于1878年法国大面积遭受根瘤蚜虫害，导致法国葡萄种植业蒙受致命的打击，所以法国的葡萄种植者纷纷迁居阿尔及利亚，企图找到新的葡萄垦地。

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殖民统治的第一步就是殖民者语言的推广。因此，在阿尔及利亚，殖民者为了强化法语的推广，还特别突出了法语在很多方面的作用和地位。

在阿尔及利亚，由于士兵、普通殖民者和阿尔及利亚人的频繁接触，法语经历了历史上第二次来自阿拉伯语表达方式的影响。第一次大规模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如法国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学作品就曾从阿拉伯语借用了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词汇。19世纪法语向阿拉伯语借用的语言均是一些在民众间非常流行的表达方式。最开始向阿拉伯语借用词汇的是法国的士兵，他们用阿语的barda来指称他们身背的全副武装，用bled指不很重要的地方（在法语中具有贬义），阿语中的tabib一词，借入法语后拼写成toubib指医生，在现代法语中仍在使用。法语中还有一些具有阿语血缘关系的词语，如chouya（少量），maboul（疯子），kif-kif（差不多）等，这些词在现代法语中仍在流行。有一些如casbah（北非国家的宫殿），razzia（侵袭），raï（拉伊乐）1等被英语吸纳
(4)

 。还有几十个具有阿语血缘的词涉及法国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如比较有名的阿拉伯饮食couscous（古斯古斯）
(5)

 。还有一个词nouba，在现代法语中（俗语）指节日“盛宴”，其原意比较复杂，可指北非土著步兵的军乐团，也指阿拉伯大型声乐作品。在阿尔及利亚特莱姆森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关注的多语言的学术活动期间，人们可以见到真正的节日“盛宴”。这个城市与摩洛哥交界，我们可以看到法式建筑与安达卢西亚
(6)

 建筑混杂的现象。这个城市拥有15万居民，其中大学生竟达2.5万。由于这座城市是北部非洲的文化中心，所以特莱姆森市在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该城最具特色的文化“盛宴”就是阿拉伯-安达卢西亚风格的大型音乐会。该文化“盛宴”一般持续两个小时，尽管我们不懂歌词的意思，但在音乐家演奏的乐曲中，可以尽情地品味另一种“盛宴”：产自于阿尔及利亚本地的红葡萄酒。

1914年阿尔及利亚约有近100万母语为法语的居民，这个数字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7)

 。其余的300多万人口主要是欧洲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已被当地同化的外国人和受过一定教育的穆斯林。尽管当地的土著人竭力抵制与法国人通婚，阻止孩子们去法国学校，法语还是在民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这是因为，法国政府于1848年就已经宣布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一部分，法国政府的每个部委均是阿尔及利亚领土上相关事务的主管部门。所以法语自然就成为那里的官方语言，这就迫使那里的阿拉伯人必须努力学习法语，说好法语。在这些阿拉伯人当中，有很多人积极踊跃地服兵役，这是因为法国政府曾间接地允诺，在他们服役后可以获得法国公民的身份。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在1940年—1944年间，约有50万阿尔及利亚士兵参加了解放法兰西的战斗。仅从语言上看，从1930年起，法语作为通用语应用于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无需翻译。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尽管 殖民统治的力度有所削弱，但法语的社会地位与阿尔及利亚基本相同。

在法国和比利时所辖的其他殖民国家，法语就远不及在阿尔及利亚那样畅通无阻。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法国殖民者的数量明显减少，在非洲其他地区、印度支那、大洋洲的法国殖民者的总量与在阿尔及利亚的数量相差无几。这个统计数字表明，法语在北非各国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推广与那里的殖民强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说明法语中来自沃洛夫语或者越南语的外来词甚少的原因。

法语在塞内加尔的状况足以证明法国在这个国家所付出的努力。尽管现在在塞内加尔说法语的人数远不如科特迪瓦，但是塞内加尔对于法语在非洲的生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要追溯到1850年，即英国终止和法国争夺对塞内加尔的殖民统治时期。在那个时候，塞内加尔约有1.3万法国人，但是经济活动不多。法国驻塞内加尔的新任总督费代尔布打算改变这里的殖民经济，于是强迫种植花生。他首先建设了圣路易港口，又扩建了鲁菲克和达喀尔码头，使那里的商务贸易在1854年—1869年间增加了3倍。同时，他还亲自制定并且推行了培养当地“精英”的策略，1857年那里建立了第一所为地方首领的儿子们开办的法语学校。在他执政期间，他力图尽可能多地培养一批能够和法国合作共事的政府官员，包括行政长官、教师和商人。法语学校在戈雷岛、首都达喀尔和鲁菲克等地先后创立，形成了推广传播法语的教育网络。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塞内加尔步兵旅，其中有很多士兵来自于上沃尔特
(8)

 、几内亚和马里。到了1914年该武装力量的人数已经达到1.8万，所有的士兵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因为他们每天都需要使用法语与他们的上士沟通与交流。

费代尔布的计划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所有的塞内加尔的“精英”们都能讲地道的，很标准的法语，他们意识到法语是他们获得优越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法国则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措施，试图充分利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法语和法国的激情。达喀尔大学文学教授阿马杜·利（Amadou Ly）指出，塞内加尔是法国在非洲推行殖民统治政策的帮凶，是塞内加尔帮助法国人对其他非洲国家实施了殖民统治。在1916年，法国将其在塞内加尔授予法国公民资格的策略延伸到了4个主要地区：达喀尔、鲁菲克、圣路易和戈雷。人们将这种法国公民的资格统称为“当地法国公民”，这是一个比本地土著人社会地位优越的社会身份。从1946年起，这4个城市的居民也参与选举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在整个法国殖民统治期间，达喀尔一直是法国在西部非洲的首都。20世纪上半叶，西非各国的法属殖民统治的行省官员都曾来到威廉-蓬蒂培训学校接受培训。该学校主要培养协助法国治理殖民地的高级工作人员和专业人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还为非洲设立专项奖学金以支持年轻人到法国的高校接受高等教育。1950年，在法国的帮助下，西部非洲第一所大学，达喀尔大学（现更名为Cheikh Anta Diop大学）开始招生。

从法语的生存情况看，比利时统治的殖民地，如多哥、卢旺达、布隆迪和法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情况基本相似。只是有一种现象让我们感到有些惊奇：除巴黎外，第二个讲法语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蒙特利尔，也不是阿尔及尔，更不是达喀尔，而是比利时统治的殖民地-刚果的首都金沙萨。

在1884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开始对刚果（金）进行殖民统治，诱迫扎伊尔流域的部落接受一系列奴役性条约，并于1908年成为比利时殖民地，改成“比属刚果”。比利时对刚果（金）的殖民统治是非常粗暴残忍的，有人将比利时人在刚果（金）的行政殖民机构称为“黑暗的地域”。鉴于比利时人掌握的工业技术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比利时在刚果（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基本设施的修建，以加快对其资源的掠夺。与此同时，比利时的殖民者开始了文化的渗透，强行规定法语为刚果（金）的唯一语言，以达到对刚果（金）的长期统治。


12.3　法语“殖民”非洲综述

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与欧洲相望，面积约3 020万平方公里（包括附近岛屿），南北约长8 000公里，东西约长7 403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3%，仅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与非洲各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往来。所以法语也成为我们在非洲与当地民众交往非常重要的工具。

17世纪时第一批法国人来到非洲，首先进入塞内加尔，是他们将法语带到了这里。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随着法国和比利时殖民统治在非洲的不断扩张，法语在这块土地上大面积地普及开来。

在非洲，法语是1.15亿人交际的工具，涉及31个国家。他们将法语当作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非洲是世界上法语使用者最多的大洲。在非洲某些国家，法语是一些社会阶层的第一语言，如法语在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是上层人士的第一语言（当地上层人士多为阿拉伯语/法语双语者），但在平民百姓层面只是第二语言。每个非洲法语国家的法语都有发音和词汇的地方特色。

在非洲，有17个国家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是，实际上它们真正讲法语的人口只略多于其人口总数的10%。相反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尽管法语还不算官方语言，可是竟然有25%—30%的民众讲法语。

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拥有众多的方言（如喀麦隆就拥有248种语言和1000多种方言），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急需一种通用语言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此即使独立后，法语依然是其中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如贝宁、拥有6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布基纳法索、刚果（金）、科特迪瓦、加蓬、几内亚、马里、尼日尔、中非共和国、塞内加尔、多哥、刚果（布）等。有些国家规定法语与另一种语言共同享有官方语言地位，它们是喀麦隆、毛里塔尼亚、乍得、吉布提。

殖民时期，比利时在其殖民地（刚果（金），以及1916年—1962年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组建了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基础教育的机构，法语只出现在中学教育中。相反在法国殖民区，小学教育禁用当地语言。根据1938年1月31日法国颁布赤道非洲的法令，学校只能使用法语进行教学活动，禁止使用当地土语。当地的法语教育强制进行：出多少错，就得挨多少板子。本世纪末出现了法语-非洲混合语，如科特迪瓦的通俗法语，喀麦隆的喀、法、英混合语（camfranglais）。

喀麦隆已经统一了20种语言，还有73种语言正在统一中，法语是80%喀麦隆人的通用语言。自1980年起，喀麦隆中学开始传授喀、法、英混合语。塞内加尔在1958年独立后，依然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我们应该注意，非洲法语深受大量派生词的影响，如名词动词化的影响：cadeauter（给某人送礼物）；合成词的影响：raido-bambou（民众传闻）；隐喻的影响：deuxième bureau（女主人）。

下面列举几个非洲法语词汇的特殊含义：

enceinter：使怀孕（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乍得、多哥、扎伊尔地区用语）

fréquenter：上学（使用地区同上）

absenter qn：未遇到某人（使用地区同上）

cabiner：急需大小便（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地区用语）

rester：居住（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乍得、多哥、扎伊尔地区用语）

à 3 heures de la nuit：清晨三点（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多哥地区用语）

indexer：用手指……（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地区用语）

doigter：用手指……（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塞内加尔地区用语）

ménager：料理家务（贝宁、塞内加尔、乍得、多哥地区用语）

piétiner：步行（中非、扎伊尔地区、科特迪瓦地区用语）

demander la route：向老板请假（贝宁、科特迪瓦、马里地区用语）

boulotter：工作（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地区用语）

brailler（se）：把衬衣塞进裤子里（马里、塞内加尔地区用语）

coraniser：背诵课文（喀麦隆用语）

cigaretter：递烟（扎伊尔地区用语）

panner：抛锚（塞内加尔用语）

déplacer：偷（扎伊尔地区用语）

bilaner：传播谣言（布基纳法索用语）

bilan：谣言（布基纳法索用语）

pain chargé：三明治（喀麦隆、塞内加尔用语）

avocat：贿赂（扎伊尔地区用语）

sac de ciment：贿赂（扎伊尔地区用语）
(9)

 。

上个世纪末，法语在非洲作为通用语言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父母使用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家庭，他们子女的母语近些年居然也变成了法语。除了北非一些国家以外，法语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深刻的。这是因为法国派往这些国家的殖民者不是很多。关于法语在非洲的传播与推广，我们不能不提及在这方面起到一定作用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西亚南部地中海东岸与叙利亚接壤的一个国家-黎巴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法语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12.4　黎巴嫩，非洲传播法语的助手

黎巴嫩人对法国和比利时所起的作用和印度人在大英帝国扩张时所起到的作用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由于黎巴嫩人属于亲法的、信奉天主教的民族，所以他们很快就融入了法国和比利时的文化之中。实际上，在非洲大约有30万黎巴嫩人，他们的存在使得非洲殖民地讲法语的人数的比重有了新的变化。

在1919年法国实行强国对弱国保护政策以前，就已经有很多的黎巴嫩人生活在法属殖民地许多国家中。在这些国家中，黎巴嫩人往往被视为殖民统治者的帮凶，就像在英属殖民帝国中，英国人利用印度商人那样。特别是在非洲，黎巴嫩人帮助了法国殖民者在那里的存在。塞内加尔在独立时，约有7万多黎巴嫩人。在法属其他殖民地国家中，黎巴嫩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欧洲人的数量。

1880年，首批黎巴嫩人来到了塞内加尔，其中很多人是为了躲避奥斯曼帝国的残酷镇压。像在很多法属殖民地一样，黎巴嫩人在塞内加尔主要是开办纺织工厂、家具店、食品作坊和从事金融买卖。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法国对塞内加尔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在法国殖民者不太光顾的地方，黎巴嫩人开办工厂，收购、存储花生等农产品。黎巴嫩人在生意上的繁荣使得他们能够去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拓展他们的事业。这也是我们今天在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够见到黎巴嫩人存在的一个原因。黎巴嫩人是非洲各国经济方面的“精英”。现在在塞内加尔，最富有的家族都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塞内加尔人。例如，沙哈哈家族就是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的大家族，在西部非洲每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中均拥有大型的企业。

1948年，生活在塞内加尔的黎巴嫩社团在达喀尔成立了一个黎巴嫩文化中心，用法语和阿拉伯语向孩子们传授马龙教。自塞内加尔独立以来，黎巴嫩人口的数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7万人降至现在的2万人。尽管这样，他们在塞内加尔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塞内加尔出生的黎巴嫩后裔的语言是沃洛夫语和阿拉伯语，但他们也一直学习法语。他们很少与塞内加尔人通婚。正如一位塞内加尔的政客雅尔玛尔（Samir Jarmarche）所说的那样：“我是法国人，我也是黎巴嫩人，我还是塞内加尔人，塞内加尔就是我的家。”在塞内加尔大多数的黎巴嫩人都会说法语，但是，在叙利亚，由于法国开始对外殖民扩张时，叙利亚还不是法国的保护国，因此那里的法语传播没有那么迅速、广博。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法国传教士在叙利亚从事传教活动的身影。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是解释法语在那里得以推广与传播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语言推广的手段，重要的是在整个殖民过程中，语言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才是法语推广与传播的主要途径。

【注释】




(1)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Telemarque. 2007. p.198


(2)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Telemarque. 2007. p.199


(3)
 新法兰西（Nouvelle-France）指17世纪法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


(4)
 拉伊乐，一种1975年左右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通俗音乐


(5)
 古斯古斯，北非居民将粟米蒸熟后放上一层肉、鱼、蔬菜打成的卤所做成的一道菜


(6)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区


(7)
 在1914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总数约为450万


(8)
 上沃尔特，即现在的布基纳法索。上沃尔特是9世纪建立起来的以莫西族为主体的王国，15世纪莫西族人的首领建立了亚藤和瓦加杜古王国。1904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58年成为法语国家组织内的一个自治国家。1960年8月宣告独立，定名为上沃尔特共和国。1984年国名改为布基纳法索


(9)
 Equipe IFA. Inventaire des particularites lexicales du francais en Afrique noire. Paris: EDICEF-AUPELF. 1988. p.422


第十三章

法语在美洲

如果说在17世纪，法语从海上吸纳了很多来自于大西洋彼岸的外来词汇，那么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法语同样开始植根于美洲大陆。

在1534年，卡蒂埃（Jacques Cartier,1491—1557）从法国的圣马洛出海，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名义占领了加拿大。但是真正的殖民，即法语在加拿大语言地位的确立始于17世纪初叶。在与英国的争夺中，法国失去了对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这场争夺的历史见证就是1763年在巴黎签署的条约。法语仅在加拿大的一部分地区赢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在魁北克地区有86%的居民讲法语，但是与加拿大辽阔的疆域相比，魁北克地区只是整个加拿大领土的一小部分。在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只有36%的居民讲法语。在新斯科舍省，仅有不到3%的人讲法语。在安大略湖地区，讲法语的人很多，特别是在该地区的北部地域以及沿魁北克省的交界线地方。至于在加拿大西部各省，说法语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13.1　魁北克的发展历程与语言现状

2007年12月31日，魁北克城，这座由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1567—1635）建立起的城市举办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以庆祝其400岁生日。自1608年起，圣劳伦斯河流经的这片广阔而充满文化对立的土地见证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探索历程。在过去的岁月里不断的冲突、融合、解放，深处加拿大联邦的魁北克省从语言到社会层面都被赋予了自己的特质。目前魁北克的文化产品和科技专利成果使其在国际上熠熠生辉，一直以来它也是一片好客的土地，兼容并包的乐园。这里法语社会的状况和高品质的生活对于移民者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引力。而对于他们的法语，魁克人可谓是既骄傲又担忧。骄傲的是法语不但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优美、最浪漫的语言，同时它也是联合国和欧盟等重要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之一，在全世界讲法语的国家和地区中，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是除法国外最大的法语区，法语在该地区是第一语言和官方语言。担忧的是虽然魁北克省能够独自在一个省份内止住法语在加拿大整体的衰势，法语在这里却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语和其他移民使用语言的威胁。

为了更好地了解魁北克，下面我们将对加拿大魁北克法语区格局的形成、发展及现状进行简要介绍。

最后一个冰期过去之后，随着冰盖的逐渐消融，这里的气候变得更为宜居，北美洲的土著迁移并定居于此成为可能，所以当第一批欧洲殖民刚刚开始觊觎富饶的北美大地时，加拿大东部地区事实上已经被当地的土著人占领了近千年。这段时期，魁北克当地居民主要由三个不同的部族组成，这种复杂的重组基于三个不同的语族。其中游牧的阿尔冈昆人和因纽特人（les familles algonquienne et inuit）占据着大部分的土地，主要从事捕鱼、狩猎和伐木，而半定居的易洛魁人（la famille iroquoïenne）在南方以园艺业为生。

从中世纪开始，爱尔兰的修道者就来到了圣劳伦斯河谷，另据确切的考古发现，在约公元一千年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已来到加拿大东海岸，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格陵兰岛出发寻找新土地，他们被认为是第一批与那些居住于圣劳伦斯河沿岸的魁北克本地居民的祖先有交往的人。然而，直至15世纪，出于航海业的大发展和对东方财富的极度渴望，欧洲人对于加拿大偏大西洋一边的土地的探索才真正拉开了序幕。自1497年起，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都先后出资支持探索航行。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后，航海者们纷纷扬帆前往，去探索拉布拉多、纽芬兰以及圣劳伦斯湾的那些季节性渔场。

至于法国在北美最初的殖民扩张却完全是出于对皮草的需求。16世纪时，河狸皮帽风靡一时，这种对于皮草的需求坚定了弗朗索瓦一世和其后在位的亨利四世对北美洲进行探索的决心。卡蒂埃先后于1534年、1535年和1541年三次被派往北美探险，他的三次探索虽然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但确实为法国后来占有加拿大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自15世纪开始，欧洲寻找新财富的先驱们与加拿大的本地居民建立了并不稳定的联系，书写了加拿大历史的第一篇章。

法国与当地居民的皮草交易推动了殖民进程，为了保证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能够持续进行，在卡蒂埃的探索过去50多年后，一个“新法兰西”（la Nouvelle France）沿着圣劳伦斯河建立起来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扩张取得了艰难的突破性进展。

新法兰西这个名字最初被提及是在一张由意大利航海家乔凡尼（Giovanni da Verrazano，1485—1528）绘制于1529年的地图上，以拉丁文命名为“新高卢”（nova gallia），随后各式各样的名称先后出现，到了1607年，尚普兰最终确立了这块法国在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的名字-新法兰西。尚普兰也因此被称为“新法兰西之父”。在探索加拿大的第一个年头里，一种血液疾病夺去了队伍中三分之二人的生命，尚普兰并未遭此劫，随后他不辞辛劳地穿越大西洋至少12次，并掌管着这片殖民地直至死亡。为了巩固法国殖民者在北美洲的地位，尚普兰积极地与印第安人建立联盟，并成为了“唯一可亲近的欧洲殖民者”。他的这种“惠民政策”首先向休伦人（les Hurons）倾斜，为了巩固他和休伦人的联盟，他甚至加入到他们打击易洛魁人的队伍中。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法国的探险家们完成了对这一块广袤土地的探索，也正是尚普兰建立的联盟使得法国在殖民地人口上与英国有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对这片土地的占有权。

然而，法国移民者数量上的不足影响了对殖民地的开发利用，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法国当局煞费苦心，比如遣送“法国使女”
(1)

 （filles de Roy）以达到长期占领该地区的目的。又如尚普兰在魁北克建立了许多贸易公司来确保移民者数量。然而，由于严冬苦寒，这里每年都有约六个月的时间是白雪皑皑，一派荒凉。

到了1627年，法国首相黎世留进一步加强了殖民措施。在1627到1663年间，一系列鼓励移民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激起了移民浪潮。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法国人移民到魁北克，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法国的东北部，如诺曼底、佩尔什、布列塔尼、巴黎等。到了1663年，路易十四和他的重臣柯尔贝尔重新掌握了新法兰西的命运，新法兰西成为了一块皇家的殖民地。从1663年起，农业取得发展并逐步多样化，殖民者的身份也日趋多元，城镇开始出现。教育和健康事业在当时处于天主教会控制之下，另外法国殖民者还热衷于同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的当地原住民，教会自然也就被赋予了“教化”当地人的使命，传音布教成为了法国扩张主义的中心工作之一，期间“模范传教士”梅松诺夫（Paule de Chomedey de Maisonneuve,1612—1676）于1642年在加拿大创建蒙特利尔城。

直到法国在此统治的末期，最赢利的殖民地经济活动依旧是皮草生意。然而，从17世纪中叶起，法国人和本地居民联盟的格局由于易洛魁人的打击和疾病的侵袭而大为动摇，本地居民不再为法国人提供河狸皮，于是“跑木商”（les coureurs des bois）就应运而生了。跑木商指的是17、18世纪法加之间的皮草贸易，大多数为没有魁北克政府经营执照的非法贸易。到了17世纪末跑木商已达到800多人，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因为当时在北美的法国人总数也不过1万人。虽然他们蔑视殖民地当局，但他们最终还是在开拓边境、发展皮草贸易并协助法国与美洲原住民结盟对抗英国人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使殖民当局获益良多。

1670年，两位著名的跑木商格罗泽利耶尔（Médard Chouart des Groseilliers,1618—1690）和拉迪松（Pierre Esprit Radisson,1636—1710）与英国人合作，成立了哈德孙湾公司（la Compagnie de la Baie d’Hudson），意图控制整个北美的皮货贸易。然而法国人在北美风生水起的殖民扩张活动对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造成了威胁。于是英法在欧洲大陆上的对立局面扩展到了北美殖民地。在17世纪中叶，法英和他们各自联合的当地部族之间武装冲突接连发生。1665年，萨里埃尔（Carignan Salière,1602—1680）率部队来到新法兰西，终结了易洛魁人对殖民者的暴力反抗，并于1701年签署了和平协议，为法国和当地的易洛魁族带来了最终的和平。18世纪初期，新法兰西的领土范围达到了巅峰，然而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le traité d’Utrecht）使法国不得不将休斯顿湾、纽芬兰和阿卡迪亚的土地让给英国。

及至18世纪中期，英法对于殖民地的争夺愈演愈烈。1756年，欧洲七年战争打响，几乎所有欧洲强国都被牵涉其中。与此同时英法在北美的争夺旧戏重演，并且比此前显得越发不可开交。他们争论的是究竟俄亥俄州上游河谷是属于大英帝国，还是属于法兰西帝国。而更大的问题是，北美心脏地区将以哪个民族的文化为主。在这个双方都觊觎的地区，英国血统的居民占多数，但是法国在勘探、贸易以及与印第安人的联盟上占优势。实际上，法国人在1754年已经逐走了英国军队；至七年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1757年法国仍在战争中保有优势地位。1758年，英国派遣增援军队，战势扭转。1759年英国在魁北克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1760年，持续4年的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以法军溃败、新法兰西失陷而告终。根据1763年签订的《巴黎条约》，法国把北美殖民地割让给英国。自1534年至1763年，持续了近200年的新法兰西从此不复存在。然而，法国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传播扩散、交流融合在魁北克发展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不容忽视的。

1760年至1840年的80年间，魁北克一直处于英国政权统治下。然而这块英国费尽千辛万苦争夺来的殖民地却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动荡的阴霾之下，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希望能够同化加拿大人，而不是把他们推向与自己反抗的一面，于是在1774年，英国议会通过《魁北克法案》（l’Acte de Québec）。该法案确保了魁北克地区的法语和法国文化不受威胁。这个法案还允许魁北克保留法国的民事法和整个法律体系，同时也保障了宗教自由，罗马天主教得以保留。

美国革命后，很多英裔保皇党涌入加拿大，改变了人口构成，他们拒绝受法国法律体系的管制，在这种压力下，1791年宪法法案以渥太华河为界，将原有的殖民地分成两块。西部为上加拿大，改用英国法律系统，东部为下加拿大，维持原状。新宪法同时规定了议会体系，这使得魁北克向民主迈出了第一步，每个殖民地都拥有自己的议会，组成议会的众议院由人民选举产生。然而，英国王室仍然掌握否决权并严格控制着由众议员提出的法案。

19世纪初期，民主的理想和民族主义的呼声由欧洲传播到了美洲，北美的改良主义者要求得到新的自由。在下加拿大省，人民群众普遍要求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1834年爱国党领袖帕皮诺（Louis Joseph Papineau,1786—1871）向大英帝国提出了要求更加民主的政权和更大的政治自主权的92条方案，3年后伦敦当局对此表示反对，然而人民的愤懑情绪却愈加强烈。尽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通过立法这一途径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选择，仍然有一部分拥护爱国党的激进分子拿起了武器，他们的首领纳尔逊（Robert Nelson,1793—1873）在1838年宣布下加拿大独立，然而这些反抗活动遭到了英国当局的残酷镇压，起义的领导者们被流放，其中12个人甚至被施以绞刑。总的说来，这一阶段英国通过征服新法兰西开启了魁北克的英统时代，但他们在力图同化加拿大人的同时也必须要面对爱国党人的反抗斗争。

1839年，英国驻加拿大的行政官员任命了一个新的执行官员，以安抚下加拿大反叛的法裔加拿大人，并于返英后提出将上下加拿大合并的建议，同时给予其较大的自治权，以维持加拿大对英国的忠诚。于是在1841年，英国政府将上下加拿大并为加拿大省。1867年加拿大省与另两个英属殖民地新布伦瑞克、新斯科舍合并为加拿大联盟，但加拿大省本身却又分成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个部分。这段时期实际上是一个过渡阶段，加拿大联盟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大发展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使加拿大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进而促进了城市化，特别是蒙特利尔在此阶段发展成为了加拿大的大都市。可以说加拿大联邦的建立标志了温和改良派的胜利，同时使得加拿大在19世纪进入了一个深化改革的时代，一个新生的自由主义和宗教的保守主义共存的时代。

加拿大人的扩张主义导致了19世纪中叶的联邦运动。1867年加拿大成立自治领地，范围包括魁北克、新斯科舍、新布伦瑞克及安大略。此举对加拿大的发展至关重要，联邦成立后，加拿大开始了向西扩张的时期。作为一种联盟，加拿大联邦将目标锁定为延续北美殖民地英国的保守主义统治。尽管魁北克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依旧坚持保留着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而此时，由于法语使用者在加拿大的总人口中只占少数，联邦政府和下属各省之间的权力分配就成为了魁北克人手中最大的筹码。尽管魁北克省有自己的民法体系、教育系统、公共卫生体系并且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然而它的权利的行使却依然被联邦政府所限制。至此，加拿大的领土格局基本确立，直至今日亦没有太大的变化。

20世纪以后，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迪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1890—1959）领导国民联盟从1944年到1960年实现了长达16年的保守派执政期。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迪普莱西保守政府的抨击为勒萨日（Jean Lesage1912—1980）和魁北克自由党所领导的平静革命奠定了基础。平静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教育世俗化、地方福利思想的建立、法语魁北克开始改变其民族的身份：从法裔加拿大人到魁北克人。这场革命导致了魁北克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罗马天主教影响迅速衰落，魁北克水电公司被国有化，与此同时，独立主义运动也开始抬头。

1977年，勒维克（René Lévesque,1922—1987）领导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使得魁省要求独立的形势日益严峻。勒维克颁布了《法语宪章》（又称101法案）。此法案确立了法语在魁北克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虽然此法案备受争议，然而它的影响力却丝毫没因此减弱，至今法语仍是魁北克的官方语言，魁北克各地所有标志一律用法语标注。

勒维克于1980年就主权问题在全省举行了第一次全民公投，选民中百分之六十的魁北克人投票反对。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第二次关于独立问题的公投再次未被通过，然而这一次，双方选票非常接近（50.6%反对对49.4%赞成）。2006年11月27日，加拿大国会以266票同意16票反对通过了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1959—）的“魁北克人是统一的加拿大中的一个民族（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的动议。但由于nation这一个名词可译作“国家”或者“民族”，因而有部分加拿大人表示魁北克有独立了的感觉。

目前，超过2亿5千万讲英语的人生活在北美大陆上。作为北美法语社会摇篮的魁北克省，有600万人以法语作为母语。从17世纪，魁北克地区就已经开始使用法语。土著语言的融入和大量的英语外来词汇使其得以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魁北克特有的法语口音。此外魁北克经常被描述为欧洲和美洲的十字路口，在这里人们可以同时体验到美国、法国、英国和本地文化的魅力。

然而，同为法语区，魁北克和法国之间的长期对话关系却时不时地被寂静期打断，这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现象。尽管北美法语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得到法国的大力支持，魁北克法语社会依然与法国建立了一系列互惠的往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二者在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联系日益紧密，法国成为了魁北克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艺术家和文学家的推动下，魁北克逐步倾向于法国，同时法国人也开始了解魁北克，这就引起了二者之间文化上的一系列的相互影响。

对于他们身上的法国血统，魁北克人是津津乐道的，他们甚至热情满满地进行家族谱系的溯源研究。魁北克的格言是Je me souviens（我牢记在心），这句话的原文是：Je me souviens,Que né sous le lys,Je croîs sous la rose.[我牢记在心，我是在百合花（法国国花）下出生的，在玫瑰花（英国国花）下长大的。]这句话刻在魁北克省议会大楼的前面。魁北克省徽及车牌上也有这句话。

我们抚今追昔，发现魁北克从建立到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法语的魅力，因此保护法语也成为魁北克人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一种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情感的寄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法会对北美核心文化地位进行如此激烈的争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法国还是魁北克都在大力保护他们引以为傲的法语。我们也应当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对于保护本国语言和支持语言多样性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正如魁北克格言Je me souviens，我们也应牢记历史，牢记责任，牢记我们优美的语言。也正如一些热衷法语的魁北克人在大街上打出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那样：在魁北克，我们都讲法语，我们只讲法语。


13.2　魁北克法语

由于法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所以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影响不大。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59）在对加拿大进行研究后也指出了这一点。他曾经多次指出，从语言和人们的习俗上看，新法兰西是传统法兰西的外延。他还注意到，法国大革命不仅对法国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法国人的语言带来了一些变化，但是对远在北美大陆的新法兰西却影响不大。因为那里的法语已经完全与它的发源地-法兰西-隔绝开来。加拿大与法兰西的接触仅仅局限于有限的宗教活动。

据历史文献记载，在法国统治下的加拿大，那里的法语要比法国本地的法语还要纯正得多。只是由于英国人在北美的征战，使得欧美大陆的法语出现了异化。然而，两个大陆同一语言最初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不是加拿大法语出现了变化，而是法国人的法语首先出现了变化。

即使一个法语水平很差的人，都会轻易地发现，加拿大的通俗法语与法国的法语是不同的。例如，在加拿大的通俗法语中，还保留着高雅的发音风格，他们将moi（我），toi（你），poil（毛）分别发成[mwe]，[twe]，[pwεl]。不仅这样，他们还突出法语中的小舌颤音[r]。魁北克法语的元音略长也是形成与法国法语差异的标志之一，如在读类似下列词，如bête（畜生），être（是，在），arrêter（使停止）时，魁北克人喜欢将这些词中的元音拉长，而法国人则喜欢缩短。魁北克法语受英语的影响，常常会听到二合元音的现象，如动词faire法国人发音较为短促，而魁北克人则习惯将元音[a]分成两个元音因素，发成[fa-air]。将pâte（面团）读成[pawt]，fort（强壮的）读成[faor]。

在17世纪，加拿大的法语在句法上也有自己的特征：沿用古法语的一些表达方式。如用mais que来代替quand（何时），用 être après替代 être en train de（正在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阿卡迪亚人和加拿大人也发明创造了一些本地的法语词汇。例如，阿卡迪亚人更倾向于用 éparer来代替法语中的动词 étendre（展开）。魁北克人用garrocher取代法语动词lancer（投掷）。他们还创造了一些特别的词来满足日常交际的需要，如用poudrerie来描写飞旋的雪，用banc de neige表示风吹而成的雪堆，cabane à sucre指枫糖房。

加拿大法语除了词汇带有地域和政治特征之外，绝大多数的语言形式与法国法语、比利时法语和瑞士法语差异不很明显，当然不可否认北美法语与欧洲法语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如在魁北克，人们仍很习惯使用enfarger或grafigner（抓）。这种用法虽说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还能见到，但在法国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了。

如果我们刻意去研究加拿大法语与法国法语差异的话，还会注意到魁北克法语在一些俗语上的不同。由于受到英语的影响，魁北克法语将cheval（马）读成[зwal]。事实上，如果我们在语言上严格要求魁北克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说一口与法国法语差异不大的标准法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两个讲规范标准法语的法国人和魁北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着沟通上的语言障碍。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也就相当于法国各地区语言上的差别一样。在1830年，托克维尔曾经非常气愤地批评法庭上使用英法混杂的，极不规范的语言。他还指出，虽然魁北克人使用传统的、过时的法语，但是他们从不说土话。我们说有三个重要因素严重地影响了魁北克法语的存在形式：魁省社会精英人士的大量流失；1928年形成的主张描写民众生活的文学流派；英语持续不断地介入。

在18世纪60年代，《巴黎和约》的签订结束了英法“七年战争”。在该条约中，法国不仅承认了英国对新法兰西的占有权，还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了西班牙。除了在圣劳伦斯湾仍占有两个小岛以及享有在纽芬兰西岸和北岸的捕鱼权外，法属北美殖民地几乎全部落入英国之手。在7.5万人中，约有2万人纷纷离开了法属殖民地，返回了法兰西。这些人都是魁北克地区的显贵要人。他们当中有社会名流、资本富豪、神职教士、买卖商人等。他们的出走使加拿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流失了几乎所有的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社会精英。正是由于这些人在魁省的存在，150年来，法语一直是这块土地上人们日常沟通交流的主要语言。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保障了此地法语的规范与纯洁。但是，他们的离去加快了魁北克法语的通俗化进程，特别是魁北克法语在口语表达上比法国法语显得更具随意性。这也可以解释现今的魁北克法语更为口语化、更富幽默感、更为大众所接受、更易吸纳新词的原因。还可以诠释为什么魁北克法语常常受到提倡纯洁法语学者们最尖刻的指责。直到20世纪初，魁北克人才开始关注法语纯洁性的问题，这比法语的发源地法国大约晚了近一个世纪。

魁北克法语的通俗化首先表现在毫无任何顾忌地借用英语词汇，并且认为这是非常时髦的语言现象。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借用的英语词汇法语化。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法语化的英语词就是poutine（布丁）。实际上，这是魁北克的一个菜名，是用水果、奶酪加褐色酱汁混制而成的食物。讲英语的人非常吃惊地看到魁北克人讹用了英语词汇pudding而派生出新的魁省法语词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英语单词pudding其实是从法语单词boudin（各种肉食制作的菜肴）演绎而来的。

魁北克学校对语言的教育也没有彻底摆脱英语对法语的影响，这是因为英语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不会说英语被视为教育层次不高，或者干脆被有些人看成是文盲。这与19世纪魁省法语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所以造成魁北克法语中夹杂着很多英语单词。当然这也有魁省社会现实的原因：很多科学技术的新产品，如涡轮机、火车蒸汽机、许多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都是通过英美商人引入魁北克的，这些产品的使用与说明都是用英语标注的。还有，在魁北克许多建筑和机械工人在现场使用的行话一般均为英语，如用le muffleur（静音的）取代法语的silencieux，le bumpeur（保险杠）代替pare-chocs，wipeur（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替换essuie-glace。这是因为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等汽车公司所生产的汽车其说明书和保养手册都是用英语写成的。在北美地区，技术方面的英语词汇构成了该地区法语英美化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也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技术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传播语言的媒介。

在魁北克省英语并不仅仅在技术法语中出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会见到英语的存在。如受英国议会制、司法体系等影响，很多英语词也渗透到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术语中。从历史上看，英国人对魁北克实行工业化要比法国人早一个世纪。因此在科技法语中出现了很多英语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也促进了法语的英语化。在魁北克地区，很多特色菜肴的名称都是从英语借用过来的，如la cipaille（一种带肉的面食），ragoût de boulettes（肉丸烩菜），pâté chinois（包子），roast-beef（烤牛肉）。实际上，la cipaille是从海员们吃的一种食品sea pie演变过来的；而pâté chinois则是从shepherd’spie衍生而来的。

爱尔兰人在魁北克地区的移民也是这里法语英语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是移民的数量很大，其次是宗教控制魁北克的教育。在魁北克当时有两类宗教学校，一类是耶稣教控制的学校，另一类是天主教掌控的学校。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没有拿到他的主教为其开具的脱教证明，他是不可以到耶稣教学校去教书的。这种宗教控制的学校教育导致出现了爱尔兰人和魁北克说法语的学生同班学习的情况。久而久之，在学校教育、家庭生活和工作岗位上的频繁接触使爱尔兰人与魁北克人共同形成了该地区法语独有的特点。

英语的影响和大量的教育层次偏低的人口结构是魁北克法语英语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在魁北克法语中可以发现有很多令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难以揣摩的被英语化了的法语动词，如watcher（surveiller监视），tchèquer（vérifier确认），puncher（poinçonner标记）。这些动词分别从英语动词watch、check和punch衍生出来。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一些魁北克人直接从英语借用语义类似的动词，根本不考虑法语本身的语言特点。比如，在北美东部的阿卡迪亚地区，我们确实看到有人索性直接使用英语动词watcher来替代法语动词surveiller，如Il faut watcher son français（要注意法语的使用）。尽管这句魁北克法语中的动词watcher远没有标准法语动词surveiller那样高雅，但是该动词本身至少还有法语动词构成的基本语言特征。更为严重的是将英语的句子结构直接套用在法语上。有一位语言学家在魁北克乘坐开往蒙特利尔的长途汽车上碰到了这样的事情：该学者的身旁坐着一位年龄大约15岁左右的阿卡迪亚族的青年女学生。当汽车开动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看车载电视，然后她问身旁的学者：quand est-ce que le chauffeur va mettre la tévé dessus （司机何时能够打开电视机？）这简直是一句让法国人难以理解的当地法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学生直接将英语的put the TV on套用在法语的句子中，而不知道在法语中要用allumer la télé 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在加拿大法语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里人们所讲的法语与法国法语是有区别的。

直到19世纪末，加拿大法语区的各大新闻媒介才开始关注已经日趋严重的英语化法语现象，呼吁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英语对法语的“腐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要想实现消除英语对法语的影响，魁北克人则需要上百年不懈的努力。

魁北克法语区著名语言学家布沙尔（Chantal Bouchard）研究了加拿大法语的发展与演变状况。她指出，1850年法国人圣奥班（Emmanuel Blain de Saint Aubin）在加拿大自己创办的报刊中就已经流露出对魁北克法语的一种偏见。这位法国人在该报上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19世纪30年代蒙特利尔一个有钱的英裔蒙氏家庭为了避免孩子学一口土里土气的法语，雇了一位法国人担任家庭教师。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人们担心魁北克的法语不纯正、不优雅。而法国的法语才是全世界真正的国际语言，就连美国的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也在学习法国法语。在那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在美洲所讲的法语是一种很土的语言，以至于在美国很多大学招收法语教师时都要附上一句话：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免谈。

在19世纪的北美地区，加拿大法语的不良声誉给该地区讲这种语言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今天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评价语言的雅俗。如果当时人们充分利用这些人的语言优势来学习和吸收当时非常先进的法国技术和法国文化，那将给该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多么大的贡献啊。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皮尔逊（Lester Pearson,1897—1972）担任加拿大总理，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因其1956年对于平息苏伊士运河争端所做出的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是一位坚定的政治妥协派。他在1963年创立了一个关于双语及二元文化事务的皇家委员会，旨在研究加拿大的法语危机，即当时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及阿卡迪亚人针对法语问题而掀起的一次请愿浪潮。

1969年，皮尔逊的继任者特鲁多颁布了关于加拿大官方语言的法令。该法令正式宣布了加拿大双语社会的性质并规定联邦政府的一切机构和办事处必须同时提供法语和英语的服务。

与比利时不同，特鲁多此举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双语，与此前推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语言同化政策背道而驰，这无疑是一次勇敢的跨越。根据此法令，联邦公职人员必须由掌握双语的人担任，这对那些显然更加具备双语能力的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和阿卡迪亚人十分有利。1982年，特鲁多将关乎少数语言使用人群利益的条例添加到新宪法中。1988年，一位魁北克人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1939—）连任总理。

自加拿大双语社会格局正式确立以来，加拿大政府斥资数百万美元以扶持阿卡迪亚的社区以及魁北克以外的其他法语区。没有这些法律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些社区的法语将难逃被同化的命运。人们在加拿大的游历过程中发现加拿大广播电台支撑起了加拿大法语文化生活，特别是在那些偏僻隔绝的土地上。这种体制的介入正是新英格兰的法裔美国人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卡迪亚人所缺乏的。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条法律的实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在联邦政府层面。到处都有强烈抵抗这条法律的现象。首都渥太华始终不愿宣布成为双语城市；尽管法律要求政府职员必须具备双语能力，依然有很多讲单一语言的人入职；军事指挥双语化的努力尚未完全成功。此外，绝大部分英语授课的大学都没有提出将法语作为第二语言并与学位挂钩的要求，而是将法语看作像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日语那样的一门外语。

尽管战胜社会抵制法语的态度还需要付出顽强的努力，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现今的情况照比以前已经大为改观。今天，更多的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精通法语并把法语作为第二语言，这足以表明在魁北克省之外仍有大量讲法语的加拿大人。

尽管日常的法语课还远远不能够使学生们达到双语标准，法语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省都属于义务教育科目。2000多所学校每年都为30万儿童提供纯法语环境的教育项目，这个数字十分可观，占到了注册学生总数的1/10。

我们必须了解这条关于官方语言的法律管辖范围仅限于联邦内部，只对联邦政府和公务员起约束作用，并不涉及拥有自治权的一些省份。在这条法令颁布之前，没有人料想到它也会在这些省份也发挥了如此强烈的推动作用。所有省份都会出台自己的法律，要求政府有法语服务或者建立法语人群事务处理秘书处，所有的省份都建立了法语教学理事会，讲法语的人均可以进入一个由600多所学校组成的公款资助的公共教学网。多个省份，例如安大略省和新布伦瑞克省都有法语医疗健康服务的要求，其中安大略省甚至还设立法语服务专员。很少有人知道安大略省长实际上也是一位讲法语的人，他不但时常出入法语学校，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位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并用法语将他带大，他自己也让他的四个孩子进入法语学校学习。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安大略省比首都渥太华更加热衷于法语的推广和保护了。

加拿大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实行双语的国家。1969年加拿大通过了首部《官方语言法》，正式确立了英语和法语都是加拿大国家的官方语言。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全加拿大有59.1%的居民母语为英语，22.9%的居民母语为法语。后者在加拿大的分布很不均匀，绝大多数的法语居民（86%）生活在魁北克省，一小部分（14%）生活在魁北克省以外的其他地区。

鉴于法语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加拿大分别以加拿大联邦、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三种身份加入了已经拥有57个成员的法语国家组织。

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政策一直是鼓励人们掌握并使用英语和法语，如在联邦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的正式员工都应该能够讲英语和法语。据统计，魁北克省在1971年—2001年间法语居民所占的人口比率都保持在80%以上。这就说明法语在魁北克省具有主导地位：82%的居民申报法语是自己的母语；87%的居民申报法语是自己使用的语言；94%的居民申报自己会说法语；94%的工作人员申报法语是自己的工作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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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魁北克省，当地政府能够独自保持法语在该地区长久不衰的社会地位，除了具有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之外，我们不可否认这其中还存在着政治原因。魁北克省的历届政府都在保护法语的问题上采取了连续不断的，切实可行又非常奏效的具体措施，只有积极保护集体权利，而不是强调个人权利才能使法语在异常浓郁的英语氛围中生存下来。

魁北克省于1974年通过了本省的《官方语言法》，这就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法语在魁北克省单一官方语言的地位。1977年又通过了《法语宪章》（101法案）。这些都是魁北克省历届政府和本地居民长期坚持不懈保护法语地位斗争的结果，对巩固和确定法语在该地区的地位具有历史意义。《法语宪章》规定法语应用于立法、司法、行政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卫生、企业、商务等领域。

《法语宪章》指出雇佣5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向魁北克省法语局通报有关情况，并提交一份语言现状的分析报告，以便法语局审核该企业法语的使用是否符合《法语宪章》的规定。《法语宪章》还明确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所有本地的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必须上法语学校，这样就保证了该地区法语居民人数的相对稳定。

在新布伦瑞克省，有1/3的居民也讲法语。该地区是加拿大唯一一个正式确定英语和法语均为本地区的官方语言的省份，并也通过立法确定了这两种语言的地位。

加拿大各地区的法语在发音和词汇上都有差异。例如，在加拿大不同地区的法语中，可以找到三个不同的词汇来表示一个烧水用的水壶：第一个是coquemar，这是法国8世纪前使用的古法语，但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第二个词为bombe，主要流行于魁北克北方；第三个词是canard，在加拿大的西部地区使用。

还有一些在加拿大流行的法语表达方式又漂洋过海重新回到了欧洲大陆，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一些地区流行开来。例如，表示天气很冷或者天气很潮湿，法语一般用il fait froid;il fait humide，但是在上述国家的部分地区，人们却习惯用加拿大法语il fait cru来表示。又如，用couverte来代替couverture（被子）；用dîner（标准法语指晚饭）表示午饭；souper（古法语指晚饭）指晚饭。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很特殊的用法，如placoter替代bavarder（聊天）；maganer替换maltraiter（粗暴对待）；garocher代替lancer（抛出）；achaler取代importuner（纠缠）；trâlée代替grand nombre（大量）；还有短语parler à travers son chapeau代替法国法语的dire des bêtises（说蠢话）。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模仿英语的表达方式形成的。类似的短语还有tomber en amour，法国法语却说tomber amour（坠入爱河）；加拿大法语说 être dans l’eau bouillante，法国法语则为 être dans le pétrin（陷入困境）。

我们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有些情况下，加拿大的法语在抵制英语的影响方面，要比法国法语还要坚决，如魁北克人就很明确地将英语名词的后缀-er改成法语名词的后缀-eur（如mixeur，食品搅拌器；supporteur，支持者等），同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直接翻译来自英语的词汇，如：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有一些在加拿大非常流行的词形，法国人是根本不认识的。

这类词通常是专指加拿大特有的社会现实。如dépanneur是专指那些小型的，在正常营业时间以外仍然提供服务的食品杂货店；le sous-marin指长形的，配有猪肉、奶酪生菜的汉堡；beigne指冠状的，带馅的炸糕；tuque指锥形顶端带有绒球的无边软帽。

当然由于大西洋两岸法语所分别指代的一些事物和社会现实的不同，有时会造成一些词语的混淆，如下表所列。



加拿大法语有一些非常富有诗意的、委婉的措辞。例如，在法国，人们比较习惯用troisième âge（老龄）来表示老年人。而在加拿大，人们却用l’âge d’or（黄金年龄）来表示；对法国人使用的handicapé（残疾人），加拿大人则用personne exceptionnelle（特殊人群）来代替。


13.3　阿卡迪亚地区的法语

除了魁北克外，另一座法语人群的灯塔就是位于加拿大东南方的新布伦瑞克省。有27万阿卡迪亚人在此生活，虽然这里法语使用者的数量远不及安大略省的50万，但这27万人占据了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60至1970年间担任省长的罗比肖（Louis Robichaud,1925—2005）在蒙克顿市建立了第一所用法语授课的大学。1969年他甚至正式宣布新布伦瑞克为双语省。他的继任者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社会现实，他们为法语学校和以法语为工作语言的公共健康服务建立了不同的管理机构。

过去，大部分阿卡迪亚人居住于农村，这与自1920年就已高度城市化的魁北克人有着很大不同。一位阿卡迪亚法官巴斯塔拉奇（Michel Bastarache,1947—）因在20世纪70年代鼓励蒙克顿的阿卡迪亚人外迁而闻名。他明确表示：除非阿卡迪亚人能够完成城市化并且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生活，否则他们将会被时代的潮流所抛弃。

其实在这里，城市化的进程早在巴斯塔拉奇讲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93年，一个颇有朝气的保险公司，亚松森人寿保险公司（Assomption Vie）就搬迁到了蒙克顿。然而，真正的转折点是1963年蒙克顿大学的建立，它的出现不仅招来了一个法国领事馆，还带来了一个以法语为服务语言的医院。

20世纪90年代，新布伦瑞克凭借自身的双语优势，吸引了不少企业在此建立了客服呼叫中心，如今大部分的加拿大银行都具备了这项服务。随后，就像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象征着魁北克迈入现代化一样，蒙克顿市在1994年迎来了首届阿卡迪亚世界代表大会。随后在1999年，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在此召开，50多位国家领导人齐聚于这座小城。这两场盛会使蒙克顿的阿卡迪亚人充满信心。2003年蒙克顿正式宣布成为双语区，这是一个连首都渥太华都不敢做出的决定。2010年在位于蒙克顿市郊的法语区迪耶普城（la ville de Dieppe）采用公民投票通过了一条关于双语公告的法律文件，该文件指出在本地区公告以双语形式发布，以法语为主。这条效彷魁北克的法律文件标志着法语已经成为新布伦瑞克的公共语言，它无疑也对该省的其他法语社区以及加拿大其他法语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阿卡迪亚城市化的进展自然会以牺牲乡村社区为代价。位于该省北部，阿卡迪亚半岛中心地带的卡拉凯特市（la ville de Carquet），讲法语的年轻人倾巢而出，奔赴蒙克顿或蒙特利尔。

阿卡迪亚日报的董事长兼省渔业部官员的勒博尔顿（Clarence LeBreton,1950—）先生则指出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副作用，他认为发展繁荣的关键已经不在于土地和船只，而在于文凭和知识。然而，他也明白这种转变已经威胁到了阿卡迪亚。他曾惋惜地指出，正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保护了他们的文化，可现在这种隔绝于世的生活模式已被打破。年轻人纷纷跑到城市里谋生，并且同讲英语的人混居。这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绝不能放松警惕。


13.4　法语在美国

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法语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首先是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的路易斯安那州登陆，然后是在新英格兰地区传播。

这是因为在1755年和1763年，一些加拿大人由于“社会动乱”离开了加拿大，来到美国当时还说法语的路易斯安那州避难。按照当地英语的发音，来到这里的加拿大人被称为卡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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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8年以来，法语成为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官方语言，但是，尽管人们在学校教育和媒体界为推广法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实际上，也只有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在讲这种变味了的法语。在这里的法语中，一个房屋群被称为 îlet；将travailler dans le pétrole（在石油领域工作）用travailler dans l’huile来表示；relâcher son effort（放弃努力）变为lâcher la patate。

大马木（Big Mamou）是一座位于路易斯安那州西部草原上的小城。在该城的主要街市“第六街”（Sixth Street）的商铺几乎都有着奇怪的双语名字，如Ti-Bob或Ti-Nonc。

然而这座城市格外吸引人的是在一家名为弗雷德（Fred’s Lounge）的酒吧里所举办的乡村音乐风笛舞会。这项传统活动可追溯至1948年。每逢周日，这家小酒馆就迎来演奏阿卡迪亚民歌和柴迪科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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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乐家们，以及各年龄段的当地居民，他们跳着二步舞和华尔兹。音乐和舞蹈在阿卡迪亚文化中备受欢迎，许多餐厅和酒馆都会经常举办这种小型音乐会。事实上弗雷德的酒吧只不过是路易斯安那西部地区经常举办周日音乐派对的众多酒馆中的一家。这样的活动展示了当地人对美食、音乐、阿卡迪亚文化以及法语的眷恋之情。

毫无疑问，阿卡迪亚文化是当今美国最鲜活，最具特色的文化之一。然而，今天的卡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在这20万卡真人中，只有15%的人口使用法语，并且年轻一代的比率还要低。针对这一现状，当地的居民创造出了一些特有词汇，比如Cadien是Acadien的变体，用来指代那些讲法语的阿卡迪亚人，而卡真人则更多地是指那些身为阿卡迪亚人后裔却不会讲法语的人，而从文化层面上来讲仍旧是阿卡迪亚人。

现任路易斯安那地区法语发展委员会（CODOFIL,Consei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français en Louisiane）主席史哈米（David Cheramie）先生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路易斯安那州讲法语的人，然而他却在英语环境中长大。他在路易斯安那地区法语发展委员会的帮助下学会了法语，将法语作为第二语言，并且还娶了一位法国太太。他说：“我的邻居常常驾一只小船穿梭于沼泽之间，捕鱼狩猎。他会跳舞，也会做所有阿卡迪亚风味的美食。但是，他完全不会讲法语。而我呢，除了母语外，我还会讲法语，但不会渔猎，又不会歌舞，我们两个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阿卡迪亚人的后代呢？”

更令人深思的事情是，唤醒沉睡将近两个世纪的卡真文化的人，竟然是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罗杰斯（Raymond Spencer Rodgers,1935—2007）。他和许多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论是黑人文化、印度文化还是墨西哥文化，当然还有加拿大法语文化、阿卡迪亚文化以及卡真文化。1966年他来到路易斯安那并在拉斐特大学（Université de Lafayette）任教。在他到达这里的第二个月，他就公开指责拉菲特大学中有一些卡真人对卡真文化的冷漠态度，尤其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一位律师、前任国会代表多芒柔（James Domengeaux,1907—1988），批评他对保护法语和卡真文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多芒柔会说法语，但不具读写能力。在他61岁正准备退休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罗杰斯对他批评的重要性，于是他改变了对法语和卡真文化的态度，开始热衷于保护法语的事业。在当地工商会的支持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法语教学融入中等教育和教师培训的计划。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了法语发展委员会，宗旨是协调法语推广和学校教学之间的关系。他还被赋予了可以个人名义直接和外国政府签署协议的权力。

在他的努力下，委员会成功吸引了200名来自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的法语教师。1969年他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面时说：“总统先生，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法语也许在路易斯安那就不复存在了。”

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法语和巴黎法语甚至与魁北克法语都有很大不同。英语的影响在这里是无法抵抗的，这些影响不仅仅涉及词汇方面，还涉及一些仿造语，例如短语laisser les bons temps rouler（让欢乐时光延续）就源自英语let the good time roll。与此相仿的还有路易斯安那法语中源自于英语redn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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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语直接移植的表达方式cous rouges。

除了英语外来语之外，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法语自身还具备许多个性特征，这使它变得更为美妙瑰丽。该地区的法语保留了有别于加拿大法语的一些古法语词汇。比如巢穴不是nid而是nic；捆绑不用attacher而用amarrer；亲切和蔼的不是gentil而是avenant等等。该地区的法语还为一些词语创造了新的表达法，法语中叔叔一词oncle，加拿大法语是mononcle（和monsieur的构词法相似），而路易斯安那法语则将之简化为nonc或者ti-nonc。他们还自创了一些生动的表达法，比如，lâche pas la patate直译为“不要放下土豆”，含意为“不要放弃”。再如，Comment les haricots直译为“四季豆怎么样了？”实际则是一句日常问候的话语：“最近怎么样？”

由于自身的原因，多芒柔十分鄙视一切与卡真方言有关的东西。在教师遴选的问题上，他更愿意雇用那些来自法国、魁北克和比利时的教师。这些外国的教师往往经验不够丰富，加之不了解当地的本土文化，敢于公开批评卡真方言，很快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失望和不满，形成外籍教师与当地民众在法语问题上的不和谐的气氛。

20世纪80年代初，多芒柔改变了对方言的看法，最终承认了路易斯安那地区的方言也是合法的法语。一系列的研究证明路易斯安那州法语发展委员会对于改善路易斯安那地区法语状况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于是该组织考虑雇佣更多的本地法语教员。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多芒柔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访问位于蒙特利尔的法语学校，亲自体会到了那里的法语语言环境，学到了如何全方位地用法语教育孩子们的教学方法，改变了此前仅将语言视为教学工具的理念。

在这次访问后，仅几个月时间，路易斯安那州法语发展委员会就在路易斯安那辖区制定出了一个营造并保护法语语言的长期计划。如今，约3000名孩子在接受法语教育。一位著名的歌手理查德（Zachary Richard,1950—）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消息，他曾开玩笑地说，过去为了让父母听不懂孩子们之间的对话，他们用英语交谈。如今，孩子们则用法语来沟通以避免父母听懂他们的谈话内容。

1990年至2000年间，路易斯安那州讲法语的阿卡迪亚人后裔人数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然而，最近的数据显示，这种下降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尽管路易斯安那地区法语的前景十分复杂，但是，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糟糕。就像民歌里唱的那样，“阿卡迪亚的后裔啊，每当人们要为你盖上棺木，你却坐起来要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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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英格兰的6个州（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生活着一个叫法兰克或者美洲法兰克的群体，大约有100万人口，是19世纪从魁北克和阿卡迪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生活用语
(7)

 。


13.5　法语在海地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首先在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落地。在这里很多获得自由的人和奴隶们纷纷强烈要求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良好社会准则推广到世界各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奴隶们要求解放和自由，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则期待公民资格与权利，而那些被称为白人的庄园主们则打压奴隶们的要求，他们认为白人才是这里唯一享有公民身份的公民。在巴黎，许多人拒绝向殖民地传播人权思想，他们担心这样下来会毁掉他们收益丰厚的制糖工业。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促进了圣多明各奴隶们的团结，他们首次暴动就推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但是面对社会的动荡，庄园主们得到了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支持，因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也不希望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蔓延到他们统治下的产糖殖民地。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英国人希望利用圣多明各的社会动荡占领该地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当时的法国议会在放弃这个统治多年的殖民地的同时，赋予了奴隶们公民的资格和权力。富饶的土地和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的领导给圣多明各带来了希望。卢维图尔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奴隶之子。他粗通法语，读过法国启蒙主义哲学著作和欧洲古代军事著作，但平常用克里奥尔（Créole）土语和非洲部族语言。他赢得种植园主的喜爱，成为牲畜管理人、兽医和马车夫，最后担任管家。他在1777年成为合法的自由民，后来成为圣多明各的军事首领。他巧用军队赶走了欧洲列强，成为最具才能的领袖。在1800年成立了自己的海地政府，次年政府颁布了新的宪法，并宣布卢维图尔为终身首领。1802年拿破仑派出由妹夫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1772—1802）率领的远征军入侵海地，迫使卢维图尔于5月求和。6月7日卢维图尔在与法军会谈时被拘留，7月2日被解往法国，8月25日关押进阿尔卑斯山区杜河的一个城堡（Fort-de-Joux），被反复审问，1803年4月7日病死狱中。

拿破仑试图在海地恢复奴隶制，有人对拿破仑的这种动机解释为，由于他的妻子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1763—1814）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上的一个庄园主之家，所以他才有意恢复奴隶制。实际上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拿破仑当时的想法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要恢复对海地的统治是想掌握该岛的糖业生产，同时将该岛国作为强大的后方基地以支持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发展。当时西班牙人已经承诺将路易斯安那归还给法国，结果在收复海地时法军惨败。

海地在阿拉瓦克语中是“多山”的意思。1804年海地的独立，对法语最大的影响就是大量的移民。在1804年，约有10000多避难者（多为庄园主）离开了海地，先逃往古巴，再转至美国的新奥尔良。这些避难者的到来增加了当地法语文化的色彩，也给那里增添了新鲜血液，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开发能力以及伏都教文化。

由于拿破仑没能够如愿以偿地收复海地，这给法语在美洲的传播与推广带来了不幸。拿破仑的失败致使他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人。原因很简单，海地的独立意味着拿破仑失去了他殖民路易斯安那坚强的海上基地。对于美国人来说，起初他们只想占领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结果令他们非常吃惊的是，拿破仑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大约1万美金卖给了美国人，这简直是让美国人发了一笔横财。这次交易彻底结束了法语在美国大陆的影响。

在海地，法语是官方语言，同时也是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一个标志。由于受到法语文化的影响，海地也涌现出一批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当地的克里奥尔语在20世纪初期之前没有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官方语言，只是在1987年才成为海地的官方语言。

海地的知识分子十分青睐法语，尤其喜爱法国的文学作家，他们特别重视正确地使用法语。当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发现克里奥尔语的痕迹，特别是在暗语修辞的表现手法上。在对待法语的使用问题上，旅居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海地作家拉费里埃（Dany Laferrière,1953—）明确地指出：“法语是我们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如何使用法语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8)



【注释】




(1)
 指那些被遣往魁北克与移居在那里的殖民者结婚生育的法国年轻女子


(2)
 王助. 加拿大法语人口的语言状况. 《世界民族》. 2005年第2期


(3)
 法语cajun意指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后裔


(4)
 南路易斯安那的一种黑人舞曲


(5)
 rednecks，直译为“红脖子”，意指美国受教育不多，且思想保守的人；乡巴佬


(6)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ais, quelle histoire!. Télémarque. p.351


(7)
 Nicole Maury et Jules Terrier. A l’écoute des francophones d’Amérique. Montréal (Québec): Centre éducatif et culturel.1991. p. 33–46


(8)
 Jean-Benoit Nadeau, Julie Barlow. Le francais, quelle histoire!. Telemarque. p.148


第十四章

法语面对英语的威胁

上个世纪末，一些思想家和法语国家组织的各成员国代表聚集在巴黎加拿大使馆文化中心，围绕着法语推广问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中有一位作家兼记者，名叫蒂利纳克（Denis Tillinac,1947—），他曾编写过一套法语教材《圆桌》（Table Ronde）。他还是法国前任总统希拉克的好朋友。1995至1998年间，在负责组织筹备法语国家峰会的工作上，希拉克总统曾给予他很多指导性的帮助。蒂利纳克用他沙哑的、辨识度很高的嗓音指出：“我们的思维都已经美式化了，难道我们所说的法国文化，还是法国的文化吗？”他的这番讲话令与会人员非常吃惊。

在法语历史上，法语在生存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对自身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英语带给法语的威胁。同时这也是全球7000余种语言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由此可见，英语影响波及的范围是多么让人深思的。

谈到法语作为世界语言的问题，我们就要提到莎士比亚所做的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英语是一只“被锁在房间里，重达300公斤的大猩猩”。这个来自英语的比喻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让我们不能忽略英语的威力，更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影响。在法语历史演变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1000年间，法语是如何融入英语和英国文化的。那么在此我们要关注一下，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全球性的语言之一，是否将对法语带来威胁与挑战。


14.1　语言，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一些刊物上，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英语已取代法语成为世界语言或者欧洲语言。这一说法在外交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在某些由英国人、加拿大人或美国人开创或者把持的领域。但是，在法语语境下的外交因其活跃性、原创性和主导性，也使得英语国家的外交官们对法语肃然起敬。

自20世纪初，在外交界、商业界、学术界以及在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中，美国人和英国人发起了一场在全球推广英语的运动。如果说这是英语的一场巨大阴谋显得过于夸张，那么说英语取得今天的地位是水到渠成也是不对的。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那就是：事在人为。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推广英语的动机是要达到他们谋取各自利益的目的。

美国人、英国人以及法国人最先将语言视为拓展地缘文化的工具，以加强他们在地缘政治以及经济方面的实力。众所周知，在提出法语国家组织这一概念以及在与其他法语国家合作不断扩大之前，法国人就已经启动了文化外交的策略。例如，法国人在19世纪就通过拓展文化外交来弥补他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势。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相同的文化符号，因此在美国革命导致北美13个州逃脱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后，英国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和美国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正如后来英国首相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要和美国寻求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

1780年以来，文化上的相似性促成了英、美两国间达成了许多贸易协议。由于海上的竞争，两国仅在1812年宣战过一次。在其余情况下，他们的竞争不妨碍他们追求共同利益。美国曾协助英国抵抗德国纳粹就是证明。丘吉尔对两国语言的相似性非常重视，他在1956年至1958年间出版的四册《英语民族史》（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ngue anglais）中就曾表达过这一态度。出于同样的考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试图通过英联邦的形式以团结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

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把语言、文化和经济捆绑在一起将会得到巨大的利益。英语的传播与它是航海帝国的语言，是发明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和电话的语言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在《软实力》一书中，奈伊指出，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不仅有助于棒球帽和汽车的销售，也有利于美式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输出。这些都使人们对美国产生好感，甚至对美国拥有仰慕之情。

在文化外交方面，英、美试图达到和法国一样的目标。与法国相比，英、美有如下两点优势：两国的人口总数要比法国和比利时多得多，并且与法国和比利时相比，英国，尤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的损失要小得多。英、美还受到世界上其他四个英语国家的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否认其法语身份的加拿大。对于他们的前殖民地国家，英、美始终灌输这样的观点：英语不仅是他们的母语，同时也是非常实用的工具，还是其他人必须掌握的语言。

直到1940年，英、美才开始改变推广语言的策略：通过工业产品实现传播语言和弘扬英、美文化的目标。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索性公开地推行这一传播语言和文化的新策略。1946年他们在电影界的表现就是最直白的宣言。

当美国电影制片商们成立美国电影协会时，战争还未结束。这个电影协会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组织，因为它在给欧洲配给份额等问题上可以对各国施加压力。恰逢1946年欧洲欧洲人一样，除了接受别无选择。1946年签订的《布鲁—拜尼斯协定》（l’accord Blum-Byrnes）的主要内容就是以20亿美金的经济援助换来法国电影院对美国电影的开放。

法国人很快就对这一决定追悔莫及，并在随后的十年间通过各种手段支持本国电影发展。1947年随着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订，法国终于可以将电影产业置于商业协定之外。数年后，法国对电视产业也做了相同的决定。

对于美国人来说，文化和语言已成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性赌注。国际民航组织在1945年成立后不久就吸收了四十多个国家，美国利用其主导地位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回荡在全世界所有的机场。

战后英、美两国在这一点上态度更加明朗。1961年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英语语言教育的联合会议上，有二十多个大型基金会出席了本次会议。鲁瓦（Jean-Louis Roy,1941—）在《法语的未来在何处？》（Quel avenir pour la langue française ）一书中解释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一些项目并提供财政支持，以在全球各地建立传播英语的有效途径。就是在这一时期，英语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帮助下，其语言地位在联合国得到了进一步夯实。虽然法语和英语同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但是在中高层职位上，人们更多地使用英语，并且还需要精通英语，对法语不作硬性要求的职位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而对联合国提高英语地位现象的任何批评与指责均被视为胡搅蛮缠。

在英语的扩张中科技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法语危机》一书中，法国前外交家吉尔德（Alfred Gilder）和他的朋友萨隆（Albert Salon—）指出，1961年的英、美联合会议曾向英国文化协会秘密呈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科技交流领域单一地使用英语。自1967年以来，美国很多大学都取消了博士生入学考试中所规定的第二外语的考试。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又重新提出了对博士生的入学考试必须考核第二外语水平的要求，但是这30年的断层对推广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美国、英国以及荷兰所属的出版物均拒收用非英语发表的文章。出版商协会还开发了一套科学评估体系，例如科学引文索引。这些引文数据库统计了用英语发表的文章以及科学文献被其他文章引用的次数。这些机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理念：只有英语才更适于科学领域的理念。更令人可怕的是，这一理念在当时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同。

工商界在普及推广英语的过程中同样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在英、美的发展举世瞩目。对工业技术的开发和对经济的研究都要求必须使用英语，这就在这些领域中锁定了英语的独霸地位。就像美国军方拒绝用非英语签订跨国协议一样，无论在任何地方，英、美的商人都要求商务谈判必须使用英语。甚至就在本世纪初，一些从事国际法研究的人士仍在批评参照法国民法而形成的法律体系，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一法律体系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批评，就会轻而易举的戳穿他们的用意。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参照法国民法所形成的法律体系是否实用，而是因为这些法律条文是用法语成文的。

当然，英、美两个大国意识到可以通过地缘文化的策略来谋取各自利益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文化传播层面的公平竞争。但是在传播语言的问题上，有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指出，那就是没有任何语言会自然地，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被外民族所接受。数十年来，为了达到扩大英、美势力及其影响的目的，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员通过多方渠道来传播推广英语。其结果如何？只有说英语的国家接受英语是外交、科学以及经济领域的唯一语言。这样的事实表明，英、美两国的努力并没有使英语如愿以偿地成为全人类的通用语言。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世界众多语言的竞争犹如一场没有结局的比赛。换言之，一种语言的必要退却，并非意味着另一种语言的获胜。

语言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功能。两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门国际性语言的使用者因为法语或者英语渗透而减少。大部分的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印度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至少都会讲两种语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到阿拉伯语和沃洛夫语的存在。同样，法国在一些前英国殖民地国家
(1)

 和非洲的发展没有给英语带来影响。同样，在一些把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少有人因为学习了法语而此丢弃了英语。在法国几乎没有人因为学习英语而完全忘记如何使用法语。当然，旅居国外丧失法语环境的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瑞士人会在下一代、两代或者三代人后丢掉法语，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法语的衰退。

在语言传播上，英、美两国的各大媒体始终将法语视为老牌劲敌，它们在世界媒体舞台上具有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在传播自己的语言的同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包括人们对外部事件的看法。但是在对待法语的问题上，它们则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加以攻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它们对法兰西学院的态度。法兰西学院是法国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机构，每年至少一次受到《纽约时报》对院士的拿破仑帽、礼服上的绣花和佩剑的讽刺。

实际上，英、美两国很早就意识到了文化作为政治武器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媒体一直宣传这样一种观点：英语是经济贸易、科学研究、外交磋商的唯一语言。诚然，英语在出版某些科学研究成果、达成经济贸易协定方面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它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们语言交流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很多涉及全球性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活动中，法语仍在发挥着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里也包括上面英语所涉及的行业与领域。

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也促进了美国媒体业的发展。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进口外国电影和外文书籍少于消费总数百分之二的发达国家。但是，就法语而言，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美国电影市场引进的外国影片，有一半是法国的电影，这其中还不包括大量的完全被美国化的法国电影。在美国每年引进的外文书刊中，有超过30%的书刊来自于法国出版社。这些数据也充分地表明，法语仍作为国际上的主要语言在美国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语言的历史上，英语如今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取得了空前的地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人都可以用英语同他人交流，至少也能看懂用英语发表的本领域的学术文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也曾上演过以讲英语来炫耀自己社会身份的现象。伴随着这种社会现实，法语向英语借用了很多词汇和表达方式，以至于后来在法国又一次再现了马莱伯的纯洁法语的运动。


14.2　法语同英语的“角斗”

法语对英语的借用自15世纪就有证可考，19世纪就出现了大规模借用英语的现象。面对这种向英语盲目借用词汇的情况，格雷维斯在1949年就指出，那些自视高雅的绅士们以及运动员们必须承担破坏法语纯洁的责任。他批评说，这些人对英语的癖好大大破坏了法语的纯洁。这些英语的癖好者常常玩弄一些所谓的“高档”借用，法语本来已经有的词，但依然做无谓的借用：用bitter（1834）
(2)

 代替amer（苦涩的），用speech（1829）代替discours（讲话），用goal（1882）代替but（目标）等等。1900年以后，英语化的现象更是如潮而至，英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渗透到很多领域。因此法国人开始担心，英语的渗透有可能会变成英语的入侵，致使法语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英语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语言。事实上，法语对英语词汇的吸收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音乐艺术、医药方面，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大量的来自英语的词汇，如le wagon（车厢），le tunnel（隧道）。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使用这些源自英语的词。体育词汇，如le football（足球），le tennis（网球），le palace（大型豪华酒店）。这其中也有动词和名词以及表达法，如flipper（惶恐不安），speeder（焦急的），flacher（一见钟情），stresse（神情焦虑），faire un break（休息），c’est un peu short（这还不够）。还包括zapper（用遥控器调台，指做事三心二意）。最后的这个例子zapper，在英语中的原意是“使突然消失”，所以几年前法国人用它来意表“杀人”。但在1986年，zapper一词被用在《世界报》的一篇描写美国的文章中，专门指为了不看电视上的广告而进行“调台”的行为。自此以后，“调台”的语义才在法语日常生活中普及开来。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调台”的意思很快成为法国人的日常用语，但是1991年伦敦出版的一本关于英语新词的书中只收录了“杀人”这项释义，而且1989年和1991年分别出版的其他两本英语词典对“调台”的解释也只字未提。看来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to zap具有“调台”的语义也只是最近才普及开来。但是在法国，自遥控器大规模普及以后，zapper就已经成为法国人的日常用语了。对于这种语言现象，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语动词zapper会不会成为伪英语外来词源的代表呢？还是这只不过牵涉到一个英语外来词的特殊用法？实际上，该词的意思在英语中非常有限，但是在法语中作为“调台”的语义使用却非常普遍，而该语义被英语接受并普及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上个世纪后半叶，英语外来词竟成为法语新生词汇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英语的表达方式在法语中受到了不同对待：有的时候被全盘照搬，有的时候被法语化，还有的时候被直接翻译过来。对于英语表达方式的选择和修改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例如在魁北克地区，一些英语表达方式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讲法语的民众所接受的。在那里民众的法语中不仅有源自于英语的名词，还有动词，包括动词的变化形式。然而，在法国，很多情况与魁北克地区的现象是相反的：一些法国人使用英语的表达方式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以引起别人的关注，让别人认为他是受过英式或者是美式教育的。

应该说，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英语表达的现象还很稀少。但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数以千计的英语单词开始在法语中出现。当英语国家的人在游览巴黎或者蒙特利尔等地时，对法语中出现的英语词或者表达方式，特别是在各种类型的广告词中的英语现象会有着各种不同的感受。有的人会感到很吃惊，有的人会感到失望，还有的人会感到自豪。

除了对英语词汇的直接引入，法语受英语的影响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体现在原有法语词汇语义上的潜在变化。如法语动词réaliser附加了英语动词realize的“领会或察觉”的意思，法语名词opportunité 添加了英语opportunite（机会）的意思，法语名词abus带有“肢体暴力”之意。这些词义的变化都是受到英语类似词影响的结果。在此我们并不是不赞成词义的变化，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添加词义是正常的语言变化，是语言的使用者自发地改变对语言的使用。我们所强调的是法语这些词义的迁移与添加是受到英语的影响。人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将英语对法语的影响视为对法语的侵略，因为相对于法语丰富的词汇来说这些并不能构成威胁。一项研究显示在类似于《世界报》这样读者较多的一般媒介中，170个词中最多只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汇。语言学家也曾统计过，此类外来词占不到法国人常用词汇的百分之一，但却足以伤害到一个民族对自己语言的感情，使人们意识到保护本民族语言纯洁的必要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会有如此多的精英与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法语的不规范和法语带有英语化的倾向。有人更为气愤地指出，自从马莱伯时代起法国人就有这样的观念：对外语词汇的使用显示了使用者的无知。

对于法语中的英语化现象，法国第五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德斯坦毫不犹豫地指出：“语言，也就是我们的祖国，处于危机的时刻。”面对法语的纯洁问题，很多文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法国作家和批评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2002）在1964年发表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您讲法式英语吗？》（Parlez-vous franglais ），这部著作的出版将这场语言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面对法语不断受到英语侵袭的情况，法国开始成立相应的保护法语纯洁的组织和机构，制定相关法令，从官方文件中删除英语化的词汇，并代之以相应的法语词汇。为了有效抵制英语对法语的影响，法国成立了一些旨在防止法语受英语外来语影响的机构，如“法语术语协会”、“法语技术词汇委员会”等，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一些来自英语的技术词汇找出对等的法语词，成功地推广了一些法语的用法，例如在一些科技新词汇中加入后缀-tique和-el，如informatique（计算机科学），cognitique（认知），logiciel（软件）和progiciel（程序包）等。在很多语言中，人们都接纳了英语computer一词，但是在法语中，尤其法国法语并没有接纳这个词。这是因为1954年法国人在使用IBM系列电脑时出现了问题：如果按照法语发音读computer一词，那么该词的音节将由和[pyte]组成。前者和法语con（粗话：阴户），后者和法语put（粗话：妓女）的发音非常相似。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与之有关的语言玩笑：-Que faites-vous ce soir,Mademoiselle -Oh,je compute.于是法国人开始寻找新词以代替英语词。这时巴黎大学拉丁语教授佩雷（Jean Perret）提出了ordinateur一词。该词源自于le Grand Ordinateur，意为上帝给世界带来了秩序，于是该法语单词广泛地流传开来。又如英语信息科学中bug一词在法语中衍生为bogue（千年虫），在此基础上又派生出动词déboguer（寻找并消除程序中的错误），名词débogage。这些语言上的法语化都说明了一个实质问题：法国人试图摆脱英语对法语的影响，形成具有法语特色的，属于法语自身的语言。

1984年法国出版了官方正式认同的《法语新词词典》（FRANTEM），同时还辅有一系列的抵制英语外来词的措施：定期出版有关刊物，建立计算机数据库等。1983年，法国成立了国际性组织法语联合会，致力于法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法语的对外推广。这正是法国人所期待的，因为捍卫法语的纯洁不仅仅包含对语言的感情和爱戴，也是对祖国的感情和爱戴。

【注释】




(1)
 如尼日利亚19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现在法语为该非洲国家的第二官方语言


第十五章

法语的未来与国际组织

自公元842年历史上第一部法语文献《斯特拉斯堡盟约》发表以来，法语经历了多种语言不断影响的千年历史，走过了从古法语、古典法语到近代法语和现代法语的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法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一个语言大国。自从世界上有了比较广泛的外交和文化交往以来，法语就是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法语语音优美，语法严谨，词义准确，形态丰富，表达规范，科学性和逻辑性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法兰西文化传统和法国人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今天面对英语对法语带来的威胁，法语的使用仍然还是非常的广泛，许许多多的外交活动和国际事务都将法语作为主要磋商交流的工具。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法语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欧美许多国家的上层社会都聘请法国人做他们的家庭教师。法语还被视为是知识的标志。即使在现在，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品，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商贸，都直接用法语撰写并公开发表。在世界各国大学生选学第一外语时，法语仅次于英语，居世界各语言第二的位置。在讲英语的国家里，选学法语的大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90%，在意大利为70%。法语以法国的强大和自身的精确、严谨、明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自然获得了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


15.1　展望21世纪的法语

语言总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法语在未来又该如何变化？有什么样的发展？这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就像古拉丁世界的罗马人无法预料他们的语言日后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突变和曲折一样，目前看来我们仍无法预测法语的未来。所以我们只能说，法语拥有1年的历史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法语只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几千种语言中的一种
(1)

 ，从使用人口的数量上看，法语不属于五种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英语、印度语、西班牙语和俄语，法语只排到了第11位。但是从国际事务中其语言地位上看，法语紧随英语之后，位列第二。它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在联合国，它和英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同为官方语言，和英语共同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十大使用法语人数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法国、阿尔及利亚、加拿大、摩洛哥、比利 时、科特迪瓦、突尼斯、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瑞士。尽管有些法国人至今还伤感地怀念那个全欧洲都使用法语的时代，但应该承认，那个时代法语的使用只涉及一小部分人群，即欧洲的精英们和贵族阶层。实际上，纵观法语发展的历史，现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法语的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时期，即使大规模殖民时代的数字也无法与现在相提并论，这要归功于上世纪法语教育的普及和扩展，也不可忽视法语联盟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法语联盟成立于1883年，最初是一个“为在殖民地和外国推广法语而成立的国家级联盟”，由大使康博和冯森（Pierre Foncin,1841—1916）以及多位名人联手建立。法国总统是法语联盟巴黎总部的名誉主席。法语联盟的宗旨是在世界各国开展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法语联盟成立时的宗旨与目标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这是一个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法语联盟组成的网络，向外国人传播法语和法国文化。第二，法语联盟与法国政府拥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被看成是法国外交部以文化形式派驻国外的官方文化机构，被法国学者首拜称为“语言外交”。第三，法语联盟除了日常教学活动，如教授外国人法语和培训本地法语教师外，还通过组织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为向当地人传播法国文化搭建平台。第四，协会式的组织机构是其成功的首要条件，每一个法语联盟的诞生都是法方与当地组织双重努力和互相参与的结果，使得法语联盟的运行能够长久不衰。第五，构建广阔的热衷法语的外国朋友圈是该组织成功的必要保证。所有这些都非常明晰地表明该机构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其文化传播策略。至今法语联盟在136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这1000多个法语联盟的分部形成一个国际网络，每个分部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传播策略。

法语联盟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展的现实使我们不难看出，在世界其他地方，法语正在与无数种语言竞争，政治变化也许会使其失去在一些地区官方语言的地位或者作为普及的第二语言的地位。其最直接的对手就是已经成为国际语言的英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广，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职场精英们视为工作语言。尽管有一个如此强大的劲敌，法语的国际发展和传播也不能忽视。在许多国家，科学技术的传播仍使用法语。自欧盟创立以来，法国一直主张在欧盟内部要体现语言的多样化。欧盟委员会自己就拥有14000多名职员，大部分是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他们代表了最大的国际公共机构。其中20%的人员负责语言工作。仅从法语的地位来讲，人们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记得在1972年签署《海斯-蓬皮杜协议》时，法国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条件是保证法语在欧洲的使用。20年后，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经专门写信给德洛尔（Jacques Delors,1925—），对委员会某些部门召集专家会议时只使用英语的现象表示遗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欧洲各组织中，法语始终坚持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在欧盟也是如此，尽管每年欧盟在语言翻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仍坚持使用十几种语言，并提倡学习两种外语，以抵制文化和语言的统一。在欧盟，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成员国其他语言一样，是协议语言和工作语言，和德语及英语一起组成三种适用于非正式和紧急程序的语言。欧盟的翻译部门是世界国际组织最大的翻译机构，约1余人，每年都要翻译数百万页的文献与资料，尤其欧盟的不断扩大更增加了语言翻译的工作强度。为此，欧盟委员会还出台了一项计划，叫做“多语化和信息社会”。

法语曾以它的清晰、精确、严谨的优点在18世纪以后成为欧洲学者和有文化教养人士普遍使用的高雅语言，也是欧洲外交界最为推崇的语言，其盛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英语语言和文化的入侵引起了法国各界人士的不安。很多人担心语言的“污染”和“异化”，尤其担心对青年一代的消极影响，深恐英语文化将逐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从国际上看，法语的败退不仅是对法国文化尊严的伤害，实质上造成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自然身份的衰退，间接地导致了法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损失。所以，法国将法语文化的生存状态视为与国家利益和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故此在1985年2月5日召开的法语教学问题讨论会上，前文化部长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尖锐地指出：“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保卫我们的语言，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的组成部分，是精神上孕育我们的母语，它不只是法国人的财富，而且也是所有操持法语者的财富。”之后，法国在保护法语的问题上采取了以下对策：

1.重申十多年前颁布的禁止在正式文件中过多使用外来词语的条令继续有效，并检查执行情况，对不认真执行的行政部门加以干预。

2.继续行使已故前总统蓬皮杜为充实法兰西语言而设立的各部间的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并继续执行1983年5月25日通过的法令。

3.要求教育部门下达指令，让学校合理安排时间，使学生除英语外，能自由选择一门欧洲某一国家的语言，要求每个学生在初中、高中阶段，至少必修两门外语，以打破英语在教育领域内的特殊地位。

4.要求宣传机构与文化部门加强宣传法国文化的力度。

5.政府和各类团体应提供更多的方便，以加强法语国家之间、社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法语的国际性。如结成姐妹城市、加强组织联络，推动相互访问活动、召开科技学术交流会议、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等。

6.鼓励科研单位与个人打破保守思想，勇于创造新词新语，不要只引进或翻译外来语；要向新闻界与宣传部门提供这方面的信息，让他们报导这方面的成果与动向，使公众关心语言的使用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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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研究法国对法语保护的问题时，看到了几则很具说服力的材料，以此证明法国在巩固法语地位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付出的努力。蒋妍敏在《从法国人的民族意识谈其对语言的保护》一文中举出了一则事例，表明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先生在国际事务中对法语语言保护方面所呈现出的态度。2006年3月23日，欧盟春季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天，当欧盟商业游说团负责人、法国商界领袖塞耶尔（Ernest Antoine Seillière,1937—）选择用英语演讲时，希拉克当即率领外长布拉齐（Philippe Douste Blazy,1953—）、财政部长布雷东（Thierry Breton—）离开会场。塞耶尔发言结束后，另一位法国商界人物用法语演讲，希拉克才返回会场。希拉克总统用自己的方式抗议法国人不说法语，尽管有些出人意料，但不失为率真。连总统都这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人理直气壮地对老外说，法兰西例外。该文还指出，为了维护法语的地位，法国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对法语进行保护和推广。在教育方面，尽管一些地区要求用地方语言开展教学活动，但法国政府要求主要的教学语言必须是法语。在科学技术方面，政府大力支持用法语发表文章和研究成果。在文化传播方面，政府规定各电台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电视台播放的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用于资助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法国规定公共场所的所有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言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而且法语字母不得小于原文字母。在对外传播方面，除了1883年成立的法语联盟外，法国语言文化机构还编写专门教材，以供全世界以法语为外语的人学习法语。法国政府还设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奖学金，以鼓励讲法语的外国学生来法国留学。同时还打造了两个国际电视频道，其中法国电视5台通过59个卫星向全世界各国的2.15亿家庭传送法语节目。为了弘扬法语，1997年11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上通过了《法语国家宪章》，这不仅在政治上进一步地明确了法语国家共同体的存在，同时还规定了每年的3月20日为世界法语日。1996年组建的专门术语和新词审定委员会由40名德高望重的语言专家组成，所有法语新词及其解释都必须经过法兰西学院通过，由政府公告发表才得以认可，以对抗英语及其他外来语言对法语的“污染”，保护法语的纯洁。

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性，它是民族的符号，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自4世纪以来，法语发展演变的一个历史特征，就是体现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就是通过给予语言的规则来呈现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国家对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所做出的种种干涉也就是在维护法兰西民族文化内涵。法国人对语言规范化的关注和各种语言政策的制定，并通过官方机构公布于世，加之媒体语言的规范，不仅带来了语言交流的统一，也形成了独特的法兰西民族文化。

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像对自己眼睛一样爱护。1539年9月28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行宫维莱科特雷签署了著名的《维莱科特雷法令》，这是法国史上第一个涉及语言的法律。到1635年为维护法语的纯洁性与正确性，法国创建了法兰西学院，并于1694年出版了第一部法语词典。在17世纪，法兰西最不可磨灭的功劳应归功于马莱伯，是他主张法语的正确使用。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对语言的关注和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如20世纪设立的拼写锦标赛也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体现了国家对语言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颁布了十几部有关语言的法律，首次将语言、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口号是，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应该具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一场消灭方言，保护法语统一与纯洁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

法语的历史是一次全民族集体探险的历史。法语的历史也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历史、社会交流的历史、社会改革的历史。但是个人风格对语言演变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能被忽视，那些名声大振的作家使用法语的风格阐释了个人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表述中个人对词语的适应。每个人的语言都自成一格，每个人的语言都是创造的源泉，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

在各种有声和视图教育工具开发之前，文献记载已经为法语留下了美誉，尤其是文学著作，它们的地位与那些艺术作品一样。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感受到过去几个世纪里法语的气息，是它们为词典里的文字和语法书中的规则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使我们意识到法语的博大精深。这些著作为各个世纪构建起了对话的平台。法语的千年文学底蕴是数十亿几经变化词汇最好的证明，这些词汇构筑了法语的历史，一部丰富了世界法语多样性的历史。

世界三大运输设备中心，西雅图（波音公司）、土伦（空中客车公司）、蒙特利尔（庞巴迪国际性交通运输设备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巨型企业，后两个均位于法语区。庞巴迪、西门子和阿尔斯通掌控国际市场60%的铁路运输设备。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世界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SNC-Lavalin公司始终引领着国际上各类民用工程的发展。在国际上比较有名的零售企业中，继沃尔玛之后，就是法国的家乐福。法国人开办的家乐福遍及世界34个国家，而美国的沃尔玛只不过才达到15个国家。全球最大的民用核能开发公司阿海珐（AREVA）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凭借其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的生产设施，以及在100多个国家的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可靠的无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发电及输配电解决方案。它是国际核能工业的世界领导者，其总部也位于巴黎。世界上唯一的商用太空发射项目也是法国人领导的阿丽亚娜计划。

法语的生命力在文学、影视、音乐、动漫等文化领域明星们的身上同样得以体现：法语歌唱家迪翁（Céline Dion,1968—）、法国著名影星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1948—）、音乐家卡胡（Pierre Garou,1972—）、词作家普拉蒙东（Luc Plamondon,1942—）、文学作家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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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幽默大师艾尔马莱、演员波尔沃尔德（Benoît Poelvoorde,1964—）等，不仅受到法语大众的欢迎，也深得非法语国家民众的喜爱。他们不仅是艺术明星，还是传播法语的友好使者。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写道：“我的祖国，法语。”其实，他本人出生于一个移居北非阿尔及利亚很贫困的家庭，他的母亲是西班牙人。法语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法语世界。他在个人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个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学习法语的事实。

世界上有数百个以法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组织与机构，如科学技术研究者协会、精神病科医生协会、国际刑警组织等。每日有数十万名学生和老师通过全球774个法语大学联盟的网络开展教学和学术研究。

在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形势下，语言在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的经贸活动以及越来越频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中发挥着其他任何交际工具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下，法语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这是全世界讲法语和学习法语以及热爱法语文化的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面对英语的冲击，法语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语是世界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语言，没有法语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绚丽多彩。

不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思想，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法语将永远是一门国际性语言，它的这种地位是毫不动摇的，这也表明了为什么在面对英语的挑战，始终有很多人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法语。法语是一门外交的语言，是科学的语言，是经济贸易活动的语言，是表达我们思想意识的语言，是弘扬传播文化的语言。有谁能够预计到地球上任何一次人类的活动都会对一门语言，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它所使用的地域上带来一定的影响呢？有谁会预计到1860年以色列联盟的形成衍生出文化外交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至今是法国外交的重要途径之一？有谁会预计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谁会预计到在君主立宪制被取缔以后，法兰西学院仍会继续存在？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门语言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语言自身的力量和特点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它存在着巨大的潜能。

就在两个世纪之前，尽管法语被视为精英和贵族们的语言，且75%的人法语讲得十分糟糕，但是法语仍被视为欧洲大陆的通用语言。今天看来，学习法语的人数增加了近20倍，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精英仍在努力地学习这门语言。然而，在4个世纪之前，法国是唯一一个讲法语的国家。法语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与普及足以证明了法语本身潜在的生命力。毫无疑问，法语的未来和法语的今天是有所差异的。新的语言发展趋势预示着语言未来的重大变化。蒙田（Michel Montaigne,1533—1592）的作品，尤其是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的作品，我们今天读起来非常难懂。同样2011年马卢夫（Amin Maalouf,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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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维勒贝克出版的作品在50年后也将成为很多讲法语的人难以看懂的作品。

由于法语世界人数和国家的不断增加，不可否认法语世界关于语言纯洁的理念也必然会随之发生着变化。如果说在法兰西学院成立300多年以后，法语语言的纯洁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人的话，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讲法语人口的迅速增长还会给倡导纯洁法语的人们带来新的难题。

法语是否正在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同其他国际性语言一样，法语也将成为自己本身进步的受害者，即语言变化的受害者。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只不过在有的地方变化得不很明显，有的地方变化比较突出。语言学家对科特迪瓦和多哥民主共和国的法语演变的情况做了非常认真的考察，他们发现那里的法语在向一种由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本地语言组合而成的克里奥尔语演变。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国家的语言演变状况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非洲，人们还没有发现另一种像克里奥尔语那样的语言存在。但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孩子的孩子就有可能目睹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承认，若干年后的人们所讲的法语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法语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每个人，包括那些主张语言纯洁的语言学家们都必须直面语言这种无情的变化。

除了人口和语言的问题，地域政治也将对法语在法国、欧洲、美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带来一定的影响。法国永远是法语的心脏，但同时又是法语生命力存在的致命部位。法国人的语言行为，法国人如何理解世界，世界人民如何理解法国人，这些都会对法语的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些法国人看到他们的外交官、学术精英、睿智的商人在语言中掺杂着英语而感到忧心忡忡。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没有必要的担心，因为语言掺杂的现象不是今天才遇到的问题。一般说来，当法国人看到他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的时候，他们需要寻求对社会的诊断和根治社会乱象的药方，为此他们就必须通过外民族的语言来吸收他人的观念。法国的知识分子在16世纪借助意大利语，在18世纪借助于英语，在19世纪借助于德语来了解学习异国的先进思想、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这就有点像病人巧用“毒品”治病一样，目前法语中出现英语词汇或英语表达方式的现象将有助于法国在科学技术、经济贸易品被译成27种语言，畅销全球以及国家治理等多方面增加文化的活力。

法国人有时看待世界的观点是令人担心的，特别是涉及法语语言的问题。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听到人家说，法语国家组织对法语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大多数有关法语演变的历史书籍都是由法国人撰写的，在这类书中他们过于强调和突出了法语在科特迪瓦、阿尔及利亚以及魁北克的特殊地位，而很少涉及法语在全球的传播问题。这种文化的近视是非常可害怕的，法国虽然组建了法语国家组织，但是在400年前却错过了在美洲广泛传播法语的机会。

在很大程度上，法语的未来取决于非洲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取决于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于法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行为表现，一位塞内加尔的作家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1946—）在1998年与十几位非洲作家一起提出了禁用法语，而使用母语沃洛夫语创作的倡议。虽然卢旺达政府宣布英语为那里唯一的官方语言，但是，这个排斥法语的政策收效不大，其后果也与北非的情况非常相似。

法语的未来也与那些虽然没有加入法语国家组织，但又与法语和法语文化非常亲密的国家和地区有关，例如以色列和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以色列如果和黎巴嫩缓和了紧张的关系，就完全有可能加入法语国家组织。我们还发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在美国和墨西哥，讲法语的人远比一些已经加入法语国家组织的成员国里的法语人口还要多。比如，在美国和墨西哥讲法语的人要比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多得多。在美国和墨西哥由于法语联盟的存在，以及法语中学和高中的不断扩展，那里学习法语的人数始终居高不下。在亚洲地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法语大学联盟的发展也证明了法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语言。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很难预测法语未来的走向。

实际上，法语的未来取决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法语的使用问题。谁在使用法语？为什么使用法语？和谁在说法语？

我们都很清楚，很少有人是因为一门语言的优美来学习这门语言。人们学习语言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调查数据表明，尽管法语还不如英语，但是它在国际组织中的广泛使用确定了它不可动摇的，使用人口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学习法语的人数在不断攀升的真正原因所在。

法语的未来还取决于它在科学研究、商务贸易、文学艺术、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全世界讲法语的人在上述提到的或没有提到的领域中绝不会止步不前，他们将在各个方面为人类的进步奋斗前行。从外交的角度看，法语国家组织倡导多语言和多文化，并且认为多语言和多文化将会给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带来积极的因素。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政策要求法语国家组织中的成员国去营造宽泛的文化经济。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法国人所经历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人们痴迷于意大利语，那是因为意大利是新型文化、先进科学的中心。到了21世纪，之所以有很多人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这或许是因为法语国家和讲法语的人体现了更为和谐、先进的社会模式？


15.2　法语与国际组织机构

尽管全球讲法语的人数比讲英语的人数少得很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法语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千百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法语给人类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法国的本土。换言之，千百年来，法语并非仅仅属于法兰西。

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供的语言翻译数量，就能反映出法语作为国际语言的重要作用。作为翻译的目的语，法语为翻译总量的第3位（204 000份），仅次于德语（271 000份）和西班牙语（208 000份），而英语则排到了第5位（116 600份）。

在世界众多的语言中，我们试问，除了英语，还有哪一种语言能像法语那样无需翻译就能直接让日内瓦的外交官们表达他们对国际问题的思考，让比利时的工程师们直接展示他们的发明与创造，让塞内加尔的知识分子公开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多哥的童子军听懂长官的命令，使黎巴嫩的老师有效地组织课堂的教学活动，让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兰西院士评定各类学术成就，让加佩斯
(5)

 的渔民轻松畅谈捕鱼作业的快乐。

法语是世界通用的两种语言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语的地位下降，影响日益缩小。法国对此深感忧虑。在法国看来，法语文化的复兴是法兰西扩大自身的影响，巩固并提升国际地位，谋得更大民族利益的战略措施。从1950年到1969年，法语国家媒体与记者协会、教育部长会议、青年与体育部长会议、大学协会、教师协会等法语机构相继成立。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法语共同体”的设想，以维护法语文化的地位，复兴和弘扬法语文化的价值，凝聚和壮大“法语世界”的力量。1970年，21个法语国家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召开的会议上签署了成立文化技术合作组织宪章，标志法语国家组织的成立。1975年，时任塞内加尔总统的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提议召开法语国家首脑峰会。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北非国家高层人士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法国和北非之间的共同语言、文化、历史、价值观的纽带能够得以延续，在国际上产生一定影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86年，首届法语国家首脑峰会才在巴黎召开。此后基本上每两年举行一次。在1991年第4次峰会上，与会的各国首脑决定将该峰会的前身机构-文化技术合作组织-改为所有法语国家国际机构的执行机关。这次峰会被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称赞为一次成熟的、壮大中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在会议期间，法国总统一再强调，这次首脑峰会的召开标志着法语作为世界性语言重新征服亚洲和美洲，巩固了它在世界法语区的地位及影响。至此，该文化合作组织在表现出了涉足国际政治舞台的巨大热情之后，更名为法语国家组织，从此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登上了国际舞台。

2012年10月14日第14届法语国家首脑峰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闭幕。会议发表宣言表示强烈关注刚果（金）东部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打击几内亚湾海盗活动。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表示，承诺尊重马里共和国领土的统一与完整，并呼吁马里各方加强对话和谈判，抵制各种恐怖活动，倡导以政治途径解决马里危机。本次会议还决定，第15届法语国家组织首脑峰会将于2014年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

多年来法语国家组织已经从一个松散的组织发展成一个多功能的、全面的国际组织，其目标涵盖的范围也从初期的维护法语的世界地位逐步向政治、经济等领域拓展。

首脑峰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下设的部长级会议在两届首脑会议之间举行，为首脑会议做准备。由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特别代表组成的常设理事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并下设3个机构：国际监督委员会、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和文化技术合作局。
(6)

 后者也是法语国家运动的“总秘书处”。1995年12月举行的第6届法语国家首脑峰会决定设立秘书长一职，以协调法语国家的行动，秘书长任期4年。在1997年越南河内举行的法语国家首脑峰会上，原联合国秘书长，埃及人加利（Boutros Ghali,1922—）担任了这一届讲法语国家秘书长的职务。

文化多样性是法语国家首脑峰会永恒的议题，禁止将文化产品作为普通商品列入经济范畴是法语国家组织众多成员国的共识。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抵制美国关于取消文化产品补贴的主张将是法语国家领袖们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如今，法语国家组织拥有57个正式成员，20个观察员。占联合国成员的三分之一，涵盖五大洲，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2%，国际贸易总额的15%。

57个正式成员（含地区）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比利时非法语区、比利时法语区、贝宁、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加拿大魁北克省、佛得角、中非、塞浦路斯、科摩罗、刚果（布）、刚果（金）、科特迪瓦、吉布提、多米尼克、埃及、法国、加蓬、加纳、希腊、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赤道几内亚、海地、老挝、黎巴嫩、卢森堡、马其顿、马达加斯加、马里、摩洛哥、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摩尔多瓦、摩纳哥、尼日尔、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瑞士、乍得、多哥、突尼斯、瓦努阿图、越南。

20个观察员国是奥地利、波黑、克罗地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爱莎尼亚、格鲁吉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共和国、莫桑比克、多米尼加、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泰国、乌克兰、乌拉圭。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都注意到了法语在开幕式以及各项赛事中的普遍应用。法语不仅是奥运会的官方语言，在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法语也是重要的官方语言之一。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分别成立于1894年，1904年和1954年。这3个国际体育组织机构的总部开始都设在巴黎，后来迁至瑞士。巴黎和瑞士都是法语区。鉴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法语作为上面3个国际体育组织的官方语言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法语语言的特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法语是很多国际体育组织不可缺少的重要语言。法语的语法和词义较比其他语言解释得更为严谨。在国际赛事中各成员国之间难免产生矛盾与纠纷，而在争辩时又都以各自的国家语言来进行辩释。因此，为了对解释纷争有一个基本准则，需要用严谨的法语作为最官方的解释用语。比如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一旦对某项规则在不同国家间产生异议时，都要使用法语为第一解释的语言。

因其用法的严谨，所以像法律条文这种严谨的重要文件在国际上都使用法语成文。法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与英语一并被联合国选作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联合国将英语作为第一发言语言，法语为第一书写语言。法语也是欧盟、非盟、国际法庭、奥林匹克运动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法语是一个处于衰退的语言，那是大错特错的狭隘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法语是一个欧洲的语言、美洲的语言、非洲的语言、世界东方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它是一个全球各地都在应用的语言。它是一门应用于所有新生领域的语言，是商贸、文化、科学研究、工农业生产、外交谈判和处理国际事务等必不可少的语言。

【注释】




(1)
 资料表明，世界上现存语言7000余种，33％在亚洲流行，30％在非洲，19％在大洋洲，15％在美洲，3％在欧洲。但在这些语言中，只有约200种语言有文字形式


(2)
 史美珍. 法语的前景. 《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7年第2期


(3)
 维勒贝克，1956年生于法属海外省留尼旺，6岁回到法国本地与祖母生活在一起。20岁开始诗歌创作，被视为继加缪之后唯一将法国文学重新放到世界文学版图的作家。2010年获最佳法语作家称号，龚古尔文学奖得主


(4)
 马卢夫，黎巴嫩旅法作家，1967年移居法国。被视为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著有多部文学作品，很多作品被译成27种语言，畅销全球


(5)
 加佩斯，Gaspésie ，加拿大魁北克省东部半岛


(6)
 文化技术合作局是全球唯一所有法语国家都参加的国际性的组织机构


附录


附录一

讲法语的国家及地区-法语国家组织成员

（资料来源：La langue francaise dans le monde 2010）





带*的国家（地区）只计入了其会读、写法语的人口百分数。






附录二

讲法语的国家及地区-法语国家组织观察员及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La langue francaise dans le monde 2010）



带*的国家不属于法语国家组织成员。






附录三

各语种作为官方语言使用的国家或地区数量

（资料来源：Portalingua,2011 et Université Laval.）








附录四

通过对语言使用状况进行加权计算后得出的语言影响力的统计

此表是由语言学家路易-让·卡尔韦（Louis Jean Calvet）和阿兰·卡尔韦（Alain Calvet）教授联合设计完成的。他们对137种语言、超过500万语言使用者进行了考察，根据使用该语言的人口数量、互联网普及度、维基百科中的词条数量、使用该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数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量、作为翻译原语言和目标语的数量等10项因素进行统计，得出了下表的结果。有趣的是，这项研究的结果与韦伯（George Weber）1997年所做的同类研究结果十分相似。（资料来源：Portalingua,2011.）








附录五

每年部分语言翻译量状况统计

（资料来源：Portalingua,2011 et Index Translationum.）

这个表格反映了下列语言作为原语言和目标语言翻译量的情况。








附录六

世界主要讲法语的国际组织与机构

(1)




【注释】




(1)
 本附录是作者在参考网络与书刊相关资料后整理而成，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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